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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１８４４年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所

写的著作。这些著作编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合作之前所写的著作。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于１８４４年８月在巴黎会见以后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对《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一至四卷的补充，对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

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本卷第一部分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说明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的重视。恩格斯在这一著作

中第一次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后来称赞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

的天才大纲”，并在《资本论》中多次加以引用。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是１８４４年马克

思在巴黎研读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所作的大量笔记之一。马克

思对该书的评注表明，尽管他当时的经济学观点还处在形成的最

初阶段，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采取鲜明的批判立场。他指

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采取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把资本

主义关系看成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在《摘要》中已经开始表述他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比较系统地阐述的异化理论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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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原理。他用异化这个范畴来考察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他指出：

“在……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

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

统治。”（见本卷第３０页）。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三个未完成的手稿组成，这些手

稿反映了当时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

这里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对自己的新的哲学、

经济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作综合的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

世界观形成阶段的一部重要著作。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时，对经

济学理论的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把它们的发展看作现实经

济关系演变的反映。他肯定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功绩，又批判了他们的形而上学方法，揭露了他们为资本

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

马克思在《手稿》中详尽地论述了异化和异化劳动的问题。“异

化”概念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著作中曾广泛使用过。而马克思

首先把异化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

来，甩异化来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统治下，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

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

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

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见本卷第９１页）。劳动的异化

不仅表现在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工人同生产行

为本身的关系上：“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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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

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

折磨、精神受摧残”；“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

属于他”（见本卷第９３、９４页）。

马克思还指出：异化劳动既然夺去了人的生产的对象，也就夺

去了人所固有的真正的人的生活；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他的生命活

动、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他人相

对立。

马克思还分析了异化劳动的产生以及它同私有财产的关系，

强调指出，要消灭异化劳动、结束人的相互异化，必须废除私有财

产，“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见本卷第１４０页）。

马克思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即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时，

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

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

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

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

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

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见本卷第１２０页）他的这种看

法是用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来表述的，但已包含了他对科学共产

主义的基本理解。

在《手稿》的最后部分，马克思专门用一章来谈如何对待黑格

尔的辩证法的问题。马克思利用了费尔巴哈的积极成果，站在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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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合

理成分和保守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他着重批判地分析

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

正诞生地和秘密”，是理解黑格尔哲学奥秘的关键。马克思揭示了

《现象学》的伟大成果就在于它在阐述异化的各种形式时提供了

“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同时批判了黑格尔的

唯心主义，指出黑格尔讲的异化的不同形式，无非是意识和自我意

识的不同形式。

马克思还揭露了黑格尔的阶级局限性，指出黑格尔虽然站在

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他只看到

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见本卷第１６３

页），因此，黑格尔不能运用他的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并预见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编入本卷第三部分的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他在１８４５年３月写的一篇评论文章

的草稿。李斯特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当德国年轻的资产阶级的辩护

士，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的竞争。马克思在评论中揭露了李斯特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实质，指

出这是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大谈国家利益来掩饰自己对无产阶级的

残酷剥削。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李斯特的论点，而且还发挥了自己关

于“劳动”、“工人”、“生产力”、“交换价值”等经济学范畴的观点。此

外，马克思还表述了他后来在一些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中进一步发

挥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见。

本卷第二部分是恩格斯１８４４年发表在宪章派刊物《北极星

报》上的一组文章和简讯。当时，恩格斯在英国直接参加了英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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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出席宪章派组织的群众大会。１８４３年他同《北极星报》建

立联系，并从１８４４年开始为该报撰稿。他在为该报写的文章、通讯

中报道了国际上的某些事件，阐明了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和民主主

义运动的状况。他在《报刊和德国暴君》、《德国消息》、《啤酒骚乱》、

《普鲁士的牧师专制》等通讯中揭露了普鲁士的反动制度、官吏的

横行霸道和僧侣对社会生活的粗暴干预。

１８４４年６月，德国西里西亚织工举行起义。这一事件立即引

起了当时旅居英国的恩格斯的密切注意。他写了两篇通讯：《普鲁

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和《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同年６

月，法国里昂附近的里夫 德 纪埃发生矿工罢工，恩格斯也及时写

出了《法国消息》一文报道这一事件。恩格斯从这些事件中看到，工

厂制度、机器技术的进步等等带来的后果，在大陆上和在英国，对

工人阶级说来都是一样的；工人进行斗争的形式，也有相同之处。

他认为，各国工人的非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是促使他们进行

斗争的共同的社会原因。

本卷第三部分收入了恩格斯在居留巴门期间（１８４４年９月至

１８４５年４月）写的两篇文章：《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兴起的今日

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它们反映了恩格斯当时积极宣传共

产主义的活动情况。

恩格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

中，利用关于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报道材料，驳斥了那种

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论断，指出以集体所有

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优越。但是，恩

格斯不同意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可以逐渐过

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指出这种移民区只是证明在集体所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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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可以更合理地组织经济生活，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手段。恩格

斯在文章中指出工人联合的重要性：“当工人彼此联合起来，团结

一致并追求一个目的时，同富人相比，他们就无比强大。（见本卷第

２３６页）。

第三部分还包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居留期间（马克

思从１８４５年２月至１８４８年３月，恩格斯从１８４５年４月至１８４６

年８月）写的一些著作。恩格斯以英国工人的一次罢工为内容写的

《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描述了这次罢工的详情细节。

他在文章中说明了自己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目的，称

这本书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是恩格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

叶《论三种外在统一》一书的长篇摘要。恩格斯在发表这篇摘要

时加了前言和结束语，这两部分曾单独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二卷。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傅立叶的这一著作，认为它对资

产阶级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生动、非常明智的批判，揭

示了资产阶级在从事金融贸易方面的贪婪、诡诈、伪善和卑鄙。恩

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尖锐地批判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

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是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同黑

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揉合在一起的大杂烩，是“劣等的德国理

论”，这种观论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

状况一无所知。

《珀歇论自杀》是马克思利用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珀歇的回

忆录中有关自杀问题的材料写成的。马克思通过这些材料揭露了

法国社会的道德、风尚的腐朽和堕落。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

了彻底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外，所有其他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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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写的

纲领性文献《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它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形成过

程的最初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曾数次提到的这一文献

长期没有找到。１９６８年在德国汉堡发现了《信条草案》以及收入本

卷附录的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盟文献。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过程以

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第三部分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写的一些

札记和手稿片断，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当时写作的计划和准

备工作。如《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表明马克思本来打

算写一本书论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又如《〈德意志

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以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的札记手

稿，则是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作准备的。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为依据。

大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并参照俄译文翻译的。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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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１

私有制。它的最初的结果：商业：和一切活动一样，是商人收入

的直接泉源。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价值。抽象的实际价值

和交换价值。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李嘉图和穆勒①则

认为是生产费用。在英国人那里，同生产费用相对，竞争表现效用，

在萨伊那里，竞争则表现生产费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

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是否应该生产，即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

用的问题。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２。实际价

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的等价物不是等

价物。价格——生产费用和竞争的关系。只有能够垄断的东西才

有价格。李嘉图的地租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假定，需求一减少，

马上就影响到地租，并且立刻就使相当数量的最劣等的耕地停止

耕种。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忽略了竞争，而斯密的定义不包括

肥沃程度。地租是土地的肥力和竞争之间的关系。土地的价值应

当依据面积相等的土地在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生产能力

来计算。

资本和劳动的分离。资本和利润的分离。利润分为利润本身

３

①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是：麦克库洛赫。——编者注



和利息……利润是资本用来衡量生产费用的砝码，是资本所固有

的，而资本又还原为劳动。劳动和工资的分离。工资的意义。劳动

对确定生产费用的意义。土地和人的分裂。人的劳动分为劳动和

资本。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４年上半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３卷

原文是德文

４ 卡·马 克 思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３

一 论 生 产

［ＸＶＩＩＩ］“为了使劳动存在，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从事劳动的人所使

用的其他一切物品。”（第８页）“一般地说，人们不能以从事少数几项操作所

练出来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

作项目，总是有利的。”（第１１页）

“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从

事大规模生产，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

产生的原因。”（同上）

二 论 分 配

（１）关于土地租金或地租

“土地具有不同程度的肥力。有一种土地，可以看作是什么也不生产的土

地。”（第１５页）“在这种土地和最肥沃的土地之间有一些中等的、即中等肥

力的土地。”（第１６页）“最肥沃的土地也不会同样轻而易举地提供它所能生

产的一切。例如，一块土地每年能提供１０夸特或者比这还多两、三倍的谷物。

但是，它提供第一个１０夸特是由于投入了一定的劳动量，而提供第二个１０

夸特则由于投入了更大的劳动量，等等，而且生产每一个新的１０夸特都要求

比生产前一个１０夸特付出更多的费用。”（第１６—１７页）“当还没有在全部较

好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并对这种土地的耕作投入一定量的资本时，所有投入农

５



业的资本都会带来同等数量的产品。可是每当达到一定的阶段，在同一块土

地上，如果追加产品不相应地减少，就不会投入任何追加资本。因此，在任

何国家，人们从土地上获得一定数量的谷物之后，只有相应地付出更大的费

用才能获得更大数量的谷物。”（第 ［１７］—１８页）“当农业需要一部分只能

带来较少产品的资本时，对这部分资本的使用可以有两种办法：把资本或者

投入一块初次耕作的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或者投入一块具有一等肥力的土

地——在这上面已经投入了全部资本，并且在这块土地上能够使用这笔资本

而不减少产品。至于把资本投入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还是投入具有一等肥力

的土地，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取决于这两类土地的性质和质量。同一资本，

如果投入较好的土地只生产８夸特谷物，而投入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可

生产９夸特谷物，那么人们就会把它投入后一种土地，反之亦然。”（第１８—

１９页）

“当土地什么也不生产的时候，就不值得费力去占有它。当只需要把一部

分较好的土地投入耕作的时候，所有未经耕作的土地就什么也不生产，也就

是没有价值。因此，这后一部分土地就没有所有者，谁着手使它具有生产能

力，谁就可以把它变为自己的财产。在这个时期内，土地不支付地租”，这就

是说，不存在对土地的生产能力的支付，而只是付利息，即为开垦这块土地

所投入的资本的利润。（第１９—２０页）“但是，必须耕种二等土地或者在一等

土地上投入追加资本的时候到来了”，如果投入二等土地的资本带来８夸特，

而投入土地 １的追加资本带来１０夸特，那么投入这笔资本的人就可以为

获准耕种土地 １而付出２夸特：“这种支付就是地租，即土地租金。”（第

２０—２１页）“因此，地租按连续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效力降低的比例而增加。”

（第２１页）“如果人口增长到这样的程度，即耕种了所有的二等土地，而且不

得不耕种只能生产６夸特而不是８夸特的三等土地”（这种情况同在较好的

土地上投入带来较少产品的追加资本一样），那么土地 ２就带来２夸特租

金，而土地 １就带来４夸特租金。（第 ［２１］—２２页）“因此，无论是把资

本投入具有各种不同肥力的土地，还是分批地连续投入同一土地，以这样的

方式投入的资本的某几个部分会比其他部分提供较多的产品。提供产品最少

的那些部分只提供为补偿和报酬资本家所必需的一切。资本家每次新投入的

资本所得到的东西不会多于这种公平的报酬，因为其他资本占有者的竞争妨

碍他得到更多的东西。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超过这种报酬的一切东西据为己

６ 卡·马 克 思



有。因此，地租是对土地投资效力最小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同所有

其他投资效力较大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之间的差额。”（第［２２］—

２３页）有这样的情况：甚至肥沃土地的土地租金即地租也根据投在这块土地

上的各种资本的总产品减去这些资本的利息和利润后的余额来计算。萨伊把

这种情况同文明国家的每块土地都要缴纳地租这一实际矛盾（见萨伊等人的

著作）作了对比。可是，除此之外，租地农场主正在使用并且能够使用这样

一部分资本，它只给他带来通常的资本利润，而支付不出任何土地租金。（第

３０—３１页）

［ＸＩＸ］（２）关 于 工 资

“生产是劳动的结果；可是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它要加工的原料以及帮

助它加工原料的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

是资本本身。”（第３２页）在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第

３２—３３页）。“人们发现，对工人说来，更加方便的是以预付的方式把工人的

份额付给工人，而不是等到产品生产出来和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的时候。人

们发现，适合于工人取得其份额的形式是工资。当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完全得

到了产品中他应得的份额时，这些产品便完全归资本家所有了，因为资本家

事实上已经购买了工人的份额，并以预付的方式把这个份额支付给工人了。”

（第 ［３３］—３４页）

１．“产品按什么比例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或者，工资水平

按什么比例调节？（第３４页）“确定工人和资本家的份额，是他们之间的商业

交易的对象，讨价还价的对象。一切自由的商业交易都由竞争来调节，讨价

还价的条件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第３４—３５页）“假定有一定数目

的资本家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假定他们分配产品的比例也通过某种方法确定

了。”如果工人人数增长了而资本量没有增加，增加的那一部分工人“就会试

图排挤原来在业的那一部分。他们只有按较低报酬提供自己的劳动，才能作

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必然降低”（第３５—３６页）。“假定情况与

此相反，工人人数保持不变而资本量增加了；资本家拥有用以雇用劳动的大

量资金，拥有一笔他们想从中获得利润的剩余资本；因此资本家就需要增加

工人。可是所有这些工人都被其他雇主雇用了，要把工人吸引到自己这里来，

７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供较高的工资。而其他雇主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并

且为了留用这些工人，他们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这种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它的必然结果是：提高工资水平。”（第３６页）所以，人口增加而资本量不增

加会引起工资下降，在相反的情况下，工资则会提高。“如果这两种量以不同

的比例增加，那么结果就是这样：一种量不增加，而另一种量的增加额等于

双方实际增长额之差。”例如，人口增加
２
８，资本量增加

１
８，那么结果就是

这样：资本量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
１
８。（第３６—３７页）因此，“如果资本

量同人口的比例不变，工资水平也就保持不变；资本量与人口相比增加了，工

资水平就提高；人口与资本量相比增加了，工资水平就下降”（第３７—３８

页）。“根据这个规律，就很容易发现那些决定每个国家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

的处境的条件。如果人民的处境安逸、舒适，那么只要促使资本象人口一样

快地增长或者阻止人口比资本增长得快，就足以保持这种状况。如果人民的

处境恶劣，那就只有加速资本的增长或者减少人口，才能改善这种处境；这

就是说，使民族就业资金同构成这一民族的单个人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增大。”

（第３８页）“如果资本增长的自然趋势比人口增长快，那就很容易保持人民的

安乐处境。相反，如果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比资本量增长快，那就会有极大

的困难；工资就不断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将使人民越来越贫困，使他们染

上恶习，使他们死亡。不管人口按什么比例比资本更快地增长，生活在这种

条件下的人也会以同样的比例死亡，这样，资本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间的

比例将保持不变，工资水平也就会停止下降。”几乎所有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

的贫困都证明人口比资本增长得快是一个自然趋势。没有这种情况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贫困。“人类的普遍贫困是一个事实，它只能用下述两个前提之一来

加以说明：或者是人口具有比资本增长得快的趋势，或者是人们以某些方式

阻碍了资本具有的增长趋势。”（第 ［３８］—４０页）

２．“可以从以下几点推论出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

第一，妇女的生理构造。妇女最低限度在二十岁到四十岁期间至少每两

年能够生一个孩子。因此一个妇女的自然生育数是十。（第 ［４０、４２］、４３

页）我们把一切不幸事故、不生育等情况都考虑在内，假定一对富有的夫妇

只能培育五个孩子。（第４４页）即使根据这一假定也很清楚，“过不了几年人

口将增长一倍”（第４４页）。

第二，可以把官方的人口统计表、尤其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统计表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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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相对照。（第４４页）然而这些统计表证明什么呢？证明人口的增长。即

使这些统计表表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处于不兴旺状态，这也证明不了什么。

部分地是贫穷使得大多数在贫苦环境中出生的人口过早死亡，部分地是理智

阻止许多婚姻的缔结或者阻止婚后生育的子女超过一定的数目。（第４５—４６

页）

３．资本的增长趋势较小，因为“资本的任何增长都来源于储蓄。任何

资本都是”年产品的一部分。“要把这部分产品留下来作为资本使用，它的所

有者就必须放弃自己对它的消费。”（第４６—４７页）

年产品必然按两种方式分配。“或者是把一切维持生活和供享受的必需

品充分地供给广大人民群众，而把较小部分的年产品用来增加富人的收入；

或者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供给严格地限制在绝对必需品上，这样，当然就会

形成一个收入可观的阶级。”（第４８页）在后一种情况下，平民阶级“不可能

进行储蓄”（第［４８］—４９页）；同时“四周都是穷人的富人阶级是不喜欢节

约的”；富人非常“渴望立即得到享受；他们何必为了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实

用意义的积蓄而放弃眼前的享受呢？”（第４９页）在前一种情况下，无论是穷

人阶级还是富人阶级都“没有要节约的强烈动机”；穷人阶级中大多数没有这

样的动机，因为他们没有仔细考虑过要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即使有例外，有

仔细考虑的人，他们也没有这种动机，因为他们有顾虑，怕放弃了眼前的享

受而将来得不到补偿。（第５０—５１页）

  看一看以下各页继续唠叨的无聊话。

“人口增长的趋势不论是大还是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均匀的。只要是

在同样良好的条件下，人口在某个时期不论以什么样的比例增长，在其他任

何时期也将以同样的比例增长。相反，资本增长得越多，增长的困难就越大，

直到最终不能增长为止。”（第５５— ［５６］页）

［ＸＸ］因此，“无论人口增长得多么慢，由于资本增长得更慢，工资将降低

到这样的水平，以致有一部分人口经常由于贫困而死亡”（第５６—５７页）。

４．“惩罚和奖励是立法的权力借以改变人类活动进程的两种主要手

段，然而用这两种手段来抑制人类繁衍和增长的趋势是不太适宜的。”（第

５７— ［５８］页）

“立法在不直接起作用的情况下，往往能通过间接的作用而获得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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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果立法促使人口增长，那么“如此有害的立法就需要修改”（第５８—

５９页）。“在这种情况下，也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利用人民制裁的巨大

影响也许有很大的好处，对那些由于自己的不慎行为和由于建立人口很多的

家庭而陷于贫困和依赖地位的人不遗余力地给予公开谴责，而对那些由于明

智的节制态度而保证自己免于贫困和堕落的人给予公开赞扬，这样做也许就

够了。”（第５９页）“通过教育人民、改进立法、破除迷信将解决这个难题。”

（第５９页）至于加速资本的增长，则立法拥有反奢侈浪费法这一手段，立法

可以把节俭提上议事日程而认为浪费是可耻的。（第６０页）立法可以直接起

作用，把每年的纯产品的一定部分提出来，使它变成资本。可是怎么提取

呢？——通过所得税。“对于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资本，立法可以采取两种使用

办法：借给要使用资本的人，或者留下自己使用。”（第６１页）“最简单的办

法是把它借给能够保证偿还的资本家和工厂主。每年由这些债款获得的利息

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在下一年当作资本使用。假定每年获得的份额以这样的方

式构成复利，并且保持较合理的利息率，那么资本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增加

一倍。如果发现工资下降，那就到了提高所得税的时候了。如果工资的提高

超出了必须使工人的状况但求温饱的水平，那就可以降低所得税。”（第６１—

６２页）这样做的结果是“人口迅速地增加；而把资本投入质量越来越低的新

开发的土地或分批地连续投入产品一次比一次少的同一块土地的必要性，也

同样快地增加”（第６２页）。“如果资本带来的产品逐年减少，资本家得到的

收入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减少。经过一定的时间，资本的收入减少到只有拥有

大量资本的所有者才能从中取得生存资料；这就是”上述做法的“最后结

果”（第６２—６３页）。“假定工资水平保持不变。所有不靠劳动生活的人都靠

资本的收入或者地租生活。上面所假定的情况的趋势是使靠资本为生的人变

穷”，使土地所有者通过不断提高地租而变富。“除了土地所有者以外，社会

上所有其余的人，工人和资本家，几乎是同样的贫穷。每当有土地出售时，人

们为了获得它，总要付出巨额资本；因此每个人只能购到数量很有限的土

地。”（第６３页）“在这种情况下，出售土地可能是经常的，也可能是不多见

的。如果是经常的，那么土地就被分成很小的地块，为数量众多的居民所占

有，其中哪一部分人的状况都不比工人好多少。如果自然灾害使得一年或几

年的产品大大低于正常年景，那么一场普遍的和无法补救的灾难就会蔓延起

来，因为只有在大部分人的收入多于靠工资为生者的收入的国家，才能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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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富人建立巨大的储备来减轻亏空所造成的后果。”（第 ［６３］—６４页）“人

类追求完善化的能力，或者说，不断地从科学和幸福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

个更高的阶段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人所组成的阶级：他

们是自己时代的主人，也就是说，他们相当富有，根本不必为取得能过比较

安乐的生活的资财而操心。科学的园地就是由这个阶级的人来培植和扩大

的；他们传播知识；他们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准备担任最重要的和最美

好的社会职务；他们成为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教师、各个领域的发明

家、人类赖以扩大对自然力的控制的一切巨大和有益的工程的领导者。”（第

６５页）“最幸福的人是拥有中等财产的人。”他们不依赖于人，“他们必然享

受全人类所应享受的种种乐趣”。因此，“这个阶级应当成为社会的尽可能大

的组成部分。为此，决不容许人口由于加紧资本积累而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

致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收入非常之少。资本的收入应当大到足够使社会上很大

一部分人能够享受余暇所提供的好处”。如果人口超过了必要的数量，那么这

种情形“就会减少社会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剩余产品储备，而不是增

加年产品中减去必须用来补偿所消耗的资本和维持工人生活之后的剩余产

品额”（第６７页）。

（３）关于资本的利润

“在研究所有用来调节工资和利润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地租除外。因为

它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必须进行分配的那些产品减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第７６页）“如果某种东西在两个人中间分配，那么很明显，能调节一个人的

份额的东西也能调节另一个人的份额，因为从一个人那里拿走的东西必定给

另一个人。”（第７６页）“可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份额之间的比例取

决于人口数和资本量之间的比例，并且因为前者的增长趋势比后者快，所以，

这种变化的能动的本原 ［ＸＸＩ］是在人口方面，而且可以把人口数，也可以

说是把工资，看作调节者。”（第７６—７７页）“因此，利润——资本家在劳动

和资本的共同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取决于工资”，并与工资成反比例。（第

７７页）“利润不仅取决于占有者所得到的分配物的份额，而且也取决于分配

物的总价值。”（同上）“随着投入农业的资本的利润减少，投入工场工业和所

有其他各种工业的资本的利润也会减少。”（第８１页）“前一种减少是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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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可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资本的利润率决定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的资本

的利润率，因为如果在其他方面投资能获得更大的利益，那就没有人愿意继

续把他的资本投入农业。因此，所有的利润都必定降低到农业利润的水平。”

（第８１— ［８２］页）

“要经过哪些阶段才达到这个结果呢？当对于额外数量的谷物有了需求，

而这个数量的谷物只有通过耕种低质量的土地或者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带

来利润较少的几份新资本才能生产出来时，耕作者对于以生产成效比以前小

的方法来使用自己的资本是否合适，自然是犹豫不决的。这样一来，对谷物

的需求就在这种商品的生产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日益增长。其结果自然是

谷物的交换价值提高，而且当它提高到一定程度时，耕作者生产的谷物比以

前少，却能够从自己的资本中获得和其他的资本所有者同样多的利润。在此

之后，不是他的利润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所有其他的利润降低到他的

利润已经降到的水平上。由于谷物价值的增大，劳动价值也随之增大。工人

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而不论它们的价钱高还是低。如果它们的

价钱比以前高，工人的劳动的价值也就比以前高，虽然他们所消费的生活资

料和其他物品的数量一点没有变。因此，可以认为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虽然

他们的劳动的实际报酬并没有增加。这样，所有的资本家就被迫付出较多的

工资，他们的利润也就减少了。由于同一原因，农场主的处境也是如此。因

此，随着人口逐渐增多以及必须把资本投入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所有资本

的利润也逐渐减少。”（第８２— ［８３、８４］页）

三 论 交 换

１．交换是以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剩余和对他人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为基

础的。交换的代理人“是承运者和商人”（第８５页）。

２．“如果一种产品和另一种产品相交换的数量取决于供求关系”，那么

要问，“这个关系取决于什么”（第８９页）。这个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

费用”（第 ［９１］—９２页）。这个生产费用就是劳动。“因此，劳动量决定产

品互相交换的比例。”（第９９页）

３．直接劳动；资本：积累劳动。（第１００页）“关于这两种劳动应当指

出：（１）它们并不是始终按照同样比率取得报酬的；（２）它们不是始终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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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比率参加所有商品的生产。”（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劳动和资本参加生产的过程是不同的，用三种情况就足以说明。两种极

端情况和一种中间情况：（１）产品只由直接劳动生产，没有资本参加；（２）产

品一半由直接劳动生产，一半由资本生产；（３）产品只由资本生产，没有直

接劳动参加。”（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如果在生产中两种劳动都使用，如果在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另一种

劳动的价格下降，那么在第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大量使用这种劳动生产

的商品，同少量使用这种劳动生产的商品相比，其交换价值就提高了。提高

的比例每次都取决于两种情况：（１）取决于一种劳动的价格在另一种劳动的

价格上涨时下降的比例；（２）取决于生产上述第一种商品所使用的第一种劳

动的量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使用的这种劳动的量之间的比例。”（第［１０３］—

１０４页）

因此，首要的和唯一的问题是：“如果工资提高，利润以什么样的比率下

降？生产各种商品时所使用的两种劳动的比率取决于每个特殊情况的条件。”

（第１０４页）

“我们把上述三种情况用 １、 ２、 ３来表示。如果所有商品都是在

１——只用劳动来生产，而资本仅仅用于支付工资——的情况下生产的，那

么资本的利润就丝毫不差地按工资提高的比率下降。”（第１０４页）“假定所使

用的资本是１０００镑，利润是１０％。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１００

镑，因为这笔款项将补偿资本连同它的利润。这些产品可以看作是由１１００

个相等的部分组成的，其中１０００属于工人，１００属于资本家。”如果工资提

高５％，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下降５％，因为现在资本家必须付给工人１０５０

镑，而不是１０００镑，也就是说，留给资本家的只有５０镑，而不是１００镑。

“他的产品的价值也不会为了补偿他的损失而提高，［ＸＩＩＸ］因为我们已假定

所有商品是在同一种情况下生产的；这些产品的价值始终为１１００镑，其中

留给资本家的只有５０镑。

如果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处在 ２的情况下，那么利润下降量只有工资提

高量的一半。假定１０００镑资本用于支付工资，另外的１０００镑用作固定资

本；假定利润象以前一样是支出总额的１０％；那么产品的价值是１２００镑，

因为这笔款项将补偿所消耗的资本连同１０％的利润。假定工资提高５％，那

么资本家就要付出１０５０镑的工资，而不是１０００镑；留给他自己的利润是

３１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１５０镑”；因此他的每一百个单位资本的利润只减少２５％，即工资提高率

５％）的一半。“如果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那１０００镑资本以一定的比例作为

流动资本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消耗掉并且以后得到补偿，那么情况也完全一

样。例如，在把１０００镑用于支付工资的同时，可以把５００镑作为固定资本

用于供长期使用的机器，５００镑用于购买原料和作其他费用。根据这样的支

出预算，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７００镑，即应该补偿的资本总数连同其１０％的利

润。在产品的１７００个部分中有１０００是工人的份额；７００是资本家的份额，

其中２００代表利润。如果工资上涨５％，那么在１７００个部分中有１０５０是工

人的份额，６５０是资本家的份额，他在补偿了自己的５００镑流动资本之后，只

有１５０镑的利润。这就是说，他的利润减少了２５％，与以前一样。”（第１０６—

１０７页）

“如果所有商品的生产处在 ３的情况下，那么，因为在这里不支付工

资，工资的提高就不可能改变利润的数量。显而易见，这些商品的生产越接

近这种极端情况，利润量就越不会由于这种提高而发生变化。”（第１０７页）

“如果我们假定，实际上发生了同样多的从中间到一个极端的情况以及

从中间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这是很可能的），那么，行将发生的互相补偿的

结果自然就是：利润下降量恰好为工资上涨量的一半。”（第 ［１０７］—１０８

页）

“如果随着工资上涨，所有的利润下降了，那么很清楚，使用比资本小的

劳动份额生产的所有商品，同使用较大劳动份额生产的商品相比，其价值就

下降了。例如，如果把 １情况作为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

品的价值保持不变，而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下

降。如果把 ２这种中间情况作为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

的价值保持不变；而生产条件接近于第一种极端情况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提

高；生产条件接近于后一种极端情况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下降。在 １的情

况下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承担了５％的追加支出；可是他们用自己的产品去

交换在其他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商品去交换在 ２的情况

下（这里资本家只承担２５％的追加支出）生产的商品，那么他们就从这些

商品中多得到２５％。这样，他们由于换得了在 ２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就

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而且工资提高的结果只使他们的利润减少２５％。在这

种交换中，对于在 ２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来说，结果就完全相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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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生产自己的商品时已经多支出了２５％的费用，并且他们由于用自己的

产品换取了在 １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他们的利润就减少了２５％。”（第

１０８—１０９页）“因此，总的结果是：所有的生产者，不管他们是通过生产还

是通过交换占有在 ２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都得承担２５％的损失；其中

［ＸＸＩＩＩ］生产条件接近后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占有者，承担的损失较少；最

后，如果第一种极端情况的数目和后一种极端情况的数目相等，那么所有的

资本家总的说来都承担２５％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可以预料到的、利润的减

少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第１１０页）“根据这些原则，很容易估计

工资的提高对于各种产品的价格所产生的影响。所有的产品通常都同货币或

者贵金属相比较。如果假定，货币是在 ２的情况下即使用等量的劳动和资

本的情况下生产的（这大概很接近于实际情况），那么在类似条件下生产的所

有商品的价格，都不会由于工资的提高而发生变化；生产条件接近于第一种

极端情况的商品的价格将提高；接近于后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价格将降

低；最后，对商品总量起作用的是补偿：价格既不提高也不降低。”（第１１０—

１１１页）

４．互相交换产品对各国有利：

（α）如果“被正确理解的分工”要求互相交换；（β）如果由于某些地方

有较便宜的生活资料、较多的燃料，或者有能推动机器的充足水源，商品

“只能或者更便于在这些地方生产”（第１１２—１１３页）；（γ）“一般说来，如果

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相比，用等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两种商品中的一种商品

量比另一种商品量大，那么进行交换对两国是有利的”（第１１９页）。

５．“人们从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中获得的利益，总是来源于

所获得的、而不是所提供的商品。因此，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所

获得的利益都来源于进口的商品；国家通过进口而不是通过其他办法获取利

益。”（第１２０页）“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工业品或食品，那么他不可能由于简

单地把自己的商品脱手而获利。他只有把自己的商品脱手，换得了另一种商

品，才能从获得的商品中得利：要知道，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商品比他要换取

的商品价值高，那他是会把自己的商品保留着的。宁要另一种商品而不要自

己的商品这一事实，证明另一种商品在他看来具有更高的价值。”（第１２１

页）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任何国家的利益都不在于简单地把自己的产

品脱手，而在于用它来获得的东西。”（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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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介

６．“交换的媒介是这样一种商品：为了实现其他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

首先在同其中一种商品交换时获得它，随后在同另外一种商品交换时把它付

出去。”（第１２５页）金、银、货币。

７．“货币的价值等于货币同另外的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或者在同一

定量的其他东西交换时付出的货币量。”（第１２８页）

这个比例是由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总量确定的。（同上）“如果假定，一

方面把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把所有的货币集中起来，那

么很清楚，在双方进行交换时，货币的价值”，即与货币进行交换的商品量，

“完全取决于货币本身的量”（第１２８—１２９页）。“实际上情况完全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的商品总量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量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交换是一部

分一部分地，往往是小量地，而且是在一年的各个时期中进行的。同一块铸

币，今天用作这种交换，明天可以用作另一种交换。一部分货币用于交换的

次数很多，另一部分用于交换的次数很少，第三部分被积蓄起来，不用于交

换。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中，假定所有铸币都进行了次数相同的交换，那

么就可以找到一个以每块铸币用于交换的次数为基础的平均数。我们可以把

这个平均数确定为任意数，例如１０。如果国内现有的每块铸币都已用于十次

购买，那么这就如同货币总量增到十倍而每块铸币只用于一次购买一样。在

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所有商品的价值等于所有货币价值的十倍，因为每

块铸币的价值等于它能换取的商品量的价值，因为每块铸币在一年之内用于

十次交换。”（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ＸＸＩＶ］“如果不是每块铸币在一年之内用于十次交换，而是货币总量增

到十倍，并且每块铸币只用于一次交换，那么很清楚，货币总量的每次增加

都会引起这些铸币中的每一单个铸币的价值相应降低。因为我们假定，所有

货币能换取的商品量保持不变，所以，货币总量的价值在其总量增加之后不

会变得比以前大，如果我们假定货币量增加
１
１０，那么它的每个部分（比如说

１盎斯）的价值就得减少
１
１０。如果货币总量为一百万盎斯并且增加

１
１０，那么

不管整体的价值怎样减少，这种减少必然相应地反映在整体的每个部分上；

一百万的
１
１０与一百万之比如同１盎斯的

１
１０与１盎斯之比一样。”（第１３０—

１３１页）“如果货币总量只有假定数的
１
１０，而它的每个部分在一年之内用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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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购买，那么这就同货币总量与商品总量的
１
１０进行了十次交换一样。可是如

果假定数的
１
１０，即货币总量，以某种比例增加，那么这就同整体或者假定数

以这个比例增加一样。因此，不管货币总量增加或者减少的程度如何，只要

其余东西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这个总量的价值和总量的每个部分的价值就

相应地减少或者增加。很清楚，这个原理是绝对真理。每当货币的价值提高

或者下降，而货币所能换取的商品量以及流通速度保持不变，价值变化的原

因就必定是货币量的相应增加或减少，决不能归于其他原因。如果商品量减

少而货币总量保持不变，那么这就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反之亦然。类似的

种种变化是流通速度的每一变化的结果。流通速度可理解为在一定时间内完

成的购买次数。购买次数的任何增加所起的作用同货币总量的增加所起的作

用一样；购买次数的减少则起相反的作用。”（第１３１—１３２页）“如果年产品

的一部分——例如，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或不同货币交换的部分——根本

不用于交换，那么这部分产品就不能计算在内，因为不与货币相交换的东西

对于货币来说就象根本不存在一样。”（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８．用什么来调节货币量呢？“制造货币可以在两种情况下进行。政府

要么给予增加或减少货币的自由，要么自行调节货币量，随自己的意愿使之

增加或减少。”

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把它的造币厂向公众开放，并为所有要求把自己

的金银条块变成货币的人铸造货币。拥有金银条块的人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

情况下，也就是说当变成货币的金银条块比其原来的形式具有更高的价值

时，才要求把金银条块变成货币。而这种情况只有当货币具有异常的价值时、

只有当用同量的铸成货币的金属所换得的其他商品的数量比用同量的条块

形式的金属所换得的更多时才能发生。因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量，所以

货币少时价值就高”。于是就把金银条块变为货币；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增

加又恢复了原先的比例。因此，如果货币超过了金银条块的价值，那么在事

情自由进展的情况下，私人就直接干预，通过增加货币量使平衡恢复。（第

１３４—１３６页）“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大，以致货币的价值低于金银条块的

价值，那么就还用同一方式立即把铸币变为金银条块的办法恢复原先的比

例。”（第１３６页）

［ＸＸＶ］“因此，只要货币量可以自由地增加或者减少，这个量就由铸币

金属的价值调节，因为，是增加货币量还是减少货币量对私人有利，这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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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形式的货币价值是大于还是小于金银条块形式的货币价值。”（第１３７

页）“可是，如果货币量由镑币金属的价值决定，那么什么东西来调节这个价

值呢？金和银都是商品，是需要使用劳动和资本的产品；因此，金和银的价

值，象所有其他产品的价值一样，由生产费用调节。”（同上）

  在谈到货币和金属价值的这种平衡并把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

值的唯一因素来描述时，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

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

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如

果说，例如生产费用最终——或更准确些说，在需求和供给不是经

常地即偶然地相适应的情况下——决定价格（价值），是个不变的

规律，那么，需求和供给的不相适应，从而价值和生产费用没有必

然的相互关系，也同样是个不变的规律。的确，由于需求和供给的

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

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这

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

面的因素——被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４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

西。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把国民经济学归结为一些严格而准确的

公式的情况下，他们要抽象地表达上述运动，基本的公式就必定

是：在国民经济学中，规律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国民

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从这种偶然性的

运动中任意地把某些因素固定在规律的形式中。——

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

达了事情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

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

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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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

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

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

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

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

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

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

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

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

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

媒介才有价值。最初关系的这种颠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个媒

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

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

人的外化的类活动。因此，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可

以转移给这个媒介。因此，这个媒介富到什么程度，作为人的人，即

同这个媒介相脱离的人也就穷到什么程度。——

基督最初代表：（１）上帝面前的人；（２）人面前的上帝；（３）人面

前的人。

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１）为了私有财产的私

有财产；（２）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３）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

但是，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

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５货币的情况也

是一样。——

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

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ＸＸＶ］，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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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其实，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

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

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

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因为进行交换活动的人不是作为人来互相

对待，所以物本身就失去人的、个人的财产的意义。私有财产对私

有财产的社会关系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私有财产

是自身异化了的。因此，这种关系的独立存在，即货币，是私有财产

的外化，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

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ｓｙｓｔèｍｅ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６，的对立之

所以不能给前者——尽管它充满智慧——带来决定性胜利，是因

为，如果说，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

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

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如果说，随后走来一

个有见识的、老于世故的国民经济学家，向他们证明：货币是一种

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而它的价值也同任何其他商品的

价值一样，取决于生产费用同需求（竞争）和供给的关系，取决于生

产费用同其他商品的数量或竞争的关系，——那么，这个国民经济

学家得到的公正反驳是：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后

者归根到底存在于货币之中，而货币又存在于贵金属之中；可见，

货币是物的真正的价值，所以货币是最希望获得的物。国民经济学

家的学说甚至最终也归结为这种明智的道理，所不同的只是他具

有一种抽象能力，使他能在所有的商品形式中看到货币的这种存

在，从而不相信货币的官方的金属存在的专有价值。——货币的

金属存在仅仅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

中的货币灵魂的官方的、可感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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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

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

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贵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

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

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

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

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

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越是更多

地作为人的产品同时又作为人的非产品出现，它的存在要素越不

是天然生长的而是人制造的，用国民经济学的话来表达就是，它的

作为货币的价值越是同交换价值或者同它存在于其中的物质的货

币价值成反比例，那么，货币作为货币——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商品

在流通过程或交换过程中内在的、自在的、潜在的相互关系——的

自身存在就越适合于货币的本质。因此，纸币和许多纸的货币代表

（象汇票、支票、借据等等）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较为完善的存在，

是货币的进步发展中必要的因素。

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

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

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

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

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

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

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ＸＸＶＩ］异

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

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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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

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

化。

信贷的本质是什么构成的？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谈信贷的内容

——这个内容仍然是货币。就是说，我们不谈这种由一个人向另一

个人所表示的信任的内容：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把某种价值贷给

他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要求为信贷支付利息，就是说他不

是一个高利贷者——相信这另一个人不是骗子，而是一个“诚实

的”人。在这里，表示信任的人，象夏洛克一样，认为“诚实的”人就

是“有支付能力的”人。

信贷在两种关系和两种不同情况下是可以想象的。这两种关

系是：一个富人贷款给一个他认为是勤劳和有信用的穷人。这种类

型的信贷属于国民经济学的浪漫的、温情的部分，属于它的迷误、

过分行为、例外，而不属于常规。即使假定有这种例外，有这种浪漫

的可能性，对富人来说，穷人的生命本身、他的才能和他的努力也

都是归还债款的保证；也就是说，穷人的全部社会美德，生命活动

的全部内容，他的存在本身，在富人看来也都是偿还他的资本连同

普通利息的保证。因此，债权人把穷人的死亡看作最坏的事情，因

为这是他的资本连同利息的死亡。请想一想，在信贷关系中用货币

来估价一个人是何等的卑鄙！不言而喻，债权人除了有道德上的保

证以外，还有法律强制的保证以及他的债务人方面的或多或少的

实际保证。如果债务人自己是富裕的，那么，信贷就直接成为便于

交换的媒介，即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

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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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

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

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

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

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

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

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

币。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

的心灵中。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

始终一贯的卑鄙。

在信用业的范围内，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在国民经济学

对人给予高度承认的假象下得到双重的证实：（１）资本家同工人之

间、大资本家同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因为信贷只提供给

已经富裕的人，并且使富人有进行积累的新机会。至于穷人，他认

为富人对他的随意判决就是对他的整个存在予以肯定或否定，因

为他的整个存在完全取决于这种偶然性。（２〉尔虞我诈和假仁假义

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对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不仅简单地

判决他是贫穷的，而且还在道德上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不配得到

承认，因而是社会的贱民，坏人。穷人除了自己的穷困还遭受这样

的屈辱：他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富人请求贷款。［ＸＸＶＩＩ］（３）由于

货币的这种纯观念的存在，人伪造货币可以不用任何别的材料，而

只用他自己的人格就行了：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谎

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这种信贷关系——不论对表示信任的人来

说，还是对需要这种信任的人来说——成了买卖的对象，成了相互

欺骗和相互滥用的对象。同时这里还十分清楚地暴露出，这种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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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的信任的基础是不信任：疑惑不定地考虑应该还是不应

该提供借贷；探察信贷寻求者的私生活的秘密等等；透露这个人的

一时困境，使他的信用突然动摇，以便把对方整垮，等等。破产、虚

假企业等等的整个体系…… 在国家信贷中，国家地位同上面说

到的单个的人的地位完全一样…… 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

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等等。

（４）信用业最终在银行业中完成。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

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国家在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

——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是货币的完成。

因为在信用业中，对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承认，象对国家等的信

任一样，采取了信贷的形式，所以隐藏在道德上的承认这种虚情假

意之中的秘密，这种道德的不道德的卑鄙行为，以及对国家的信任

中所包含的假仁假义和利己主义也就暴露了出来，并且显出了自

己的真实的性质。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

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

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

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

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

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

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

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

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

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

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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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

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

——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

怎样的。因此，以下论点是相同的：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

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

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

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

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

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

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

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

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

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

生活中的相互补充。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 它恰好也

是这个相互结合的运动。”亚当·斯密说：“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

成员都是商人。”７

我们看到，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

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ＸＸＶＩＩＩ］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

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如果假定一个人

是私有者，也就是说假定一个人是特殊的占有者，他通过这种特殊

的占有证实自己的人格，并使自己同他人既相区分又相联系，——

私有财产是他个人的、有其特点的、从而也是他的本质的存

５２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在，——那么，私有财产的丧失或放弃，就是人和私有财产本身的

外化。我们在这里只谈后一个定义。如果我把我的私有财产出让

给另一个人，那它就不再是我的了；它成为一种与我无关的、在我

的范围之外的物，一种对我来说是外在的物。这就是说，我使我的

私有财产外化了。因此，对于我来说，我把它看作是外化的私有财

产。但是，如果只对于我来说，我使它外化了，那么，我也不过把它

看作是外化的物，我扬弃的只是我同它的个人的关系，我使它返回

到自发的自然力的支配之下。私有财产只有当它不再是我的了，而

且并不因此而不是一般私有财产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同在我之

外的另一个人发生了它以前同我所处的那种关系的时候，换句话

说，当它成为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时候，才成为外化的私有财

产。如果把强制的情况除外——我怎么会非把我的私有财产转让

给另一个人不可呢？国民经济学回答得很正确：由于贫困，由于需

要。另一个人也是私有者，然而是另一种物的私有者，这种物是我

需要的，我没有它就不行或者我不愿意没有它，在我看来，它是补

足我的存在和实现我的本质所必需的。

使两个私有者发生相互关系的那种联系是物的特殊的性质，

而这个物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物质。对这两种物的渴望，即对它

们的需要，向每一个私有者指明并使他意识到，他同物除了有私有

权关系以外，还有另一种本质的关系，即他并不是他自认为的那种

单独的存在物，而是总体的存在物，他的需要也同另一个人的劳动

产品有内在的所有权关系，因为对某种物的需要最明显、最无可争

辩地证明：这种物属于我的本质；物的为我的存在、对它的占有，就

是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这样，两个所有者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

私有财产，不过，是在确认私有权的同时放弃的，或者是在私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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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范围内放弃的。因此，每一个人转让给别人的是自己的私有

财产的一部分。

因此，两个私有者的社会的联系或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私有财

产的相互外化，表现为双方外化的关系或作为这两个私有者的关

系的外化，而在简单的私有财产中，外化还仅仅是就自身而言、是

单方面发生的。

因此，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的联系，社会

的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

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

会的关系的对立。

私有财产本身由于它的相互外化或异化而获得外化的私有财

产这个定义。首先，因为它不再是这种财产占有者的劳动产品，不

再是占有者的个性的特殊表现，因为占有者使它外化了，它脱离了

曾是它的生产者的占有者，并且对于不是它的生产者来说获得了

私人的意义。私有财产对占有者来说失去了私人的意义。其次，它

同另一种私有财产发生关系，并被认为同这种私有财产是相等的。

它的地位被另一种私有财产所代替，如同它本身代替了另一种私

有财产一样。因而，私有财产从双方来看都表现为另一种私有财产

的代表，表现为同另一种自然产物相等的东西，并且双方是这样相

互发生关系的：每一方都代表另一方的存在，双方都作为它的自身

和它的异在的代替物相互发生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本身的存在就

成了它作为代替物，作为等价物的存在。现在，它不表现为同自身

的直接统一，只表现为同某个他物的关系。它的作为等价物的存在

不再是具有它的特点的那种存在了。因此，它成了价值并且直接成

了交换价值。它的作为价值的存在是它自身的一种不同于它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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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存在的、外在于它的特殊本质的、外化的规定［ＸＸＩＸ］；只不过是

某种相对的存在。

如何更详细地规定这个价值以及这个价值如何成为价格，应

当在其他地方加以探讨。

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异化的劳动的

这种关系之所以达到自己的顶点，是由于（１）一方面，谋生的劳

动以及工人的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

的关系，而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

的社会组合；（２）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

的东西。在上面说到的那种外化的私有财产的粗糙形式中，在物

物交换中，两个私有者中任何一人生产的东西都是他的需要、他

的才能和手头有的自然材料直接促使他去生产的。因此，其中任

何一人只是用自己的产品余额去交换另一人的产品余额。诚然，劳

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

实现。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这种劳动的

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

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

产的。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

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

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

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

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

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

精神目的的实现。

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１）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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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２）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３）工人的使命

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

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

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

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

（４）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

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

料。

因此，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

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

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表现为做买

卖〔Ｓｃｈａｃｈｅｒ〕
８
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

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

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

现在正是人的劳动的统一只被看作分离，因为社会的本质只

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存在。分工随着文

明一同发展。

在分工的前提下，产品、私有财产的材料对单个人来说越来越

获得等价物的意义；而且既然人交换的已不再是他的余额，而是他

所生产的、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所以他也不再以他的产

品直接换取他需要的物了。等价物在货币中获得自己作为等价物

的存在，而货币现在是谋生的劳动的直接结果、是交换的媒介（见

上文）。

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

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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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

生产者的普遍统治。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经包含着私

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

甚至是物质的存在。

［ＸＸＸ］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能够把这整个发展只作为某种

事实，作为偶然需要的产物来把握。

劳动同它自身的分离等于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等于劳动同

资本——它的最初形式分为地产和动产——的分离…… 私有财

产的最初定义是垄断；因此，一旦私有财产获得政治结构，这就是

垄断的结构。完成了的垄断是竞争。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

消费以及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生

产和消费、活动和精神在不同的人之间和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分离，

是劳动同它的对象以及同它那作为精神的自身的分离。分配是私

有财产的积极实现自身的力量。——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

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

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

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

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假定有这样一个情况：政府想把货币的增加量或减少量固定下来。

“如果它力求把货币量保持在能保证物的自由流通的限度内，那么，它就提高

已铸成货币的金的价值，因此，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金块变成铸币。在这种情

况下就发生私造货币的事，于是，政府不得不用惩罚的方法加以制止。如果政

府要把货币量保持在必需的水平之上，那么，它就压低货币的价值，这样，每

一个人都竭力把货币铸成金块，对此政府只好又采用惩罚的办法。但是，利欲

胜过对惩罚的恐惧。”（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９．“如果两个人各欠对方１００镑，他们就不必相互支付这笔款项，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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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互交换他们的债券就行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就有了

汇票，这在实行不文明的政策的时期尤为必要，因为这种政策禁止并严惩贵

金属出口。”（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页）

１０．通过纸币来节省非生产性消费。（第１４６页及以下各页）

１１．“使用纸币的弊端表现在：（１）发行纸币的人逃避履行自己的义务。

（２）伪造。（３）外汇行市，行市变化。”（第１４９页）

１２．贵金属是商品。“人们只出口那些输出国比输入国价廉的商品，而

只进口那些输入国比输出国价贵的商品。”这样，“贵金属应该进口还是出口，

取决于该国贵金属的价值”（第１７５页及以下各页）。

１３．“贵金属的价值相当于用来同贵金属相交换的其他物品的数量。”

（第１７７页）这个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

也是不同的。“‘生活费用不高’的意思是：在某个地方能用较少的货币买到生

活资料。”（第１７７页）

１４．国家之间的关系同商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总是尽量设法贱买

贵卖”（第２１５页）。

四 论 消 费

“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

间的、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第２３７页）

１．消费分为：（１）生产性消费。它包括为了生产物品所花费的一切，也

包括工人的生活资料；其次是生产操作所需的机器、工具、厂房、牲畜；最后是

原料——“或者是直接用以制成产品的东西，或者是可以从中提取产品的东

西”（第２３８—２３９页）。“只有第二类物品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不完全消费

掉。”（第２３９页）

（２）非生产性消费

“仆役的工资，凡不是为了产品、不是为了借助一物品而生产另一等价物

的消费，都是非生产性消费。”（第２４０页）“生产性消费本身是一种手段，即生

产手段；非生产性消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通过消费得到的享受，是消费

前的一切活动的动机。”（第２４１页）经过前一种消费一无所失，而经过后一种

消费则失去一切。（同上）“生产地消费的东西总是资本。这就是生产性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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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地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

“成为资本”（第［２４１］—２４２页）。“一国的生产力在一年中所创造的全部东西

构成年总产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资本。总产品中补偿资本以

后剩余的部分构成纯产品；它只作为资本的利润或地租进行分配。”（第

［２４２］—２４３页）“它是一种基金，国民资本的一切追加部分通常都来源于这

种基金。”（第２４３页）与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相应的是生产性劳动和

非生产性劳动。（第２４４页）

２．“在一年内生产的一切，在下一年就消费掉”——生产地消费掉或非

生产地消费掉。（第２４６页）

３．“消费随着生产的扩大而扩大，一个人进行生产只是由于他需要占

有。如果所生产的物品就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么在他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数量

后，他就停止劳动。”如果他生产出多余的物品，那么这是因为他想在交换中

用这种“多余的物品”去换取任何其他的物品。他生产这种东西，是因为他渴

望占有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生产对他说来是获得另一种东西的唯一手

段，而他获得这另一种东西要比他被迫自己去生产时便宜。在分工的情况下，

他只限于生产某一种东西或这种东西的一部分；他自己只使用自己产品中的

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则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所有其他的商品；如果一个人只

限于生产某种单一的东西，并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所有其他的东西，那么他

就会发现，他从他所渴求的各种东西中得到的要比他自己［ＸＸＸＩ］生产这些

东西时得到的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生产，那就不会有交换。这种人不需

要购买什么东西，也不提供什么东西去出售。他占有一种物品，他生产了这种

物品，但不打算把它们脱手。如果在这种场合拿‘供给和需求’这一用语来作

比喻，那么供给和需求在这里是完全符合的。至于可卖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我

们完全可以把年产品中每个生产者消费掉的部分——不管是他生产的或是

购买到的——撇开不谈。”（第［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１页）

“我们在这里谈论供给和需求，也只是就总的情况来说的。如果我们谈到

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供给等于它的需求，那么我们谈的并不是一种或两种

商品，而是想说，该国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整个说来等于该国能够提供交换的

所有商品。尽管总的说采供给和需求相等，但是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某

种或几种单个商品的生产多于或少于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构成需求必须有两个条件：要有得到某种商品的愿望和拥有可以提供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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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价物品。‘需求’这一用语意味着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如果缺少其中之

一，购买就不能实现。拥有等价物品是任何一种需求的必要基础。一个人想占

有某些物品，但是又不提供什么东西来换取这些物品，那这种希望是徒劳的。

一个人所提供的等价物品就是需求的工具。他的需求量就是用这个等价物品

的价值来衡量的。需求和等价物品是两个可以相互代替的用语。我们已经看

到，每个从事生产的人都力图占有不同于他所生产的物品的另一些物品，而

这种意图即这种愿望的大小是以他不想留下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总量来衡量

的。同样明显的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生产的而又不想自己消费的物品拿出

来同其他物品相交换。可见，他的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是相等的，或者说，他

的需求，正好等于他不想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总量。”（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穆勒在这里以其惯于嘲讽的尖锐性和明确性分析了私有制基

础上的交换。

人——这就是私有制的基本前提——进行生产只是为了占

有。生产的目的就是占有。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

有一种自私自利的目的；人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自己占有；他生产的

物品是他直接的、自私自利的需要的物化。因此，人本身——在未

开化的野蛮状态下——以他自己直接需要的量为他生产的尺度，

这种需要的内容直接是他所生产的物品本身。

因此，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直接的需要。他需

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限。因此需求和供给就正好相抵。他

的生产是以他的需要来衡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交换，或者

说，交换归结为他的劳动同他劳动的产品相交换，这种交换是真正

的交换的潜在形式（萌芽）。

一旦有了交换，就有了超过占有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但是

这种剩余产品并没有超出自私自利的需要。相反，它只是用以满足

这样的需要的中介手段，这种需要不是直接物化在本人的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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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物化在另一个人的产品中。生产成为收入的来源，成为谋生的

劳动。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需要是生产的尺度，而在第二种情况

下，产品的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产品的占有，是衡量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使需要得到满足的尺度。

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象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

产一样。我的生产的结果本身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象你的生产的

结果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

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也就是说，我们

中间没有一个人作为人同另一个人的产品有消费关系。我们作为

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因此，我们的交换也就不可

能是那种证明我的产品［ＸＸＩＩＸ］是为你而生产的产品的中介运

动，因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物化。问题在于，

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交换只能导

致运动，只能证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产品从而对另一个人的

产品的关系的性质。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

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

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

当然，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人的关系；你需要我的产

品；因此，我的产品对你来说是作为你的愿望和你的意志的对象而

存在的。但是，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

软弱无力的需要、愿望和意志。换句话说，你的人的本质，因而也就

是同我的人的产品必然有内在联系的本质，并不是你支配这种产

品的权力，并不是你对这种产品的所有权，因为我的产品所承认的

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

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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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

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

如果我生产的物品超过了我自己能够直接消费的，那么，我的

剩余产品是精确地估计到你的需求的。我只是在表面上多生产了

这种物品。实际上我生产了另一种物品，即我想以自己的剩余产品

来换取的、你所生产的物品，这种交换在我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因

此，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

象，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在这

里，掠夺和欺骗的企图必然是秘而不宣的，因为我们的交换无论从

你那方面或从我这方面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

利都力图超过另一个人的私利，所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设法互

相欺骗。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

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互相承认对方

对自己的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

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如果身强力壮，

我就直接掠夺你。如果用不上体力了，我们就互相讹诈，比较狡猾

的人就欺骗不太狡猾的人。就整个关系来说，谁欺骗谁，这是偶然

的事情。双方都进行观念上和思想上的欺骗，也就是说，每一方都

已在自己的判断中欺骗了对方。

总之，双方的交换必然是以每一方生产的和占有的物品为中

介的。当然，我们彼此同对方产品的观念上的关系是我们彼此的需

要。但是，现实的、实际的、真正的、在事实上实现的关系，只是彼此

排斥对方对自己产品的占有。在我心目中，唯一能向你对我的物品

的需要提供价值、身价、实效的，是你的物品，即我的物品的等价

物。因此，我们彼此的产品是满足我们彼此需要的手段、媒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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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公认的权力。因此，你的需求和你所占有的等价物，对我来说是

具有同等意义的、相同的术语。你的需求只有在对我具有意义和效

用时，才具有效用，从而具有意义；如果单纯把你看作一个没有这

种交换工具的人，那么，你的需求从你这方面来说是得不到满足的

愿望，而在我看来则是实现不了的幻想。可见，你作为人，同我的物

品毫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但是，手

段是支配物品的真正的权力。因此，我们彼此把自己的产品看作一

个人支配另一个人而且也支配自己的权力，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

产品顽强地不服从我们自己，它似乎是我们的财产，但事实上我们

是它的财产。我们自己被排斥于真正的财产之外，因为我们的财产

排斥他人。

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

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

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ＸＸＸＩＩＩ］从而被看成屈

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

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

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

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

当然，在你心目中，你的产品是占有我的产品从而满足你的需

要的工具、手段。但是，在我心目中，它是我们交换的目的。相反，

对我来说，你是生产那在我看来是目的的物品的手段和工具，而你

对我的物品也具有同样的关系。但是，（１）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把自

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目中的东西；你为了占有我的物品实际上把

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你的物品的生产者。（２）你自己的物品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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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仅仅是我的物品的感性的外壳，潜在的形式，因为你的生产意

味着并表明想谋取我的物品的意图。这样，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

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你

象奴隶一样从事劳动，目的是为了你所愿望的对象永远不再给你

恩赐。如果我们被物品弄得互相奴役的状况在发展的初期实际上

就表现为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那么这仅仅是我们的本质关系的

粗糙的和直率的表现。

对我们来说，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

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

值的东西。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

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１）我在我的生产

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

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

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

乐趣。（２）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

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

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３）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

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

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

爱所证实。（４）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

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

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情况就是这样：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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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我们的假定中出现的不同因素。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

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

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

第二：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

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

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

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

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

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

我的劳动是什么，它在我的物品中就只能表现为什么。它不能

表现为它本来不是的那种东西。因此，它只是我的自我损失和我的

无权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

疑问的。

（３）“显然，每个人加在产品总供给量上的，是他生产出来但不准备自己

消费的一切东西的总量。无论年产品的一定部分以什么形式落到这个人的手

里，只要他决定自己一点也不消费，他就希望把这一部分产品完全脱手；因

此，这一部分产品就全部用于增加供给。如果他自己消费这个产品量的一部

分，他就希望把余额全部脱手，这一余额就全部加在供给上。”（第２５３页）“可

见，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年产品，或者换一种说法，

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财富，并且因为每个人的供给也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必然是相等的。供给和需求处于一种特殊的相互关

系之中。每一种被供给的、被运往市场的、被出卖的商品，始终同时又是需求

的对象，而成为需求对象的商品，始终同时又是产品总供给量的一部分。每一

个商品都始终同时是需求的对象和供给的对象。当两个人进行交换时，其中

一个人不是为了仅仅创造供给而来，另一个人也不是仅仅为了创造需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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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的供给对象、供给品，必定给他带来他需求的对象，因此，他的需求和他

的供给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始终相等，那么，一个

国家的全体人员的供给和需求，总起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无论年产品总额

如何巨大，它永远不会超过年需求总额。有多少人分配年产品，年产品总量就

分成多少部分。需求的总量，等于所有这些部分产品中所有者不想留下供自

己消费的东西的总额。但是，所有这些部分的总量，恰恰等于全部年产品。”

（第２５３—２５５页）

人们对此提出异议：“同需求相比，生活资料和商品经常大大过剩。我们

并不否认这一事实，然而它也否认不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第２５５页）。

“虽然每一个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的人的需求等于他的供给，但是仍然

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他在这里碰不到他想找的那一类买者；可能没有一个人

愿意要他想用来交换的那种物品。尽管如此，严格地说，需求还是等于供给，

因为他想用他提供的物品去换取某种物品；因为货币本身是一种商品，除了

把它用于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消费，谁也不想把它用于其他目的。”（第２５６

页）“既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等，那么当市场上有一种商品或生活资

料超过需求时，就会有另一种商品或生活资料低于需求。”（同上）如果个人

的供给和需求相等，那么总的供给和需求就始终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

年产品怎样多，也不会有任何商品过剩。现在假定，需求和供给的完全一致

被部分地破坏了，例如，对谷物的需求不变，而呢绒的供给却显著增加。这

时，呢绒就过剩了，因为对呢绒的需求并没有增加，但是必然会发生另一些

商品的相应短缺，因为所生产的呢绒的追加量只能靠一种方法获得，即从其

他一些商品的生产中抽出一笔资本，因此这些商品的产量减少了。但是，如

果某一商品的数量减少了，而需求的量仍然较大，那么这种商品就会短缺。因

此，在同一个国家中，一种或几种商品的量，在另外一种或几种商品的量不

低于其需求量的情沉下，是决不可能相应地超过其需求量的。”（第２５６、

２５７—２５８页）

“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供给过剩

的商品跌价，而短缺的商品则涨价。前一种商品跌价，很快会由于利润减少

而把一部分资本从这类商品的生产中抽出来。短缺商品涨价，就会把一部分

资本吸收到这个生产部门。这种运动一直要进行到利润平均化为止，就是说，

一直要进行到需求和供给一致为止。”（第２５８页）“可以用来证明年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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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消费增加得更快这一论断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只

消费最必需的物品，因而年产品的全部剩余就会节约下来。但是这种情况是

不可能的，因为它与人类天性的原则是不相容、不符合的。”尽管如此，我们

还是研究它的结果，以便证实产品和对产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第２５８—

２５９页）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获得的部分年产品——除去他消费的最必需的

物品——就用于生产。整个国民的资本用于生产原料和小量的日用品，因为

这就是唯一需求的商品。既然每个人在年产品中所占的份额，除去他所消费

的，都用于生产，这一部分年产品就花费在供原料生产和某些日用品生产所

需的物品上。但是这些物品本身恰恰就是原料和日用品，因此不仅每个人的

需求完全包括在这些物品之中，而且全部供给也包括在这些物品之中。已经

证明：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因为年产品中超过消费部分的余额成了需求的对

象，而这全部余额又成了供给的对象。可见，同需求相比，生产决不会提高

太快。生产是需求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生产只有在创造需求时才创

造供给，是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并且使二者相等。”（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４）“所有的消费都是由个人或政府进行的。政府消费的东西，没有作为

资本被消费掉，没有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它仅仅被消费掉，并不生产任

何东西。但是，这种消费是保护任何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因。不过，如果其他

东西不是以不同于政府消费的方式来消费，那就根本没有产品了。”

（因此，穆勒可以进一步说，那时也就根本没有政府了。）（第

２６１—２６２页）

“国家收入是从土地租金或地租，从资本的利润或从工资中抽取的。”（第

２６２页）“国家收入按什么比例并以何种方式从这三种来源〈在斯卡尔培克看

来，利息有：（１）货币利息，（２）地租，（３）作为地租特殊形式的租金。〉①

之一中抽取呢？这就是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第２６２页）抽取国

家收入的方式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我们先考察第一种。（第２６２—２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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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如果国家的支出从地租中支付，那就不“影响国家的工业。土地的

耕种取决于资本家，他投身于这一事业是因为它会给他的资本带来通常的利

润。对于资本家来说，把剩余的产品以地租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还是

以赋税的形式支付给政府税吏，这是无所谓的”（第２６４页）。以前，君主靠

归属于他的地产（领地）支付他的绝大部分日常费用，而军费则靠他的贵族

支付，也只有在这个明确的条件下才把地产分封给贵族。“可见，在那时，政

府的全部支出，少数除外，都是从地租中支付的。”（第 ［２６４］—２６５页）因

此，国家的支出从地租中支付，有很大的好处。“资本占有者可以从这里获取

利润，工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工资而没有任何扣除，每个人可以用最有利的方

法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不会由于捐税的有害影响，被迫把自己的资本从国内

生产效率较高的领域转到另一个生产效率较低的领域。”（第２６６页）

显然，穆勒象李嘉图一样，反对向任何政府提出关于把地租

作为税收的唯一来源的想法，因为这对一个特殊的单个人阶级说

来是偏颇不公的负担。但是——这是一个重要而又狡诈的“但

是”——地租税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唯一无害的，因而从

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唯一公正的税收。国民经济学提出的

与其说是吓人的不如说是诱人的唯一顾虑是：“即使在一个具有一

般的人口密度和面积的国家里，地租水平也会超过政府的需

求。”——

“人们买和卖现存的地租，做买卖的人是把希望寄托在地租上的。因此，

它应当不计入任何特别税之内”，或者至少应当给它以可望有所提高的前景。

人们做买卖的念头是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现在我们假定，在立法机关的支

配下，借助于它制定的法令，并在一切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

纯产品的数量增加一倍。在这种场合，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去阻碍立法机关行

使权力，而是有许许多多理由让它来行使权力”，以便“从这种新的来源中支

付国家的支出，免除公民们对支付这些支出的任何负担。这样的措施不会给

土地所有者带来不公正。他所得到的地租额，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由于农业

上的某种改良可望得到的地租额，仍然会保持不变，而社会的其他成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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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处却很大”（第２６８—２６９页）。

“立法机关实际上具有我们所设想的权力。它采取一切措施增加人口，从

而增加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样，它就迅速地增加了农业的纯产品，就象出

了奇迹一样。如果立法机关实际上有步骤地去做它想象中会通过某种直接的

行动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也不会使现状有什么改变。”（第２６９—２７０页）“随

着人口的增长和在土地上或多或少更有效地使用资本，在一国农业的纯产品

中就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进入地租，而资本的利润则相应地减少。由社会

而不是由土地所有者的私人行动所创造的条件使地租不断增多，看来，这会

形成一种基金，这种基金对于满足全国需要来说，其适应程度不小于从未实

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的土地收入。”保持原有收入的土地所有者，收租人，

“没有权利对并没花费他什么东西的新收入来源成为供国家之用的基金这一

点发怨言”（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６）“资本利润的直接税，只由资本家负担，不能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

分。”此外，“一切物品的价值都会保持不变”（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４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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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ＸＸＸＩＸ］
１０

序  言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

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１１。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

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

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

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

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

体系的外表。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

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

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１２。由于这个理由，在本

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

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

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

的。

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①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

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

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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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

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１３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

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 ①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

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１４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

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以外，就要算《二十一印

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１５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

学批判大纲》１６；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

的要点１７。

除了这些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整个实证的

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

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但是，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忌妒，另一些人

则出于真实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

学改革纲要》１８——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

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

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

判１９。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

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

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ⅩＬ］这

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不彻底性是必然的，因为批判的神学家

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

６４ 卡·马 克 思

① 双斜线 中的话在手稿中已经划掉。——编者注



前提出发，或者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

学前提发生怀疑，于是就怯懦地、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而

且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些前提

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

他是这样消极而无意识地表现的：一方面，他不断反复保证

他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和他自己不去注意

批判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之间

必要的辩论，不去注意现代批判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自发

性，他反而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批判只同它之外某种狭隘的批

判形式（比如说，十八世纪的批判形式）以及同群众的局限性有关。

最后，当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前提的本质的发现——如费尔巴哈的

发现——被作出时，批判的神学家一方面制造一种似乎这些发现

正是他自己作出的假象，而且他是这样来制造这种假象的：他由于

不能阐发这些发现的成果，就把这些成果以口号的形式抛给那些

还处于哲学束缚下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深信他的水平甚至超过这

些发现，就以一种诡秘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弄黑格尔辩证法

诸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些要素是他在

这种批判中还没有发现的，而且还没有以经过批判改造的形式提

供给他使用。他自己既不打算也无力使这些要素同批判正确地联

系起来，他只是神秘地以黑格尔辩证法所固有的形式搬弄这些要

素。例如，他提出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反对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

这一范畴。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从哲学方面应当作出一切来使他能

够侈谈纯粹性、决定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而当

他感觉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因素为费尔巴哈缺少时，他就自诩为

真正克服哲学的人，因为，神学的批判家尽管如此沉湎于对“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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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精神”的唯灵论的偶像崇拜，却终究没有超出感觉而达到

意识。

仔细考察起来，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步因素的神学的

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

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

溃烂区去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

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①，我将在另一个地

方加以详细的论证２０。

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

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

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 ［ＸＬ］

８４ 卡·马 克 思

① 涅墨西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译者注



［第 一 手 稿］
２１

工  资

［Ⅰ］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

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

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

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

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

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

只有对工人说来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

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说来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

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

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２２即畜类的生活水平

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

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

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工

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

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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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需求，那么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价格

而支付，结果，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会脱离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

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

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

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最

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

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

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Ⅱ］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比对分

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

资的影响小。一般情况是，在某个地方工资提高时，另外的地方工

资保持不变，再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

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业秘密或商业秘密，

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

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成

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

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销。无论如何，总

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

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资料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

相抵销。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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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

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

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

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

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可能所处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工人

在其中的地位。

（１）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

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象所有者

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象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

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２３。

［Ⅲ］（２）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

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

人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

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

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

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

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

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财富日益增进的状态呢？那就

是在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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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大量劳动积累起来，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

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

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

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

（β）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

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

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

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

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

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

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Ⅳ］工人之间的竞争加

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

达到了顶点。

（γ）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

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

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的积

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

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样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

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

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

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

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陷于行乞或饿死的境地，正象一部分中

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

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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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

工人饿死或行乞。

［Ｖ］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

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

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

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

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

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

正象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

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

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

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

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

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３）“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

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工资缩减到仅够维持

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和，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

增加了。”２４

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

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

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ＶＩ］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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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

苦，而国民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又会导致

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

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

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

的提高和资本利息的提高会象单利和复利２５那样影响商品的价

格。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

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

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

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

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

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

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是同时他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

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

懒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

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部分即工人在最好

的情况下挣得的部分，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

必定要饿死。

［ＶＩＩ］
２６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大自然产

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

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

是有特权的和闲散的神仙——处处对工人占上风，并对他发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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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

有什么比劳动价格更具有偶然性、更受波动的了。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

致，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

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

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去；而

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猛烈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

相对立，而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

相对立，（１）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他

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２）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

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只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

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

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是在现实中，工

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

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别沉

重的压迫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压迫则由于社会

状况。

而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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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

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作为

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

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

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

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

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

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

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

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１）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

什么意义？

（２）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

人阶级的状况就是（象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

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ＶＩＩＩ］“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

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很快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

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

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

是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五十年前一样，那么二者所挣

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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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一千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一百万人，那么就有９９９０００人并不

比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

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肤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人数最多的

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

对衡量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

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

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二十五年

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

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ＩＸ］而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

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公认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

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地方。”（舒耳茨《生产运

动》２７第６５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

实，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

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

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

能增加。靠鲸油和腐鱼为生的萨莫耶特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

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

约十年内与人口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

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

６５—６６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

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

奴隶，自己的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

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

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１００甚至２５０—

３５０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

益被用来加入［Ｘ］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必需耗费的

时间和人力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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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倍。但是，在我们甚至从

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仍然取决于象掷骰子那样

的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

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 

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对多数居民说来却有

增无已。”（同上，第６７—６８页）

“从复杂的手工劳动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简单的操作。但

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

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不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

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工作同较大量人手间的简

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表现出来。工厂工人

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弊病……［ＸＩ］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

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

意。”（同上，第６９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

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７４页）

“在英国的纺纱厂中就业的只有１５８８１８个男工和１９６８１８个女工。朗卡

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１００个男工就有１０３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

２０９个。在英国里子的麻纺厂中每１００个男工就有１４７个女工；在丹第和苏

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２８０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体

力的毛纺织厂中主要是男工。１８３３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

１８５９３个男工以外，至少有３８９２７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妇女

就业的范围已经扩大…… 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 男性

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７１—７２页）

“１８３５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纱厂中劳动的有８—１２

岁的儿童２０５５８人，１２—１３岁的儿童３５８６７人，１３—１８岁的儿童１０８２０８人

…… 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使人日益摆脱单调劳动操作，促使这种弊病

逐渐［ＩＩＸ］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最容易最便宜地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

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

械的迅速进步。”（舒耳茨《生产运动》第７０—７１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做资本家吧！’…… 不幸的是，千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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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

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同上，

第６０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有产者效劳，也

就是说，要受他们的摆布。”（贝魁尔《社会经济的新理论》２８第４０９页）

“佣人——月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４０９—

４１０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替自己劳动”。

（同上，［第４１１页］）

［ＸＩＩＩ］“这种经济结构注定人们去干如此低贱的职业，遭受如此凄惨沦

落之苦，以致野蛮状态与之相比似乎也是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４１７—

４１８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４２１—［４２２］页）拣破烂

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办法》
２９
（１８４２年巴黎版）一书

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６—７万人。“品德可疑的妇女”也有那

么大的数目。（第２２８页）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

约是６—７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６—７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

要有８—９千名妇女为这个淫秽的职业献身，也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２４名

新的牺牲者，或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牺牲者；如果这个比例适用于整

个地球，那么这种不幸者的人数势必经常有１５０万人。”（同上，第２２９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最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

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 １８２１年爱尔兰的人口是６８０１８２７

人。１８３１年增加到７７６４０１０人，也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１４％。在最富裕

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８％，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反而增加２１％

（《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１８４０年维也纳版）。”（毕莱

《论贫困》３０第１卷第［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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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就

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

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

部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

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 关于

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４３页）

“为什么人们把劳动只看成交换价值呢？”（同上，第４４页）“大企业宁可购买

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

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 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

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每一瞬间都在出卖，那么它的价值就会

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ＸＩＶ］劳动就

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弱并很快死亡。为

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４９—５０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

商品。然而，甚至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

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５０页）现存的经济制

度

“既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

低了人”。（同上，第５２—５３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

６２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完成８４００万手工劳动者的工作。”（同

上，第１９３页，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象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

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毕莱，同上，第２０页）“这种利益〈即

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他仲

裁者，战争的判决就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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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

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这种战争就叫作竞争。”（同上，第２３页）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工业战争，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这种军队

能调集到一个地点，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忍受强加

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必

不可免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

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

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众甚至没有信心会有

人经常雇用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的时候才让他们

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撇开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

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

越令人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

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６８］—６９页）

［ＸＶ］“我们确信——那些调查手工织布工的状况的委员会委员们也会

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

农村流入，那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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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的 利 润

一 资  本

［Ｉ］（１）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

上的呢？

“如果资本本身并非来源于盗窃和诈骗，那么，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

需要有立法的协助。”（萨伊，第１卷第１３６页，注）３１

人怎样成为生产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样成为用这些生产基金

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

根据成文法。（萨伊，第２卷第４页）

人们依靠资本，例如，依靠大宗财产的继承，可以得到什么？

“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不一定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财富直接提供给

他的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一种支配当时市场上拥有的一切他人劳动

或者说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权力。”（斯密，第１卷第６１页）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

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

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将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

的支配权，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什么是资本？

“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２卷第３１２页）

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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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

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

（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１页）３２

二 资 本的 利 润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

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

不同的资本之下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劳动完全委托给一

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由他监督如何使用的［ＩＩ］资本并不保持一定

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和他的

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９７—９９页）

为什么资本家要求利润和资本之间保持这种比例呢？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

的“基金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个余额，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

这些工人了”；同样，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

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１卷第９６—９７

页）

因此，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

原料成比例。

那么，利润和资本的比例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

那么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资

本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

多意外事故，——这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变动，甚至是时刻变动。（斯密，第

１卷第１７９—１８０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利润的数额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

货币利息仍可大略知道这个数额。如果使用货币可以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

３６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使用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少，那么付出的利息

也少。（斯密，第１卷第１８１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的

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相当双倍利息的利

润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就是指通常

的普通的利润。”（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８页）

什么是最低的利润率呢？什么是最高的利润率呢？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

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率

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６页）

［ＩＩＩ］“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它吞没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中地

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只够维持工

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价格。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

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

（斯密，第１卷第 ［１９７］—１９８页）

资本家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微小竞争的一切好处之

外，还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在市场上销售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

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可以使其他资本

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密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

同样的价格甚至比竞争者低的价格供应商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

（以保密来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

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致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

利用个别人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１卷

第１２０—１２４页）

可能提高资本利润的另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

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减少市场的商品供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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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的经营者就能够对贷

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０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

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得越大。随着商品加工的进展，不仅利润的

数目增大了，而且每个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

［ＩＶ］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

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和利润，而且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

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的。”（第１卷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不

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大，另一方面使

每个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大。

关于资本家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后面再讲。

资本家得到双重的好处：第一，从分工；第二，从一般加在

自然产品上的人的劳动的增长。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

的利润就越大。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更接近于同一

水平。”（第１卷第２２８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

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

比例。”（同上，［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不言而喻，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

或低廉而增长。

三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

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业的某一部门的唯一动机。至于资本的

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Ｖ］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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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２卷第４００—

４０１页）

“对资本家说来，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风险的条件下给他带

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说来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

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萨伊，第２卷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

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然而，利润率不象地租和工资那

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地，利润率很自然在

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

的利益不象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一般利益联系在一起…… 

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

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

的竞争…… 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利益完全一

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２卷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四 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

少的趋向。（斯密，第１卷第１７９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食品杂货商经

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营时便宜；如果

分归二十个［ＶＩ］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

起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２卷第３７２—３７３

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既然

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一般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同社会利益

相敌对的；既然资本利润的提高象复利２５一样影响商品的价格（斯

密，第１卷第１９９—２０１页），——所以，竞争是对抗资本家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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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也对商

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３３

但是，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

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许多资本，因为资

本一般只有通过积累才能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转化为单方

面的积累。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个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

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

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

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我们已经听到，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

一开始就把蓄谋的竞争完全撇开不谈，大资本也会按其量的大小

相应地比小资本积累得快。［ＶＩ］

［ＶＩＩＩ］由此可见，完全撇开竞争不谈，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

本积累快得多。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遭殃的

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的增长和大量资本的存在以一国财富的日益增进为前

提。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

付的利息很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利息生活。因此，所

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

（斯密，第１卷第 ［１９６］—１９７页）

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

“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

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遍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遍懒惰。”（斯密，第

７６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２卷第３２５页）

在竞争扩大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

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１）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

的增加而降低；（２）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的用途越

来越困难。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所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

他资本所占领的行业。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的交易条件放宽一些，那么他

就多半不能指望把其他资本排挤掉。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

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因为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逐

日增加，所以对生产劳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工人容易找到工作，［ＩＸ］而资

本家却难以找到他们能够雇用的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

降。”（斯密，第２卷第３５８—３５９页）

因此，小资本家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１）他由于已经不

能靠利息生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做资本家；（２）亲

自经营实业，比更富有的资本家贱卖贵买，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

因为市场价格由于假定的激烈竞争而已经很低，所以小资本家就

陷于破产。相反，如果大资本家想挤掉小资本家，那么，与小资

本家相比，他拥有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具有的对工人的一切优越

条件。对他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大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

可以长久地容忍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他摆脱小

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

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数

量大，所以，他贱卖也不会亏损。

但是，如果说货币利息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

业家，那么反过来，企业资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润的减少，

会造成货币利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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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

也必然降低。”（斯密，第２卷第３５９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

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迅速。大资本

利润虽低，但比利润高的小资本一般也增长得更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

钱。”（斯密，第１卷第１８９页）

如果象在假定的那种激烈竞争状态下所发生的那样，利润低

的小资本同这个大资本相对立，那么大资本会把它们完全压垮。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普遍有毒

等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都是必然的结果。

［Ｘ］此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大资本和

小资本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情况。

“流动资本就是用于生产食物，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留在所

有者手中或者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

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依靠这种流通，即依

靠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就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

机器、工具、手工业工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

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

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生产。因此，固定

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生产基金。”（斯密，第

２卷第２２６页）

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对大资

本家要比对小资本家有利得多。最大的银行家所需要的固定资本

只比最小的银行家略多一点，因为二者的固定资本都只限于银行

办公的费用。大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工具决不会按照他的土地面积

而相应地增多。同样，大资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资本家高的信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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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固定资本即一笔必须经常准备着的货币的相当大的节约。

最后，不言而喻，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

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

的固定资本，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大

农业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与较小的资本家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

本的相应的集中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 ［ＸＩ］采用某种对劳动

工具的组织方法。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就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了

生产的共同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 凡是立

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过剩部分就会涌向工商业，结果，正

如在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

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负债的小所有者的数目就会增加起来，这些小

所有者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

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重新吞掉小地产，正象大工业吃掉

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相当大的地产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

需要的贫穷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耳茨《生产运动》第 ［５８］—５９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

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价值３先令８便士的一磅棉花，纺出

３５０束总长１６７英里（即３６德里）、价值为２５基尼的纱。”（同上，第６２页）

“四十五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
１１
１２，并且据马歇尔计算，相

同数量的制品，在１８１４年需要付１６先令，而现在只值１先令１０便士。工业

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

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４万增加到１５０万。

［ＩＩＸ］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么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

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商品量相比必然减少了。在１８２０—１８３３年这一期间，曼

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４先令１
１
３便士减少到１

先令９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了。结果，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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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门有时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频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

成财产的波动不定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投入无产

阶级队伍；同时常常不得不突然实行停工或缩减生产，而雇佣劳动者阶级总

是深受其害。”（同上，第６３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

自己的自由…… 劳动是人，相反地，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

《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２８第４１１—４１２页）

“材料要素如没有劳动要素就根本不能创造财富；在材料所有者看来，材

料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魔力，仿佛是他们用自身的活动给材料加进了这种不

可缺少的要素。”（同上）“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４００法

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么，这等于说，一个

每年拥有２０００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５个

人为他劳动；１０万法郎的收入表示２５０人的劳动，而１００万法郎则表示２

５００人的劳动，”（同上，第４１２—４１３页）从而，３亿法郎（路易 菲力浦）表

示７５万工人的劳动。

“人们制定的法律赋予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

材料的权利…… 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

供工作，并且始终付给他们足够的工资，等等。”（同上，第４１３页）“对生产

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时性的确定是完全自由的；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

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

利益，随心所欲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４１３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

具的个人权利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质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

经济因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

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

乐意生产的东西；他可以生产得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

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

进的情况也是如此。［ＸＩＩＩ］生产者既不知道需要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

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

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卖的人。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切方

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偶，是强者、宽裕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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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则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

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

……供给不知道需求，而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的爱好和时兴

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头已经过去

而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 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

范围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

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

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４１４—４１６页）

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

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

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法

译本第二十六章中说：

“对于一个拥有２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利润２０００法郎的人来说……不

管他的资本是雇１００个工人还是雇１０００个工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

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

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１０００万还是有１２００万，都是无关紧要的。”德·西

斯蒙第先生说（第２卷第３３１页）：“真的，就只能盼望国王孤零零地住在自

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把手，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３４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

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

人的法律…… 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毕

莱］，同上，第８２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

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乏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坏的道

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乏足

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到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上去。这

儿的商人 ［ＸＩＶ］只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大富商的代理人。”（斯

密，第２卷第３８２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只有两种办法：

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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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都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２卷第３３８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前提，所以只有资本

的积累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

原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这时每个工人的任务越来越简单，所以减轻

和加速这些任务的新机器就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

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累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

从前不大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工具和器具。在任何生产部门，工人人数总是

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

使工人有可能实现这种细密的分工。”（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

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尽

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间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尽可

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ＸＶ］要看他有

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

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量所生产的

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由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

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到处……主要的生产

部门彼此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

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

结合自己的工业企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为了购

买其他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那里一个工厂主

有时拥有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主管人的领导之

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属领，已经屡见不鲜。例

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制铁的全

部生产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所有者手里的。见１８３８年《德意志季刊》

第３期《伯明翰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众多的大股份公司

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和才能的

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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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就更是多

方面的了，［ＸＶＩ］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对立也缓和下来并趋于

消灭。然而，正是这种增大的按不同方式使用资本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

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耳茨，同上，第４０—４１页）

房东从穷人身上取得巨额利润。房租和工业贫困成反比。

从沦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也抽取利息。（卖淫，酗酒，抵押放

债人。）

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

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结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

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

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３５

萨伊的纯收入和总收入。［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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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租

［Ｉ］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萨伊，第１卷第１３６页，

注）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

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斯密，第１卷

第９９页）

“也许有人认为，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利润

…… 有时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这样…… 但是，（１）土地所有者甚至对

未经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可以看作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的东西，则

往往是这种原始地租的追加额（附加费）；（２）此外，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用土

地所有者的资本，而有时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进行的；虽然如此，在重

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通常要求提高地租，仿佛这种改良全是由他出资本进

行的；（３）而且，他有时甚至对那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东西也要求地租。”

（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为说明后一种情况，斯密举叉明草（海藻Ｓｅｅｋｒａｐｐ，Ｓａｌｉｃｏｒｍｅ）

为例，

“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可成为制造玻璃、肥皂等等所用的碱性

盐。这种植物生长在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各地，但是只生长在涨潮能达到的

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两次被海潮淹没，因此这些岩石上的产物决不能通过

人的劳动而增多。然而，生长这种植物的地段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象对

谷田要求地租一样。设德兰群岛附近海域盛产鱼类。该群岛的大部分居民

［ＩＩ］都靠捕鱼为生。但是要从水产品获利，就必须在近海地带有住所。这里

的地租不是同租地农场主可能从土地取得的东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从土

地和海洋这两方面取得的东西的总和成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１—３０２

页）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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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种产物的多少，取决于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取决于土地的

自然肥力或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

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斯密，第２卷第３７７—３７８页）

“这样一来，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

价格。它完全不是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成比例，也不是同土

地所有者为了不亏损而必须取得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同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损

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成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２页）

“在这三大阶级中，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花劳力

也不用劳心，而是所谓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进行任何谋

算和计划。”（斯密，第２卷第１６１页）

我们已经听到，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肥力。

决定地租数量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的位置。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

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６页）

“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自然富饶程度相等，它们的产量就取决于用来

耕作或开发的资本数额以及［ＩＩＩ］使用这种资本的本领的大小。如果资本数

额和使用资本的本领都相等，它们的产量就同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

成比例。”（［斯密］，第２卷第２１０页）

斯密的这些论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生产费用和资本额相

等的条件下把地租归结为土地肥力的大小。这清楚地证明了国民

经济学把土地肥力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属性的这种概念的颠倒。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租，看它在现实的关系中是如何形

成的。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在

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

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我们就来看一看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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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

“当决定租约条件时，土地所有者设法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数额，仅够补

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工资，购买、维持耕畜和其他生产工具的资本，并

使他取得当地农场的普通利润。显然，这个数额是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本的条

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数额，而土地所有者决不会多留给他。产品或产品价

格超过这一部分的余额，不论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作为地租攫

为己有。这种地租就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ＩＶ］这

个余额始终可以看作自然地租，即大多数土地在出租时自然而然地应该得到

的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２９９—３００页）

萨伊说：“土地所有者对租地农场主实行某种垄断。对他们的商品即土地

的需求可能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的商品数量只能扩展到某一点…… 土地所

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前者尽可能有利…… 除了天

然的好处以外，他还从自己的地位、较大的财产、信誉、声望中得到好处；但

是，仅仅前一种好处就足以使他能够独享他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条件。运河或

道路的修建，当地人口和福利的增长，都会提高地租…… 诚然，租地农场

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钱来改良土壤；但是他只能在租期内从这笔投资中得到

好处；租期一满，全部利益就转归土地所有者了；从这时起，土地所有者虽

然没有预付分文，却取得利息，因为地租相应地增加了。”（萨伊，第２卷第

［１４２］—１４３页）

“因此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租地农场主在

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斯密，第１卷第２９９页）

“因此，土地地面的地租大都占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并且这个数额大都是

固定的，［Ｖ］不受收成的意外变动的影响。”（斯密，第１卷第３５１页）“低

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的地租是很少的。”（同上，第２卷第３７８页）

并非从一切商品上都能取得地租。例如，在许多地区，对石

头就不支付地租。

“通常只有这样一部分土地产品才能送往市场出卖，即这种产品的普通

价格足够补偿把它们运往市场所需的资本，并能提供这笔资本的普通利润。

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足够价格，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如果普通价格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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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足够价格，商品虽然能够完全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

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个足够价格，这取决于需求。”（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２—

３０３页）

“地租是以与工资、资本利润不同的方式加入商品价格的构成。工资和利

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格的结果。”（斯密，

第１卷第３０３— ［３０４］页）

食物是始终提供地租的产品之一。

“因为象其他一切动物一样，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资料相适应，所以对

食物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多或少的 ［ＶＩ］劳动量，

并且总是有人愿意为获得食物去做某种事情。诚然，由于有时要支付高工资，

食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同食物被分配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

量相等。但是，食物总是能够购买到它按照当地普通生活标准所能维持的那

个数量的劳动。土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产出较大量的食物，也就是说，

除了维持使食物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全部劳动外还有剩余。这个余额又始终超

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润的数量。所以这里始终有一

些余额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５—３０６页）“不仅

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泉，而且，如果后来其他任何土地产品也提供地租，那

么它的价值中的这个剩余部分，也是土地的耕种和改良使生产食物的劳动生

产力提高的结果。”（斯密，第１卷第３４５页）“人的食物看来是始终提供地租

的。”（第１卷第３３７页）“一国有多少人口，不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

多少人的衣服和住宅，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的食物。”（斯

密，第１卷第３４２页）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这

些东西大都可以带来地租，但并非必定如此。（同上，第１卷第［３３７］—３３８

页）［ＶＩ］

［ＶＩＩ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土地所有者如何榨取社会的一切利

益。

（１）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３６。（斯密，第１卷第３３５页）

（２）我们已经从萨伊那里听到，地租如何随着铁路等等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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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增多和日益安全而增加。

（３）“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地租、扩大土地所有者

的实际财富即扩大土地所有者购买他人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权力的趋势……

在土壤改良和耕作上的进步可以直接造成这种结果。土地所有者在产品中得

到的那个份额，必然随着这个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这种原产品实际

价格例如家畜价格的提高，也可以直接地并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地租。随着产

品的实际价值的增长，不仅土地所有者所得份额的实际价值，从而他支配他

人劳动的实际权力增长了，而且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份额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

重也增长了。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提高以后，生产它所需的劳动并不比以前

多。这样，产品中一个比过去小的份额，就足够补偿所使用的资本及其普通

利润。因此，现在留归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产品同总产品比较起来，将比

过去大得多。”（斯密，第２卷第１５７—１５９页）

［ＩＸ］对原料的需求的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原料价值的提

高，可能部分地是人口及其需要增长的结果。但是，每一项新的

发明，工业对于过去从未利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采

用，都提高地租。例如，随着铁路、轮船等等的出现，煤矿的地

租大大增长了。

除了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各种发现和劳动取得的这种利益以

外，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另一种利益。

（４）“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

间接提高实际地租。土地所有者用超过他个人消费的这部分原料或这部分原

料的价格来交换工业品。凡是降低工业品实际价格的措施，都能提高农产品

的实际价格。这时，同量原料将相当于较多的工业品，而土地所有者就能得

到较多的享乐品、装饰品和奢侈品。”（斯密，第２卷第１５９页）

但是，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

［Ｘ］结论说（第２卷第１６１页），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利

益一致，这就荒谬了。根据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占统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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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成反比，正

象高利贷者靠浪费者得到的利益决不同浪费者的利益相一致一

样。

我们现在只是顺便提一下土地所有者针对外国地产的垄断

欲；例如，谷物法就来源于这种垄断欲。同样，我们在这里不谈

中世纪的农奴制、殖民地的奴隶制、英国农民、短工的贫困。让

我们遵循国民经济学本身的原理吧。

（１）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原理，土地所有者从社会的繁荣得到

利益；他从人口、工业生产的增长，从社会需要的增长，一句话

从社会财富的增长得到利益，正如我们上面所考察的，这种增长

与贫困和奴役的增长是一致的。房租上涨和贫困增长之间的关系，

就是土地所有者从社会得到利益的一个例子，因为随着房租的上

涨，地租，即房基地的租金也增长。

（２）根据国民经济学家们本身的看法，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

租地农场主即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敌对的。３７

［ＸＩ］（３）因为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越少，土地所有者能够

向租地农场主索取的地租就越高，又因为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

主索取的地租越高，租地农场主就把工资压得越低，所以，土地

所有者的利益同雇农的利益是敌对的，正如工厂主的利益同他的

工人的利益是敌对的一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要求把工资压到

最低限度。

（４）因为工业品价格的实际降低可以提高地租，所以，土地

所有者从工业工人工资的降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生产过剩以

及工业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灾难直接得到利益。

（５）由此看来，如果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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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并且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

敌对，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于竞

争的缘故，也决不会同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一致。我们现在

就来考察一下这种竞争。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是与大资本和小资本之

间的相互关系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必然引起大地产

的积累和大地产对小地产的吞并。

［ＩＩＸ］（１）工人和劳动工具的相对数量，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

地产中那样随着基金的增大而减少得那么多。同样，全面利用的

可能性，生产费用的节约和巧妙的分工，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地

产中那样随着基金的增大而提高得那么多。不管地块多么小，耕

种这块土地所必要的劳动工具如犁、锯等等的数量到一定限度便

不能再减，而地产的面积则可以大大缩小，不受此限。

（２）大地产把租地农场主用于改良土地的那笔资本的利息供

自己积累。小地产则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方面。因而，对

它来说，这全部利润便化为乌有。

（３）每一项社会改良都对大地产有利而对小地产有害，因为

这种改良总是要求小地产付出越来越多的现款。

（４）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种竞争的两个重要规律：

（α）生产人们食物的耕地的地租，决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斯密，

第１卷第３３１页）

归根结底只有大地产才能生产家畜之类的食物。因此，大地

产决定其他土地的地租，并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关系，

正象拥有自己的工具的手工业者和工厂主的关系一样。小地产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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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成了劳动工具。［ＸＶＩ］对小土地所有者说来，地租完全消失了，

留给他的至多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和他的工资；因为通过竞争，地

租可能降低到刚好相当于并非土地所有者本人所投入的那笔资本

的利息。

（β）此外，我们已经听说，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

相等和经营水平相等，那么产品就同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因而，大

土地所有者总是取得胜利。同样，如果资本相等，那么产品就同

土地的肥力成比例。因而，在资本相等的条件下，胜利属于较肥

沃土地的所有者。

（γ）“一般说来，一个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要看用一定量的劳动从这个

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是多于还是少于用同量劳动从其他大部分同类矿山所

取得的矿物量。”（斯密，第１卷第３４５—３４６页）“最富饶的煤矿的产品价格

也调节邻近其他一切矿井的煤的价格。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都会发现，如果

他们的产品的卖价比邻矿低一些，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业主

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邻矿也不得不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

产品，虽然他们不大有能力这样做，虽然这种价格会越来越降低，有时还会

使他们完全失去地租和利润。结果，一些矿井完全被放弃，另外一些矿井提

供不了地租，而只能由土地所有者本人开采。”（斯密，第１卷第３５０页）“秘

鲁银矿发现以后，欧洲的银矿大都废弃…… 在波托西银矿发现以后，古巴

和圣多明各的银矿，甚至秘鲁的老矿，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第１卷第３５３

页）

斯密在这里关于矿山所讲的这些话，或多或少也适用于一般

的地产。

（δ）“应该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如

果地租大大低于货币利息，那么，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

会很快下跌。反之，如果地租的收益抵补货币利息而绰绰有余，那么，所有

的人都愿争购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同样会很快回升。”（［斯密］，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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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３６７］—３６８页）

从地租和货币利息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说，地租必

然越来越降低，以致最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

土地不出租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

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ＸＶＩＩ］其次，这种竞争还会使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

资本家同时也就成为土地所有者，正如较小的土地所有者现在一

般仅仅作为资本家存在一样。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

成为工业家。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

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

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

的最后形成。

（１）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３８是我们所不取的。他

们总是把土地的买卖３９中的卑鄙行为同土地私有权的买卖中包含

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制范围内必然的和所期望的后果混为

一谈。首先，封建地产按其本质说来已是买卖了的土地，已是同

人相异化并因而以少数大领主的形态与人相对立的土地。

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

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同样，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即长子，也

属于土地。土地继承了他。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

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

下，领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领地的君主。同时，在封建领地上，

领主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物质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

的假象。地块随它的主人一起个性化，有它的爵位，即男爵或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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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的封号；有它的特权、它的审判权、它的政治地位等等。土地

仿佛是它的主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俗语说：“没有无主的土地。”

这句话表明领主的权势是同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样，地产的统

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

们对待这块地产无宁说就象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是一种最狭

隘的民族性。

［ＸＶＩＩＩ］正象一个王国给它的国王以称号一样，封建地产也

给它的领主以称号。他的家族史，他的家世史等等——对他来说

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个性化，使地产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家世，使

地产人格化。同样，那些耕种他的土地的人并不处于短工的地位，

而是一部分象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对他保持着

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因此，领主对他们的态度是直接政治

的，同时又有某种感情的一面。风尚、性格等等依地块而各不相

同；它们仿佛同地块连结在一起，但是后来把人和地块连结在一

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最后，

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地产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地，他

消费那里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去操心新财

源的开辟。这就是贵族对领地的态度，它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

灵光。

这种假象必将消失，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

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

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

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

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

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基于利害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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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姻代替，而土地也象人一样必然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地产的

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稳

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即变成竞争，而对他

人血汗成果的悠闲享受必然变成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忙碌交易。最

后，在这种竞争的过程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

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随着资本运动的规律而升降浮沉

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主的土地”被

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

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

［ＸＩＸ］（２）关于地产的分割或不分割的争论，应该指出下面

一点：

地产的分割是对地产大垄断的否定；但是分割只有使垄断普

遍化才消灭垄断。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它

只触及垄断的存在形式，而不触及垄断的本质。结果，地产的分

割成了私有制规律的牺牲品。因为地产的分割是适应工业领域的

竞争运动的。除了工具分散和劳动相互分离（应当同分工区别开

来：这里不是一件工作由许多人来分担，而是大家各自从事同样

的劳动，这就是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劳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利之

外，这种分割也和上述的竞争一样，必然重新转化为积累和积聚。

因此，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更加丑恶

的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地产分割本身。但是这不是回到

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消灭整个土地私有制。对垄断的最初扬

弃总是使垄断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范围扩大。扬弃了具有

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联

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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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平等。同样，联合也就通过合理的方式，而

不再借助于农奴制度、老爷权势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

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

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

财产。地产分割的巨大好处是，一大批不再甘心忍受农奴制奴役

的人，将以不同于工业的方式，由于财产而灭亡。

至于说到大地产，它的维护者总是用诡辩的方式把大农业在

经济上的好处同大地产混为一谈，仿佛这种好处不是恰恰通过

［这种］财产的废除，［ＸＸ］才能一方面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另一

方面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利益。同样，这些维护者还攻击小地产的

商贩心理，仿佛大地产甚至在它的封建形式下也不是潜在地包藏

着商贩行为，更不用说现代英国的地产形式了，在那里，土地所

有者的封建主义是同租地农场主的牟利和勤勉结合在一起的。

大地产可以把地产分割对垄断的责难回敬给地产分割，因为

地产分割也是以私有财产的垄断为基础的，同样，地产分割可以

把对分割的责难回敬给大地产，因为那里也是分割占统治地位，只

不过采取不动的、冻结的形式罢了。总之，私有财产是以分割为

基础的。此外，正如地产分割要重新导致资本主义类型的大地产

一样，封建的地产，不管它怎样设法挣脱，也必然要遭到分割，或

者至少要落到资本家手中。

这是因为大地产，象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居民推进工业

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赤贫的程度。因此大地产把国

内的贫民和全部活动都推到敌对方面，从而促使自己的敌人即资

本、工业的势力的产生和壮大。大地产把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变成

工业人口，从而使他们成为大地产的敌人。如果工业实力达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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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展，象现在英国那样，那么工业就会逐步地迫使大地产把它

的垄断针对外国，迫使它同外国的地产进行竞争。因为，在工业

的统治下，地产只有通过针对外国的垄断才能确保自己的封建权

威，从而不受与它的封建本质矛盾的一般商业规律支配。而地产

一旦卷入竞争，它就要象其他任何受竞争支配的商品一样遵循竞

争的规律。它同样会动荡不定，时而缩减，时而增加，从一个人

手中转入另一个人手中，任何法令都无法使它再保持在少数特定

的人手中。［ＸＸＩ］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所有者手中，并

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

最后，那种靠强力维持下来并在自己旁边产生了可怕的工业

的大地产，要比地产分割更快地导致危机，因为在地产分割条件

下工业的权力总是处于次要地位。

正如在英国那样，大地产就它力求搞到尽可能多的货币而言，

已经失去自己的封建性质，而具有工业的性质。它给所有者带来

尽可能多的地租，而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尽可能多的资本利润。结

果，农业工人的工资就被降到最低限度，而租地农场主阶级就在

地产范围内代表着工业和资本的权力。由于同外国竞争，地租在

大多数情况下不再形成一种独立的收入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不

得不取代租地农场主的地位，而租地农场主则有一部分沦为无产

阶级。另一方面，有许多租地农场主也占有地产；这是因为有优

裕收入的大土地所有者大都沉湎于挥霍，并且一般都没有能力领

导大规模的农业；他们往往既无资本又无能力来开发土地。因此，

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破产。最后，为了经得起新的竞争，

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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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相

信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

这些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Ｘ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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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化 劳 动］

［ＸＸＩＩ］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

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

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

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

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

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①；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

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

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

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

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

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

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

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

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

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

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同样，竞争无孔不

入，人们却用外部情况来说明。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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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

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

的车轮。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所以才会把例如

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

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营业自由、地

产分割仅仅被理解和描述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

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

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

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

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

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象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

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

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

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

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

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

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

贫穷。４０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

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

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

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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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

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

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

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

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

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

化、外化４１。

劳动的实现竟如此表现为失去现实性，以致工人从现实中被

排除，直至饿死。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

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

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靠最紧张的努力和极

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

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

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

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

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

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

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

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４２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

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

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

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

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

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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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

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

［ＸＸＩＩＩ］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即工人的

生产，以及对象即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

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

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

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

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

的资料。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

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

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

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

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

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而，

他首先作为工人，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

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

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

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

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

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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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
·
工
·
人（即劳动）同产品的

·
直
·
接关系来掩

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

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

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

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

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

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

结果和证实。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

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

工人同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

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

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

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

的产品象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

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

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

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

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

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

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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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

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

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

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

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

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

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

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

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

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

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

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４３

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

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

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

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

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

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

第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

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

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

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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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

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

活动，又是什么呢？），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

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ＸＸＩＶ］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出

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

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

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

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４４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

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

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

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

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

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

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

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

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

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

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

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

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

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

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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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由于（１）使自然界，（２）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

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

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

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

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４５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

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

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

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

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

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

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

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

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

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

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

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

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

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

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

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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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

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

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

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

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

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

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

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

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

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

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

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

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

类生活对他说来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的结果：

（３）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

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

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

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４）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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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

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

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

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

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

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

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

［ＸＸＶ］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

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

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在现实

中必须怎样表达和表现。

如果说劳动产品对我说来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同我

相对立，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

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

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

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主人。而且，下

面这种情况会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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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不得

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

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

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

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

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

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

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

此，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

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

同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

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

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

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

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

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或者俗人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

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

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

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

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

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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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使自己失去现实性，使自己受惩罚一样，

正象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

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象他使他自己的活动

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他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上面，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

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

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

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

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

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

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

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

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

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

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

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

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１）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

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

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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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

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

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的

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

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不过再作出

［ＸＸＶＩ］几点结论。

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

资作为一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

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分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

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

的资本家。４６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

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２）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

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

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

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

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

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

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

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

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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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１）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

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２）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

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

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

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

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

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

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１）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财产

的关系。

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

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

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同工人本身的关

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同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

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同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

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

人同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同工人

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说来，占

有就表现为异化，自我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他人的活动，生

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

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对

２０１ 卡·马 克 思



劳动和工人是异己的人同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

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

的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

理论的态度。

［ＸＸＶＩＩ］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

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ＸＸ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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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手 稿］

［私有财产的关系］

［……］［ＸＬ］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
４７
。因此，资本是完全失去自

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正象劳动是失去自身

的人这种情况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但是工人不幸而成

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

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作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

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

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

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作为工人、作为商品就

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作为工人，他只具有

对他是异己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

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

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旦想到

——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

己对自己说来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

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人埋葬，会饿

死，等等。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

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

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正象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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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心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一样。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

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

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

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

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

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

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

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

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

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

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这个必要的界限。

因此，英国工厂主在１８３４年实行新济贫法４８以前，把工人靠济贫

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

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

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

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

这种生产的产品是自我意识的和自我活动的商品……商品人……

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

人生产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

至是有害的。照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

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现代

［ＸＬＩ］英国国民经济学
４
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

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资和资本

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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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

人彼此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

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

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类活动的生产，

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说来完全

异己的活动的生产；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

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论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

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类活动的对象

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

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

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甚至连表面上的人的关系也没有了），在这

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

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

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

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揭示了土地所

有者的浪漫主义幻想——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所谓他的利益同

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３７继重农学派之后主

张过的；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

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

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

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根本不讲话的，或者无宁说，

只用货币语言来讲话的资本和利息。——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

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

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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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历史地形成和产生的一

个固定环节。在工业等等中，同不动的地产对立，表现出的只是工

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同农业的对立。这

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劳动，作为包括全部

生活的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差别而存在：工业（城市生活）同地产

（封建的贵族生活）对立而形成，并且本身通过垄断、行会、同业公

会和社团等形式还带有自己对立物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

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实际的共同体的意义，还

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以及完全单独存在的地步，也就

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

行动自由的资本。

［ＸＬＩＩ］但是，获得行动自由的和本身有单独构成的工业和获

得行动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

立即表现在作为真正工业活动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

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

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

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

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秘密；

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经济上的存在，才作为私有

者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

能获得。因此，地主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

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

主必然要成为地主，或者相反。租地农场主的工业牟利就是土地所

有者的工业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决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他们回想起对方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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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骄傲起来的、获得行动自由的、发了财的、

昨天的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把

土地所有者看作自己游手好闲的、残酷无情的和自私自利的、昨天

的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

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

地所有者看成自由的工业和摆脱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的资本的直

接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极其激烈的，并且双方相互揭了

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和相反的攻击，就对双方的

卑鄙性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

封建的往昔、怀旧、他的诗意的回忆、他的幻想气质、他的政治上的

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会

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猾的、钻

营的、拉人下水的骗子，利欲熏心的出卖灵魂的人；图谋不轨的、没

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

高利贷者、牵线人、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精；冷酷无情地制造、培

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

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见其中的重

农学派贝尔加斯的著作，对他，卡米尔·德穆兰在自己的杂志《法

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中曾经严厉批评过；并见冯·芬克、兰齐

措勒、哈勒、利奥①、科瑟加顿以及西斯蒙第的著作）。动产也显示

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嫡子；它可怜自己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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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爱好夸张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丰克的著作，他眼含热泪，引用利奥先生的

话说，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不肯不再充当贵族的财产。并见尤斯图

斯·默泽尔的《爱国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超出循

规蹈矩的庸人的那种小市民的、“家传的”、平庸的狭隘眼界；虽然如此，它们仍

然不失为纯粹的幻想。这个矛盾也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



手是一个不理解自己本质（而这是完全对的），想用粗野的、不道德

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它把他

描绘成用正直、诚实、为公共利益服务、坚贞不渝这些假面具来掩

盖其缺乏活动能力、贪得无厌的享乐欲、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和居

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它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用

揭底和嘲讽的口气历数他的以罗曼蒂克的城堡为温床的下流、残

忍、挥霍、淫佚、寡廉鲜耻、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来给他的怀旧、他

的诗意、他的幻想浇冷水。

［ＸＬＩＩＩ〕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

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

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

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这个游手好闲的、只会捣蛋的

粮食奸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

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

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

性；最后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象高利贷

一样贪婪地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它作丝毫贡献，甚

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后，让土地所有者看一看自己的租地

农场主——对土地所有者说来，农业和土地本身仅仅作为赐给他

的财源而存在，——并且让他说说，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伪善的、幻

想的、狡猾的无赖：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

样絮絮叨叨地数说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早已

在内心深处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土地

所有者实际上提出替自己辩护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

雇农）身上才是真的，而土地所有者不如说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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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作了不利于自身的论证。据说，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

的、无价值的物质。据说，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

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见保尔·路易·古

利耶、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社特·德·

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的著作。）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

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

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

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亨乐欲，

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

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

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那些多少觉察到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粹道德和完成的

博爱商业的危险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变成资本，但是完全白费力

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

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回到自身的资本，即还

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

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各

个成分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

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把资本家看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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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劳动＝劳动。作

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

息和利润。资本家完全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工人阶级，正象工人

——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

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ＸＬ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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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手 稿］

［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补入第ＸＸＸＶＩ页４９。——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

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而，十分明显，

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

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

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在

意识中形成的、私有财产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

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

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揭示了——在

私有制范围内——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看来，那些

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

主义者５０，是一些拜物教徒、天主教徒。所以，恩格斯把亚当·斯密

叫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５１是对的。正象路德承认宗教、信仰为外部

世界的本质并以此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象他把宗教观念变成

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观念一样，正象他把教士移

到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俗人之外的教士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

为人本身，而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在人之外并且

不依赖于人的财富，也就是只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保持的财富被

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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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就象在路

德那里被当成了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

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

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以前是人之外的存

在、人的实际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

在化。因此，如果说上述国民经济学是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

活动等等的假象下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转为人自身的本质而

能够不再束缚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方

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

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

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

过程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使自己的犬儒主义充分表现出来。

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它不顾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表面

的矛盾，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是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

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指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

点相反，无宁说是敌视人的；最后，它还致命地打击了私有财产和

财富泉源的最后一个个别的、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运动的存在形

式即地租，打击了这种成了完全经济的东西因而对国民经济学无

法反抗的封建所有制的表现。（李嘉图学派。）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

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

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

式表现出来），而且他们总是积极地和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

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

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把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变为主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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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既把人变为本质，同时也把作为某种非存在物［Ｕｎｗｅｓｅｎ］的

人变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

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ＩＩ］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

地，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

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魁奈医生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过

渡。重农学派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但正因为

如此，它同样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变革、恢复，不

过它的语言这时不再是封建的，而是经济学的了。全部财富被归结

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

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是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

种自然特殊性，才具有意义。但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的要

素，而重商主义只承认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因此，财富的对象、财

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

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

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但农业同时被宣

布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

上来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

一起的，因此它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

认识的。所以，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象劳动

产品还被看作一种特定的——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

源于自然界的——财富一样。在这里，土地还被看作是不依赖于人

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看作资本，也就是说，还没有被看作劳动本

身的要素。相反地，劳动却表现为土地的要素。但是，因为这里把

过去的仅仅作为对象存在的外部财富的拜物教归结为一种极其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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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自然要素，而且已经承认——虽然只是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的存在，所以，认识财

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

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观点即

唯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而，

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

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重农学派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

外部的、纯对象性的财富。但是，在重农学派看来，劳动首先只是地

产的主体本质（重农学派是以那种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并得到公

认的财产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只有地产才成为外化的人。他们

既然把生产（农业）说成是地产的本质，也就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

质；但由于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生产，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

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

十分明显，那种与地产相对立的、即作为工业而确立下来的工

业的主体本质一旦被理解，那么，这种本质就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

那个对立面。因为正象工业包含着已被扬弃了的地产一样，工业的

主体本质也同时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

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

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它是地产的被

释放了的奴隶，同样，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劳动

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而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然后才

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

［ＩＩＩ］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

是完成了的劳动，正象工厂制度是工业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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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

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

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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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产 主 义］

［Ｉ］补入第ＸＸＸＩＸ页。——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

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

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

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５２。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

进一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

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

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

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有

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

补入同一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

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劳动仍

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

本（蒲鲁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是不自

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

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也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

好的劳动，５３而圣西门则相反，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

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和改善工人状况。５４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

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时它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５５共产

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

（１）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

成。５６这样的共产主义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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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

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

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

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

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这个

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为公

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

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的和

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象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①一样，

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

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

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

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

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

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

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

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

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

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

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ＩＶ］单纯

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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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

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

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

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

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

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

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了。人和人之间的

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

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

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

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

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

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

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

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

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

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

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

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

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

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

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

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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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共产主义（α）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

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

影响下。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

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

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

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

不理解它的本质。

（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

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

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

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

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

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

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

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５８

［Ｖ］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

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

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而上述尚未完成的

共产主义从个别的同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历

史的证明，从现存的事物中寻找证明，同时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

（卡贝、维尔加尔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

的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但是它这样做恰好说明：历史运动

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那么它

的这种过去的存在恰恰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

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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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

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

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

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

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

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

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

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

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

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这一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

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是在外部世界中

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共产主义从

一开始就是无神论（欧文）５９，而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

种无神论无宁说还是一个抽象。所以，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

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

接追求实效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

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

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

存在。但是，同样，无论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

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出发点，私有财产的

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

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

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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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

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

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

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

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

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

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

人道主义。

［ＶＩ］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

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虽然共同的活动和共同的享

受，即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的那种活

动和享受，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或这种享受的内

容本身为根据并且符合其本性的地方都会出现。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

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

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

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

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

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

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

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

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

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

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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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

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

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

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

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

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

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

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

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

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

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

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可见，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

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

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

（４）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

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

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

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

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

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

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

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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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一切器官，正象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

样，［ＶＩＩ］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

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

实现①，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

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

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

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

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

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

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

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

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关于拥有这个范

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６０）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

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

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

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

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

系②；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

４２１ 卡·马 克 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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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

用。

同样，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

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直接

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

的一种占有方式。

不言而喻，人的眼睛和原始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

人的耳朵和原始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

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

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

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

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

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

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

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

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

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

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

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

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

维，［ＶＩＩＩ］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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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

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

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

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

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

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

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

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

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

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

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

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

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

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

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

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

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

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

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

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

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

困——的运动，正在产生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

样，已经产生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

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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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现实。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

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

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

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

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

务。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

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

人的心理学６１；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

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

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

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

人的类活动。［ＩＸ］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

看成是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

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

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

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

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

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

正的科学。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

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

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

究竟应该怎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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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

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

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

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

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

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

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

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

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

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

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

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

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

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

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

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

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

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

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

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

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

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

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Ｘ］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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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

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

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

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

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

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

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

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

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

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

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

现为需要。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

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

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另一种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

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的

活动的激情。

（５）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

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

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

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

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

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

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所以，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

排除的观念。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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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

盾的。

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６２（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

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６３是

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

对个别人说说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

易的：你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生出来的；这就是说，在你身上，两

个人的性结合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因而，你看到，人的肉体的

存在也要归功于人。所以，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

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

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

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

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但是你会回答说：我承认这个循环

运动，那么你也要承认那个无限的过程，这过程驱使我不断追问，

直到提出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我只能对你

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

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

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

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

的创造问题，那么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

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

放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

抽象，那么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ＸＩ］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

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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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也许你是一个假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

者吧？

你可能反驳我说：我并不想假定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我是问你

自然界是如何产生的，正象我问解剖学家骨骼如何形成等等一样。

但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

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

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

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

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

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

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

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

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

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

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

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

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象现实生活是人的不

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

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

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

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

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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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生产和分工］

［ＸＩＶ］（７）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

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

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

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

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

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

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

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

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

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

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

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

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

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数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

强有力的属性；正象货币把任何本质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

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数量的本质。无限制和无节制

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

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

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

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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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

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

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

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

诱骗他人的本质，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

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象

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

近人的心的途径；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

外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

什么，我给你，而必不可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你应当用什么样的

墨水给我写字据，你也是知道的；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

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

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

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

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

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无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

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

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

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

都可能从他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ＸＶ］交不起房租，他就

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

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

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

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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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

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

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

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

方式（和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

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

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

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但是，在英国

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

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

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人即儿童

变成工人，正象工人变成无人照管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

弱性，以便把较弱的人变成机器。

关于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

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这一问题，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当我

们谈到作为资本家的科学自白和科学存在的国民经济学家时，我

们一般总是指经验的生意人）是这样论证的：（１）他把工人的需要

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可怜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

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

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

和人的存在；（２）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作计算的标准，

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国

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象他把

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工人的任何

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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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消极的享受或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

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

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把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

动的需要都节省下来。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

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进行重利盘剥的吝

啬鬼和禁欲的但进行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

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而且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理想

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怀着感伤的情绪把这些搬上舞台。因

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

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

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

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

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

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

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ＸＶＩ］国民

经济学家把从你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

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

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场，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和政治权

力，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

力。但是，尽管货币是这一切，它除了自身以外不愿创造任何东西，

除了自身以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

当我占有了主人，我就占有了奴仆，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他的奴仆

了。因此，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工人只

能拥有他想要生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而且只是为了拥有［这

么一点］他才有权要活下去。

５３１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诚然，在国民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争论。一方（罗德戴尔、马

尔萨斯等）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另一方（萨伊、李嘉图等）则推崇

节约而咒骂奢侈。但是，前者承认，它要求奢侈是为了生产出劳动

即绝对的节约；而后者承认，它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即奢

侈。前者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不应仅仅由发财欲决定富者

的消费，并且当它把挥霍直接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时，它是跟它自

己的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后者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向前者证明，通

过挥霍我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我的财产。后者假意不承认，正是一

时的兴致和念头决定生产；它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忘记了没有消

费就不会有生产；忘记了只有通过竞争，生产才必然变得日益全

面、日益奢侈；它忘记了，按照它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

兴决定使用；它希望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但它忘记了生产过多

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都忘记了，挥霍

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等同的。

同时，如果你希望按照经济学办事，并且不愿毁于幻想，那么

你不仅应当在你的直接的感觉，如吃等等方面节省，而且应当在热

心公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省。

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也就是说，变成有用

的。如果我问国民经济学家：当我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满足别人的淫

欲来换取金钱时，我是不是遵从经济规律（法国工厂工人把自己妻

女的卖淫称为额外的劳动时间，这完全是对的），而当我把自己的

朋友出卖给摩洛哥人时，我是不是在按国民经济学行事呢（而通过

买卖新兵等等形式直接贩卖人口的现象，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

有）？于是国民经济学家回答我：你的行动并不违反我的规律；但请

你看看道德太太和宗教太太说些什么；我的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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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丝毫不反对你的行动方式，但是……——但是我该更相信谁

呢——国民经济学还是道德？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谋生、劳动和节

约、节制，但是国民经济学答应满足我的需要。——道德的国民经

济学就是富有道德心、德行等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

么能有德行的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富有道德心

呢？——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

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

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

［ＸＶＩＩ］……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

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例如，米歇尔·舍伐利

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但是，李嘉图使国民经济学用它自

己的语言说话。如果说这种语言不合乎道德，那么这不是李嘉图的

过错。当米歇尔·舍伐利埃讲道德的时候，他撇开了国民经济学；

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又必然实际上撇开了道德。如果

国民经济学同道德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因而无根据的和不

科学的，如果它不是装装样子的，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么这种

关系就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如果实际上并非如

此，或者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这难道是李嘉图的过错吗？何

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

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

规律。

节制需要，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

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

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

制的人，并公开责难那些违背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难道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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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
６４
），那么他就会在生育方面实行节

约。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

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

的意义中；这对于上层来说总是表现得精致、隐秘、含糊，是假象；

而对于下层来说则表现得粗陋、露骨、坦率，是本质。工人的粗陋的

需要与富人的考究的需要相比是一个大得多的收入来源。伦敦的

地下室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也就是说，地下室

对房产主来说是更大的财富，因而，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

更大的社会财富。

正象工业利用考究的需要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粗陋的

需要，而且是人为地造成的粗陋的需要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

粗陋的需要来说，自我麻醉，这种表面的对需要的满足，这种在需

要的粗陋野蛮性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此，英国的酒店

是私有制的明显的象征。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财富对人

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唯一的至少受到英国

警察从宽对待的星期日娱乐。［ＸＶＩＩ］

［ＸＶＩＩＩ］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

式来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１）资本是积累劳动；（２）资本在生产

中的使命——部分地是连同利润的资本再生产，部分地作为原料

（劳动材料）的资本，部分地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机器——直接

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３）工人是资本；（４）工

资属于资本的费用；（５）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

产；（６）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能动的要素。

最后，（７）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

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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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Ｘ］如何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

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见穆勒）

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眩惑，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

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

立。——例如，在拜物教上就可看出，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

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

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

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

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

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

对就是必然的。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的公式“自我＝自我”译成法国语言即政治

语言罢了。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

这同德国人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以此来论证共产主义，是

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

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由于政治的原因是平等，在英国是

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蒲鲁东

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来加以批判和承认。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

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

介的，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

开始的肯定，［…………………………………………………………

……………………………………………………………］①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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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

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

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

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

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

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

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

并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觉悟这一点，看作是现实的进步。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

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

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

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

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

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

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

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

高精神之光。

［ＸＸ］ 当国民经济学断言需求和供给始终相符的时候，它当

即忘记了，按照它自己的主张，人的供给（人口论）始终超过对人的

需求；因而，供求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整个生产的本质结果——人的

生存——上得到最显著的表现。

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真正的力量和唯一的

目的，那使我成为本质并使我占有别人的对象性本质的手段在什

么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地产（在土地是

生活的泉源的地方）以及马和剑（在它们是真正的生存手段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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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都被承认为真正的政治的生命力。在中世纪，一个等级只要

它能佩剑，就成为自由的了。在游牧民族那里，有马就使人成为自

由的人，使人有可能参加共同体生活。

我们在上面说过，人回到穴居生活，然而是在一种异化的、敌

对的形式下回到那里去的。野人在自己的洞穴——这个自由地给

他们提供享受和庇护的自然要素——中并不感到更陌生，反而感

到如鱼得水般的自在。但是，穷人的地下室住所却是敌对的“具有

异己力量的住所，只有当他把自己的血汗献给它时才让他居住”；

他不能把这个住所看成自己的故居——在这里他最后会说：我在

这里，就是在自己家里——相反地，他是住在别人的家里，住在一

个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他不交房租就立即将他抛向街头

的陌生人的家里。他同样知道，就质量来说，他的住所跟彼岸的在

财富天国中的人的住所是完全相反的。

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

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

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

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仅仅供享乐的、不活动的和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

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

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

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而且，对人

的蔑视，部分地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恣意挥

霍，部分地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

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

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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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

作手段，看作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他既是自己的财富的奴

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的、乖戾

的、傲慢的、好幻想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和机智的。他还没有体验

到财富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他宁愿把财富

仅仅看作自身的力量，而且［在他看来］最后的、终极的目的并［不

是］财富，而是享受，［………………………………………………

…………………………………………………………………］①。

在这种……［ＸＸＩ］为感性外表所眩惑的关于财富本质的美妙

幻想对面出现的是实干的、清醒的、平凡的、节俭的、看清财富本质

的工业家；如果说他为挥霍者的贪得无厌的享受开辟越来越大的

范围，并且用自己的各种产品向挥霍者献媚——他的一切产品都

是对挥霍者的欲望的曲意奉承，——那么，他同时也懂得以唯一有

利的方式把挥霍者的正在消失的力量据为己有。因此，如果说工业

财富起初表现为挥霍的、幻想的财富的结果，那么后来工业财富也

以能动的方式通过它本身的运动排除了挥霍的幻想的财富。货币

利息的降低是工业运动的必然后果和结果。因此，挥霍的食利者的

资金日益减少，同享受的手段和诱惑的增加恰成反比。所以，他必

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工业资本家

……另一方面，地租固然由于工业发展进程而直接不断地提高，但

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总有一天地产也必然和其他一切财产一

样，落入那再生产着自身和利润的资本的范畴，而这也就是同一个

工业发展的结果。因而，挥霍的地主也必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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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自己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即经营农业

的企业家。

因此，货币利息降低，——蒲鲁东把这看成资本的扬弃和资

本社会化的倾向，——不如说直接地就是劳动的资本对挥霍的财

富的彻底胜利的象征，也就是一切私有财产向工业资本转化。这

是私有财产对它的一切表面上还是人的特性的彻底胜利和私有者

对私有财产的本质——劳动——的完全屈服。当然，工业资本家

也享受。他决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简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

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享受是精打细

算的，从而它本身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

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花的钱只限于这笔

花费能通过连同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所以，享受

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而以前的情况恰

恰相反。因此，利息的降低只有当它是资本正在完成的统治的象

征，也就是正在完成的、因而正趋于扬弃的异化的象征的时候，才

是资本扬弃的象征。一般说来，这就是现存的东西确证自己的对

立面的唯一方式。

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

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

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对象用简单的

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相持不下。［ＸＸＩ］

［ＸＸＸＩＶ］其次，地租作为地租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现代国民

经济学与断言土地所有者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者的重农学派相反，

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倒是唯一的完全不生产的食利者。农业是资

本家的事情，资本家只要能够从农业上有希望得到通常的利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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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个用途。因此，重农学派所谓土地所有者

作为唯一生产的所有者应当单独支付国税，从而也只有他们才有

权表决国税并参予国事这样的论点就变为相反的论断，即地租税

是对非生产收入征收的单一税，因而也是无损于国民生产的单一

税。显然，这样理解，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特权就再也不可能从他们

是主要纳税人这一事实得出来了。

凡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的东西，都不过是具

有资本形式即工业资本形式的劳动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

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正沿着胜利的道

路即工业资本胜利的道路前进。——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把劳动

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

的真正性质。

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

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ＸＸＸＶ］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为

别人而存在，别人也为他而存在。正象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

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被他抹煞了一切特性，

从而只看成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

言之，因为劳动不过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

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

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

定。

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

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也就是关

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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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是讲得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的。

亚当·斯密：

“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这种倾向缓慢

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

它为一切人所共有，而在其他任何动物中间是找不到的。动物一旦成长，就

完全独立生活。人则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他单单指望别人发善心给以

帮助，那是徒劳的。如果他能求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并使他们相信，他希

望他们为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这样就可靠得多了。在向他人求助的

时候，我们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人性，而是求助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对他

们决不说我们有需要，而总是说对他们有利。——这样一来，因为我们相互

需要的服务大部分是通过交换、交易、买卖获得的，所以最初产生分工的也

正是这种交换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他人

又迅速、又精巧。他往往用自己制造的这些产品去同自己部落的人交换家畜

和野味。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得到更多东西。因

此，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把制造弓等等当作自己的主要业务。个人天赋

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人如果没有交换和

交易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会不得不亲自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方便品。一

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那么，唯一能够造成才能上的巨大差别

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会存在。正象这种交换倾向造成人们才能上的差别

一样，这同一个倾向也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许多同类但不同品种的动物，

它们在天生资质上的差别比人类在没有受过教育以前天生资质上的差别要

显著得多。就天赋的才能和智慧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

猎犬之间、猎犬和鹑猎犬之间、鹑猎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可是

这些不同品种的动物，尽管是同类，彼此却几乎无法利用。家犬虽然力大，

［ＸＸＸＶＩ］却不能辅以猎犬的敏捷，等等。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或倾

向，这些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程度的智力活动不能汇集在一起，因而丝毫不能

增进同类的幸福和便利。每个动物都必须独立生活和保卫自己；自然给予动

物各种各样的能力，动物却不能由此得到丝毫好处。相反，人的各种极不相

同的才能则能交相为用，因为依靠交换和交易这种普遍倾向，他们的不同才

能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好象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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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因为交换这种倾向产生了分工，所以这种分

工的发展程度总是受交换能力，换句话说，受市场的大小限制。如果市场非

常狭小，那就不会鼓励人们完全致力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不能用他本身消

费不了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

余部分……”在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

社会本身，严格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

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７〉……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

展而增长，反之亦然。”

以上是亚当·斯密说的。６５

“如果每个家庭都生产它所需的全部消费品，那么社会在不实行任何交

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存在了。——虽然交换不是社会的基础，但在我们的

文明的社会状态中不能没有它。——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

加社会产品，增进社会威力和社会的享受，但是它限制单个人的能力并使之

退化。——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

这是让·巴·萨伊说的。
６６

“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就是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而来源于

社会状态的力量，就是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

……就是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构成生活资料的各种产品的能力。促使一个人

为别人服务的动机是利己心，因为他要求得到为别人服务的报酬。——排他

性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交换和分工是相互

制约的。”

这是斯卡尔贝克说的。
６７

穆勒把发达的交换即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

“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生产出运

动；他能移动物品，［ＸＸＸＶＩＩ］使它们相互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

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互相妨碍的操作

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

配，就可以加强效果。一般地说，人们不能以从事少数几项操作所练出来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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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

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

下，必须从事大规模生产，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

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有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大制造业，往往

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所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

品。”

这是穆勒说的。
６８

但是，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都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

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只有自由放任的私有财产才能

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

亚当·斯密的论述可以归纳如下：

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它起源于人所特有的交换和

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大概不是偶然的，而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结

果。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人的才能的

差别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只有交换才

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同类而不同品种的动物的特性的天生差

别比人的秉赋和活动的差别显著得多。但是因为动物不能从事交

换，所以同类而不同品种的动物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不能给任何动

物个体带来任何好处。动物不能把同类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

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

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

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所需要的东西。因

为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市场的规模大小

而发展或受到限制。在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

商业社会。

萨伊把交换看成偶然的、非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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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在文明的社会状态中，交换才成为必要的。但是，没有交换

不可能有生产。分工对于创造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

手段，是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使每一单个人的能力退化。最后

这个意见是萨伊的进步。

斯卡尔贝克把个人的、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即智力和从事劳动

的身体素质，同来源于社会的力量，即相互制约的交换和分工区别

开来。但是私有财产是交换的必要前提。在这里，斯卡尔贝克用客

观的形式表述了斯密、萨伊、李嘉图等人所说的东西，因为斯密等

人指出利己主义、私人利益是交换的基础，并把买卖称为交换的本

质的和适合的形式。

穆勒把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人的活动可归结为机

械的运动。分工和采用机器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委托给每个人

的操作范围应尽可能小。分工和采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的大量生

产即生产的集中。这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

［ＸＸＸＶＩＩ］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

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

外化的表现。

说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等于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

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

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

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

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

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

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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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考察下述各个要素：

第一，交换的倾向——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利己主义是它的基

础——被看作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萨伊认为交

换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用分工和交换来说

明财富、生产。分工使个人活动贫乏和退化。交换和分工被认为是

产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别的原因，而这种差别又由于交换而成为

有益的。斯卡尔贝克把人的生产的本质力量或者说生产性的本质

力量分为两部分：（１）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

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２）来源于社会而不是来源于现实个

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其次：分工受市场的限制。——人

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最主要的事情由对象的物质特性去

完成。——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操作应当尽可能少。——劳动的划

分和资本的积聚，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自

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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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ＸＬＩ］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 ［狭隘］意义上的

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如果感

觉、激情等等仅仅通过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感性地存在这一事实而

真正肯定自己，那么，不言而喻的是：（１）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

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它们的生命

的特殊性；对象以怎样的方式对它们存在，这就是它们的享受的

特有方式；（２）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态的对象的直接

扬弃（如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么这也就是对象的肯定；

（３）只要人是人的，因而他的感觉等等也是人的，那么对象为他

人所肯定，这同样是他自己的享受；（４）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

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合

乎人性地实现；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

现的产物；（５）如果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那么私有财产的意义

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

——对人的存在。

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

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

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

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媒介的那个

东西，也在我和他人为我的存在之间充当媒介。对我说来他人就

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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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你的头，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不就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御看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象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歌德《浮士德》（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①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

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那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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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并且下面又说：

    “啊，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玛尔斯①！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ＸＬＩＩ］为了不同的目的，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②

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为了理解他，我们首

先从解释歌德那几行诗句开始。

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

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

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

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

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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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

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

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

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

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

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

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

呢？再加上他可以给自己买到很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他们的

人，不是比他们更有头脑吗？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

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

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

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

不是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

手段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结

合手段；它是社会的［……］①化合力。

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个特性：

（１）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

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

（２）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

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

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

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②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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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

所不能做到的，我依靠货币都能做到。因而货币把每一种本质力量

都变成它本来所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

当我想要食物或者因我身体不佳，不能步行，想坐邮车的时

候，货币就使我获得食物和邮车，这就是说，它把我的愿望从观念

的东西，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它们的感性

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

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

当然，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他的需求只是一种观念的东

西，它对我、对第三者、对另一个人［ＸＬＩＩＩ］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不

存在的，因而对于我依然是非现实的，无对象的。以货币为基础的

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

的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

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

如果我没有供旅行用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旅行的需要，也

就是说，没有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旅行的需要。如果我有进行研究

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

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地，如果我实际上

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

的有效的本领。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

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

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现实的、人的和自然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

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想；另一方面，同样

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想，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

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仅仅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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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定，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

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

其次，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

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

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

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

愚蠢。

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

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

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

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

交换的不是特定的性质，不是特定的事物或特定的人的本质力量，

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看来，

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

或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

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

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

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

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

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

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

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

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ＸＬ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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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ＸＩ］（６）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辩证

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有关叙述，以及最后对最近的

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作一些说明，也许是适当的。

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

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

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

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对于现代的批

判同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以

致象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前者是完完全

全地，后者在自己的《复类福音作者》６９中（与施特劳斯相反，他在

这里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甚

至在《基督教真相》７０中，至少有可能完全地——仍然拘泥于黑格

尔的逻辑学。例如，《基督教真相》一书中说：

“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既

然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既然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

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

了”，等等。或者说：“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

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

这些说法连语言上都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且无宁说

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

［ＩＩＸ］鲍威尔在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
７１
一书中对格鲁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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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出的“那么逻辑学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唐突的问题避而不答，

却让他去问未来的批判家。７２这表明，鲍威尔在进行批判活动（鲍

威尔《复类福音作者》）时对于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是多么缺乏

认识，而且在物质的批判活动之后也还缺乏这种认识。

但是即使现在，在费尔巴哈既在收入《轶文集》的《纲要》中，也

更详细地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之

后；在不能完成这一事业的上述批判反而认为这一事业已经完成，

并且自封为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之后；在批判

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其余的世界（它

把这个世界与它自身对立起来而归入“群众”这一范畴）和它自身

的关系，并且把一切独断的对立消融于它自身的聪明和世界的愚

蠢之间、批判的基督和作为“群氓”的人类之间的一个独断的对立

中之后；在批判每日每时以群众的愚钝来证明它本身的超群出众

之后；在批判最后宣告批判的末日审判，宣称这样一天——那时整

个正在堕落的人类将集合在批判面前，由批判加以分类，而每一类

人都将得到一份贫困证明书——即将来临之后；在批判于报刊上

宣布它既对人的感觉又对它自己独标一格地君临其上的世界具有

优越性，而且不时从它那讥讽的嘴唇发出奥林帕斯诸神的哄笑声

之后，——在以批判的形式消逝着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

做出这一切滑稽可笑的动作之后，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丝毫没有暗

示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

时候，甚至也［丝毫］未能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这

是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

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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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

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

（１）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

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

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

（２）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３）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同

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

费尔巴哈这样解释了黑格尔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

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

黑格尔从实体的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

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

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

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宗教和神学的扬弃）。

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

教和神学的恢复。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

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

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

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

需要证明的肯定，即被认为是还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身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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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承认的［ＸＩＩＩ］肯定；可见，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

定是同这种肯定直接地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①。

但是，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

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

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

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

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

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

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

要说明这一和现代的批判相反的运动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

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

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

现在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

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现象学。

（Ａ）自我意识。

Ｉ．意识。（α）感觉确定性，或“这一个”和意谓。（β）知觉，或具有

特性的事物和幻觉。（γ）力和悟性，现象和超感觉世界。

ＩＩ．自我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ａ）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

独立性，主人和奴隶。（ｂ）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葛主义，怀疑主

义，苦恼的意识。

ＩＩＩ．理性。理性的确定性和真理。（ａ）观察的理性；对自然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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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观察。（ｂ）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来实现。快乐和必

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道。（ｃ）自在和自为地实在的

个性。精神的动物界和欺骗，或事情本身。立法的理性。审核法律

的理性。

（Ｂ）精神。

Ｉ．真的精神；伦理。ＩＩ．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养。ＩＩＩ．确定自身的

精神，道德。

（Ｃ）宗教。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启示宗教。

（Ｄ）绝对知识。

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

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

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

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

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考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

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

——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的、因而是非现

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

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

象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

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

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的思维来理

解。——最后，精神，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这种思维在

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就是绝对知识因而就是绝对的即抽象

的精神之前，在它获得自己的自觉的、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

它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

０６１ 卡·马 克 思



神，总还不是自身。因为它的现实存在就是抽象。

黑格尔有双重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

质，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的本质，因而只是

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

束的。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且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

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

——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

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ＸＶＩＩ］①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

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而，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

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

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

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

动，不过是这种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对

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意义。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

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

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

的本质。

［ＸＶＩＩＩ］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

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

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因此，在

《现象学》中，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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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包含着那种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有的批判，黑格尔晚期著

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

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

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其次，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例如，

有这样一种理解：感性意识不是抽象感性的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

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的现实，是客体化

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的现实；因而，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

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因此，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

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

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

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

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

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物，所以，在这个限度内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

本质。因此，《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

批判；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

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

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

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

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

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正象本质、

对象表现为思想的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

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

识。因此，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

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正象抽象的意识本身（对象就被看成这样

的意识）仅仅是设定差别的自我意识的一个环节一样，这一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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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绝对知识，那种已经不是向外

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也就是说，其结果是

纯思想的辩证法。①［ＸＶＩＩＩ］

［ＸＸＩＩＩ］②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

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

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

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

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

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

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

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

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

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

形式才有可能。

我们将以《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来详细说明

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一章既概括地阐述了《现象学》的精

神、它同思辨的辩证法的关系，也概括地阐述了黑格尔对这二者及

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

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

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

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

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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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

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

节总括起来，并且把自己的哲学说成就是这个哲学。其他哲学家做

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以

至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则认为是哲学本身所做的事情。

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

现在让我们转到我们的本题上来。

绝对知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

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

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

识等同起来）。

因此，问题就在于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

异化的、同人的本质（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

在异化规定下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的本质，这不仅

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这就是说，人

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

黑格尔对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对象不仅表现为返回到自我〔ｄａｓＳｅｌｂｓｔ〕的东西（在黑格尔看

来，这是对这一运动的片面的即只抓住了一个方面的理解）。把人

和自我等同起来。而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

出来的人。人是自我的〔ｓｅｌｂｓｔｉｓｃｈ〕。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

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这种特性。但

正因为这样，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完全错了。

无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界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

自然界是［ＸＸＩＶ］自我意识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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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

就是在自己的纯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下文还要谈

到这一点）。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

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

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

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地，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

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说

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的现象。因此，掌握

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作现象学。因此，对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

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

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之返

回到自我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

意识的对象的克服可全面表述如下：

（１）对象本身对意识说来是正在消逝的东西；

（２）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设定物性；

（３）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

（４）它不仅对我们或者对自身有意义，而且对意识本身也有意

义；

（５）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

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意识把自身外

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或者说，由于自

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

（６）另一方面，这里还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既扬弃

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也同样地返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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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

（７）这就是意识的运动，因而也就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体；

（８）意识必须既依据自己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

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考察对象。意识的各个规定

的这种总体使对象本身成为精神的本质，而对于意识说来，对象所

以真正成为精神的本质，是由于把对象的每一个别的规定理解为

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态

度。７４

关于（１）。——所谓对象本身对意识说来是正在消逝的东西，

就是上面提到的对象之返回到自我。

关于（２）。——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等于自我

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即对他说来是对

象的那个东西，而只有对他说来是本质的对象并因而是他的对象

性的本质的那个东西，才是他的真正的对象。既然被当作主体的

不是现实的人本身，因而也不是自然界——因为人是人的自然

界，——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所以，物性只能是外化

的自我意识），等于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

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

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他的自我外

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从属

于他的本质并且凌驾其上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

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

测的。但同样明显的是，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

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ＸＸＶ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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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很明显的是：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说来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

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这个

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证实自己，而只是证实设定这一行动，这一行动

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似乎具有独立的、

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在一瞬间。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

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

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

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

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

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

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

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

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

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

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

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７５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７６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

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

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

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

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

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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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

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

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

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

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

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饥饿是

自然的需要；因而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得到温饱，他需要在他之

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

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

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

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象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

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

一样。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

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

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

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

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

［ＸＸＶＩＩ］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Ｕｎｗｅｓｅｎ〕。

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

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着，它孤

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

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

个现实。因而，对这第三者的对象说来，我是和它不同的另一个现

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因此，一个存在物如果不是另一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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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的对象，那么就要以不存在任何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为前提。

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它的对象。但是非对象性

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

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

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

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

动的７７。

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

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

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

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

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象人

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

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

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 正象一切自

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

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

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关于这一点以

后还要回过来谈。）

第三，由于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

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动，所以这种设定必然重新被扬弃，而物性

必然遭到否定。

关于第（３）、（４）、（５）、（６）。——（３）意识的这种异化不仅有否

定的意义，而且也有肯定的意义；（４）它不仅对我们或者对自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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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而且对它本身即对意识也有意义。（５）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

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

这种虚无性），是由于意识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

知道自己就是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而知道对象就是它自身。（６）另一方面，这里还同时包含着另一个

环节，即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也同样地返回到自身，因

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

我们已经看到，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占有，或在异化——它

必然从漠不相关的异己性发展到现实的、敌对的异化——这个规

定下的对象性的扬弃，在黑格尔看来，同时或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

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并不是对象的一定的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

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说来成为一种障碍和异化。因此，对象是一

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对象的这种虚无

性对意识说来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因为对象的

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ＸＸＶＩＩＩ］抽象的自我确

证。对于意识本身说来，对象的虚无性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是因为

意识知道这种虚无性、这种对象性本质是它自己的自我外化，知道

这种虚无性只是由于它的自我外化才存在……

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

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就成为意识的对象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

的关系。——意识所以知道对象的虚无性，就是说知道对象同它

没有区别，对象对它说来是非存在，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

外化，也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

象只是对象的外观、障眼的烟云，而就它的本质说来不过是知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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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这种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并因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

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己对立起来；或者说，知

识知道，当它接触某个对象时，它只是在自己之外，使自己外化；它

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也就是说，对它说来表现为对象的那个

东西仅仅是它本身。

另一方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里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环

节，即自我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也同样地返回到自身，

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

这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

第一，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

边。因此自我意识，或者，——如果我们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用人

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从而可以说人的自我意识在自

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这里首先包含着：意识，也就

是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异于自身的他

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维（费尔

巴哈）。这里所以包含着这一方面，是因为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

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

第二，这里包含着：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

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

他又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

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硬说他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

就是在自己身边。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

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

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

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

１７１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

的非理性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

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

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

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

因此，现在不用再谈关于黑格尔对宗教、国家等等的适应了，

因为这种谎言是他的原则的谎言。

［ＸＸＩＸ］如果我知道宗教是外化的、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也

就知道，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不是我的自我意识，而是

我的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就是说，我知道我自身的、属于我的本质

的自我意识，不是在宗教中，倒是在被消灭、被扬弃的宗教中得到

确证的。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

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

来确证自身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就是否定作为在人

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它转化

为主体。

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

作用。

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

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

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

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

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

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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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

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因此，我的真正

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

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我的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

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的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

我的哲学的存在。因此，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就是

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但是，如果只有宗教哲

学等等对我说来才是真正的宗教存在，那么我就只有作为宗教哲

学家才算是真正信教的，而这样一来我就否定了现实的宗教信仰

和现实的信教的人。但是同时我又确证了它们：一方面，是在我自

己的存在的范围内或在我使之与它们相对立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的

范围内，因为异己的存在仅仅是它们本身的哲学的表现，另一方

面，则是通过它们自己的最初形式，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虚假

的异在、譬喻，是隐蔽在感性外壳下面的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即我

的哲学的存在的形式。

同样地，扬弃了的质等于量，扬弃了的量等于度，扬弃了的度

等于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等于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等于现实，扬弃

了的现实等于概念，扬弃了的概念等于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等

于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等于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等于

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等于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了的伦理

精神等于艺术，扬弃了的艺术等于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等于绝对知

识。

一方面，这种扬弃是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也就是说，思想上

的私有财产在道德观念中的扬弃。而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

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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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

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因

为对象对于思维说来现在已成为一个思想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

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作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

证。

［ＸＸＸ］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加以扬弃的存

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

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因此，从一

方面来说，黑格尔既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直接的、非哲学的

科学或这种本质的非哲学的概念相对立。因此，黑格尔是同它们的

通用的概念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信奉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的

最后的确证。

现在应该考察一下——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

法的积极的环节。

（ａ）扬弃是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

异化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

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

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

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象无神

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

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

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

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

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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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

才能产生。

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

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

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

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

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

这样，黑格尔由于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

有关自身的否定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

质的外化、人的失去对象和失去现实性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

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

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本质的关系，把

那作为异己存在物来表现自身的活动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

生活。

（ｂ）但是，撇开上述颠倒的说法不谈，或者更正确些说，作为

上述颠倒的结果，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行动，第一，仅仅具有形式的

性质，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思

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而

第二，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外化的扬弃成为

外化的确证，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

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

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

因此，这个运动在其抽象［ＸＸＸＩ］形式上，作为辩证法，被看成

真正人的生命；而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抽象、异化，所以它被

看成神灵的过程，然而是人的神灵的过程，——一个与人自身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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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所经历的过程。

第三，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首先必须是

一个结果；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

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

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隐秘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

自然界的宾词、象征。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

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

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

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

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７８

关于第一点：对人的自我产生的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

的和抽象的理解。

因为黑格尔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所以人的异化了的对

象，人的异化了的、本质的现实性，不外就是异化的意识，就是

异化的思想，是异化的抽象的因而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表现，即

否定。因此，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所作的抽

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

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

粹抽象——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也被抽象地固定下来并且

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或者干脆被想象为活动。因为这种所谓否

定性无非就是上述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掉了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

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

内容同时又正是对任何内容都通用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

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下文我们将阐明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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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性的逻辑内容。）

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

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

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

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把它们联贯起来

了。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

念……是绝对观念。然而，绝对观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绝对观念

不愿意再去从头经历全部抽象活动并满足于充当种种抽象的总体

或自我理解的抽象，那么，绝对观念也要再一次扬弃自身。但是，自

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必须放弃自身即抽象，从

而达到了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了自然界。因此，全部逻

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

才是某物。

［ＸＸＩＩＸ］绝对观念、抽象观念，

“从它与自身统一这一方面来考察就是直观”（黑格尔《全书》第３版７９第

２２２页），它“在自己的绝对真理中决心把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环节，或最初的

规定和异在这一环节，即作为自己的反映的直接观念，从自身释放出去，也就

是说，把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同上）

举动如此奇妙而怪诞、使黑格尔分子伤透了脑筋的整个观念，

无非就是抽象，即抽象思维者，这种抽象由于经验而变得聪明起

来，并且弄清了它的真相就决心在某些——虚假的甚至还是抽象

的——条件下放弃自身，而用自己的异在，即特殊的、特定的东西，

来代替自己的自在性、非存在，代替自己的普遍性和无规定

性；——决心把那只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

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也就是说，决心抛弃抽象而看一看摆脱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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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界。直接成为直观的抽象观念，无非就是那种放弃自身并且

决心成为直观的抽象思维。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这整个过渡，无

非就是对抽象思维者说来如此难以达到、因而由他作了如此牵强

附会的描述的从抽象到直观的过渡。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

家从抽象思维进入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

（自身异化的人，也是同自己的本质即同自己的自然的和人的

本质相异化的思维者。因此，他的思想是居于自然界和人之外的僵

化的精灵。黑格尔把这一切僵化的精灵统统禁锢在他的逻辑学里，

先是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看成否定，即人的思维的外化，然后又把它

们看成否定的否定，即看成这种外化的扬弃，看成人的思维的现实

的表现；但是这种否定的否定由于仍然被束缚在异化中，它一部分

是使原来那些僵化的精灵在它们的异化中恢复，一部分是停留在

最后的活动中，也就是在作为这些僵化的精灵的真实存在的外化

中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①；一部分则由于这种抽象理解了自身并

且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而要求放弃抽象的、只在思维中运动的

思维，即无眼、无牙、无耳、无一切的思维，在黑格尔那里，便表现为

决心承认自然界是本质并且埋头于直观。）

［ＸＸＸＩＩＩ］但是，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

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进入直观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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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就是说，黑格尔用那在自身内部旋转的抽象行动来代替这些僵化的抽象；于

是，他就有了这样的贡献：他指明了原来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一切不适当的概念

的来源，把它们综合起来，并且把它们作为批判的对象创造出一个无所不包的

抽象来代替特定的抽象。（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

分离开来；但就是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

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

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



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正象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在

他的绝对观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

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

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

不过现在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这个自然界是思想的异在，是现实

的、可以被直观的、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或者，如果用人的语

言来说，抽象思维者在他直观自然界时了解到，他在神灵的辩证法

中以为是从无、从纯抽象中创造出来的那些本质——在自身中转

动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向现实看一看的思维劳动的纯粹产物

——无非就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因此，对他说来整个自然界不

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而已。他重新分析自

然界和这些抽象。因此，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把自然直观抽

象化的确证活动，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的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

过程。例如，时间等于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否定性（前引书，第

２３８页）。被扬弃了的运动即物质——在自然形式中——同被扬弃

了的生成即定在相符合。光是反射于自身的自然形式。象月亮和

彗星这样的物体，是对立物的自然形式，按照《逻辑学》，这种对立

物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

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地球是作为对立物的否定统一等等的逻辑

理由的自然形式。

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也就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

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离开这些抽象概念并不同于这些抽

象概念的自然界，就是无，即证明自己是虚无的无。它是无意义的，

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

“有限的目的论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正确的前提，即自然界本身并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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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绝对的目的。”（第２２５页）

自然界的目的就在于对抽象的确证。

“结果自然界成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既然观念在这里表现为对自身

的否定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那么自然界并非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对这种观念

说来是外在的，而是外在性构成这样的规定，观念在其中表现为自然界。”（第

２２７页）

在这里不应把外在性理解为显露在外的并且对光、对感性的

人敞开的感性；在这里应该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

缺点、缺陷。因为真实的东西毕竟是观念。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

在的形式。而既然抽象的思维是本质，那么外在于它的东西，就其

本质说来，不过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抽象思维者承认，感性、同在自

身中转动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是自然界的本质。但同时他又把

这种对立说成这样，即自然界的这种外在性，自然界同思维的对

立，是自然界的缺陷；就自然界不同于抽象而言，自然界是个有缺

陷的存在物。［ＸＸＸＩＶ］不仅对我说来而且在我的眼里看来是有缺

陷的存在物，即就其本身说来是有缺陷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有一种

为它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它自身的另一种

东西。因此，对抽象思维者说来，自然界必须扬弃自身，因为他已经

把自然界设定为潜在地被扬弃的本质。

“对我们说来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精神是自然界的真理，因而对

自然界说来精神也是某种绝对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理中自然界消逝了，

结果精神成为达到其自为的存在的观念，而概念则既是观念的客体，同时又

是它的主体。这种同一性就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概念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的

完满的外在的客观性，但现在它的这种外化被扬弃了。而概念在这种外化中

成了与自己同一的东西。因此，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界的回归才是这种同一

性。”（第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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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作为抽象的观念，是向自然界的直接的过渡，是自然界的生成，而

作为自由精神的启示，则是自由精神把自然界设定为自己的世界，——这种

设定，作为反思，同时又是把世界假定为独立的自然界。概念中的启示，是精

神把自然界创造为自己的存在，而精神在这个存在中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确证

和真实性。”“绝对的东西是精神；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７９［ＸＸＸＩＶ］

１８１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

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８０

  “我不能离开祖国的土地，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而不公开表示深挚的

感谢，以我和王后①的名义，它激动着我们的心。它产生于７月２６日的行刺

所引起的那种无数用口头和书面方式向我们作的爱的表示——也就是在犯

罪的一刹那，当上帝的手从我胸前挡住致命的子弹并使它落到地上时向我们

欢呼的那种爱。我仰望着神明的救世主，振作精神设法做我的日常工作，以完

成已经开始了的、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怀着新的必胜的信念同邪恶作斗争，

并对我的人民来说是我的崇高使命责成于我的人，并且是我的人民之爱所应

该得到的。

（签名）弗里德里希 威廉

１８４４年８月５日于埃尔德曼斯多夫”８１

一时的激情是蹩脚的作家。爱者在十分冲动时写给被爱者的

信不是范文，然而正是这种表达的含混不清，极其明白、极其显著、

① 伊丽莎白。——编者注



极其动人地表达出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

者就是被爱者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因此，热恋所造成的词不达意

和语无伦次博得了被爱者的欢心，因为有反射作用的、一般的、从

而不可靠的语言本性获得了直接个别的、感性上起强制作用的、从

而绝对可靠的性质。而对爱者所表示的爱的真诚深信无疑，是被爱

者莫大的自我享受，是她对自己的信任。

从上述这些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我们使人对国王致谢的

内心真诚无可怀疑，我们就为普鲁士人民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如

果我们证明感激之情的力量征服了王室作者，我们就会使这种真

诚无可怀疑，而且我们展示感谢诏书的文风混乱来证明这种感激

之情的力量征服了王室作者。因此，我们出自爱国热忱的分析将不

致被误解。

“我不能离开祖国的土地，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而不公开表示深挚的

感谢，以我和王后的名义，它激动着我们的心。”

按句子的结构，乍一看，可能以为是国王和王后自己的名义

激动着他们的心。人们在对这种独特的激动感到惊异之余再一思

索，就会发现，“它激动着我们的心”中的“它”不是指“名义”，

而是指远在前面的“感谢”。“我们的心”用的是单数，却代表国

王的心和王后的心，堪称富有诗意的大胆文笔，堪称知心的王室

伉俪心意一致的知心表现。把“以我的名义和王后的名义”简化

为“以我和王后的名义”，这很容易引起错误的解释。“我和王后

的名义”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国王的名义，因为丈夫的名字就是丈

夫的和妻子的名字。诚然，大人物或孩子们用他们的名字而不用

“我”作主语是他们的特权。这样，凯撒可以不说：“我胜利了”，

而说：“凯撒胜利了”。同样，孩子们不说：“我要去维也纳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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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弗里德里希、卡尔、威廉等等要去维也纳上学”。但是把

某人所称的“我”当作主语，同时又保证这个“我”是以他“自

己”的名义讲话，这是一种危险的创新。这样一种保证看来是承

认人们通常不按自己的本意讲话。“我不能离开祖国的土地，哪怕

只离开很短的时间”是对于“我甚至不能短时间地离开祖国的土

地而不……”这句话的改写，措词既不十分高明，也不十分好懂。

困难是由于把三个思想捏合在一起造成的：（１）国王离开他的土

地；（２）他只是短时间地离开；（３）他觉得需要感谢人民。在表

达时过分压缩这三个思想，就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国王表示感谢，

只是因为他要离开他的土地。但是，如果这种感谢是真诚的，发

自内心的，那就不可能联系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来表示感谢。满

腹衷情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一吐为快。

“它〈感谢〉产生于７月２６日的行刺所引起的那种无数用口头和书面方

式向我们作的爱的表示——也就是在犯罪的一刹那，当上帝的手从我胸前挡

住致命的子弹并使它落到地上时向我们欢呼的那种爱。”

不知道行刺引起的是爱呢还是爱的表示，尤其是那个第二格

的“爱”在插入句之后又作为句子的起支配作用和被强调的成分出

现，就更加如此了。在修辞上破格重复使用这个第二格是引人注目

的。如果我们看看句子的内容，疑难就更多了。难道可以把用口头

和书面表示的爱直接当作在街上喧哗的人吗？难道实际情况的来

龙去脉可以不需要你先表述在事件发生时立刻表示的爱，然后再

表述后来用书面和口头方式表示的爱吗？

难道不应该避一避嫌疑：国王想同时既讨好贵族又讨好人民？

讨好贵族，是因为他们的书面和口头的爱的表示，虽然按时间来说

比人民的爱的表示要晚一些，但是就其作用来说，在国王心里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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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谢却更早一些；讨好人民，是因为人民欢呼的爱被说成是和书

面以及口头的爱本质上相同的东西，可见，对爱来说，世袭的贵族

身分被取消了。最后，让上帝的手直接挡开“致命的子弹”也是很不

合适的，因为根据这一点而连贯前后稍微想一下就会得出错误的

结论：上帝既把罪犯的手引向国王，又把致命的子弹从国王身前挡

开；因为怎么能够设想上帝有片面的行为呢？

“我仰望着神明的救世主，振作精神设法做我的日常工作，以完成已经开

始了的、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怀着必胜的信念同邪恶作斗争，并对我的人民

来说是我的崇高使命责成于我的人，并且是我的人民之爱所应该得到的。”

大概不可以说，“我设法”“是什么样的人”。最多可以说设法

“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我们也不想把后一种说法当作正确的来

推荐，但“成为”这个动作至少表现为“设法”这个动作的结果。陛下

“仰望着上帝而设法”“完成已经开始了的，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

看来这既不预示着顺利地完成，也不预示着顺利地实施。要完成已

经开始了的和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就必须把眼睛紧紧盯住已经

开始了的和已经准备就绪的，而不能置这些于不顾，仰望着苍天。

真正的“仰望着上帝而设法”的人“不是将在凝视上帝中消溶吗？”

他的一切尘世计划和设想不会消失吗？那句用逗号断开的孤零零

的结束语“我的人民之爱所应该得到的”好象暗示着有这样一句没

有说出来的隐藏着的副句：“应该得到尼古拉妹夫的鞭子和梅特涅

老兄的政策所应得的”或者“应该得到本生骑士的可怜的宪法所应

得的”８２。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５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７日《前进报》第６６号，

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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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弗·恩 格 斯

１８４４年１月—８月



弗·恩 格 斯



报刊和德国暴君
８３

我们的读者意识到共和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正在德国迅速

传播开来，这种进展近来在戴王冠的强盗们以及他们的伟大联

邦８４的顾问们中间引起了少有的惊慌。因此，他们就采取进一步的

镇压措施来制止这些“危险的学说”的发展，特别是制止它们在普

鲁士的发展。看来，１８３４年曾经在维也纳举行过一次秘密的全权

代表会议，当时通过了一个议定书，不过只在最近才予以公布；议

定书对报刊实行极严格的限制，并强行宣称，君主们的“神权”凌驾

于一切立法团体和任何其他民间团体之上。我们不妨援引第十八

条来表明这个极其恶毒的议定书是实行“神圣同盟”原则的样板；

条文写道：８５

“君主们由于他们的等级议会违反１８３２年联邦议会法令的规定而受到

威胁时，应解散这些议会，并从联邦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军事援助。”

为了证明报刊的正义性和自由在普鲁士是怎样被理解的，我

们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科伦、闵斯德和其他天主教城市的检查

官都接到严格的指令，不准转载任何有关目前正在爱尔兰进行的

审判案８６的材料。一家德国报纸打算派一名记者或通讯员前往都

柏林，可是就连他的书信也别想获准发表。没有关系，尽管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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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牢和刺刀，自由还是会胜利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１月底—

２月初

载于１８４４年２月３日《北极星报》

第３２５号，未署名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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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４年５月４日《北极星报》编辑部文章援引的

弗·恩格斯给该报的信的片断



 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
８７
 

我想向您提供为《星报》①撰写的有关在大陆上从事运动的党

所取得的进展的报道、德国报纸的摘录以及我同巴黎和德国的消

息灵通人士的通信的摘录。我高兴地看到，您的报纸登载的关于我

愿使您在报道德国方面同样如此。德国的政治状况正日益变得重

要起来。那里很快就要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结局只能是建立

起一个联邦共和国８８。同时，我将不仅限于德国，而且还将向您报

道有关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俄国等等国家的一切可能使您的读

者感兴趣的情况。您完全可以按照您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使用

我所提供的材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４月底

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４日《北极星报》

第３３８号，未署名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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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鲁 士 局 势
８９
 

当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即位的时候，整个欧洲再没有一个更

得人心的君主。而现在却再没有一个更不得人心的君主了。一个

都没有，甚至连俄国的尼古拉也不是，因为他起码还受到他那些低

贱的愚昧透顶的农奴的崇拜。这位普鲁士国王特意称自己是“基督

教国王”并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了由一群唠唠叨叨的圣徒和佯装虔

诚的朝臣组成的可笑无比的拼凑物，他用尽一切力量擦亮人民的

眼睛，这并不是徒劳的。他开始是摆出一副开明的姿态，继而转向

封建主义，最后建立起警察密探统治体制。苛刻的书报检查和法庭

的起诉，把出版事业推到拿着国王的钱而又随时可以被国王免职

的法官们面前，这些法官审理案件不用陪审团，而且禁止旁听。压

制现象极为普遍。柏林大学的学生刚开始举行会议讨论政治问题

就被警察制止，演说者遭到逮捕和起诉，其中有几个被学校开除。

瑙威尔克博士是这所大学的讲师，他讲授现代政治，敢于说出自己

的共和主义观点；他的讲课竟有大臣①的密探来光顾，大约一个月

以前，在大臣的非法干预下他的课终于被停止了。柏林大学对这种

横加阻挠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学校有些人把这一抗议书发表了；由

于这一弥天大罪，这些人现在正被起诉。在二月份举行的一些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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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示威集会上，曾向因发表了一些讽刺诗而遭解职的霍夫曼

教授欢呼致敬。其结果是又有六个学生被开除，并且因此而不能担

任任何政府职务或开业行医。在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一年一度

的狂欢节公众化装舞会由于一些政治影射的缘故而遭到警察的制

止，可怜的杜塞尔多夫居民甚至到科伦去参加那里的节日游行都

受到阻拦。

这还只是可以表明政府意图的压制措施中的几条措施而已，

而它们对于公众舆论的发展却产生了奇效。它们把人民从政治上

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使人民如此激愤，以致连这位“基督教国王”最

老和最忠实的拥护者都开始为现行制度的稳固性担忧了。不满情

绪到处都在增长，而且在莱茵省，在东普鲁士、波森、柏林和所有的

大城市中，已经几乎成了普遍现象。人民决心首先要争得出版自由

和宪法。但是，整个德国积累了那么多一触即发的问题，而且各种

看法又是那样千差万别，所以无法预言这场运动一旦真搞起来将

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过，它必将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是

显而易见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４月底

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４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３８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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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国 消 息
９０
 

在巴登大公国的众议院里，韦尔凯尔先生——一位自由派议

员，也是这个国家的约翰·罗素勋爵——恳请政府采取一些措施

来消除人民的不满情绪。

他说：“因为我在德国各地旅行很久，所以会见了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大批

来访者。如果我不指出：在每一个地方，君主政治体制的原则在德意志民族各

阶级的心目中正日益失去其基础，那我就是在欺骗人，就是没有履行我作为

一个人民的代表的职责。因此我恳请各位大臣不要再反对公众舆论的潮流；

因为如果不立即采取一些措施，如果听任我们祖国各邦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

鸿沟进一步扩大，其后果如何，没有人会有丝毫怀疑。”

可以认为，韦尔凯尔先生关于共和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的

证词是一切可能有的证词中最不容怀疑的证词，因为这一进步使

他甚至比政府更感到害怕；其次还因为这一进步是与他自己的愿

望完全相悖的。

由于出版了一本攻击奥地利政府的书而近来受到控告的弗里

德里希·施泰因曼先生，已被判处要塞监禁八个月，尽管他住在普

鲁士，而且他的书９１是在那里发表的。他不是被奥地利政府而是被

普鲁士政府控告，并且是在普鲁士法庭上。

《耶稣传》的作者施特劳斯博士正在撰写一部类似的著作：《使

徒行传》。９２他在这本书里当然还是会象他在前一部著作中那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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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福音书。

俄国目前正非常积极地对德国各邦的宫廷展开外交活动，目

的在于谋求实行一些措施来制止德国报刊那样猛烈地抨击沙皇①

的政策。眼下在德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反俄情绪，前些时候以来

就在所有的报纸上和大量的小册子里发泄出来，因而使专制君主

焦急不安。但幸运的是，他将无法制止它们的出版。

慕尼黑的严重骚乱

本月３日，慕尼黑由于啤酒价格上涨发生了骚乱。这次骚乱是

严重的，而且要不是动用一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就平息不了。军队

奉国王②的明确命令，向手无寸铁的人们开枪射击，打死数人，打

伤若干人。下述的进一步详情表明人民得胜了，国王屈服了；原因

是这位王室杀人犯害怕他自己的工具即军队会转过来反对他！

慕尼黑，５月５日。

“本市已恢复平静，但是不可否认，王权在处理此事时受到了很大的损

害。国王在表示自己坚决反对任何调解或妥协以后，在亲自命令军队向人民

开枪——而且他亲自督阵——以后，结果却要求啤酒商顺从人民的要求。今

天早上，所有街道的角落里都张贴了布告，宣称将不提高啤酒价格；人民看来

是满意了，但是同时暗地里仍然对国王怀有仇恨，因为他下令向他们开枪，致

使本市市民数人丧生。看来国王屈服的主要原因是军队表现得对他不太忠

诚，他们看样子根本不愿意向人民开枪。”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５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１８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０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７９１德 国 消 息

①

② 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一个叛徒的命运
９３

积极参加过１８３０年革命９４，后来却背弃了自己的党的亚当·

古罗夫斯基伯爵被允许回国了，又因为发表了几本书而弄得声名

狼藉，臭不可闻。他在这些书中劝他的同胞把他们的独立被消灭看

成是上帝的判决——而对于上帝的判决他们必须诚惶诚恐地服从

——并到受上帝嘱托来掌握他们命运的伟大沙皇的宝座下寻求庇

护。９５他对他们说：波兰被制服在俄国枷锁之下是波兰所遇到的再

好没有的运气；他们的责任就是放弃一切独立的希望；最后一点就

是，沙皇政府是地球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府。他当然指望得到尼

古拉的奖赏，可是这位专制君主谨慎之至，对一个叛徒是不信任

的。他利用了他，又抛弃了他；他给了他一个下级官职，古罗夫斯基

眼见自己没有晋升的希望就辞去了这个职务。他甚至由于自己参

加起义而丧失的一个国民的权利都得不到；最后，他决定再度离开

波兰去普鲁士避难，到布勒斯劳①，他已要求那里的当局把他当作

一个军队逃兵来对待。古罗夫斯基由于自己的同胞鄙视他——他

背弃了他们的事业——，欧洲一切党派嘲笑他，沙皇又抛弃了他，

所以正打算到美国去，大概是希望他的名声不会随着他一道漂洋

过海吧。

８９１

① 现在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俄国专制政府对波兰铁一般的统治，目前依然和过去一样残

酷无情。它用一切办法使不幸的波兰人每走一步都要记住自己是

一个奴隶。甚至路旁的路标都必须用俄文书写；不准用一个波兰

字。所有的法庭都不使用波兰文。德国歌曲《北方的吉普赛少年》，

内容丝毫没有影射俄国或波兰，仅仅表达了想返回故乡的强烈愿

望，这首歌译成了波兰文，可是被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作为一首爱国

的因而当然也是犯罪的歌曲扣压下来。难怪尼古拉想封住德国报

刊的口，因为它是使全世界了解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唯一渠道。不

过，决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在一个俄军的边屯团里，有六个波兰士

兵逃跑，可是还没跑到普鲁士就被抓住了。每人被判笞刑一千五百

皮鞭；惩罚执行了；他们的亲属也被迫参与执行，六个人中只有三

个人没有被打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５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１８日《北极星报》

第３４０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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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 酒 骚 乱
９６

巴伐利亚啤酒在德国酿制的所有这种饮料中最负盛名，自然，

巴伐利亚人非常爱喝这种啤酒，而且消费量相当大。政府对啤酒规

定了从价征收约一百先令的新税，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四天多的

乱子。工人们为了对他们最喜爱的饮料的涨价进行报复，大批地集

结起来，上街游行，袭击酒馆，砸窗户，毁家具，双手所及无不破坏。

调来了军队，可是一个警卫骑兵团对要他们“上马”的口令，竟拒不

听命。到处都被人民憎恨的警察遭到骚乱群众的痛击狠揍，原来驻

有警官的每一个派出所都不得不由士兵们驻守，他们因为和人民

关系较好而被认为不是那么敌对的，并且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不愿

干涉的情绪。只有在王宫受到袭击时他们才真的干涉一下，那他们

也是仅仅摆出一种能制止骚乱群众就行的阵势。第二天晚上（５月

２日），国王①——他家里刚刚庆祝完婚礼，因而宫廷里贵客很多

——到戏院看戏。可是在第一幕演完后，有一群人聚集在戏院前，

威胁着要袭击戏院，这时人人都走出戏院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国

王陛下也只好和他的贵客们一起跟着出去，否则就会只剩下他一

个人坐在那里。法国报纸说，国王当时命令在剧院前站岗的军队向

人民开枪，而士兵们拒不服从。德国报纸没有提到这一点，鉴于报

００２

① 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



纸要在书报检查之下出版，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法国报纸由于有

时对外国的事情了解得很差，因而我们不能够保证它们的说法的

真实性。然而从这一切看来，诗人国王（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写

过三卷无法读懂的诗歌、为他的一所开放的宫殿９７写过一本旅游

指南等等、等等）在这次乱子中一直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地位。在

慕尼黑这个遍地是军警的城市、王室朝廷所在地，尽管出动了那么

多的军队，骚乱仍然持续了四天——最后，骚乱群众用暴力达到目

的。国王下了一道命令，把一夸脱啤酒的价格从十个克劳泽铜币

（３
１
４便士）减到九个克劳泽铜币（３便士），这才恢复了平静。人民

一旦了解到他们能够把政府吓得放弃它的征税办法，他们将很快

懂得，在更重大的问题上恐吓政府也会是同样容易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５月中

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５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１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１０２啤 酒 骚 乱



 普鲁士的牧师专制
９８
 

这个国家里受到现政府的特别保护和恩宠的专制的牧师，表

现得一天比一天目中无人。例如最近在柏林发生了这样的事：牧师

们一个接一个地拒绝在星期六主持婚礼；拒绝的理由是，夫妇双方

在星期日早上起床时决不可能具有适于参加主日礼拜的心绪，如

果他们是在前一天结婚的话！根本不管在星期日要不要正正经经

地做礼拜，相反地把它当作一个星期中最快乐的一天来度过的柏

林人，对当权者要在他们中间实行“英国星期日”，自然大肆抱怨，

他们不知道有比这更可怕的东西了。的确，英国星期日对大陆所有

国家的情感和习惯来说是最不相容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５月中

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５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１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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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彼 得 堡 新 闻 

圣彼得堡发生了相当大的内阁变动９９。财政大臣康克林先生

被贬黜，据报道，被贬黜的还有警务大臣，即著名的本肯多夫伯爵。

尼古拉显然在为保存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制度而斗争。尽管尼古

拉的大批雇佣文人那样卖力，反俄情绪在德国和大陆上其他国家

正日益高涨。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一个大难题；宫廷的豪华排场，一

支不计其数的警察和暗探队伍，向全欧洲派遣外交人员、密探、记

者和在那里搞阴谋、行贿赂所需的费用，陆军和海军以及对切尔克

斯人的无休止的战争１００，这就把通过收税和借债所能聚敛的一切

全都消耗殆尽了。康克林先生的限制性贸易政策使这个帝国的一

些地方的对外贸易几乎成为不可能，也没有能够在国内建立起一

个民族工业体系。在贵族中间，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三部分人，即宫

廷官员、旧式乡绅和军官。他们总是相互倾轧，他们的目的当然不

是别的，而是要把皇帝本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皇帝和一切暴君

一样毕竟只是他的宠臣们的工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５月中

载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５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１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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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国 消 息
１０１

在里昂附近的里夫 德 纪埃，由于工资和其他不满，发生了一

次严重的矿工罢工。这次事件整个说来与英国的罢工具有相同的

形式：打着旗子游行，举行群众集会，严厉警告工贼，等等。罢工持

续了大约六个星期，尽管看来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有几个人却以

参与密谋的罪名被拘留了。据报道，工人最后回到了矿井，但是没

有说明罢工的目的是否达到了。

共和党的示威游行

《每周快讯》记者就共和党势力为拉菲特先生的葬礼举行集会

所写的下述报道值得一读，因为它表明共和党人在巴黎有很大的

力量，并且那个国家肯定很快将发生一场革命。

“尽管上月３０日①著名的雅克·拉菲特的葬礼
１０２
没有发生骚乱，共和党

却有力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法学院和医学院的五千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向

一个毕生（除一次致命的例外）致力于政治自由事业的人致敬。至于那个唯一

的错误——就是说把皇冠授予路易 菲力浦１０３——他已经在众议院部分地赎

了罪，他为在他协助下给法国和整个文明世界造成的重大损害请求上帝和人

们的宽恕。为拉菲特送葬的五千名学生都是忠诚的共和党人——他们都热切

地盼望着政治自由。这些具有崇高思想的年青人和综合技术学校受过军事训

练的学生全都是青年法国的希望。只要他们从内心根除掉仅仅由于要在民族

４０２

① １８４４年５月３０日。——编者注



间重新争个高低而投入战争那种荒唐的敌视英国的心理，只要他们学会把他

们的海岛盟国当作在文明大道上和他们携手并进的一个强国而给予尊敬，总

有一天，这些年青人——两国的保守报刊所看不起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将

负起使命主宰法国的命运。在１８３０年的革命中，十六岁到十八岁受过军事训

练的学生在这场同皇家军队的殊死斗争中成了人民的军事首领。在路易 菲

力浦死后，共和党人无疑将宣布他们的原则是唯一适合法国和法国人利益的

原则；巴黎的青年学生必定会象他们在十四年前领导人民走向胜利时那样心

甘情愿地和忠诚地在政治舞台上同人民协力合作，成为他们的顾问。然而，共

和党在为拉菲特先生举行葬礼时所显示的力量并不限于法学院和医学院的

学生。秘密社团也不是没有行动。这些令人生畏的政治组织的成员大批地聚

集在一起。他们大部分是体面的商人、工匠和手艺人，根本不是《泰晤士报》和

《辩论日报》曾多次描绘的那种被人鄙弃的暴民和下贱的败类。他们组成了一

支四列纵队，走在学生的紧前面。送拉菲特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的还有共和

党的第三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全是穿戴整齐、仪容端庄和举止出众的工人。因

此，自由的朋友们这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的确，保守派报刊否认法国共和党

人数众多和精神影响巨大这一事实是荒唐的。共和党在自己的行列中拥有法

国的一些杰出人物——他们分别在军事、文学、艺术、科学和政治领域内享有

盛名，它由于那些因国王暴虐才与奥尔良王室疏远的人投靠自己而不断增添

力量，并且声称要遵循符合文明的新利益和新要求的原则，所以，一旦任何无

法预料的突然事变或自然的发展过程动摇了奥尔良王朝的统治，共和党就将

是众望所归的党。”

“神 圣 战 争”

摩洛哥皇帝①已经宣布了对法国和法国人的“神圣战争”，现

在正动员他的统治区内和邻近他的统治区的各族人民和部落为捍

卫唯一的信仰，灭绝“异教徒”而武装起来。阿卜杜尔 卡迪尔这位

非洲的华莱士，是这一次以推翻和驱逐法国征服者为目的的民族

运动的领袖。１０４最新消息称，摩洛哥军队的先头部队似乎已经进入

５０２法 国 消 息

① 阿卜杜尔 拉曼二世。——编者注



法国军队的视野。

据来自君士坦丁的消息，奥马尔公爵似乎吃了一些败仗，这看

来是他自己轻率和缺乏经验造成的。从下面这段消息可以看出，留

下来守卫比斯克拉的一小股军队遭到了突然袭击，法国驻军被杀

死，全部辎重、弹药和财物都被当地人弄走了。

３日从土伦的来信说：

“我们收到了上月２０日君士坦丁省最令人焦急的消息。奥马尔公爵在比

斯克拉留下了一支人数很少的驻军，其中只有驻军司令珀蒂冈中尉，克罗沙

尔少尉和军医助阿尔塞兰少校以及君士坦丁步兵营的大约四十名士兵。原来

是打算让这一小队人成为从比斯克拉附近部落里募集的一个新营的核心。在

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名叫佩利斯的上士逃出去了。新兵在夜间为阿卜杜

尔 卡迪尔的哈利发①穆罕默德·塞吉尔及其追随者打开了卡斯巴城堡的大

门，这些人在我们的人睡觉时进行了突然袭击，将他们全部杀死。开始了大掠

夺，留给驻军司令发放的军饷７００００法郎，全部大炮、火枪、弹药和其他财物

都被抢走了。据说，这次不幸事件竟鼓舞了邻近的部落拿起武器。这个悲惨的

消息传到王公②那里时，他正在乌莱德 苏尔托山中，他立即率领３０００人的

队伍开赴比斯克拉。他在１８日赶到那里，但是哈利发已经在前一天离开了。

非洲轻步兵第三营在２４日从君士坦丁开赴比斯克拉，以便成为那里的驻

军。”

星期五③，众议院以１９０票对５３票的多数通过了拨款７５０万

法郎作为扩充目前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的开支（９６０００人再

加１５０００人；这样，在阿尔及利亚的兵力就增加到１１１０００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６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４４年６月１５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４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６０２ 弗·恩 格 斯

①

②

③ １８４４年６月７日。——编者注

奥马尔公爵。——编者注

阿卜杜尔 卡迪尔所建立的国家的地方长官，受中央政府管辖。——译者注



瓦 勒 内 战
１０５

罗尼河的河谷，从其发源地罗尼冰川山麓到勒芒湖①，是世界

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河谷两旁是欧洲最高的山脉，两条平均高度

为一万二千英尺的绵延不断的山脉，山上终年积雪，这就形成无数

小溪，流入罗尼河，肥沃着河谷地带的草地和农田。从终年寒冬之

乡走几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发现，这里的栗子树和葡萄藤宛如在

四季常青的伦巴第平原上那样温暖的阳光下茂盛生长。这个河谷

被称为瓦勒，部分地区住着德意志人，部分地区住着法兰西人。从

东北方向进入这个地区的德意志人占据着河谷的地势较高和多山

的地带，这里虽然不适宜发展农业，却是牧养牲畜的极好地区；因

此，居民的这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处于几乎和他们的祖先占据上

瓦勒时一样的原始状态。政治教育和宗教教育完全把持在少数贵

族门阀和僧侣手里。他们自然是极力保持人民的愚昧和迷信。与

此相反，法兰西人定居在下瓦勒，这里由于河谷变宽，可以从事农

业和别种生产活动。法兰西人建立了瓦勒的比较大的城市，他们是

开化和文明的，由于这些城市邻近勒芒湖和激进的窝州，所以他们

能和外界联系，能跟上毗邻地区的思想发展。可是，上瓦勒的粗鲁

的山里人在好几百年前却征服过——我不知道是怎样征服的——

７０２

① 日内瓦湖的法文名称。——译者注



法兰西人的下瓦勒，并且一直把这一部分看作一个被征服的行省，

不允许这里的居民以任何方式参政。

１７９８年，法兰西人推翻了瑞士贵族专制的旧式贵族制度，下

瓦勒才取得参政权，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全部权利。１８３０年，当

民主党在整个瑞士都占优势时，宪法在公正民主的原则的基础上

重新得到修订，可是上瓦勒受僧侣蹂躏的牧民和他们至高无上的

思想统治者——牧师，从那个时候起总是企图复辟不公正的旧制

度。激进党为了防止复辟，在他们自己人和窝州激进党人中间组织

了一个叫作“青年瑞士”——“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ｕｉｓｓｅ”的协会
１０６
。他们受

到了僧侣们最激烈的咒骂和诽谤，并且经常被当作异教徒加以攻

击，可是这个罪名在大陆上与其说使人害怕，不如说使人发笑。

１８４０年，“青年瑞士”遭到了第一次袭击，但是迷信和无知的受骗

者们在发现民主党人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后，就退回到他们那无法

攻克的山路里去，以期在１８４４年３月再度出击。这一回他们把激

进党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利用了对保守原则有利的普遍

反应和居于首位的琉森州（联邦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是一个保守的

州这一情况。瓦勒的民主党暂时被打败了。这将需要联邦政府进

行干涉；亲自率领保守军队前来的僧侣们能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

什么好处，以后自有分晓；但是不管怎样，要重建任何类似旧制度

的东西，或者把下瓦勒及其生气勃勃的居民置于臣属地位，这即使

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再过几年，不，再过几个月，民主党就会重新

取得优势。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６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４４年６月１５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４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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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
１０７
 

人民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他们通过自己的坚定而持久的

反抗迫使国王①放弃了他的得意措施——新的离婚法草案。这方

面的现行法律是极其宽大的，当然也从来没有使这位基督教国王

感到满意。国王自从即位以来，就一心要修订这项法律，使离婚只

在极少数场合下才得到认可。必须尽可能严格地强化婚姻关系的

神圣不可侵犯，并给牧师干预他人家庭事务打开另一扇门。然而，

全国的理智都起来反对这项法律；报刊反对它，在一家民主派报

纸②把这项法案的可靠的摘要弄到手并且予以发表之后，全国各

地一片抗议声。１０８可是，国王一意孤行。法案被提交枢密院，以便为

交付各省议会１０９讨论作好准备，因为根据普鲁士宪法，必须听取各

省议会的意见。很难判定，是这项法案在枢密院内就已经遭到强烈

的反对呢，还是国王意识到了这种措施决不会得到各省议会的赞

同；但是，下面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有一道本月１１日的国王敕令

已经下达枢密院，它撤回了法案，屏弃了其中的全部原则，并宣布

国王将只满足于改变现行法律中的一些手续问题。反对国王而取

得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胜利必然会永久地加强民众的力量，它将在

王国的每一个小村庄里受到人们的欢呼。这个胜利将向人民表明，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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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强大的，他们如果团结起来，就可以废弃他们所不喜欢的任

何措施；而且，它还表明，他们甚至只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就会

使政府害怕，而去做他们愿意它做的任何事情。

在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骚乱①，这个地区

的几乎完全靠生产麻布为生和困苦不堪的工人，由于经受不住英

国机器生产品的竞争，一个时期以来已经陷于与英国手工织工同

样的境地。在竞争、机器生产和贪婪的企业主的压迫下，他们终于

在彼得斯瓦尔登（西里西亚）奋起反抗，他们捣毁了一家企业主的

房子，而且只是在军队来到后才被驱散。在兰根比劳也发生了同样

性质的骚乱；军队遭到人民的反抗，只是在得到援兵并向骚乱的群

众开枪射击，打死数人之后才恢复了平静。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骚乱

的集会，甚至省会（布勒斯劳②）的平静也受到骚扰。

因此，显而易见，对工人阶级来说，工厂制度、机器技术进步等

等带来的后果，在大陆上和在英国是完全一样的：对大多数人是受

压迫和劳累，对极少数人是财富和享乐；在西里西亚的山岗上，也

和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等人烟稠密的城市中完全一样，人们的命运

没有保障，到处都存在着不满和骚乱。１１０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６月中

载于１８４４年６月２９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６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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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
１１１

正如我在上次通讯①中所写的，骚乱是在西里西亚工业区的

中心赖辛巴赫地区的彼得斯瓦尔登开始的。织工们聚集在最有身

分的企业主之一，一个名叫茨万齐格尔的人的家门口，唱着一首谴

责他虐待工人的歌１１２，这首歌看来是为这次行动编写的。茨万齐格

尔先生找来了警察，几个带头闹事的被逮捕了；聚集在他门前的人

群越来越多，威胁着要把被捕者救出来，而被捕者既然没有被释

放，人们就立即开始进行破坏。大门被冲开，窗户被砸烂，人群冲进

了住宅，双手所及无不破坏。茨万齐格尔一家险些来不及逃命，人

们不停地向他们扔石头，他们感到必须让女眷披上被褥，用马车送

到施魏德尼茨去。还派人送信到那里去请求军队援助，可是指挥官

回答说，没有布勒斯劳省当局的命令，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人们

这时已经完全捣毁了茨万齐格尔先生的住宅，接着又冲进库房，毁

掉了全部账簿和票证，把他们发现的一千多镑现款扔到了街上，这

些钱被一群越界过来想乘骚乱之机捞一把的波希米亚走私贩拣走

了。成捆成袋的棉花，以及生产的全部棉纱和成品，都被尽量毁坏

或弄得不能用了，邻近一家工厂的机器完全被砸毁了。

人们在这里干完了以后，离开被毁坏的房屋的废墟，接着前往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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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根比劳；这个城市的工人立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迪里希先生的

工厂和库房遭到了袭击。迪里希先生起初试图出一笔钱来应付他

们，但是，讲妥的那笔钱他刚付了一部分，听说军队已经向他那里

开来，他马上拒绝付出其余部分。人群立刻冲进房子，完全象在彼

得斯瓦尔登那样捣毁这些房子。这时，一支大约有一百六十名步兵

的队伍和民政官员一起赶到了；宣读了惩治骚乱法，人们就向军队

扔石头，以示回击；接着，下了开枪射击的命令，骚乱的群众中有十

二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被激怒的人群向士兵冲去，并用石头打

伤了许多士兵，已经被拖下马来遭到痛打的指挥官不得不和士兵

们一起撤退，等待援兵，而这时人们仍在继续捣毁财产。最后，来了

两个步兵营、一个猎兵连、一些骑兵和炮兵，骚乱的群众才被驱散。

想进一步进行骚乱的企图被占领这个城市及其近郊的军队镇压下

去了，而且和往常一样，在一切都结束之后，地方当局便出面发布

告示之类的东西，宣布这个地区处于戒严状态，并威胁要用最可怕

的惩罚对付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骚乱并没有局限于这两个城市，阿耳特 弗里德兰和洛伊特曼

斯多夫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尽管那里对企业主的敌对情绪没有

表现得这样激烈；在军队恢复平静以前，有些人手臂被折断了，有

些窗户被砸坏了。整个地区的人们这一次向企业主们明确无误地

显示了自己的感情。

由于低工资、采用机器和企业主贪得无厌而造成的这些穷苦

织工的难以置信的痛苦，是这些骚乱的原因。简直很难令人相信，

这一被压迫阶级中一个家庭——父母亲和孩子们都在织布机上劳

动——的工资收入所能买到的东西不会比在英国用六个先令所能

买到的更多。此外，织工全都负债，这在工资极低的情况下根本不

２１２ 弗·恩 格 斯



足为奇；而企业主很乐意预付给他们少量的钱，这些钱工人是永远

也还不清的，但是满可以使主人对工人拥有绝对的主权，使工人成

为企业主的奴隶。除此以外，还有英国产品的竞争，由于英国工厂

的机器优良、工资很低，英国产品更有竞争力，并且也促使西里西

亚织工的工资降低。简言之，正是工厂制度和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压迫了西里西亚的织工，正象它过去和现在压迫着英国的工厂工

人和手工织工一样，正是工厂制度和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在这个

国家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多地引起了不满和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所有一切德国报纸的报道，在这一切骚乱

中，挨饿的织工没有搞过一次抢劫。他们把钱扔到街上，而没有拿

去自己用掉。偷窃和掠夺的事，都是波希米亚的走私贩和盗贼干

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６月下半月

载于１８４４年６月２９日《北 极 星 报》

第３４６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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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大陆社会主义
１１３

  看来大陆社会主义目前值得受到社会上相当多人的注意。现

寄上《新道德世界》前撰稿人从普鲁士的巴门来信的几段摘要。

“我在回家途中，在巴黎１１４访问了神秘主义学派的共产主义俱

乐部。是一位俄国人①介绍我去的，他能讲极好的法语和德语，并

且十分巧妙地提出费尔巴哈的论据② 来反驳神秘主义学派。他们

所说的神这一术语正是罕考门派社会主义者１１５所说的爱的精神。

不过，他们宣称，这是次要问题，实际上是和我们一致的，并且说，

‘ｅｎｆｉｎｌ’ａｔｈéｉｓｍｅ，ｃ’ｅｓｔｖｏｔｒ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总之，无神论是你们

的宗教。在法语中，‘宗教’的意思是深信，感觉，而不是崇拜。他们

断言，资产阶级即中等阶级反对英国的叫嚣和喧闹都是无谓之举；

他们急于使我们相信，他们丝毫没有民族偏见，法国工人并不关心

摩洛哥，１１６他们只知道全世界的ｌｅ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ｓ——工人——由于具

有共同的利益而都是盟友。法国中等阶级正象英国中等阶级一样，

①

② 把神的观念归结为人。

显然指米·亚·巴枯宁。——编者注



是十分自私、贪婪的，是完全不能见容于社会的，而法国工人是非

常好的人。我们在巴黎的俄国人中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三

四个正在巴黎的贵族和农奴主成了激进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我们在巴黎有一家每周出版两次的德文的共产主义报纸《前进

报》。在比利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共产主义鼓动工作，并且有一家报

纸《社会辩论报》已经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在巴黎，大约有六家共产

主义报纸。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的等词在法国十分流行；而路易 菲

力浦这个头号资产者靠金钱和庇护来支持《和平民主日报》。法国

社会主义者的表面的宗教信仰大半是虚假的；人民是完全不信教

的，下一次革命的第一批牺牲者将是教士。科伦人有了长足的进

步。当我们在一家旅店集会时，房间里坐满了我们的朋友，大部分

是律师、医生、艺术家等，还有三四个骑兵中尉，其中一个是位非常

聪明的人。在杜塞尔多夫，我们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位颇有才气的

诗人①。在爱北斐特，大约有我的六个朋友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共

产主义者。事实上，在北德意志，几乎每一座城市我们都有几个反

对私有制和主张无神论的激进党人。柏林的埃德加尔·鲍威尔由

于他最近写的一本书刚被判处三年徒刑。”

我想上述事实会使您的读者感兴趣，特此寄上供贵报刊载。

弗·恩格斯约写于１８４４年９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５日《新道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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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

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１１７

  如果你同人们谈起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么往往会发现：

他们认为就事情本身来说你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表示共产主义是

某种十分美好的东西；他们接着又说：“但是，任何时候要使这类事

情见诸实现是不可能的”。这种反对意见经常出现，本文作者认为，

列举几个在德国还很少有人知道而且能把这种反对意见完全驳倒

的事实作为回答，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

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

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

颇有成效。

此外，只要稍许仔细探究一下那种反对意见，就会发现，它分

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没有工人会同意从事卑贱的讨厌的体力劳

动；第二，在对公共财产享有平等权利的情况下，人们会为这种财

产而互相争吵，使公社重新瓦解。对第一个反对意见的回答很简

单：这种劳动一旦在公社中进行，就不再是卑贱的了；而且，这种劳

动几乎完全可以因改进了的设备、机器等等而免除。例如，在纽约

的一家大旅馆，擦靴子是靠蒸汽的力量；在英国“协和”共产主义移

民区（下面还要提到），仿造了方便的英国式便所（设有抽水马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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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这种便所不仅能自动冲刷，而且还设有管道，把粪便直接排

入大的粪池。至于说到第二个反对意见，情况是这样：所有共产主

义移民区在最近十年到十五年内变得非常富裕，它们想要得到的

应有尽有，而且比它们能够消费掉的东西还要多，因此，就没有任

何争吵的理由了。

读者将会看到，下面记述的移民区，大部分来源于各种不同的

宗教派别，这些派别对各种事物往往持有十分愚蠢而荒唐的观点。

对此，本文作者只想扼要指出：这些观点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至

于用事实来证明公有是可行的那些人究竟信一个神，信二十个神，

还是根本不信神，这显然也无关紧要。如果他们信奉一种荒唐的宗

教，那么，这是实现公有的障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这里还是实现

了公有，那么，在摆脱了这种宗教狂的人那里就更有可能实现公有

了。几乎所有新移民区都摆脱了宗教欺骗，英国社会主义者尽管主

张信教自由，却几乎都不信教，所以，他们在笃信宗教的英国备受

诽谤和咒骂。但是，一到要提供证据，甚至连他们的论敌也不得不

承认，所有这些恶劣诽谤都是毫无根据的。

最早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建立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公社的

人，是所谓震教徒。这些人是一个奇特的教派，他们抱有非常独特

的宗教观点，他们不结婚，根本不允许两性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情。但是，这一点在这里同我们无关。震教徒这个教派大约产生于

七十年以前。它的创始人是穷苦人，他们联合起来，在兄弟友爱和

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共同生活，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敬神。虽然他们的

宗教观点，特别是禁止结婚，吓跑了许多人，但是，他们仍然找到了

信徒，现在他们拥有十个大公社，每个公社有三百至八百个成员。

每个公社是一座美丽的、按规划修建的城市，有住宅、工厂、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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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厅和粮仓，有许多花园、菜园、果树、树林、葡萄园、草场和耕

地；还有马、牛、羊、猪等各种牲畜和家禽，其数量之多超出了他们

的需要，而且都是最好的品种。他们的粮仓总是堆满了谷物，库房

装满了衣料。因此，一个访问过这些公社的英国旅行家①说：他不

能理解，这些人什么都很富足，为什么还要劳动；除非他们劳动完

全是为了消遣，因为，不然就无事可干了。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

人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劳动，也没有一个人为找工作白白操心。他

们没有济贫所和救济院，因为没有一个穷人和受苦人，没有被遗弃

的寡妇和孤儿；他们不知道贫困，也就不用害怕它。在他们的十个

城市中，没有一个宪兵或警察，没有法官，律师或者士兵，没有监牢

或者感化院；然而一切都有条不紊。国家的法律不是为他们制定

的，如果说法律是为他们的，那么它也同样可以被取消，对此不会

有人过问，因为他们是最安分守己的公民，从来没有一个人犯罪入

狱。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在最完全的财产公有的条件下生

活，他们之间没有商业，不用货币。去年，一个名叫芬奇的英国旅行

家访问了其中一个城市，即肯塔基州累克辛顿附近的快乐山，他作

了以下描述：

“快乐山有许多高大美观的砖石房、工厂、作坊、马厩和粮仓，所有建筑物

都非常整齐，而且在整个肯塔基州也数得上是第一流的；震教徒的耕地很好

辨认：四周有漂亮的石头围墙，土地精耕细作；大量膘满体壮的牛羊在田野里

吃草，许多肥猪在果园里吃着掉在地上的果子。震教徒在这里拥有的土地约

四千美国摩尔根，其中耕地面积约占三分之二。这个移民区是在１８０６年左右

由一户人家开创的，后来有其他户加入，这样，户数就逐渐增多了；有些人带

来一点钱，其他人则一无所有。他们同许多困难进行了斗争，因为他们大多数

人都很穷，在开始时不得不忍受很多困苦，但是，他们勤俭节约，克服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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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现在样样都绰绰有余，并且不欠任何人一分钱。目前，这个公社大约有

三百个成员，其中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有五六十个。他们没有主人和仆人，更没

有奴隶；他们自由、富裕而幸福。他们有两所学校，一所是男校，一所是女校，

学校里教的是读书、写字、算术、英语和他们的宗教教义；他们不教孩子们学

科学，因为他们认为，这对升入天堂没有什么用处。由于他们不允许结婚，所

以，如果经常没有新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势必会死光；尽管禁止结婚

吓跑了许许多多人，连他们最好的成员中也还有一些人因此而退出，但是，仍

然经常有许多新的成员加入，使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从事畜牧业和农

业，自己生产亚麻、羊毛和丝，在自己的工厂里从事纺织。他们把想过自己需

要的产品拿到邻居中出卖或者交换。他们通常劳动到天黑。管理委员会有一

个管理账目的公开的账房，每个成员有权在他愿意的时候检查账目。他们自

己不知道他们富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从来不登记他们的财产。他们只满足

于知道：他们手头的一切东西，都归他们所有，因为他们不欠任何人一点债。

他们只是每年把邻居欠他们的债款结算一次。

这个公社分为五户（组），每户有四十至八十个成员，有它单独的经济，集

体住在一幢宽敞美观的寓所里；每个人都能免费从公社的公共仓库得到他所

需要的东西，而且得到他所需要的数量①。每户有一名执事，他负责照管所有

的人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并尽可能预先了解每个人的愿望。他们的服装

是战栗教徒的服装式样，朴素而整洁。他们的食品丰富多样，而且质量都相当

好。按照公社的章程，新接纳的成员必须把他的一切东西都交归公有，而且在

任何情况下，即使在退社的时候，也决不能收回；尽管如此，公社还是把每个

退社的人在入社时带来的东西如数归还。如果退社的成员在入社时什么东西

也没有带来，那么，按照章程，他也不能要求给他的劳动以任何补偿，因为他

在劳动期间吃饭穿衣都是公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是和和气气地离

开的，通常也会赠送他一份临别礼物。

他们的管理机构是仿照早期基督教徒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每个公社有两

个神职人员，一男一女，他们又有两个助理。这四个神职人员领导全公社，解

决一切争端。公社的每一户又有两个长老和两个助理以及一名执事或者一名

管理员。公社的财产由三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掌管，委员会看管全部设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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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项工作，并且同邻居进行贸易。不经公社同意，管理委员会不得买卖土

地。此外，各个劳动部门自然还有监督人员和管理人员；但是，谁也不能发号

施令，而是应当善意地说服一切人，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规定了。”１１８

名叫皮特基思利的第二个英国旅行家于１８４２年访问了另一

个震教徒移民区：纽约州的新黎巴嫩。皮特基思利先生仔细参观了

拥有八百居民和七八千摩尔根土地的整个城市，调查了它的作坊、

工厂、制革厂、锯木厂等等，认为整个设施是完善的。他对这些起初

一无所有而现在一年年富裕起来的人拥有的财富也感到惊奇，他

说：

“在他们中间，大家都幸福和愉快；那里没有纠纷，相反，他们的整个寓所

充满了友爱的气氛，各个方面都秩序井然和有条不紊，而这一点是无与伦比

的。”１１９

关于震教徒就讲这么多。上面说过，他们生活在完全的财产公

有的基础上，他们在北美合众国有十个这样的公社。

在美国，除了震教徒以外，还有另一些建立在财产公有基础上

的移民区。这里首先谈谈拉普派，拉普是维尔腾堡的传教士，他和

他的教民于１７９０年同路德教派决裂，因此受到政府的迫害，于

１８０２年出走美国。他的信徒于１８０４年也追随前来，这样，他就和

将近一百户人家在宾夕法尼亚定居下来。他们的财产共约二万五

千塔勒，他们就用这些钱来购买土地和工具。他们的土地是尚未开

发的处女林，这块地使他们付出了全部财产；不过，他们是分期偿

付这笔钱的。他们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订了以下公

约：

（１）每个成员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交归公有，不得借此索取任

何特权。在公社中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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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每个成员必须遵守公社的规章制度。

（３）每个成员只能为整个公社的福利从事劳动，而不是各人顾

自己。

（４）退社者不得要求给他的劳动以补偿，但可以收回他带来的

一切东西；凡是什么也没带来但和气而友好地离开的人，可以得到

一份自愿赠送的临别礼物。

（５）公社有义务向每个成员及其家庭供应一切生活必需品，并

使病人和老人得到必要的照顾。如果双亲死亡或退出公社，他们留

下的孩子由公社教养。

在他们建社的头几年，要开垦荒地，每年还要偿还购置土地

的欠款七千塔勒，这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很艰难的。这种情况吓跑

了一些比较富裕的人，他们退出公社并且取回自己的钱，这就更

增加了这些移民的困难。但是大部分人始终不渝地坚持下来了，过

了五年，在１８１０年，他们就还清了全部债务。由于种种原因，他

们在１８１５年卖掉了他们的整个移民区，在印第安纳州又重新买进

了两万摩尔根处女林。过了几年，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美丽的城市

“新协和”，开垦了大部分土地，培育葡萄园，种植庄稼，建立毛

棉纺织厂，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１８２５年他们以二十万塔勒把整

个移民区卖给罗伯特·欧文先生，第三次迁入处女林。这次，他

们在俄亥俄这条大河畔定居下来，建立了“节俭”城，它比以前

他们住过的任何地方都宽广、美丽。１８３１年莱昂伯爵带领一群德

国人，大约三十人，来到美国，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欣然接

纳了这批新来的人；但是，伯爵煽动一部分成员反对拉普，因此，

在一次全社大会上作出决定：莱昂及其支持者必须离开。其他留

下来的人向这些心怀不满者付出的钱超过十二万塔勒，莱昂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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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钱建立了第二个移民区，但是，它由于管理不善而告失败；它

的参加者各奔东西，不久，莱昂伯爵成了流浪者，死于得克萨斯。

相反，拉普的移民区至今还欣欣向荣。关于它目前的情况，上面

提到的旅行家芬奇作了如下报道：

  “‘节俭’城有三条既长又宽的街道，与五条同样宽的横马路相交叉；城里

有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个毛棉丝纺织厂，一个养蚕房，一个为满足本社成

员需要兼向外人售货的小百货店，一个博物标本室，各种手工业作坊，农用建

筑物以及为各家各户建造的宽敞美观的住宅，每所住宅都有一个大花园。这

座城市拥有的耕地，其长度等于步行二小时的路程，宽度等于四小时的路程，

它有大葡萄园和一个占地三十七摩尔根的果园，还有庄稼地和草地。它有将

近四百五十名成员，人人穿得好，吃得好，住得舒适；他们是快乐、满意、幸福

和有道德的人，已经多年不知道什么是贫困了。

他们也有一个时期非常反对结婚，但是现在他们也结婚、建立家庭，而且

如果有合适的人到他们这里来，他们是很希望增加成员人数的。他们的宗教

是以《新约》为基础的，但是他们没有特殊的信条，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

只要他不妨碍其他人，不为信仰发生争吵。他们自称协和派。他们没有领取报

酬的传教士；年过八十的拉普先生既是传教士又是管理人和公断人。他们喜

欢音乐，有时举行音乐会和演奏晚会。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天，他们就以在田

野里举行盛大音乐会作为收割的开始。在他们的学校里设有读书、写字、算术

和语言课，但是象震教徒一样，不教科学。他们劳动的时间大大超过他们必需

劳动的时间，也就是不论冬夏，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人都参加劳动，冬

季不在工厂做工的人就去打场，照管牲畜等等。他们有七十五头奶牛，一大群

羊，许多马、猪和家禽，他们把自己积蓄中的一大笔钱贷给商人和银钱兑换

商，尽管这笔贷款的相当一部分由于破产而受到损失，他们的闲置的钱还是

逐年增多。

最初他们力图自己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为的是尽量不向他人购

买而且归根到底是要使生产的东西超过他们的需要；后来，为了改进养羊业，

他们花了一万五千塔勒买到一百只西班牙羊。他们是最先在美国开始生产羊

毛织品的。以后他们开始培育葡萄园，种植亚麻，建立棉纺织厂，从事养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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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的加工。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中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在出售任何东西

以前，先要充分供应自己。

他们以二十至四十人为一户组织生活，每户有单独的房子和单独的经

济。每户从公共仓库领取它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供给大家的东西绰绰有余，可

以免费得到一切，并且需要多少就得到多少。他们需要衣服或鞋的时候，就到

裁缝师傅、缝工或鞋匠那儿去，得到按自己的爱好订做的衣服或鞋。肉和其他

食品，按人数分给每户，他们的一切都很富裕充足。”１２０

另一个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公社建立在俄亥俄州的佐阿城。

这些人也是来自维尔腾堡的分离派，他们和拉普同时与路德

教派决裂，在遭受路德教派和政府长达十年的迫害之后，也移居国

外。他们一贫如洗，只是靠伦敦和美国的慈善战栗教徒的支援，才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在自己的传教士博伊姆勒的带领下于

１８１７年秋到达费拉得尔菲亚，向一个战栗教徒买了土地，这些地

至今还是他们的，面积有七千摩尔根。买地的钱将近六千塔勒，他

们必须逐步偿付。他们到达目的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的钱，这时才

发现平均每人只有六塔勒。这就是全部家当了；买地的钱还分文未

付，仅有的几个塔勒必须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能维持到来年收获

前的口粮。他们面临的是一片只有几间木房的树林，而且必须把它

变成可耕地；但是，他们斗志昂扬地投入劳动，不久就把这块地变

成了耕地，第二年就建成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起初，他们把耕地分

成小块，每一小块地由一户自行耕种，并且作为这一户的私有财

产。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行不通，因为每个人只为自己劳动，

他们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森林伐光并把它变成可耕地，根本不能

很好地互相帮助，因此，许多人负了债，而且有成为赤贫的危险。于

是，一年半后，即１８１９年４月，他们联合成一个财产公有的公社，

起草了章程，一致选举他们的传教士博伊姆勒为社长。现在他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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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了公社成员的全部债务，并且可以延期两年付清买地的钱，他们

干劲倍增，同心协力地从事劳动。有了这个新组织，他们干得很顺

利，比预定日期提前四年把买地的钱连同利息全部付清。至于他们

现在的情况如何，可由两个目睹者的记述作证：

一个经常去佐阿的美国商人认为这个地方是清洁、整齐和美

观的完美典型；这里有舒适的旅馆，有年老的博伊姆勒居住的高大

宅第，有占地两摩尔根并配备了一个大花房的美丽公园，还有美

观、设备完善的房子和庭园。他把这些人描写得十分幸福和满足，

勤劳和正直。他的这篇记叙文曾在匹兹堡（俄亥俄州）的一家报纸

（《匹兹堡每日辩护者和通告者》１８４３年７月１７日）上发表。１２１

我们曾多次提到的芬奇认为，这个公社是美国所有以财产公

有为基础的公社中组织得最完美的一个。他提供了一份很长的公

社财产清单：他们有一个麻纺厂、一个毛纺织厂、一个制革厂、一个

铸铁厂、两个粮食加工厂、两个锯木厂、两台脱粒机以及许多各种

各样的手工业作坊。他还补充说，他们的耕地比他在美国看到的其

他一切耕地耕作精细。《芬尼杂志》估计分离派的财产为十七万至

十八万塔勒，这全是他们在二十五年内挣得的，而开始的时候他们

每人只有六塔勒。他们有将近二百人。有一段时间他们也禁止结

婚，但是，和拉普派一样，后来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现在可以结婚

了。

芬奇援引了这些分离派的章程的副本，主要内容如下：

公社的所有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凡年满二十一岁的成员

都可以被选为公职人员。这些公职人员是：

（１）三名管理员，每年必须重新选举其中一人，管理员可以由

公社随时撤换。他们管理公社的全部财产，并且在情况许可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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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一视同仁地供应公社成员的生活必需品、住房、衣服和食品。他

们可以在各劳动部门委派自己的助手，解决小的纠纷，可以与公社

委员会共同颁布新的条例，但这些条例不得与章程相抵触。

（２）社长，他的任职期以受公社的信任为限，他以最高公职人

员的身分领导公社的全部事务。他有权买卖，订立契约，但是，在一

切重要问题上，只有取得三个管理员的同意才能行动。

（３）公社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每年必须有一人离职，委员会握

有公社的最高权力，与管理员、社长共同颁布法律，监督其他公职

人员，并且在争吵的双方对管理员的解决办法不满时解决纠纷。

（４）司库，每四年选举一次，在全体成员和公职人员中，只有他

一个人有权掌管钱。

此外，章程规定：必须建立一所学校；全体成员把自己的全部

财产永远交归公有，不得收回；凡在公社生活一年并经全体成员一

致同意者，方被接受为新成员；只有在三分之二的成员赞同的情况

下，才能修改章程。

要把这些描述继续写下去并不困难，因为几乎所有前往美国

内地的旅行家都访问过上述任何一个移民区，而且几乎所有的游

记都描写了这些移民区。不过，没有一个旅行家在背后说这些人的

任何坏话，相反，都只是赞扬他们，顶多也只能责备他们的宗教偏

见，特别是震教徒的宗教偏见，不过这种偏见同财产公有的学说是

毫无关系的。本来我还可以援引马提诺小姐、梅利什先生、白金汉

先生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但是，上面已经说得够多了，而且这

些作者报道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震教徒、协和派和分离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人类社会新制

度的普遍需要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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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国的其他许多人在最近几年来进行类似的尝试。例如费拉得

尔菲亚的一位德国传教士吉纳耳先生组织了一个公社，公社在费

拉得尔菲亚州买了三万七千摩尔根森林，在那里盖了八十多幢房

屋，移居那里的已经有五百多人，多数是德国人。他们有一个大制

革厂，有制陶业，有许多作坊和仓库，他们生活得很好。不言而喻，

和下面列举的所有例子一样，他们是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组织生活

的。匹兹堡（俄亥俄州）有一个铁工厂厂主希兹比先生在他本乡的

城市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公社，去年这个公社在那个城市附近买了

约四千摩尔根土地，并打算建立一个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移民区。

其次，在纽约州的斯坎尼艾特勒斯有一个这样的移民区，它是由英

国社会主义者约·安·柯林斯在１８１３年春和三十个同伴一起创

立的。此外，在马萨诸塞州的明登，从１８４２年起约有一百人移居那

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派克郡有两个公社，也是在不久前建立的。

另外一个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在这大约二百摩尔根土

地上居住着五十个成员和三十个学生，有一所在一神论派１２２传教

士乔·里普利的领导下创办的非常好的学校。在这个州的北安普

顿有一个从１８４２年起就存在的公社，有一百二十个成员在五百摩

尔根土地上从事农业、畜牧业，有锯木厂、丝织厂和染坊。最后，在

威斯康星州密尔窝基附近有一个移居伊阔利蒂的英国社会主义者

移民区，它于去年由托马斯·汉特建立并在迅速地向前发展。除此

以外，据说还有几个新近建立的公社，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还没

有报道。——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尤其是纽约、费拉

得尔菲亚、波士顿等大城市的穷苦工人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为了

创建类似的移民区成立了许多团体，而且新的公社在不断地产生。

美国人不再愿意为少数靠人民的劳动养活的富人当奴隶，而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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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民族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和顽强的精神，显然财产公有不久

将在他们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实现。

但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都在从事实行财产公有的尝

试。博爱的罗伯特·欧文三十年来就在这里传播这一学说，他把自

己的巨大财产全部无遗地用于建立这个至今尚存的汉普郡“协和”

移民区。他为此目的组成了一个团体，以后这个团体买了一千二百

摩尔根土地，并根据欧文的建议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公社。公社现有

成员一百多人，他们集体住在一幢大寓所里，到目前为止，主要从

事农业。因为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个公社建成新社会制度的完美

典范，所以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资本，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投资二

十万塔勒。这笔钱有一部分是借来的，必须逐步偿还，这就产生了

许多困难，许多设施由于缺乏资金而不能完工和带来收益。因为公

社成员不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而是由该企业所属的社会主义者

协会来领导，所以，有时也会由此产生误会和不满。但是，尽管如

此，事情还是正常进行；所有访问者都证明，公社成员和睦相处，互

相帮助，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现在还是保证了企业的存在。主要

的是，一切困难不是由公有造成的，而是由于公有尚未完全实现。

假若公有完全实现，公社成员就不必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用来偿还

利息和借款，而可以用来建成这个企业并更好地经营它；此外，他

们就能自己选出自己的管理机构，不总是依赖协会的领导了。

有一个实践的经济学家关于企业本身写了一篇记叙文，他为

了了解农业情况走遍了整个英国，并在伦敦《纪事晨报》上以“一个

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①为笔名叙述了自己的观感。他的记述（《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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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晨报》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１２３
如下：

他经过一片耕种得十分粗糙、草多于苗的地区以后，在附近一

个村庄里，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些有关“协和”移民区的社会主义者

的事情。那里，一个富裕的人对他说：他们耕种一大片土地，而且耕

种得很好；所有关于他们的传闻都是不真实的；如果一个教士管区

的居民哪怕有一半象这些社会主义者那样品行端正，那么这个教

士也就能引以自豪了；如果邻近地带的土地所有者能象这些人一

样给穷人那么多和那么有益的工作，那又该多好啊。他们对财产有

他们自己的见解，然而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得很好，给邻近地带树立

了一个好榜样。他补充说：他们的宗教观点各不相同，一些人到这

个教堂，另一些人到那个教堂，他们从来不和村里的人谈论宗教或

政治。有两个村里的人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在他们中间没有

任何确定的宗教观点，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信仰。当我们大家听到他

们要来这里时，都感到惊慌不安，但是现在我们觉得他们是很好的

邻居，给我们村里的人在道德上树立了好榜样，他们还为我们这里

许多穷人找到了工作，由于他们从来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

们，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不满意。他们的特点全都是作风

正派和彬彬有礼，在这一带，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道德品质妄加

指责。

我们的作者从另一些人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情况，然后就前

往“协和”移民区。在他又一次走过耕作粗放的田地之后，看到一块

管理得很好、可望获得大丰收的芜菁田，于是对他的朋友，当地的

一个佃户说，如果这是社会主义者的芜菁田，那么看来会长得很好

的。过了一会，他遇到了社会主义者的七百只羊，这也是一些很出

色的羊。然后，他们来到了一幢宽敞、美观别致、坚固的寓所。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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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还没有竣工：砖和建筑木料堆放着，围墙砌了半截，地尚未填

平。他们走了进去，受到有礼貌而又热情的接待，并被带领参观了

整个寓所。一楼是一个大餐厅和厨房，从厨房把丰盛的菜肴用机器

送到餐厅，然后再把空盘空碟送回厨房。这台机器是由几个孩子指

给客人看的，这些孩子的特点是衣服整洁、身体健康和举止大方。

厨房里的妇女看上去也很干净和端庄；使来访者十分惊奇的是：尽

管她们置身于油盘垢碟——午饭刚过——之间，还是显得那样动

人和整洁。厨房内部设备漂亮，非笔墨所能形容。修造厨房的一位

伦敦建筑师说：即使在伦敦也很少有设备如此完善和造价如此昂

贵的厨房。我们这位访问者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在厨房旁边有舒

适的盥洗室、浴室、地下室和单人房间，每个成员在下工后都可以

在那里盥洗和沐浴。

第二层楼是一间大跳舞厅，第三层楼是布置得很舒适的卧室。

公园面积为二十七摩尔根，布局非常出色；而且从各方面都可

以看出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人们在这里制砖，烧石灰，修筑道路；已

经在一百摩尔根土地上种了小麦，并打算开垦更多的土地播种小

麦；挖了一个粪池，并且从分布在移民区的小树林中收集腐烂的植

物作肥料。总之，他们千方百计地提高土地的产量。

我们的访问者最后说：

“我认为，他们的土地平均每摩尔根值年租金三镑（二十一塔勒），可是他

们只付十五先令（五塔勒）。——只要他们合理经营，他们就会做成一笔有利

可图的交易；不管人们对他们的公共住宅能说些什么，但是必须承认，他们把

自己的土地耕种得极好。”

我们再给这一记述补充一些有关这个公社内部的各种设备的

情况。公社成员集体住在一幢大房子里，而且每人有自己的布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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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舒适的单间卧室。家务由一部分妇女共同为大家料理，这样，

自然就把许多小家小户操持家务所耗费的大量杂费、时间和精力

节省下来，从而创造了许多在小户人家根本不可能有的方便条件。

例如，厨房的炉子把暖气同时送到这幢房子的所有房间；冷水管和

热水管可通到每个房间，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只有在公共建筑里才

可能有的诸如此类的方便条件和优越性。孩子被送进这个企业附

设的学校，依靠公费受教育。家长想看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去看，教

育不仅考虑到体育和德育而且考虑到集体生活。孩子们不受宗教

争论和神学争论的折磨，也不受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折磨；这样他们

就能更好地认识自然，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发展他们的智力，而且要

求他们坐课堂的时间不长，他们在野外能得到休息；因为教学不仅

在室内进行，也经常在广阔的天地进行，而且劳动是教育的一部

分。德育只限于运用这样一条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只

限于实行完全平等和兄弟友爱。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移民区受社会主义者协会的主席和管

理委员会的领导；这个管理委员会每年由各分会派一名代表出席

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在协会章程的范围内有无限的权力，并对

代表大会负责。因此，公社由生活在公社以外的人管理，就免不了

要发生误会和争吵；然而，即使“协和”的实验由于这一点和由于资

金困难而失败——不过，这样的前景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这对

于论证财产公有只是多了一个论据，因为发生上述两种情况的原

因都在于公有还没有彻底实现。虽然如此，移民区的存在是有保证

的，尽管它还不能如此迅速地获得发展和臻于完善，但是公社的反

对者没有可能去庆祝公社的垮台。

因此，我们看到，财产公有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相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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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验都十分成功。我们也看到，共同生活的人花费的劳动比较

少，而生活得很好，他们有很多空余时间用于智力的培育，同他们

那些保留私人财产的邻居相比，他们是更好的、更有道德的人。所

有这一切，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很多德国人已经

认识到了。所有国家都有一些人传播这种学说，并宣称自己是公有

的拥护者。

如果说这件事情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那么，它对一无所有的

穷苦工人就更是重要，他们今天挣得的工资，明天就花完，并且随

时都可能由于意外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没有饭吃。这里展现在

工人面前的前景是：独立的、有保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且同那

些现在靠自己的财富把工人变为自己的奴隶的人完全平等。这件

事情同这些工人的关系最大。在其他国家，工人正组成要求财产公

有的党的核心，德国工人也有责任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

当工人彼此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并追求一个目的时，同富人相

比，他们就无比强大。此外，如果他们抱有象财产公有这样一个合

理的和为所有人谋福利的目的，那么，不言而喻，富人中比较好的

和比较有理智的人就会宣布自己赞同工人，并且会支持工人。在德

国各地已经有很多富裕而又有教养的人公开表示赞同财产公有，

并捍卫人民对有产阶级所把持的世上财富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１０月中

载于《１８４５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

达姆斯塔德１８４５年版，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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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
１２４

  （１）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

（２）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

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因此，

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

（３）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费尔巴哈特别予以发挥的一个

方面）。

（４）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真正

的对象的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

活动。（还需要发挥。）

卡·马克思约写于１８４４年１１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５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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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
１２５
 

  （１）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

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命派对市

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双重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

家的因素。

（２）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

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

（３）国家和市民社会。

（４）代议制国家和宪章。

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

（５）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

（６）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７）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

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

（８’）司法权力和法。

（８”）民族和人民。

（９’）政党。

（９”）选举权，为消灭［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卡·马克思约写于１８４４年１１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５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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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１２６

［Ｉ．李斯特的一般评述］

……［２］既然资产阶级灭亡的预感甚至已经渗透到德国资产

者的意识之中，所以德国资产者就十分直率地自己承认这个“使人

发愁的事实”：

“因此，把当代伴随工业而来的灾祸作为否定工业本身的理由，也是同样

使人发愁的。还有比无产者阶层大得多的灾祸：国库空虚——国家衰落——

国家被奴役——国家灭亡。”（第ＬＸＶＩＩ页）

真正使人发愁的是：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使工业发达起来以

前，无产阶级已经存在，已经提出要求，已经令人生畏。至于无产者

本身，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国库充实和国家强盛的时候，肯定

会认为自己的状况差强人意。李斯特先生不过是说出了使资产者

更加发愁的事情。我们还认为，使资产者十分发愁的是，他恰恰在

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

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德国资产者是愁容骑

士，他恰恰在到处涌现警察和货币的时候，企图提倡游侠风尚。

（３）妨碍德国资产者追求工业财富的一个巨大障碍（干扰），是

９３２



他迄今信守的唯心主义。这个“精神”民族怎么突然想到要在布匹、

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工厂主

先生满满的钱袋中寻找人类的至善呢？德国资产者空虚的、浅薄

的、伤感的唯心主义，包藏着最卑鄙、最龌龊的市侩精神，隐含着最

怯懦的灵魂。这种唯心主义已经进入了使德国资产者必然不得不

泄露其秘密的时代。但他又是以真正德国人的矫揉造作的方式、以

唯心主义的基督教徒羞怯心理来泄露其秘密。他追求财富而又否

认财富。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

才敢去猎取它。

李斯特体系的整个［……］①理论部分，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

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他到处使事物维持原状，而对

事物的表达却理想化了。我们将详细地考察这一点。正是这种空

洞的唯心主义词句，使他能够无视那些阻止他的虔诚愿望实现的

真实障碍，而沉溺于最荒谬的幻想之中（如果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

级首先乞求上层贵族、达官以及宗室同意赋予“工业以法律效力”，

那么他们的情况会怎样呢？）。

德国资产者甚至在他是工业家的时候，也是信仰宗教的。他害

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

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英国

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最初的（至少是在他们统治初期的）国

民经济学的学术代言人，把财富奉为神明，并在学术上也无情地把

一切献给财富，献给这个摩洛赫。如果人们看到的，一方面是这种

坦率的古典的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这个在经济学中卑视“正当

０４２ 卡·马 克 思

① 在手稿上，这里有三个字笔迹不清楚。——编者注



人”的财富和了解高尚目的的李斯特先生把事物理想化、玩弄辞

藻、夸夸其谈的手法，那么一定会发现“同样使人发愁的”是：现在

已不再是发财的日子了。

李斯特先生总是用扬扬扬格１２７诗韵说话。他常常以运用既笨

拙又噜苏的言词而自鸣得意；这种言词的核心就是不断重复地讲

保护关税和“真正德国的”工厂，这种言词的浑水浊浪最后总是把

他推到沙滩上。他常常是可捉摸的又是不可捉摸的。

想发财的德国理想化的庸人，当然必须首先为自己创造一种

新的财富理论，把财富说成是值得他去追求的东西。法国和英国的

资产者已经看到即将实际消灭一贯被称为财富的那种东西的真实

生命的风暴就要来临，而还没有取得这种恶的财富的德国资产者

却试图对这种财富作新的“唯灵论的”解释。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

与世俗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以

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德国资产者是以创

造一种夸大的、假理想化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的。

３．李斯特先生如何解释历史和如何对待斯密及其学派。

李斯特先生对贵族、宗室和官僚怎样卑躬屈膝，他也就怎样

“大胆地”反对那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并使一切关于财富的性

质、倾向和运动的幻想成为泡影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这种经济

学的首创者是斯密。李斯特先生把所有这些经济学家统统归到“学

派”名下。既然德国资产者关心的是保护关税，那么对他来说，自斯

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经济

学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作为前提条件。

这里，德国庸人以多种方式暴露出他的“民族”特点。

１４２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１）他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象经

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

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３］表现。这当然是李斯特先生觉察

不到的。德国式理论家。

（２）因为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包藏有秘密目的，所以他觉得处

处都有秘密目的。

李斯特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庸人，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

而是探求个人的秘密的恶的目的，并且由于他的狡猾，很善于发现

（发掘）这些目的。他有过这一类伟大的发现：似乎亚当·斯密想用

自己的理论欺骗世界，而且整个世界在伟大的李斯特先生把它从

梦中唤醒之前都被斯密欺骗了。这倒有些象杜塞尔多夫的某法官

硬说罗马的历史是中世纪的僧侣为了替罗马的统治辩护而捏造出

来的。

但是，德国资产者完全知道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好办法莫过

于从道德上诽谤敌人，怀疑其心术不正，探查其行动的恶劣动机，

一句话，使其声名狼藉、怀疑他的人格，李斯特先生正象他们一样，

也怀疑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散布有关他们的流言蜚语；德国

的庸人在商业中并不忽视最微小的赢利和耍花招，李斯特先生正

象他们一样，并不忽视在引文上耍花招，使其对自己有利，他也不

忽视给自己的劣等货贴上他对手的商标，以便用赝品来败坏他的

对手的产品名声，或者甚至臆造彻头彻尾的谎言，使他的竞争者信

誉扫地。

我们从李斯特先生的活动方式中举几个例子。

大家知道，德国的僧侣们相信，他们只要向我们讲述伏尔泰在

临终时放弃了他的学说这种荒谬的奇闻和谎话，就能够给启蒙运

２４２ 卡·马 克 思



动以最沉重的致命打击。李斯特先生也把我们引到斯密临终的床

前，告诉我们说：情况表明，斯密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主张自己的学

说。还是让我们听一听李斯特先生自己说的话以及他对斯密的进

一步评判吧。我们把他的话同他的智慧的来源对照一下。

李斯特：

“我从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所

写的传记联想到这个伟大的奇才在

他的全部手稿被烧毁以前，是死也

不能瞑目的；因此我想使人们知道，

极其可疑的是，这些文稿包含着他

缺乏诚意的论证。”（第ＬＶＩＩＩ页）

“我曾经指出：他的理论如何被

英国的内阁大臣利用来蒙蔽其他国

家从而使英国得利。”（第ＬＶＩＩＩ—Ｌ

Ⅸ页）“亚当·斯密的学说就其对国

内和国际的关系而言，都只不过是

重农主义体系的继续。它和重农主

义体系一样，忽视了民族特性，而假

定永久和平和世界联合是已经存在

的东西。”（第４７５页）

弗·路·奥·费里埃《论政府和贸

易的相互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

“斯密堆砌了那么多有利于自

由贸易的错误论证，能说是真心诚

意的吗？…… 斯密的秘密目的是

在欧洲鼓吹这样一些原则，他十分

清楚，这些原则如果被采纳就能为

他的国家提供世界市场。”（第３８５、

３８６页）“人们甚至完全有理由认

为，斯密并不总是鼓吹同一种理论，

否则对他由于害怕自己的讲课手稿

在他死后流传下来而在临终时感受

的痛苦，又当作何解释。”（第３８６

页）他［费里埃］［同上，第３８８页］责

备斯密曾经是一个海关官员。“斯密

差不多总是象经济学家〈重农主义

者〉那样去论证，而不考虑不同国家

的利益分歧，并以世界上只存在一

个社会为前提条件。”（第３８１页）

“我们把所有这些联合的方案抛在

一边吧。”（第１５页）

（费里埃先生是拿破仑手下的

海关督察，并热爱自己的职业。）

  李斯特先生把让·巴·萨伊的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失败的投

机。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他对萨伊生平活动的全面论断。但是在

３４２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这样做之前，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他是怎样援引其他作者的话以

及怎样在援引时加以歪曲，以便攻击他的对手。

李斯特：

“看来，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对这

本书〈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

的书〉１２８至多是把标题看了一下或

者读了一下而已；两人傲慢地把它

抛到一边，指出：它仅仅涉及货币，

而且它的标题已经表明，作者误认

为贵金属是财富的唯一对象。如果

他们读下去……”（第４５６页）

佩基奥伯爵《意大利 

政治经济学史》１８３０年巴黎版：

“一些外国人企图剥夺塞拉最

早创立这门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原

则的功绩。我刚才所说的完全不涉

及萨伊先生，他虽然总是指责塞拉

仅仅把金银物质看作财富，却仍然

赋予塞拉以第一个介绍工业生产力

的荣誉…… 我的抱怨是针对麦克

库洛赫先生的…… 如果麦克库洛

赫先生除了读标题以外再稍微多读

一点东西……”（第７６、７７页）

  可见，李斯特先生是如何有意地歪曲他所援引的佩基奥的话，

以便败坏萨伊先生的名誉。他对萨伊的生平的介绍也同样是歪曲

了的。

关于萨伊，李斯特先生说道：

“萨伊最初是个商人，后来是工厂主，以后又是一个失意的政客。他从事

政治经济学，就象有人在旧的行业干不下去的时候又去从事新的行业一样

…… 对毁灭了自己工厂的大陆体系的憎恨，对把他逐出谘议院的大陆体系

炮制者的憎恨，决定了他要拥护绝对自由贸易。”（第４８８、４８９页）

这样说来，萨伊之所以拥护自由贸易制，是因为自己的工厂被

大陆体系毁灭了！但是如果他在拥有工厂之前已经撰写了他的《论

政治经济学》，情况会怎样呢？萨伊之所以拥护自由贸易制，是因为

拿破仑把他逐出了谘议院１２９！但是如果他任谘议院议员的时候已

４４２ 卡·马 克 思



经撰写了这本书，情况会怎样呢？按照李斯特先生的看法，萨伊是

一个只把著书立说当作一个企业部门来看待的不走运的企业家；

但是如果萨伊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法国著作界有所作为，情

况会怎样呢？

李斯特先生从哪里得到他的情报呢？来自沙尔·孔德为萨伊

《政治经济学教程》所写的前言，即沙尔·孔德所写的《关于让·巴

·萨伊生平和著作的历史评注》。这篇评注讲了些什么呢？它包含

了同李斯特的全部说法正相反的东西。请看：

“让·巴·萨伊的经商的父亲［４］要他去从事商业。然而他的爱好却把他

引向写作。他在１７８９年出版了一本主张出版自由的小册子。他从革命一开始

就为米拉波出版的《普罗凡斯信使报》撰稿。他同时也在克拉维埃尔部长的办

公室任职。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爱好以及他父亲的破产，促使他完全放

弃商业，以从事科学活动作为自己的唯一职业。１７９４年，他成了《哲学、文艺

和政治旬刊》的主编。１７９９年，拿破仑任命他为谘议院议员。他利用谘议院议

员的公余时间来完成他的《论政治经济学》，该书于１８０３年出版。他所以被逐

出谘议院，是因为他属于少数几个敢于发表反对意见的人。有人向他推荐财

政部门的一个肥缺，但是他拒绝了，尽管他要抚养六个孩子，而且几乎没有财

产……因为如果他不努力执行他认为对法国是极有害的制度，就不能履行向

他推荐的那个职位的职责。于是他办了一所棉纺厂……”

如果说李斯特先生在这里对让·巴·萨伊的诽谤是借助于歪

曲，那么他对让·巴·萨伊的兄弟路易·萨伊的赞扬也是这样。为

了证明路易·萨伊具有李斯特的观点，他把路易·萨伊的一段话

歪曲了。

李斯特先生在他的著作第４８４页上说道：

“按照他〈路易·萨伊〉的意见，国民财富并不在于物质财物和这些财物

的交换价值，而在于不断生产这些财物的能力。”

５４２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按照李斯特先生的说法，下面是路易·萨伊自己的话：

  李斯特先生的路易·萨伊：

“财富并不在于那些满足我们

的需要或我们的嗜好的东西，而在

于年年享用这些东西的可能性。”

（《国民财富的研究》［１８３６年巴黎

版］第１０页）

真正的路易·萨伊：

“虽然财富并不在于那些满足

我们的需要或我们的嗜好的东西，

而在于收入，或者在于年年享用这

些东西的可能性……”［第９—１０

页］

  可见，萨伊说的不是生产的能力，而是享用的能力，是一个国

家的“收入”所提供的能力。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同整个国家的特别

是各个阶级的收入之间的不相称，恰恰产生出与李斯特先生最敌

对的理论，例如西斯蒙第和舍尔比利埃的理论。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李斯特先生在评论“学派”时的

无知。他这样谈论李嘉图（李斯特论生产力）：

“一般地说，这个学派自亚当·斯密以来，在对地租性质的研究方面是令

人遗憾的。李嘉图和继他之后的穆勒、麦克库洛赫以及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看

法：地租是对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报酬。李嘉图根据这个看法建立

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但是，因为他只是着眼于英国的情况，所以产生了

错误的看法，似乎英国农田和牧场向来就是这样一些由于所谓的自然生产能

力而在今天应支付如此丰厚地租的农田和牧场。”（第３６０页）

李嘉图说：

“如果构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一种利益，那么，每年新制造的机器比旧机

器生产效率要小一些便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会使全国制造的商品具有

更大的价值，而且要向那些占有生产效率最大的机器的人缴纳租金。”“可使

用的土地的生产力越是降低，地租就越是提高得快。凡是由于农业改良而无

需相应地增加劳动量就可以增加产品，从而使地租增长得十分缓慢的国家，

财富就增长。”（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７

和８０—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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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地租决不是土地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

结果，相反，它是土地的生产率越来越降低的结果，是文明和日益

增长的人口的结果。他认为，只要还有无限量的最肥沃的土地可供

使用，就不会有任何地租。因此，地租是由人口同可以使用的土地

数量的比例关系决定的。

李斯特先生所以要歪曲作为英国整个反谷物法同盟和美国各

自由州抗租运动的理论基础的李嘉图学说（假定他对这个学说的

了解比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多一些），那是因为这个学说表明：“自由

的、强大的、富有的资产者”是多么不乐意“勤奋地”为增加“地租”

以及从蜂房里向他们［地主］输送蜂蜜而工作。李嘉图的地租学说

无非是工业资产者为反对地主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在经济学上的表

现。

关于李嘉图，李斯特先生还进一步教训我们说：

“现在交换价值的理论已经落到如此软弱无力的地步……以致李嘉图

……敢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土地的产品在地主、租地农场主和

工人之间应如何分配的规律’。”（第４９３页）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对这一点作

必要的考察。

［５］李斯特先生在他评论西斯蒙第时无耻到了极点。

李斯特：

“例如，他〈西斯蒙第〉企图抑制

发明精神。”（第ＸＸＩＸ页）

西斯蒙第：

“我反对的不是机器，不是发

明，不是文明，而是现代社会组织。

这个社会组织夺走了劳动者双臂以

外的一切财产，同时又不给他任何

抵制竞争的保障，他必将成为竞争

的牺牲品。假定一切人都平均地共

享他们参加生产的劳动产品，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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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的每一项发明在任何情况下

对他们全体都将是一件好事。”（《政

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

２卷［第４３３页］）

  如果李斯特先生从道德上怀疑斯密和萨伊，那么他只能从西

斯蒙第的生理缺陷上来解释西斯蒙第先生的理论。他说：

“西斯蒙第先生用肉眼把所有红色的东西都看成黑色的，他在政治经济

学问题上的精神眼光似乎也带有同样的缺陷。”（第ＸＸＩＸ页）

为了充分说明这种解释卑劣之至，必须了解李斯特先生是从

哪里引出他的意见来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谈

到罗马近郊平原的毁灭时说：

“罗马近郊平原的丰富色彩……在我们眼前甚至完全消失了，对我们的

眼睛来说，红色光线已经不存在了。”（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翻印本［第２卷］第６

页）

西斯蒙第解释说，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吸引所有其他旅客到

罗马去的魅力”被破坏了，他“因此要更加睁大眼睛去观察罗马近

郊平原的居民的真正可怜的状况”。

如果说西斯蒙第先生看不到在李斯特先生眼中出现的神奇般

地照亮着整个（工厂）工业上空的红霞，那么他却看到了这些工厂

屋顶（屋脊）上的红公鸡①。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来［考察］李斯特的

这个论断：

“西斯蒙第先生在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著作没有任何价值。”［第

ＸＸＩＸ页］

如果说李斯特先生从斯密个人的功名心（第４７６页）和隐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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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市侩精神来解释斯密体系，从复仇心和作为一种行业来解释

萨伊体系，那么他在对待西斯蒙第方面却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要

从西斯蒙第生理结构的缺陷上来解释西斯蒙第体系。

［５］４．李斯特先生的独创性

李斯特先生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不管他如何自吹自擂，他提出

的原理没有一个不是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其中不

仅有禁止性关税制度的维护者，甚至也有李斯特先生所臆造的“学

派”的作家；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

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

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只有幻想和

理想化的词句（语言）才是属于李斯特先生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

向读者详细地证明这一点，而且必须要求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

枯燥的工作上。读者将由此确信：德国资产者是事后登上舞台的，

他不可能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详尽阐发的国民经济学再向前推进，

正象后者大概也不能对德国哲学运动作出什么新的贡献一样。德

国资产者只能给法国和英国的现实添上自己的幻想和空话。但是，

既然他不能使国民经济学得到新的发展，那就更不能在实践方面

把迄今为止几乎已经在以往的社会基础上充分发展了的工业再向

前推进。

５．因此，我们的批判限于李斯特这本书的理论部分，而且也只

限于他的主要的发现。

李斯特先生想要证明的主要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探究一下

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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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资产者希望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以便攫取政权和财富。但

是，既然［在德国］不象在英国和法国那样，他不掌握国家政权，因

而不能随意支配它，而是不得不诉诸请求，他就必须向国家——他

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调整国家的行动方式（活动）——表明，他对

国家的要求是他向国家作出的让步，而实际上他要求国家作出让

步。因此，德国资产者通过李斯特先生向国家证明，他的理论同所

有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他允许国家干预和调整工业，他对国家的

经济知识有高超见解，只是请求国家让他的智慧有充分发挥的余

地；当然是带有条件的：这一智慧只限于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关

税。他要求国家按他的利益行事，可是他却把这种要求说成是对国

家的承认，即承认国家有权干预市民社会的领域。

（２）资产者想发财，想赚钱，但是他同时必须同德国大众一直

信守的唯心主义相一致，并且同自己的信仰相一致。因此他表明，

他猎取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恶的有限的交换价值，而是

精神本质，无限的生产力。当然，这种精神本质会导致以下情况：

“市民”借此机会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

［６］２．既然资产者现在希望主要靠“保护关税”来发财；既然只

要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资产者自己对同胞进行剥削，而且剥削

得甚至比外国人对他们的剥削更加厉害，保护关税才能使他发财；

既然保护关税要求从消费者方面（主要是行将被机器排挤掉的工

人，所有取得固定收入的人，例如官吏、地租所得者等）牺牲交换价

值；因此，工业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们决不是追求物质财富，他们

所想的无非是为了精神本质而牺牲交换价值，牺牲物质财富。因

此，说到底，问题只是在于自我牺牲，在于禁欲主义，在于基督教的

崇高灵魂。甲作了牺牲，而乙把牺牲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这是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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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事情。德国资产者太无私了，连偶然与这种牺牲品连接在一

起的私利也在所不计。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阶级，德国资产者认

为自己的解放需要得到这个阶级的允许，而这个阶级同这种精神

的理论却不能相容，那么这种理论必然被抛弃，而且与学派１３０相

反，起作用的恰恰是交换价值的理论。

（３）既然资产阶级的整个愿望实质上在于使工厂制度达到“英

国的”繁荣程度，使工业主义成为社会的调节者，即引起社会的解

体，所以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关心的仅仅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和

谐，是社会的组织。他通过保护关税限制对外贸易，他断言农业通

过工厂工业将迅速达到它的高度繁荣。因此，社会组织总括起来就

是工厂。工厂是社会的组织者。工厂所造成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

社会联合。工厂制度所创造的社会组织是真正的社会组织。

当然，资产阶级有理由把它的利益一般地设想为同一的利益，

正象狼作为狼同它的狼伙伴有同一的（同样的）利益一样，而不管

一只狼即不是其他狼在猛抓猎物时的利益有多么大。

（６）最后，李斯特先生的理论的特点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

特点是：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愿望而不得不到处求助于“社会

主义的”词句，从而全力维护早已遭到驳斥的骗局。我们将在各个

相应的地方指出，李斯特先生的词句，如果从中作出结论的话，还

是共产主义的呢！当然，我们决不是指责有那么一个李斯特先生和

他的德国资产阶级玩弄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共产主义向我们提供

了关于“善良的”、“唯心主义的”资产者内心虚弱、欺蒙诈骗和无耻

伪善的新证明。它向我们证明，这种唯心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某种可

厌的唯物主义的无耻的、无思想的伪装而已。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以谎言开始，而法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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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到了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存在辩

解的地步以后正是以这种谎言告终的。

（７）既然李斯特先生把迄今为止的所谓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

学同他的国民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交换价值

的基础上，后者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从这种学说谈

起。此外，既然生产力的联合应该体现国家的统一，我们也要在考

察上述的区别之前先考察有关这种联合的学说。这两种学说形成

了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基础。

李斯特先生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现实的社会组织是无精神

的唯物主义，个人唯灵主义，个人主义。他永远也想不到，国民经济

学家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否则，他就应该把

矛头指向现在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他抱怨国民

经济学家在表现绝望的现实时没有加以美化。因此，他企图到处原

封不动地保持这个现实，只是在表现它时有所改变罢了。他从未批

判过现实社会。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对这个社会的理论表现

进行批判，指责说它所表现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的幻象。

工厂变成了一位女神，工业力的女神。

工厂主就是这种力的祭司。

［７］ＩＩ．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

（１）李斯特先生关于“生产力”的学说限于以下主要几点：

（ａ）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财富本身相比，创造财

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李斯特，前引书，第２０１页］；

（ｂ）李斯特决不排斥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他只是主张政治经济学也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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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加以发展［同上，第１８７页］；

（ｃ）“那么，劳动的起因是什么呢？……促使头脑、胳膊和手从事生产并使

这种活动产生效果的是什么呢？除了能激发个人热情的精神，除了使这些个

人的活动产生效果的社会制度，除了供他们利用的自然力量之外，还能有别

的什么呢？”［同上，第２０５页］

（６）斯密“用物质关系解释精神力量因而走入歧途”［第２０７页］。

（７）“这是阐明生产力如何被唤起和发展，如何被压抑或消灭的科学。”

［同上］

（８）两个家族的家长之间［差别］的例子，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等。１３１［同

上，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９）“人们可以确定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的概念，把它们分解为各

个组成部分，思索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它们的涨落等等，而这样做无需考虑

国家的政治状况。”［同上，第２１１页］

过渡。

（１０）工场和工厂是市民自由的母亲和孩子。［同上，第２１２页］

（１１）关于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的理论。前者“生产交换价值，后者生产

生产力”［同上，第２１５页］。

（１２）不应该仅仅按照价值理论来判断对外贸易。［同上，第２１６页］

（１３）“国家必须牺牲物质的力量以便赢得精神的或社会的力量。保护关

税是为了唤起工业力。”［同上，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１４）“因此，如果由于保护关税而使价值有所牺牲，那么这种牺牲将通过

获得生产力而得到补偿。获得生产力不仅保证国家在将来有无限量的物质财

富，而且也将保证在战争情况下工业的独立地位。”［同上，第２１７页］

（１５）“但是，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使个人得以成长

的社会状况，取决于技艺和科学是否繁荣。”（第２０６页）

（２）李斯特先生囿于旧经济学的经济偏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我们将看到，他比“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致把“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完全等同起来。但是，

交换价值完全不以“物质财富”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它既不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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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当物质财

富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换价值就降低，尽管物质财富在增加以

前和增加以后对人类的需要处于同样的关系。交换价值同质量没

有关系。最有用的东西，例如知识，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因此，李

斯特先生应该看到，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

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

制和私有财产。相反，李斯特先生竟如此天真地认为，借助交换

价值的理论，

“人们可以确定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的概念，把它们分解为各个

组成部分，思索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它们的涨落等等，而这样做无需考虑国

家的政治状况”（第２１１页）。

因此，无需考虑“生产力的理论”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人们就

可以“确定”所有这一切。借助这些来确定什么呢？现实。那么例

如借助工资确定什么呢？工人的生活。借助于工资可以进一步确

定，工人是资本的奴隶，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

值的高低，提高或降低，取决于竞争，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借助于工

资可以确定，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无宁说是

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１３２给

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请忘记这一点吧。“劳动”是

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作为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的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无非是物化的劳动。如果要给私有财产以致命的打击，那

就不仅必须把它当作物质状态，而且也必须把它当作活动，当作劳

动来攻击。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

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

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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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

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

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

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这种能够获得

劳动的最好的组织，就是现在的组织，就是自由竞争，就是所有它

先前的似乎是“社会的”组织的解体。

因此，如果工资能够按照价值理论来“确定”，如果由此“确定”

说，人本身就是一种交换价值，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是一种无需考虑

“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规定的商品，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国家的

这些绝大多数人无需考虑“政治状况”；政治状况对他们来说是纯

粹的幻想；那种实际上沦为肮脏的唯物主义、使国家的大多数人变

为“商品”、变为“交换价值”、使他们屈服于整个交换价值的物质条

件的学说，当它在别的国家面前蔑视恶的“交换价值”的“唯物主

义”而自己似乎只关心“生产力”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无耻的伪善和

唯心主义的粉饰（欺诈）；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另外，如果无

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确定”资本、地租等的关系，那么

这不过是证明：工业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在他们的活动中，在他们

的实际生活中，是受利润、受交换价值所支配，而不是受对“政治状

况”和“生产力”的考虑所支配；他们关于文明和生产力的空谈，只

不过是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倾向的粉饰；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资产者说：当然，交换价值的理论在国内不应受到破坏，国家

的大多数人仍然应该只是一种“交换价值”，一种“商品”，这种商品

必须自找买主，它不是被卖，而是自己把自己卖了。对你们无产者

来说，甚至在彼此都是作为交换价值看待的我们资产者之间，普遍

的买卖１３３的规律也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我们就必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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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一规律起作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售卖给其他国

家。既然国家的大多数人“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服从于买

卖的规律，上述原理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德国资产者不愿意由

英国资产者采用我们剥削你们德国无产者以及我们之间相互剥削

的方式来剥削我们。我们自己不愿意牺牲于我们要你们为之牺牲

的交换价值的规律。我们在国外不愿意再承认我们在国内所承认

的那些经济规律。”

［８］那么，德国庸人想要干什么呢？他想在国内成为资产者，剥

削者，而又不想在国外被剥削。他在国外自我吹嘘为“国家”并且

说：“我不屈服于竞争的规律，这有损于我的民族尊严；我作为国

家，是一个超越买卖之上的存在物。”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

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

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

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１３４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

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在国内，货币是工

业家的祖国。因此，德国庸人想使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买卖的

规律在他的国门之外丧失自己的力量！只有当承认资产阶级社会

的力量符合他的利益，符合他的阶级利益的时候，他才愿意承认

它！他不想成为他要别人为之牺牲、而他自己在国内也为之牺牲的

那种力量的牺牲品！在国外他想表明自己是而且被人看成是同他

在国内的身分和行为不同的另一个人！他想保存原因而又要消除

它的一个结果！我们将向他证明：在国内自我售卖的必然结果就是

在国外售卖；竞争在国内使他有力量，但它不能阻止他在国外变得

软弱无力；在国内他使国家屈服于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在国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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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能保护他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

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

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

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

谓的他的民族性。

（２）当然，也可以从与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现今不仅单

个的商人，单个的工厂主，而且工业和商业的国家，也是从肮脏的

买卖利益来看待工业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工业可

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

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

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

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

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

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

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

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主

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

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

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

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

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

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

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

样，便以此而告结束。）

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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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

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

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

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

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但是有个可怜虫仍然停留在现有制度之内，他只想把现有制

度提高到自己国内还没有达到的高度，并以忌妒的目光盯着另一

个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国家，难道这样的可怜虫有权在工业中看

到买卖利益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吗？他能说他关心的仅仅是人的

能力的发展和人对自然力的占有吗？这是卑鄙行为，正如奴隶监工

夸耀他在自己的奴隶头上挥舞皮鞭，是为了让这些奴隶乐于锻炼

他们的肌肉力一样。德国庸人就是奴隶监工，他挥舞着保护关税的

皮鞭以便向自己的民族灌输“工业教育”的精神，并且教它运用自

己的肌肉力。

圣西门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人们如

果把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归功于现代工

业，把二者即把工业同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

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混淆起

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样做，正象资产者想把他的工业创造

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归

功于自己一样，是荒谬的。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

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

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

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

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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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

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

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

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

的那种锁链。

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

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

了。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圣西门主义者同李斯特这个人或德国庸人

等量齐观。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

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

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

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停留于这种

解释，他们继续前进，向交换价值、当前的社会组织、私有制进攻。

他们提出以联合代替竞争。但是，他们原先的错误惩罚了他们。上

述那种混淆不仅使他们陷入幻想，把卑鄙龌龊的资产者看作牧师，

而且也使他们［９］在最初的外部斗争之后又回到旧的幻想（旧的混

淆）之中，不过现在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所混淆的两种力量的对立

恰好在斗争中表面化了。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

级的赞美。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迪韦里埃先生、杜诺瓦耶先生

使自己和资产阶级在整个欧洲面前受辱——后来，历史抛到他们

面前的臭蛋被资产阶级魔术变成了金蛋——，因为三个人中的第

一个人仍然保留旧的词句，不过赋予它们以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的

内容，第二个人本身就是从事批发生意的，并且经售法国报刊，而

第三个人则成为对现状的最狂热的辩护士，其无耻程度（无人性）

超过了所有以前的英国的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德国资产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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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先生以虚伪、欺骗和卖弄辞藻开始，而圣西门学派则以此告

终。

（３）英国工业对世界的专制，就是工业对世界的统治。英国所

以能统治我们，是因为工业统治了我们。我们自己只有在国内摆脱

了工业的统治，才能在外部事务中摆脱英国的统治。我们只有在国

内克服了竞争，才能结束英国在竞争领域里的统治。英国之所以控

制我们，是因为我们使工业成为控制我们的力量。

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

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谁会

对这种同义反复表示怀疑呢？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

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都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

怀疑呢？政权是他致富的一种手段，甚至科学和精神娱乐也是他的

奴隶，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

 谁会对此表示怀疑呢？在他看来，一切都变成致富的手段，变成

“致富的生产力”，谁会对这些表示怀疑呢？

（４）现代经济学是从竞争的社会制度出发的。自由劳动，即间

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是它的原则。它最初的原理是分工和机器。

象现代国民经济学自己所承认的，分工和机器只有在工厂中才能

达到自己的最高发展。因此，现代国民经济学是从工厂即从它的创

造性的原则出发的。它以现在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因此，它就不需

要详谈工业力１３５。

如果“学派”没有把生产力理论同交换价值理论并行地即没有

把二者分开来进行“科学探讨”１３６，那么这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一种

任意的抽象，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停留于一般词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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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财富本身相比，创造

财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李斯特，前引书，第２０页］

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这种力量要求

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交换价值要求具有暂时现象的地位。这种力

量表现为无限的，交换价值表现为有限的；前者表现为非物质的，

后者表现为物质的；我们在李斯特先生那里看到了所有这些对立。

因此，力量的超感觉世界便代替了交换价值的物质世界。如果说国

家为交换价值而牺牲、人为物而牺牲的卑鄙性十分明显，那么与此

相反，力量则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

化，即上帝，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德国人为幽灵牺牲恶的交换

价值！交换价值、货币，似乎总是外在目的；可是生产力似乎是由我

自己的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此，我以交换价值的形

式牺牲了的东西，是某种外在于我的东西，我以生产力的形式赢得

的东西，是我的自我获得物。——看来是这样的：有人以词句为满

足，或者象一个理想化的德国人那样，不为隐藏在夸张词句后面的

肮脏现实而烦恼。

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

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

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

人的高度赞扬吗？

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

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

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

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

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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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

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

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象人一样从事活动因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

我们让英国工厂制度的品得，尤尔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机器体系的每一项改进的经常目的和倾向，就是使人的劳动成

为完全多余的，或者以这种方式降低它的价格：用妇女和儿童的工业代替成

年男工的工业，或者用粗工（非熟练工）的劳动代替熟练工匠的劳动。”（《工厂

哲学》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４页）“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

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而也就越不能适应机器体系…… 因此，对

现代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科学同他的资本的联合把自己工人

的任务变为进行管理……”（同上，第１卷第３０页）

力量，生产力，原因

“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李斯特，前引书，第２０１

页］

但是，如果说结果和原因不同，那么结果的性质难道不应该已

经包含在原因之中了吗？原因应该已经带有后来由结果所显示出

来的规定性。李斯特先生的哲学就只知道原因和结果是“完全不同

的东西”。

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

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

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

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

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

人仍然享有（具有）“生产力”这一角色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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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人说成是“交换价值”，那么这个说法已经包含了这

样的意思：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如果我把人当作“生产力”来

对待，那么我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我就是用另一个

人代替了他，而他现在只是作为财富的原因而存在。

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

原因决不能高于结果，结果仅仅是公开显示出来的原因。

李斯特先生装腔作势，似乎他不顾恶的交换价值，处处为了生

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

我们通过下述情况已经得到关于现代“生产力”的本质的一些

启示：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

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

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因此，生产

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这同样地提高了①……

［ＩＩＩ．第三章片断］

［论地租问题］

  ……［２２］地租消失。谷物涨价必然要削减工业家先生们的利

润，——李嘉图相当明智地料定，工资不可能再压低了。

因此，由于谷物价格的提高而发生的利润的降低和工资的提

高——因为任凭谷物怎样贵，工人总得消费一定数量的谷物；工人

的名义工资随着谷物价格的提高而增长，但工资实际上没有增加，

甚至实际上还下降了——也提高了工业家的生产费用，从而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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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和竞争带来了困难，一句话，削弱了国家的生产力。因此，为

了公共的利益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牺牲以地租的形式落入土地所有

者的口袋并对国家的生产力造成很大损害（没有任何好处）的恶的

“交换价值”——通过谷物的自由贸易、通过把一切赋税转嫁于地

租，或者通过国家完全占有地租即地产（做出这个结论的还有穆

勒、希尔迪奇、舍尔比利埃等人）。

当然，李斯特先生不敢把工业生产力的这个对土地所有权来

说是可怕的结论告诉德国土地贵族。因此，他把揭示出这样令人不

快的真理的李嘉图大骂一顿，而且借他的口说出相反的即重农主

义者的观点——地租不过是土地的自然生产力的证明，这样就歪

曲了李嘉图的观点。

李斯特：

“一般地说，这个学派自亚当·

斯密以来，在对地租性质的研究方

面是令人遗憾的。李嘉图和继他之

后的穆勒、麦克库洛赫以及其他人

都有这样的看法：地租是对土地所

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报酬。李嘉

图根据这个看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

体系…… 但是，因为他只是着眼

于英国的情况，所以产生了错误的

看法，似乎英国农田和牧场向来就

是这样一些由于所谓的自然生产能

力而在今天应支付如此丰厚地租的

农田和牧场。”（李斯特，前引书，第

３６０页）

李嘉图：

“如果构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

一种利益，那么，每年新制造的机器

比旧机器生产效率要小一些便是求

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会使全国制

造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价值，而且要

向那些占有生产效率最大的机器的

人缴纳租金。”（《政治经济学和赋税

原理》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７

页）“凡是由于农业改良而无需相应

地增加劳动量就可以增加产品，从

而使地租只是逐渐增加的国家，财

富就增长。”（同上，第８１—８２页）

  因此，李斯特对高等贵族不敢继续玩弄“生产力”的皮影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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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用“交换价值”引诱这些贵族，所以他诬蔑李嘉图学派，说李嘉

图既没有从生产力的观点来判断地租，也没有从现代大工厂制度

的观点来判断生产力。

这样，李斯特先生就是双料的说谎者。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

应该对李斯特先生持公正的态度。在维尔腾堡的一家大工厂（如果

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是克希林），维尔腾堡国王①自己就有大量投

资。特别是在维尔腾堡的工厂，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巴登的工厂，土

地贵族通过掌握股票而起重要的作用。因此，贵族在这里不是作为

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资产者和工厂主本身，用金钱在“工业力”上

入股以及……

……［２４］产生了整整一代的“生产的持续性和不间断性”——

伪装的共产主义者李斯特也同样阐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

“生产的持续性和不间断性”不是留给工业家先生们的而是留给一

代人的遗产（例如见布雷１３７）。

在英国，只有通过使租地农场主破产以及使农业工人陷于爱

尔兰式的贫困（沦为真正的乞丐），才能保证地主（土地所有者）

的高额地租。尽管有各种谷物法，尽管地租所得者本身常常被迫

让租地农场主免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租，所有这一切还是发生

了。从１８１５年以来，曾经通过了三种不同的谷物法，以便提高租

地农场主的地位和鼓励他们。在这个时期内，曾经设置了五个议

会委员会，以便证实存在着农业的贫困状态并查明它的原因。一

方面，租地农场主尽管对农业工人进行高度剥削并且最大限度地

压低农业工人的工资，他们还是不断地遭到破产；另一方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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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常常被迫放弃一部分地租。这本身就证明，甚至在英国

——不管它的全部工厂工业——也没有产生高额地租。因为从经

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一部分生产费用由于契约和经济领域之外

的其他关系，没有落入租地农场主的口袋，而是落入地租所得者

的口袋，这种现象是不能被看作地租的。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耕

种他的土地，那么他会十分谨慎，不把经营资本的通常利润的一

部分列入“地租”项下。

十六、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作者，仍然把英国

的谷物出口看作是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旧有的英国工业——它

的主要部门是羊毛工业，次要部门是对大都由羊毛工业部门本身

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的部门——完全依附于农业。它的主要原料

是英国的农产品。因此不言而喻，它也促进了农业。后来，当真正

的工厂制度兴起的时候，实行谷物关税的必要性很快就被感觉到

了。不过，这些税徒有其名而已。迅速增加的人口，大量尚待开垦

的肥沃土地以及科学发明，最初当然也提高了农业的水平。反拿破

仑战争对英国农业特别有利，它给英国农业建立了一种正式的禁

止性关税制度。但是，１８１５年便暴露出农业“生产力”实际上提高

得多么少。地主和租地农场主普遍大喊大叫，于是便颁布了现在的

谷物法１３８。现代工厂工业的本质在于：首先由于工业主要加工外国

的原料，并且以外贸为基础，工业就同国内基地相脱离〔ｅｎｔｆｒｅｍ

ｄｅｎ〕。它的本质也在于，使人口同私有制下的土地开垦不成比例地

增长。它的本质还在于：如果它引起谷物法的颁行，就象它以往一

直在欧洲所造成的那样，那它是通过高额地租并通过用工厂方法

经营地产把农民变成最贫穷的无产者的。相反，如果它成功地阻止

了谷物法的颁行，那么它就通过使自己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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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而使大量的土地闲置起来，使谷物价格服从于外部的偶然情

况，使国家完全外化，并且就破坏了土地所有权作为独立的财产的

来源。破坏土地所有权作为独立的财产的来源，是英国反谷物法同

盟和北美抗租运动１３９的目的，因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

表现。因此，托利党人一直关注着英国在生活资料方面例如依赖俄

国的危险。

土地的开垦一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大工厂工业——当然，这里

不包括象北美这样一些还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而保护关税一点也

不能增加土地数量的国家，——肯定就具有束缚土地生产力的倾

向，正如从另一方面说，用工厂方法经营农业，就具有排挤人和把

全部土地（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变成牧场从而用牲畜取代人

的倾向。

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简单归结如下：

地租丝毫不能促进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相反，地租的提高是土

地生产力下降的证明。地租正是由可开垦的土地同人口以及同文

明程度的比例关系决定的。谷物价格是由基于人口的需要而开垦

（耕种）的最贫瘠的土地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如果人们不得不耕种

质量较差的土地，或者收益虽少也不得不把资本投入这种土地，那

么拥有最肥沃的土地的人会把他的产品卖得和耕种最差的土地的

人的产品一样贵。他把最差的土地和最好的土地的生产费用的差

额装进自己的腰包。因此，耕种的土地越不肥沃，或者说投入同一

土地的第二、第三份资本的生产性越小（收益越少），一句话，土地

的相对生产能力越降低，地租就越提高。如果想使土地普遍肥沃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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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李斯特先生和费里埃

拿破仑时代的海关副督察费里埃的《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

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是李斯特先生剽窃过的一部作品。在李斯特

的书中没有一个基本思想不是费里埃的著作已经说过而且是说得

比较好的。

费里埃是拿破仑的官员。他维护大陆体系１４０。他谈的不是保护

关税制度，而是禁止性关税制度。他决没有写过关于一切民族的联

合或国内永久和平的词句。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词句。

我们将从他这本书中作些简短的摘要，以便向读者说明李斯特的

高超见解的秘密来源。如果李斯特先生歪曲路易·萨伊是为了能

够使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那么相反地，他到处剽窃费里埃的话，

却没有一个地方引证费里埃的话。他企图把读者引入歧途。

我们已经引证了费里埃对斯密的评论。费里埃更加坦率地表

示赞成旧的禁止性关税制度。

国家的干预。国家的节约

“国家有节约和浪费之别，但国家是浪费还是节约，只能从该国同他国的

关系来看。”（［费里埃，前引书］，第１４３页）

“认为资本的利用对占有资本的人最有利也必然对工业最有利，这是错

误的…… 资本家的利益同一般的利益决不是一致的，它几乎总是同一般的

利益相对立。”（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国家的节约是有的，但跟斯密所说的完全不同。国家的节约在于，购买

外国产品的数量不能超过能用本国产品支付的限度。有时这种节约在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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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外国产品。”（同上，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生产力和交换价值

“斯密确定的国家节约的原则，是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

为根据的…… 这一区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非生产劳动。”（同上，

第１４１页）

“他〈加尔涅〉在银币中只看到银的价值，而不考虑它作为货币所具有的

属性：使流通加快，从而增加劳动产品。”（同上，第１８页）“因此，当政府力图

防止货币外流的时候……这并不是由于这些货币的价值……而是因为同它

们相交换的那个价值在流通中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因为货币本身……不可

能在每一次交易中都产生一个新的创造物。”（同上，第２２、２３页）“把‘财富’

这个词应用于作为货币进行流通的货币，必须从它便于再生产来理解……正

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国家当它增加了自己的货币量的时候就富足起来，因

为随着货币的增加，全部劳动生产力也提高了。”（同上，第７１页）“当人们说

某个国家有二十亿财富，意思是说：这个国家拥有借助这二十亿来维持比它

大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价值进行流通的资料，或者这样说也一样：它能生

产出这些价值。国家由于有了货币而拥有的这些生产资料，人们称之为财

富。”（第２２页）

由此可见，费里埃是把货币具有的交换价值同货币的生产力

区分开来的。且不谈他把生产资料都称作财富。总之，再也没有什

么比把费里埃对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生产力的区分应用于一切资

本更容易的事了。

但是，费里埃走得还更远，他总是以禁止性关税制度确保国家

的生产资料为理由，为这一制度辩护：

“因此，只要禁止性关税制度有助于国家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它就

总是有益的…… 我把用自己的现金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家——这些商品国

内也可以制造，虽然不那么好——比作一个园丁，这个园丁不满意自己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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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果，就向他的邻居购买更美味的水果，为此他拿出自己的园艺工具来同

邻居做交易。”（第２８８页）“对外贸易在竭力扩大生产性资本时，总是有利可

图的。它要是不扩充资本，而是要求让渡资本，那就无利可图。”（第３９５—３９６

页）

农业，工业，商业

“政府对商业和工厂的赞助是否应该优先于农业？这个问题仍然是政府

和著作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第７３页）

“工业和商业的进步是同文明、艺术、科学、航海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

农业几乎无能为力的政府，对工业却几乎能办一切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有

些习惯和癖好会阻碍工业的发展，政府就应当运用它的一切手段同这些习惯

和癖好作斗争。”（第８４页）

“鼓励农业的真正手段是鼓励工业。”（第２２５页）“它的范围〈工业的范

围，即费里埃先生所理解的工厂工业的范围〉既不限于它的成就，也不限于它

的改进的手段…… 工业的创造力如同想象力那样深远，那样活泼和丰富，

除了每天赋予它以新光彩的人类精神本身的限度，它是没有任何限度的。”

（第８５页）

“对一个农业 工业国来说，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再生产和劳动。它应当把

自己的资本用于工农业，应当在它能够从事运输和销售他国商品之前，先考

虑运输和销售本国的商品。”（第１８６页）“人的财富的这种增长，应该主要归

功于早在民族与民族进行交换之前很久就存在的国内贸易。”（第１４５页）“按

照斯密本人的意见，在两份资本中，一份投入国内贸易，另一份投入对外贸

易，那么，前一份资本对国内工业的支持和鼓励要比后一份大二十四倍。”（第

１４５—１４６页）

但是，费里埃先生至少懂得，没有对外贸易，国内贸易是不可能存在的

（同上，［第１４６页］）。

“如果让一些私人从英国进口五万匹天鹅绒，他们就会在这笔交易中赚

很多钱，并且很容易销售自己的商品。但是，他们缩减了国内的工业，使一万

名工人失业。”（第１７０页，参看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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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里埃先生象李斯特一样，注意工商业城市与纯消费城市的

区别（第９１页）；但是他至少是很忠实的，以致在这样做的时候，引

证了斯密本人的话。他引证李斯特先生如此喜爱的麦特温条约１４１

以及斯密在评论这一条约时的尖刻意见（第１５９页）。我们已经看

到，他对斯密的评论一般说来同李斯特的评论几乎是一字不差的。

并见论运输业，第１８６页及其他各页。

费里埃同李斯特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

义的事业（大陆体系）而写作，后者是为渺小的、愚蠢的资产阶级而

写作。

读者将会同意：李斯特先生的一切都概括地包含在摘自费里

埃的引文中。如果再加上李斯特先生从费里埃以来的国民经济学

发展中借来的词句，那么属于他所有的东西就只剩下空谈生产力

的空洞的理想——以及追求统治权的德国资产者的［……］①伪

善。

写于１８４５年３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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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手稿上，这里有一个字笔迹不清楚。——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⒇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
１４２
 

摩莱里

马布利

巴贝夫

邦纳罗蒂

社会小组１４３

阿贝尔

勒鲁①

勒克莱尔克

边沁

葛德文

霍尔巴赫

傅立叶

爱尔维修

圣西门

欧文

（
·
拉
·
兰
·
德）１４４

孔西得朗 学派的著作

《生产者》。《地球报》；

卡贝 德萨米。盖伊

以及

《博爱》，平等论者等等，人类卫护者１４５

蒲鲁东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５年３月７日和

１７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５卷

原文是德文

２７２

⒇ 显然是指雅克·卢。——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笔记本中的札记
１４６
 

神灵的利己主义者同利己主义的人相对立。

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

“概念”和“实体”。

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

卡·马克思约写于１８４５年４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５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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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一文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的封面



弗·恩 格 斯

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１４７

Ｉ．英国的一次罢工

在我那本论述上述题目的书中，我不可能逐点提供事实的依

据。为了使那本书不致于太厚和太不好读，我在引用了官方文件的

材料，没有偏见的作家的材料，或者引用了我反对其利益的那些党

派的文章来证明我的论点之后，不得不认为我的这些论点是有足

够依据的。而在我不是根据亲自的观察来对一定的生活状况进行

详细描述的情况下，这样做足以使我经得起反驳。但是这还不足以

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

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

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

使人产生这种信念。此外，当事情涉及重大结论、当事实概括为原

则的时候，当要描述的不是个别的一小部分人民的状况，而是整个

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实就十分必要了。我不能由于上述

原因而在我的书中到处提供事实。现在，我将在这里弥补这个不可

避免的缺陷，随时从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提供事实。为了同时证明我

的描述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我只引用了去年我离开英国后才

发生并且在我那本书出版后才得知的事实。

７７２



我那本书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主要是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而对

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

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

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现

在我再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此外，对于这些英国资产者我已

经充分发泄了我的愤激之情，我不想在补充评述时再一次由于他

们而情绪激动，因而我将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和善的先生和好当家人，是一位老

朋友，或者确切地说是两位老朋友。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早在

１８４３年就同他们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天晓得是第几次了。工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肯放弃他们提出的增加了工作就要增加工资的要

求，因而停了工。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这两个雇有许多烧砖工、

木工和其他工人的建筑业大承包商招雇了别的工人，这样就引起

了争执，最后，在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发生了一场动用枪枝和棍

棒的流血战斗，这场战斗以六个工人被放逐到凡迪门岛而告终。１４８

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在我那本书中可以读到。可是波林先生和

亨弗莱先生每年总要对他们的工人耍点花招，否则他们就不舒服。

于是，他们在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又挑起了争端。这次是博爱的建筑业承

包商打算为木工谋福利。自古以来，在曼彻斯特及其四郊的木工中

间就通行一种习惯，从圣烛节①到１１月１７日不用“点灯”，这就是

说，在天长的日子里，从早晨六点劳动到晚上六点，在天短的日子

里，天一亮开始劳动，天黑就收工。从１１月１７日起就要点灯了并

８７２ 弗·恩 格 斯

① 二月二日。——编者注



且出全工。波林和亨弗莱早就讨厌这个“野蛮的”习惯了，他们决定

用煤气照明来消灭这个“黑暗时代”的残余。于是有一天晚上，不到

六点钟，干活已经看不清楚了，木工就放下工具，去拿自己的外衣，

这时工头点燃了煤气灯并且说，他们必须劳动到六点钟。对这件事

感到不快的木工召开了一个同业工人大会。波林先生非常惊奇地

问他的工人，既然他们召开大会，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

几个工人说，这个会不是他们直接召开的，而是手工业者联合会执

行委员会召开的。波林先生回答说，他跟手工业者联合会毫不相

干，不过他倒愿意向他们提个建议：只要他们同意点灯，他准备

每星期六让他们提前三小时收工，而且还允许——慷慨大方的先

生——他们每天额外多干一刻钟，为此他们将获得额外的报酬！当

然，这样一来，在所有其他工厂都开始点灯的时候，他们就要多

劳动半个小时！工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建议并且算了一下，照这

样办，在天短的日子里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天将赚去整整一

个劳动小时，每个工人就得分文不拿地总共额外多劳动９２小时即

９
１
４天，而这两位先生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在冬天的月份中从公司

雇用的全体工人身上节省工资４００镑（２１００塔勒）。因此工人召

开了他们的大会，向他们的同行解释说，假如有一个公司实行这

个计划，所有其他公司都会仿效它，结果就会出现一次普遍的、间

接的降低工资，使这个地区的木工每年被夺去约４０００镑。于是作

出决定：波林和亨弗莱雇用的全体木工都在下星期一提出一个季

度后辞职的声明。如果他们的雇主置之不理，届时他们就停工。为

此手工业者联合会保证，一旦发生罢工，就用普遍募捐的办法来

支援他们。

星期一，１０月１４日，工人前去提出辞职声明。他们得到的答

９７２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复是，他们可以马上就走。他们当然照办了。当天晚上召开了另一

次全体建筑工人大会。在会上，建筑业各工种的所有工人都保证支

援罢工者。星期三和星期四，附近地区所有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

木工都停了工。这样一来，罢工就全面展开了。

如此突然地陷入窘境的建筑业承包商们随即派人到各地去，

甚至派人到苏格兰去招雇工人，因为在整个附近地区找不到一个

愿意为他们干活的人。过了几天，果然从斯泰福郡来了十三个人。

可是罢工者一找到机会和他们谈话，向他们说明由于什么纠纷和

什么原因才停工，有些新来的人就不肯继续干下去了。对付这种情

况，老板们倒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违抗者连同他们的“教唆

者”一起带到治安法官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去。但是，在我们跟

随他们到那里去之前，必须首先对丹尼尔·莫德先生的品德作一

番应有的了解。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曼彻斯特的“ｓｔｉｐｅｎｄｉａｒｙ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或

者说领取薪俸的治安法官。英国的治安法官一般都是由内阁在富

有的资产者或地主中，有时也在神职人员中委任。可是这些“道勃

雷”１４９丝毫不懂法律，所以总是大大失策，给资产阶级丢脸，使资产

阶级受到损害，因为即使碰上一个工人，只要这个工人有一名机智

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们就常常仓惶失措，不是在判决他时忽略了某

些导致胜诉的法律程式，就是被弄得只好宣布他无罪。此外，大城

市和工业区富有的工厂主没有功夫天天在治安法庭消磨时间，他

们宁愿找一个代理人。因此在这些城市里多半是应城市本身的要

求任用领薪的治安法官，即谙熟法律的律师，这些人善于利用英国

法律的诡计多端和微妙差别，并且在必要时加以补充和修改，从而

使资产阶级受益。我们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是

０８２ 弗·恩 格 斯



怎样做的。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辉格党内阁大量任用的自由派治安法官

之一。至于他在曼彻斯特市法院内外的英雄业绩，我们且举出两件

事。１８４２年工厂主迫使南郎卡郡的工人于８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

和埃士顿举行了起义，８月９日以宪章主义者理查·皮林为首的

约一万名工人从那儿向曼彻斯特进发，

“去同曼彻斯特交易所中的工厂主谈判，并且看看曼彻斯特市场的情况

如何”。１５０

在城关迎接他们的是丹尼尔·莫德先生和全体可敬的警察，

一队骑兵和一连步兵。不过，这一切只是为了走走形式，因为使起

义扩大，强行废除谷物法１３８，是符合工厂主和自由派的利益的。

在这一点上，丹尼尔·莫德先生和他那些可尊敬的同僚的看法完

全一致。他开始和工人谈判，允许他们进城，条件是他们保证“不扰

乱治安”和走一条指定的路线。他清楚地知道，起义者不会这样做，

而且他也根本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他要是稍加努力也许会使

整个被迫举行的起义在萌芽状态中瓦解，但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为

他那些要求废除谷物法的朋友谋利益而是为皮尔先生谋利益了；

所以他撤回武装部队，让工人进了城，工人立刻使城里所有的工厂

停了工。可是，既然起义带有坚决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性质，而

且根本不理睬“可诅咒的谷物法”，丹尼尔·莫德先生就重新摆出

了他的法官的威严，成批逮捕工人，并且以“破坏治安”为名毫不留

情地把他们送进监狱，——可见是他首先破坏治安，然后又惩办工

人的。

下面是这个曼彻斯特的所罗门的生涯的另一特点。反谷物法

同盟自从在公开场合多次遭到冲击以后，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必须

１８２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凭票入场的秘密集会，可是在广大群众面前却要把这种集会的决

议和请愿书当作公开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曼彻斯特的“舆

论”的反映。为了制止自由派工厂主的这种欺人之谈，有三、四个宪

章主义者，其中有我的好朋友詹姆斯·李奇，弄到几张票去参加了

一次这样的集会。当科布顿先生站起来要发言时，詹姆斯·李奇向

大会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次公开的集会。这位主席没

有作任何答复，反而叫来警察，立即将李奇逮捕！第二个宪章主义

者又提出这个问题，接着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们一个接着一

个被聚集在门口的“绿头苍蝇”（警察）抓住并押送到市政厅去。第

二天早晨，他们出现在已经得悉一切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他

们被控告扰乱会场，他们刚要说话，又不得不聆听丹尼尔·莫德先

生的训话。他对他们说，他认识他们，他们是政治游民，专门在所有

集会上起哄，闹得规规矩矩坐着的人不得安宁，这种事情必须制

止。丹尼尔·莫德先生清楚地知道，他无法给他们判处真正的刑

罚，所以他这次就判决他们缴纳诉讼费。

正是在丹尼尔·莫德先生这个刚被我们描述了他的资产阶级

品德的人面前，波林和亨弗莱的不服管束的工人被拖来受审了，工

人为了谨慎起见带了一位律师来。第一个受审的是从斯泰福郡新

来的工人，他不肯在别人为了自卫而停工的地方继续干下去。波林

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手里有来自斯泰福郡的工人的书面合同①，现

在这份合同已经交给了治安法官。工人的辩护律师反驳说，这份合

２８２ 弗·恩 格 斯

① 这份合同包括以下内容：工人履行为波林和亨弗莱劳动六个月的义务，并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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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但是应该每星期从他的工资中扣除２先令（２０银格罗申）来偿还这笔

钱！——你们喜欢这个美妙的合同吗？



同是在一个星期天签订的，因而是无效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带

骄矜之气承认，在星期天签署的“业务协定”是无效的，可是他不能

相信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会把这个合同看成是“业务协定”！于

是，他不再问一问这个穷工人是否把这个文件“看成”“业务协定”，

就向他宣布，他要么继续干下去，要么就到踏车①上玩三个

月。——噢，曼彻斯特的所罗门！这个案子结束以后，波林先生和

亨弗莱先生把第二个被告带了上来。这个人姓萨尔蒙，是公司里停

工不干的老工人之一。他被控威胁新工人，唆使他们也举行罢工。

证人——一个新来的工人——作证说，萨尔蒙曾经拉着他的胳膊

和他说话。丹尼尔·莫德先生问，被告有没有威胁过他或者打过

他？证人说，没有！丹尼尔·莫德先生在对资产阶级尽了义务之

后，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显示他的公正无私，他宣布对被告

的起诉不能成立。被告完全有权在街上散步并且和别人交谈，只

要他不说出威胁的话或作出威胁的行动。——因此，他宣布此人

无罪。不过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起码得到了这样的满足：已经

把萨尔蒙拘留了一夜，以抵偿他们所付的诉讼费，——这总算够

本了。萨尔蒙高兴的日子并不长，因为他在星期四，１０月３１日，

获释之后，在星期二，１１月５日，就再一次被告到丹尼尔·莫德

先生那里，说他在街上袭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在萨尔蒙获

释的那个星期四，来了一批苏格兰人，他们是被诸如什么纠纷已

经结束、波林和亨弗莱在他们那个地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完成

他们扩大了的承包合同等等谎言骗到曼彻斯特来的。星期五，有

不少长期在曼彻斯特干活的苏格兰细木工前来向自己的同乡说明

３８２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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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的原因。他们有一大批同行，大约四百人，聚集在苏格兰人

下榻的客栈周围。可是他们让苏格兰人象囚犯似地呆在那里，还

派了一个师傅在门口站岗。过了一会儿，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

来了，打算亲自护送他们的新工人到工作地点去。当这些人走出

来时，聚集在外面的工人就劝告这些苏格兰人，不要违反曼彻斯

特手工业者的规章去干活，不要给自己的同乡丢脸。果然有两个

苏格兰人有点退缩，波林先生亲自赶上去，拉着他们往前走。人

们一直沉住气，只是不让这些人走得太快，并且劝告这些人不要

参与别人的事情，还是回家去等等。亨弗莱先生终于发怒了，他

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几个老工人，其中有萨尔蒙。为了结束这种

状态，他就抓住了萨尔蒙的胳膊。波林先生抓住了他的另一条胳

膊。两个人扯着嗓子呼唤警察。警官来了并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这一问倒弄得这两个合伙人非常尴尬，但是，他们说，“我们认识

这个人”。噢，警官说，这就够了，我们可以暂时放他走了。急需

对萨尔蒙提出某种控告的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冥思苦想了好

几天，终于遵照他们的律师的建议，提出了上述控告。在讯问了

所有认为萨尔蒙有罪的证人以后，威·普·罗伯茨—— “矿工的

总顾问”，所有治安法官都害怕的人——突然站起来为被告辩护。

他问道，鉴于对萨尔蒙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控告的理由，他是否应

当把自己的证人带来？丹尼尔·莫德先生让他讯问了他的证人，这

些证人证明，直到亨弗莱先生抓住萨尔蒙时为止，后者一直是心

平气和的。在辩护和控告的发言都结束以后，丹尼尔·莫德先生

宣布，他将在星期六作出判决。显然总顾问罗伯茨的出庭促使他

在作出判决之前要考虑再三。

星期六，波林和亨弗莱除了原先的控告外，又对他们的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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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人——萨尔蒙、司各脱和梅洛，提出了搞阴谋和恐吓活动的

刑事诉讼。他们想借此给手工业者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为

了有把握对付这位可怕的罗伯茨，他们从伦敦请来一位著名的律

师蒙克先生。蒙克先生首先把新雇用的苏格兰人基卜生带上来当

证人，上星期二控告萨尔蒙时这个人也作过证人。他作证说，星

期五，１１月１日，他和他的同事从客栈出来时，一群人连推带拉

地围住了他们，这三个被告就在人群中。现在罗伯茨开始讯问这

位证人，让他同另一个工人对质并问道，他，基卜生，昨天晚上

是否对这个工人说过，他上星期二作证时不知道这是起誓作证，他

也根本不知道他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和怎么说。基卜生回答说，他

不认识这个人，他昨天晚上同两个人在一起，但由于天黑，所以

他不能说这个人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鉴于苏格兰的起誓形式和

英格兰的不同，他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记不太清了。这时

蒙克先生站起来说，罗伯茨先生没有权利提出这类问题。罗伯茨

先生回答道，假如有人要为一桩丑事辩解，提出这样的指责是完

全恰当的，不过他有权利问他想问的问题，不仅要问这位证人出

生在哪儿，而且还要问以后他每天住在哪儿以及每天吃些什么。丹

尼尔·莫德先生承认罗伯茨先生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善意地劝他

尽量扣住主题。罗伯茨于是让这位证人证实，他是在指控的事件

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１１月２日，才真正开始为波林和亨弗莱

干活的。在这之后，罗伯茨先生就让他走了。现在亨弗莱先生自

己出来作证，他对这个事件的供述同基卜生的一样。对此罗伯茨

先生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力图超过您的竞争者，获

取不正当的利益？蒙克先生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出反驳。罗伯茨

说，好，我把它说得更明确一点。亨弗莱先生，您知不知道曼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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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木工的劳动时间是按一定的规章确定的？

亨弗莱先生：我不管这些规章，我有权利制定我自己的规章。

罗伯茨先生：完全可以。亨弗莱先生，您发誓，同其他建筑

业承包商和木匠铺老板相比，您不是要求您的工人劳动的时间更

长吗？

亨弗莱先生：是的。

罗伯茨先生：大约是几小时呢？

亨弗莱先生记得不太准确，于是掏出他的记事簿来计算。

丹尼尔·莫德先生：您用不着花许多时间来计算，您只要告

诉我们大约共计多少小时就行了。

亨弗莱先生：好吧，在通常点灯前的六星期内大约是早上一

小时和晚上一小时。在通常停止点灯那天以后的六星期内也是这

样。

丹尼尔·莫德先生：那就是说，您的每一个工人在点灯前那

段时间多干７２小时，点灯后那段时间多干７２小时，也就是在十

二个星期内多干１４４小时？

亨弗莱先生：是的。

这一番供述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蒙克先生气得瞪了亨弗

莱先生一眼，亨弗莱先生不安地看着他的律师，波林先生则拉了

一下亨弗莱先生的衣角——但是太晚了。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又

得扮演公正无私的角色的丹尼尔·莫德先生，听完了自供并且把

它当众宣读。

又讯问了两位无关紧要的证人以后，蒙克先生说，针对被告

而提的证据现在可告结束。

这时丹尼尔·莫德先生说，起诉人没有提出被告犯刑事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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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因为他没有证明这些受到威胁的苏格兰人在１１月１日以前

就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因为既没有雇工合同，也没有证明

这些人在１１月２日前已经受雇的任何证据，而起诉是在１１月１

日提出的；可见这些人在这一天还没有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

被告有权利以任何合法手段阻止他们到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去工

作。——蒙克先生反驳说，这些起诉人从他们离开苏格兰上船时

起就被雇用了。丹尼尔·莫德先生指出，诚然，有人说订过这样

的雇工合同，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交出来。蒙克先生回答说，这个

文件在苏格兰。他请莫德先生在文件拿来以前暂缓处理这件案子。

这时罗伯茨先生插话说：这对他来说倒是新鲜事。已经宣布起诉

的证据提完，而起诉人为了提出新的证据却要求延期处理案子。罗

伯茨坚持继续进行。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这两种要求都是多

余的，因为起诉没有任何根据。——于是被告就被释放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他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在

木工会堂或社会主义者会堂召开大会，向各手工业者联合会呼吁

支援（这种支援源源而来），随时随地揭露波林和亨弗莱的所作所

为。最后，他们向各地派出代表，在波林和亨弗莱招工的地方向自

己的同行揭露这次招工的原因，从而劝阻他们别去为这家公司做

工。罢工开始后几个星期就有七位代表奔赴各地，在全国各主要城

市的街头巷尾张贴的启事则要求失业的木工对波林和亨弗莱保持

警惕。１１月９日几位归来的代表作了关于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的

报告。其中一位到苏格兰去的名叫约翰逊，他说，波林和亨弗莱派

去的人如何在爱丁堡招雇了三十名工人；但是，这些人从他那里得

知事情的真相以后，马上就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在这种情况下到

曼彻斯特去。第二位代表是到利物浦去监视抵岸船只的，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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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前来，所以他无事可做。第三位代表走遍了柴郡，而他在所

到之处都无事可做，因为工人的报纸《北极星报》已经到处宣传了

事情的真相，打消了人们去曼彻斯特的任何念头；甚至有一个城

市，也就是在麦克尔士菲尔德，木工已经募集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

捐款，并且答应必要时每人再捐助一先令。在其他地方他鼓动同行

募集这种捐款。

为了再一次给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提供同工人洽商的机

会，星期一，１１月１８日那天全体建筑业工人在木工会堂集会，推

选了一个代表团去向这些先生递交请愿书，然后举着旗子和会徽

结队游行，向波林—亨弗莱公司的所在地进发。代表团走在前面，

罢工组织委员会随后，接着是木工、砖模工和烧砖工、短工、泥瓦

工、锯木工、镶玻璃工、粉刷工、油漆工、一个乐队、石工、细木工。他

们路过自己的总顾问罗伯茨下榻的旅馆，一边走一边向他欢呼致

敬。到了公司所在地，代表团走出队伍，其他的人则继续前进，到斯

蒂文森广场去举行群众大会。代表团遇到了警察，警察盘问了他们

的姓名和地址后，才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走进办公室，沙普斯先

生和波林先生这两个合伙人向他们宣布：不接受仅仅出于威吓的

目的而纠集起来的群众的请愿书。代表团否认有这种目的，因为游

行队伍甚至没有停顿就立即继续前进了。在这支拥有五千人的游

行队伍继续前进的同时，代表团终于受到了接待，被领入室内，在

场的有警察局长，一名警官和三名新闻记者。沙普斯先生——波林

和亨弗莱的合伙人——以主席自居，指出代表团讲话应当慎重，因

为全部讲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来反对他们。

然后开始问代表团有什么不满等等；并且说，他们想按照曼彻斯特

通行的规章给这些人工作。代表团问道，在斯泰福郡和苏格兰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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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工人是不是按照曼彻斯特的手工业规章工作的？——回答

说：不，我们同这些工人订有特殊的合同。——那么您的工人应该

重新得到工作，而且是按通常的条件？——噢，我们不和任何代表

团谈判，而只要让这些人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愿意按什么条件给

他们工作。——沙普斯先生补充说：所有在他名下的公司总是宽

待工人并发给他们最高的工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他象他们听说

的那样参加了波林—亨弗莱公司，那么，这家公司是强烈反对工人

的切身利益的。——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烧砖工被问道，他的同行

究竟有什么不满。——噢，这会儿倒是没有，以前可多呢①。——

哦，你们以前的不满可多了，是吗？波林先生冷笑着回答，并且趁此

机会大谈手工业者联合会，罢工等等，大谈它们给工人带来的贫

困，——对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指出，工人决不愿意让人把他们的

权利一点一点地夺走，例如就象现在要他们做的那样，每年白干

１４４小时。——沙普斯先生说，也应该算一下，游行参加者由于那

天没干活所造成的损失，如罢工的花费、罢工者的工资损失等

等。——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并不要求

您为这件事从您的口袋里掏一文钱。谈到这里代表团就离开了，并

向聚集在木工会堂的工人作了汇报，同时发现不仅所有在这个地

区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工人（他们不是木工，因此没有停过工）

都来参加了游行，而且不少新招来的苏格兰人也在今天早晨罢了

工。一个油漆工也说道，波林和亨弗莱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正如向

细木工提出的那样，同样无理，不过他们也要反抗。为了加快事件

的进程和缩短斗争的时间，作出了决定：波林和亨弗莱公司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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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应当停工。工人执行了这一决定。星期六油漆工停了工，

星期一装玻璃工停了工。几天以后，在波林和亨弗莱承包修建的新

剧院里干活的只有两名泥瓦工和四名短工，而不是二百名工人。在

新来的工人中也有许多人停了工。

波林、亨弗莱等人气得发狂。当又有三个新来的工人开始罢

工时，他们就在星期五，１１月２２日，把工人拖到丹尼尔·莫德先

生面前受审。先前的失败对他们毫无作用。首先受审的是一个叫

里德的工人，他们控告他违反了合同；同时交出了被告在得比签

订的一份合同。又一次担负起自己职务的罗伯茨马上指出，合同

和起诉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丹尼尔·

莫德先生立刻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严厉的罗伯茨已经把这一点指

出来了，但是，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对方的辩护人明了这一情况。

最后，这位辩护人要求允许改变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又来提

出起诉，这次起诉比第一次更糟。当他发现这也行不通时，他请

求继续延期。丹尼尔·莫德先生允许他考虑到星期五，１１月２９

日①，即考虑整整一个星期。他这次是否达到了目的，我不能断定，

因为我正好缺少应该刊登判决的那一号报纸。这时罗伯茨转入进

攻，他把几个招雇的工人以及波林和亨弗莱的一个工头传上法庭，

因为他们闯入一个罢工工人的家里，侮辱了他的妻子；在另外两

件案子中几个罢工工人遭到了袭击。丹尼尔·莫德先生不得不遗

憾地判处全体被告，不过他尽量从宽处理，只要他们担保今后安

分守己。

在１２月底，波林、亨弗莱等先生终于达到了对他们的两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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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者进行判决的目的，理由仍然是殴打了他们的一个工人。不过

这次法庭就不那样宽大了，它立即判处他们一个月徒刑，并且要

他们保证刑满后安分守己。

此后有关罢工的消息少起来了。１月１８日那天罢工还在全力

进行。以后的消息我就没有看到了１５１。大概它同其他大多数的罢工

一样已经停止了；波林、亨弗莱等人逐渐在外地、在罢工的个别

叛逃者中招到了足够的工人；大多数罢工者经过长期或短期的罢

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对此他们足以自慰的是，他们没有损

害自己的尊严，而且维持了自己同志的工资——之后，都在其他

地方找到了工作。至于争议之点，波林、亨弗莱等人已经明白，不

能一意孤行，因为罢工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损失，而在这么一场

激烈的斗争以后，其他的企业主也不想马上改变木工业原有的规

章。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下半年

载于１８４６年１月和２月《威斯特

伐里亚汽船》杂志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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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 “王室”

之间的不和。——维克同德国资产阶级

的争执。——对巴黎木工的判决１５２

  贵国的小女王把她到普鲁士的访问搞得可真不妙。她对待国

王①如此傲慢无礼，致使国王很愿意摆脱她，并且在她离开以后就

很坦率地表示了这一点。中等阶级由于她蔑视科伦“上层资产阶

级”的妇女也感到怒不可遏。科伦市长的女儿向“女王陛下”献

了一杯茶，维克却不接过杯子，因为这只杯子被一个非“贵族”的

手触摸过了（！）。她只是拿起茶匙，并转过脸去用茶匙呷茶，对

女孩表示了极端露骨的蔑视。这个可怜的女孩站在那里直发抖，不

知道是留下呢还是走开才好。她这是活该；这些仗着有钱而目空

一切的资产阶级，尽管百般狡诈，但是他们拜倒在国王和女王们

的脚下，毕竟都是傻瓜，受到这样的待遇也是自作自受。贵国女

王举止如此傲慢，以致激起了他们仅有的那一点点骨气，要略表

抗议。她给科伦大教堂建筑基金捐助了３５００元（５００镑），而被

羞辱的科伦资产阶级就召开会议讨论如何不失体统地把这零钱退

给她！会议被警察和军队解散了。不过，我听说，他们仍然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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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中间认捐这笔钱，并把钱送到英格兰或爱尔兰去救济贵国

饥饿的贫民。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为了吸血的德国王公，约翰

牛已经被榨取了大量血汗钱，德国资产阶级把他们无耻地从不幸

的约翰身上搜刮来的财富归还一点，这才公平。我听说：贵国女

王对我国亲爱的国王及其宫廷官员的露骨的蔑视起因于普鲁士的

跛足王后①拒绝阿尔伯特亲王的搀扶而宁肯要奥地利的弗里德里

希大公搀扶，因为他出身更高贵。看看这些王公之间的不和以及

资产阶级同王公们的不和，真是十分可笑；他们一直看不到就在

他们周围的最底层掀起了运动，而等到他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已

经为时太晚了。

您一直没有在《星报》②公布巴黎法庭对举行罢工的木工——

被指控非法集会——的判决。１５３木工领导人万桑被判处三年，其他

两个人被判处一年，还有另外几个人大概被判处六个月（徒刑）。

然而，木工们还是不上工，至少在那些老板不让步的地方是这样。

有三分之二的老板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由于上述判决，锯木工人

（ｓｃｉｅｕｒｓàｌｏｎｇ）以及同建筑业有联系的其他行业也举行了罢工。

这次事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１４日和

１８日之间

载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０日《北极星报》

第４１０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３９２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 “王室”之间的不和。

①

② 《北极星报》。——编者注

伊丽莎白。——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
１５４

密谋反对教会和国家！

《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发表了一篇显然是官方写的关于“无

神论者组织的遍及整个瑞士的巨大密谋”的冗长报告。现摘要如

下：

不久以前发现了纽沙特尔州的共产主义秘密协会以后，又发现了另一个

更危险的组织——一个布满瑞士联邦的组织，其宗旨为借助无神论推翻基本

的道德原则，并且借助一切手段，包括谋刺国王的手段，使德国革命化。这

个称作“青年德意志”１５５或“勒芒联盟”的组织的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德

国工人，还有一些长期在外的政治流亡者。根据在密谋的大本营洛桑得到的

消息，逮捕了绍德封的大俱乐部的领导人，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下面揭

发的事实是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这个秘密协会从１８３８年就存在了，为首的

是德语教员施坦道先生和德莱克先生，他们所办的报纸①的编辑威·马尔，

以及药剂师霍夫曼。看来，同这个协会有联系的还有德国流亡者法伊恩博士

和劳申普拉特博士——前者由于参加不久以前的内战②在琉森州被逮捕，后

者在斯特拉斯堡被逮捕。

这个组织的章程包括以下几点：协会按其性质必须是一个秘密组织，它

的宗旨是进行政治宣传。每一个会员必须坚持留在组织内直到四十岁，必须

４９２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０７—２０８页。——编者注

《现代社会生活报》。——编者注



全力以赴地实现本会宗旨，必须不怕任何牺牲。每一个会员必须销毁有可能

暴露本组织或其会员的一切书面文件。在瑞士设有中央机关，同返回德国的

那些会员保持通讯联系并领导全部活动。凡是不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和革命

者的人，不得吸收为协会会员。

这个协会由于会员在德国工人——在瑞士约有二万五千流动人口——

中间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已经在瑞士二十六个城市中成功地建立了

分会：卡鲁日、尼翁、罗耳、奥邦、莫尔日、洛桑、厄格尔、斐维、伊韦尔

登、穆东、佩埃恩、绍德封、弗廖尔耶、伯尔尼、俾尔、圣伊米耶、波尔兰

特留伊、布格多夫、库尔、楚格、苏黎世、温特图尔、巴塞尔、琉森、弗里

布尔以及日内瓦；此外在法国建立了两个协会：斯特拉斯堡和马赛。这些分

会的代表每六个月在上述的一个地方集会，并责成该地的分会负责领导以后

六个月的一般会务。这些宣传员为吸引德国工人而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活

动和采用的确实毒辣的手段，实在是可怕。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从苏黎世给中

央机关写信说：

“鉴于新近来到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德意志各邦的法令和威胁吓坏了，

我们必须十分谨慎。除非向他们讲明协会不是政治组织，他们是决不会参加

的。因此我们对待他们必须非常谨慎，逐渐地把他们引上正确的道路，而在

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告诉他们，宗教无非是一堆废物和粪土。我们在这里唯

一能做的事是为他们参加瑞士法语区的协会做准备，并把想要离开苏黎世的

人派到那里去。”

当莫尔日分会需要同本市那些还没有人入会的白铁工人取得联系时，他

们就立即给中央机关写信，要求给他们派一名精明能干的白铁工人，以便吸

收这些工人参加协会。各分会彼此之间以及同中央机关都有通讯联系。这种

通讯联系已经被部分查获，它的内容表明，整个密谋浸透了革命精神。每一

个分会都有一个为进行讨论而准备题目的委员会。辩论涉及一切政治的、社

会的和宗教的问题。有些分会比较有钱，拥有图书馆、阅览室、钢琴，等等；

它们设置了一切能够吸引工人的设备。影响最大的分会在日内瓦、伯尔尼、苏

黎世、洛桑以及绍德封等地；最后提到的那个分会（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拥

有二百名会员；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这同一个城市中，除了“青年德意志”以

外，还存在着一个会员众多的共产主义俱乐部，我们就可以有权利说，无神

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在瑞士已经成千上万了。这个组织有一个秘密的鼓动委员

会，广大会员一般是不知道的；但是每一个分会都有一个或两个“宣传员”，

５９２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



他们的任务是振奋会员的士气、指导会议并发扬无神论精神和革命精神。不

幸的是，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他们在这方面干得很有成效，由马尔出版的

“青年德意志”的“可怕的”定期报刊，仅在工人中间就有订户五百户以上。

报纸公开宣称无神论是它的原则。这家报纸说：“德国需要一次政治的、宗教

的和社会的革命；如果宗教和政治能在这次革命的进程中化为乌有，那就太

好了；经过这次清洗的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将更纯更好。”

这就是完全用无耻诽谤的笔调所写的报告。“青年德意志”从

１８３１年就存在了，当时，由于德国发生多次起义，大批青年、大

学生、工人等等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大量活动，

这个组织到１８３７年瓦解了，那时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已经把

政治鼓动的风气镇压下去。可是没有多久，在“青年德意志”的

老家勒芒湖①畔开始出现了共产主义俱乐部，并且同这个纯粹政

治性的组织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这次辩论在两派之间造成经常性

的争吵与明显的不和；然而，辩论的主要结果是“青年德意志”不

得不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并且不仅要更好地阐明他们的政治原

则是激进的、共和主义的和民主的原则，而且还要探讨社会问题。

这时德国的中等阶级在消磨时间，他们跟着隆格搞“德国天主教

徒”运动和“新教改革”运动，玩弄“光明之友”的把戏，１５６从而

把在宗教问题上实行某些十分琐细的、几乎看不见的、于事无补

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我国工人

却在阅读和领悟最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如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并

且接受了他们研究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是激进的。德国的人民

不信教了。怎么能在短短一年内，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法国、英

国以至我们德国，使那么多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呢？请看前一个星

６９２ 弗·恩 格 斯

① 日内瓦湖的法文名称。——编者注



期我曾经就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所讲的那些话
１５７
。我认

为所揭露的这些事实充分证实了我的论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０日和

２６日之间

载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７日《北 极 星 报》

第４１１号，编辑部注：本报德国通讯员

来稿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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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驱逐

德  国

本月１１日黑森大公国当局在达姆斯塔德，即在出版社的所在

地没收了皮特曼编辑的共产主义杂志《莱茵年鉴》①第一期。不过

只查获了５５本，本期其余的份数已经售完。出版人列斯凯先生同

时接到通知说，该杂志已置于警方监督之下，每一期出版前必须

呈报警方，获得发行的特许证，如有违犯，将课以罚金５００佛罗

伦（４５镑），或酌情处以徒刑。不过这种针对共产主义者，同时也

针对我们在德国的少数自由报刊的打击，将被证明是无效的。要

逃避这种非法干涉，办法多得很，这种干涉无疑是在可恨的普鲁

士政府的唆使下进行的。这同一个普鲁士政府已经通过萨克森当

局将几个知名作家驱逐出莱比锡，其中有我在上一封信②里提到

的“青年德意志”１５５在瑞士进行密谋活动的一位领导人威·马尔先

生。对他的案件也同去年对魏特林的案件１５８一样，当局不敢将这批

人逮捕法办，尽管他们有充分的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只满足于将

８９２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９４—２９７页。——编者注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编者注



这些人驱逐出境。

瑞  士

窝州的民主政府已经将有才华的德国共产主义作家奥·贝克

尔先生，以及属于同一党派的西·施米特先生和库尔曼博士驱逐

出境，并解散了洛桑的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苏黎世的激进政府

已经同样将上述《莱茵年鉴》的编辑、也是属于共产党的皮特曼

博士驱逐出境。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１０月中

载于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北极 星 报》

第４１５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９９２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驱逐



卡·马 克 思

珀 歇 论 自 杀
１５９

  法国人对社会的批判，至少部分地具有很大的优点：它不仅在

各个阶级的关系上，而且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了

现代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同时对它们的论述既有直接生活的

激情，又有视野广阔的见解，既有世俗的细腻刻划，又有大胆的独

创之见，象这样的论述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找也找不到的。只要对照

一下例如欧文和傅立叶对当前交往［Ｖｅｒｋｅｈｒ］的批判性论述，就

可以了解法国人的这种卓越之处。对社会状况的批判性论述决不

仅仅在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家本身那里能够找到，而且在每一个

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文学和回忆文学的作家那里也能够找到。我

从雅克·珀歇《摘自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一书中作了一些关

于“自杀”的摘录作为这种法国批判的范例，这些摘录同时能表明

慈善的资产阶级的下述想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好象问题只在于给

无产者一些面包和教育，好象在今天的社会状况下只有工人生活

不愉快，而就其他方面来说，现存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

许多老一辈的、现在几乎都已去世的法国实践家经历过自

１７８９年以来的多次变革，经历过多次迷惘、激动、宪法、统治者、失

败和胜利。正象在他们那里一样，在雅克·珀歇那里，对现存的财

产关系、家庭关系和其他的私人关系的批判，一句话，对私生活的

００３





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一文

和卡·马克思的著作《珀歇论自杀》的《社会明镜》杂志的封面



批判，都是他们的政治经验的必然结果。

雅克·珀歇（生于１７６０年）从研究文学改为研究医学，从研究

医学改为研究法学，又从研究法学改为从事行政工作和警察事务。

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前，他曾同修道院院长莫尔莱编辑一部商业词

典，可是只出版了这部词典的内容说明书；当时他主要是研究政治

经济学和从事行政工作。珀歇只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是法国革命

的追随者；他很快就投靠保皇党，有一段时期担任《法兰西报》的主

编，后来，甚至从马莱 迪庞那里接管了臭名昭著的保皇党的《信使

报》①。同时，他在革命年代非常狡猾地随机应变，时而受迫害，时

而又在行政和警察部门工作。他在１８００年出版的《商业地理》１６０五

卷集对开本引起了第一执政波拿巴对他的重视，被任命为商业和

艺术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在弗朗斯瓦·德·讷夫沙托的部里获得

了一个相当高的行政职位。１８１４年，复辟使他成了监察员。百日１６１

时期他辞去了职务。随着波旁王朝的再起，他获得了巴黎警察局档

案保管员的职位，一直任职到１８２７年。珀歇无论是直接地也好，无

论是作为一个作家也好，对制宪会议、国民公会、谘议院的发言人

以及复辟时期的众议院的发言人都有影响。在他的许多（大部分是

经济学）著作中，除上面提到的《商业地理》外，以《法国统计学》

（１８０７年）１６２最著名。

珀歇在撰写他的回忆录——部分取材于巴黎警察局档案，部

分取材于他在警察局和行政机关工作的长期实践经验——时已经

年迈了，而且他只准回忆录在他死后出版，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

他算作“早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众所周知，这些人是如

３０３珀 歇 论 自 杀

①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此缺乏我们这里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作家、官吏和从事实践活动的

资产者所具备的那种惊人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

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这位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是怎样谈自

杀的吧！

自杀的年数字在我们这里多少可说是合乎常规的，而且是周期性的，它

应当被看作是我们的社会这个不完善的机体的一种症状；因为在工业萧条和

发生危机的时期，在生活必需品昂贵的时期以及在隆冬季节，这种症状就更

加明显并具有流行病的性质。这时卖淫和盗窃也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尽管自

杀的最大根源是贫困，但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阶级中，在无所事事的富人以

及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中间，都有自杀。自杀原因的多样性似乎在嘲弄道德家

们的单调而冷酷的指责。

现代科学并不重视而且无力医治的肺结核，友谊被损害，爱情被欺骗，名

利未遂而灰心丧气，家庭的痛苦，竞争狂热受挫，厌弃单调的生活，热情被压

抑等等，毫无疑问是促成多种多样性质的自杀的原因，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

强大的个人动力，又常常驱使人去了结可厌的生命。

斯塔尔①夫人的最大功绩在于使老生常谈别具一格，她试图指出，自杀

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勇敢的行动；她首先认定，值得嘉许

的不是屈服于绝望，而是同绝望作斗争。但是，诸如此类的理由很难使那些为

不幸所压倒的人回心转意。如果他们相信宗教，那就寄希望于美好的世界；相

反，如果他们相信虚无，那就在虚无中寻求安宁。在他们看来，哲学上的长篇

大论毫无价值，而是对痛苦作一番言之无物的安慰。首先，断言如此频繁地发

生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这是荒谬的；自杀决不是反常的行为，因为我们

每天都亲眼看到。反常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许多自杀现象的出现倒是由于

我们社会的性质，而鞑靼人就不自杀。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有同一种产

物，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为改造我们这个社会而工作并把它推向一个

更高的阶段。至于谈到勇敢，如果说，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始终令人惊心动魄

的战场上的临死不惧看作是勇敢的行动，那么，没有东西能证明：一个人由于

凄惨孤独而一死了之就必定是缺乏勇气。这样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用侮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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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的。

关于自杀所说的一切就在同一个思想范围内转来转去。人们针对自杀提

出了天命，但自杀的存在本身是对这个不可理解的天命的公开抗议。人们跟

我们大谈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对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利，却避而不

谈，也不付诸实现，最后还言过其实，认为克服痛苦比屈服于痛苦功大千倍，

而这种功绩同它所展示的前景一样，是令人沮丧的。总而言之，自杀被看成是

一种胆怯的行为，是对法律、社会①和荣誉的犯罪。

尽管有这么多的谴责，人还是要自杀，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绝望者的血管

里血液并不象有暇侈谈这类空话的冷酷无情者的血液那样流动。一个人对另

外一个人来说似乎是个谜；人们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了解他。当你看到统治

着欧洲的制度怎样轻率地对待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当你看到文明的司法机关

为了使它们没有把握的判决得到承认而怎样滥用监狱、惩罚和死刑刑具等设

施，当你看到那些全面陷于贫困之中的阶级，其人数之多达到前所未闻的地

步，看到人们也许是嫌麻烦，不愿把社会贱民从卑贱地位拯救出来，而以极端

轻蔑和防范的态度对待他们，当你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无法理解：

根据哪一项条款竟能命令一个人去珍视被我们的习惯、偏见、法律和一般风

俗横加践踏的生命。

有人以为用凌辱性的制裁、给罪犯死后的名誉打上侮辱性的烙印就能制

止自杀。侮辱已经死去的、不能为自己的事辩护的人是多么不足取，这还用得

着说吗？然而，不幸的人对此是没有顾忌的；如果自杀要归罪于谁，那首先是

活着的人，因为在这批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值得别人为他而活下去。人们想出

来的幼稚而又残酷的措施能战胜使人走绝路的念头吗？一个要离开这个世界

的人才不在乎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对着他的尸体辱骂呢！他只是把这种做法看

作是活人的又一胆怯表现。一个人生活在千百万人之中竟感到极端孤独，一

个人竟能被不可动摇的自杀念头所征服而无人察觉，象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

个什么东西呢？这种社会不是个社会，正如卢梭所说，它是野兽栖身的荒漠。

我在从事警察局行政工作时所担任的职务中，自杀事件②是我的职权范围的

一部分；我想知道，在某些自杀的原因中是否能找出一些原因从而使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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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其后果呢？我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发现，除了彻底改革现存

的社会制度外所有其他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①

绝望是促使神经脆弱的即狂热的和多愁善感的人去寻死的原因，我发现

其中绝大多数事实是严厉的父母和长者对依附于他们的人的虐待、不公和暗

罚。革命没有消灭所有的暴虐行为；任意施加暴力的恶劣做法还在家庭中存

在；它在此引起了类似革命的危机。

实际上在我们中间必须先建立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真正

关系，而自杀只是普遍的、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斗争的一千零一种征

兆中的一种。有那么多斗争着的人放弃了社会斗争，因为他们不愿被列为牺

牲品，或者是因为他们一想到可能在刽子手中间占有一个荣誉地位就反感。

如果需要例子，我可以从真实的记录中摘列一些。

１８１６年７月，一个裁缝的女儿同一个屠宰工，一个品德优良的年轻小伙

子订了婚，他勤劳节俭，非常钟情于他的漂亮的未婚妻，她对他也十分眷恋。

年轻的姑娘是裁缝，她受到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尊重，她的未婚夫的父母对她

也极为钟爱。这两个善良的人从未放弃过任何机会使她早日成为他们的儿媳

妇；他们想出种种娱乐性的聚会，在会上她成了王后和偶像。

举行婚礼的日子临近了；两家已把一切准备就绪，婚约也都订好了。在约

定到市政局去的当天晚上，年轻的女儿和她的父母应该到未婚夫家赴晚宴；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意外地发生了。裁缝和他的妻子为了向他们

的一家有钱主顾交付订货要呆在自己家里。他们请求谅解；但是屠宰工的母

亲亲自前去接儿媳妇，后者经父母许可后就跟她走了。

尽管两位主要客人没有出席，但宴会充满了欢乐气氛。人们尽情地说了

许多只有在参加婚礼时才许可说的有关家庭的玩笑，他们喝啊，唱啊。他们把

未来作为话题谈开了，非常热闹地议论美满婚姻的乐趣。直至深夜，筵席未

散。年轻小伙子的父母出于一种容易理解的温情，不去注意这对未婚夫妇的

默契了。他们手拉着手，爱情和亲昵行为使他们陶醉了。而且，人们认为这个

婚姻已经圆满结束，何况两个年轻人来往已久，对他们也无可非议。未婚夫的

父母的激动情绪，夜幕沉沉，两个年轻人由于陪席者的温情而彼此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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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眷恋之情，通常总是笼罩着这种宴会的尽情欢乐，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以

及现成的良机和冲人头脑的葡萄酒等等，都促成了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灯

火熄灭后，一对爱人又在黑暗中会合了。人们装作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什么都

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幸福在这里只引起人们的赞助而没有一个人忌妒。

年轻姑娘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她父母那里。她是单独一人回来的，这

已证明她是多么相信自己没有过失。她悄悄走进自己的房间，梳洗换装；但

是，她的父母一看到她就勃然大怒，用最下流的称呼和恶言秽语冲着她大骂

起来。闹得没完没了，这一点邻居是见证。由于羞愧和自己的秘密被人无礼地

点破，这个女孩子所受的刺激是可以想象的。不知所措的姑娘徒劳地向她的

父母诉说：是他们弄得她名誉扫地，她承认自己没有理，糊涂，不听话，但这一

切都是可以改正的。她的理由和痛苦并没有使裁缝夫妇息怒。

最胆怯最无抵抗能力的人一当能行使父母的绝对权威，他们

就会变成铁石心肠。这种滥施权威好象是对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

中自愿或不自愿地表现出来的许多屈服性和依赖性的一种粗野的

补偿。

好管闲事的男男女女都闻声赶来，一齐叫骂。这种令人极其难堪的场面

所引起的羞耻感使这个女孩子下狠心去断送自己的生命。她飞快地跑下楼

梯，穿过正在谩骂、诅咒她的那些好管闲事的人群，她神思恍惚，奔向塞纳

河①，投入河中；船夫将她从水中打捞起来时，她已经死了，身上仍穿着她的

婚礼服。不出所料，起先冲着女儿叫嚷的那些人现在又马上转向她的父母了；

这场灾难吓坏了他们的空虚的灵魂。几天以后，这对父母到警察局去索取女

孩子所戴的金项链——她未来的公公的一件礼物，一只银表和另外好几件珠

宝饰物，所有这些物品都存放在办事处。我不放过机会去狠狠谴责这种人的

不明智和残暴。要求这样的疯子向上帝陈述他们那样做的理由，是不会有什

么效果的，因为他们具有那种在低下的打小算盘的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狭隘

偏见和独特的宗教信仰。

驱使他们前来的是贪心，而不是想要有两三件纪念品；我认为，由于他们

的贪心，可以惩罚他们。他们要索取年轻女儿的珠宝饰物；我拒绝给他们，扣

７０３珀 歇 论 自 杀

① “奔向塞纳河”这句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下了他们从通常存放东西的出纳处领取物件时所需要的证件。只要我担任这

个职务，他们的请求都会落空，而我觉得抵制他们的侮辱是一种快乐。

同年，在我的办事处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克里奥洛人，他容貌俊秀，出身于

一个最富裕的马提尼克家族。他坚决反对把一位少妇即他的嫂嫂的尸体移交

给申请人即他的哥哥、死者的丈夫。她是投水自尽的。这种自杀最为常见。尸

体是由被派去打捞尸体的人员在离阿尔让台的堤岸不远的地方找到的。出于

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处于完全绝望状态下的妇女也具有的害羞的本能，溺死

者谨慎地用自己衣服的下摆系住双脚。这种怕难为情的预防办法十分清楚地

证明她是自杀的。死者被找到后马上送往陈尸所。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和奢华

的服装，成了人们对这场灾难的原因作出许多猜测的根据。首先认出她的是

她的丈夫，他的绝望是没有尽头的；他不理解自己的不幸——至少有人对我

这样说；我本人同他素不相识。我告诉这位克里奥洛人说：她的丈夫要马上为

他不幸的妻子建造一座华丽的大理石墓碑的请求应当首先考虑。克里奥洛人

大声叫嚷：“在他杀害了她之后，这个恶魔！”同时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踱来踱

去。

从这位年轻人的激动和绝望，从他希望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提出的恳切

请求，从他的流泪来看，我认为可以断定他是爱她的，而且我把这一点对他说

了。他承认他爱她，但是，他激动地断言，他的嫂嫂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发

了誓。只要能挽回他嫂嫂的名誉——而舆论照例都把她的自杀归结为男女私

情——，他就要把他哥哥的野蛮行为公之于众，哪怕他自己会坐上被告席。他

请求我给予支持。我从他断断续续的、激动的表白中所知道的是这样：Ｍ 先

生即他的哥哥是一位富裕而爱好文艺的人，喜奢侈，爱同上层打交道，大约在

一年前同这个年轻女人结了婚——看来是出于互相爱慕；他们是人们能看到

的最美满的佳偶。结婚后，一种血病，也许是一种遗传病在年轻丈夫的身上突

然而且十分厉害地发作了。这个以前为自己漂亮的外貌、文雅的举止，为无人

匹敌的十全十美的身材而十分自豪的人，突然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疾病，它的

破坏力科学尚无能对付；他从头到脚都可怕地变了形。他的头发脱落，脊梁也

弯曲了。憔悴和皱纹使他每天都在发生最显眼的变化，至少在别人看来是这

样的，因为他的自尊心使他试图否认这一最明显的事实。不过，这一切并没有

使他瘫痪在床，铁的毅力好象战胜了这种疾病的袭击。他拚命地使自己被损

坏的病躯活下去。身体虽已残废，精神却是振作的。他继续举行宴会，参加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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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照样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这似乎成了他的性格和本性的规律。然而，当

他骑着马在大道上兜风时，学生和街上的顽童对他进行侮辱、挖苦和嘲弄，他

热衷于对女人献殷勤而闹了许多笑话，因而引起朋友们不礼貌的讥笑、善意

的告诫——所有这一切终于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并促使他对自己采取谨慎的

态度。一当他承认了自己的畸形模样，一当他明确了这一点，他的脾气粗暴

了，他变得沮丧起来。他似乎很少有热情带自己的妻子去参加晚会、舞会、音

乐会，他移居于他在郊外的住宅；停止一切邀请，找种种借口避免同人们接

触；就连他的朋友对他妻子略进恭维之词——这种情况在高傲感使他确信自

己优越时他尚可容忍——也使他忌妒、疑心和冒火。他把所有坚持来看望他

的人一概视为抱着顽强的决心来征服他妻子的心，而他的妻子是他仅存的最

后的骄傲和最后的安慰。在这个时候，这位克里奥洛人从马提尼克来办事，事

情办成就能促使波旁王朝在法国复位。他的嫂嫂优礼相待；在她中断了与人

们频繁来往的情况下，新到的客人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在Ｍ 先生看来他作为

弟弟而具有这一优越条件是十分自然的。我们的克里奥洛人预料到，无论是

他的哥哥同许多朋友发生直接口角，还是无数次用间接的方式对来访者下逐

客令，使他们不敢登门，都必然会使他哥哥的家庭与外界隔绝。克里奥洛人正

是在没有认清使他自己也变得忌妒起来的爱的动机的情况下，对这种与外界

隔绝的想法表示赞同，甚至还用自己的劝告去促成它。Ｍ 先生终于完全退居

帕西的一所豪华住宅，这个地方不久就门庭冷落了。忌妒以最微小的事情为

食料，当它不知道去纠缠什么的时候，就吞食自己并变得富有发明创造能力；

一切都成了它的食料。这位少妇也许在渴望她这种年龄所应有的娱乐。高墙

挡住了眺望邻舍的视线；窗户从早到晚都紧闭着。

不幸的女性遭受到最不堪忍受的奴役，而且只是由Ｍ 先生来

执行这种奴役，他依仗的是民法典和财产权，依仗的是这样一种社

会制度，它使爱情不受相爱男女的自由情感的支配，它允许忌妒的

丈夫用锁把自己的妻子禁闭在家里，就象吝啬鬼对待自己的钱柜

一样；因为她只是他的财产的一部分。

夜间，Ｍ 先生携带武器围绕住宅来回走动，带着狗巡逻。他想象在沙土

上发现了足迹；一架梯子被园丁移动了一下位置，他就想入非非，作了种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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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的假设。园丁是个年近六旬的酒鬼，被派去看守大门。这种容不得外人的情

绪毫无节制地任其发展下去并达到愚蠢的地步。这个弟弟，这个无罪的但参

与了这一切的同谋者，终于意识到，他促成了这位少妇的不幸：她每天都受到

监视、凌辱，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使她消愁的丰富而幸福的幻想。她以前是多么

自由和快乐，而现在又是多么凄惨和忧伤！她饮泣吞声，又要掩泪藏悲，然而

泪痕仍斑斑可见。克里奥洛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决定坦率地向嫂嫂解释

一下并把一个确实是由于隐而不露的爱情所造成的错误改正过来。一天早

晨，他钻进了这个被监禁的女性经常来呼吸新鲜空气和照料她的花草的小丛

林。显然，她知道她在利用这点有限的自由的时候受到好忌妒的丈夫的监视，

因为这位少妇一看到她的小叔子第一次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她面前就惊愕万

状，她攥紧自己的双手，害怕地对他喊道：“你走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走

吧！”

实际上，当Ｍ 先生突然出现的时候，他刚刚来得及躲进花房。这个克里

奥洛人听见叫嚷声，便想仔细听听；但他的心脏怦怦跳动，使他听不清声音很

低的申辩，要是他的躲避被丈夫发觉，那就有可能使申辩产生可悲的结局。这

件事使小叔子深感不安，他在这时看到有必要从这一天起做受害者的保护

人。他决心不再对爱情保持任何沉默。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唯独不能牺牲它的

保护权，因为后一种牺牲是胆小鬼的牺牲。他一直继续去看望他的哥哥，准备

坦率地同他谈一谈，开诚相见，倾诉一切。在这方面，Ｍ 先生还没有起疑心，

然而，他弟弟的这种坚持性倒使他疑惑不解了。Ｍ 先生尚未完全弄清这种关

心的原因，就开始不信任他的弟弟了，并预先估计到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克里

奥洛人不久就发觉，他的哥哥并非经常不在家，而他哥哥后来却坚持说，人们

常常在帕西住宅门前按门铃而不见开门，是因为他不在家。有一个锁匠的学

徒，仿照他师傅为Ｍ 先生铸造的大门钥匙的模型，给克里奥洛人做了一把钥

匙。十天睽违之后的一个夜间，被恐惧所激怒、被狂想折磨够了的克里奥洛

人，翻过围墙，拆开大院的篱笆，用梯子爬上房顶并顺着水落管滑到一个贮藏

室的窗户下。狂叫声提醒他悄悄地躲到一扇玻璃门后面。他一眼望去，心如刀

绞。灯光照亮了卧室。帐幔下，Ｍ 先生头发凌乱，由于发怒而脸色铁青，半裸

着身体，蜷伏在床上他妻子身边。她尽管竭力躲避他，但还是不敢离开床。他

尖刻地对她大声呵斥，好似一只猛虎准备将她撕得粉碎。他对她说：“对，我非

常难看，我是一个怪物，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使你产生了恐惧。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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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有人把你从我的手中解脱出去，不再为我的外貌而苦恼。你渴望使你获得

自由的时刻到来。你用不着反驳我；我从你的恐惧、你的反抗中猜出了你的心

思。你为我自己招来的卑鄙的讥笑而面红耳赤，你打心眼里恨我啊！毫无疑

问，你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流逝的时光，直到我不再以我的身体缺陷和

我的在场缠住你。够了！一种可怕的愿望和狂想支配着我，我要把你变得丑陋

不堪，变得跟我一样，使你不能由于不幸结识了我而指望用情夫作自我安慰。

我要把这房子里所有的镜子统统砸碎，使它们不能再照出你的容貌来反衬

我，使它们不再能助长你的骄傲。我应该把你带到社会上去，或者放你一个人

去，眼看着每一个人都怂恿你来憎恨我，对不对？不，不，在你把我杀死之前你

离不了这所房子。你杀死我吧！你先下手干我每天想干的事情吧！”这个野蛮

的人在床上，在这个为他浪费了最温柔的爱抚和最感人的哀求的不幸妇女身

边打滚，大叫大嚷，呲牙咧嘴，口角喷沫，一派发疯的症状，并且由于狂怒而捶

胸顿足。最后她制服了他。毫无疑问，怜悯代替了爱情，但这对这个变得如此

可怕的男人来说是不够的，他的情欲还方兴未艾呢！此情此景使得这个克里

奥洛人看得呆若木鸡；继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闷闷不乐。他感到恐惧不安，不

知道去找谁才能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致命的折磨中解救出来。显然，这种情景

每天都得重现，因为Ｍ 夫人在他接着发生痉挛时就求助于为此准备的药瓶，

使她的刽子手稍微安静一会儿。在巴黎，当时只有这个克里奥洛人是Ｍ 先生

的家庭的唯一代表。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受到诅咒的是诉讼程序拖拉迟

缓，是丝毫未打破周密的陈规旧套的法律冷酷无情，特别是在问题只涉及一

个妇女即涉及很少得到立法者保护的人时更是冷酷无情。一纸逮捕令或另一

种强制的措施也许就能预防曾经目睹这种发疯行为的人所准确地预料到的

不幸。然而，他决心不择手段地冒险一试并承担一切后果，因为他的财产使他

有可能承担巨大的牺牲，不怕为冒险行动负责。在他的朋友中有几个象他本

人一样坚决的医生，正准备闯进Ｍ 先生的住宅，以便查明这种疯狂行为的原

由并且立即强制这对夫妇离婚，可是自杀事件证明为时太晚的预防措施是正

确的，并且把问题解决了。

不用说，任何一个不局限于从字面上理解一个词的整个含义的人都认为

这次自杀是丈夫进行的①谋杀；但它又是忌妒心大发作的结果。忌妒的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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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个奴隶，忌妒的人可以爱人，可是爱对他来说只是忌妒心的华丽陪衬①。

忌妒的人首先是私有者。我阻止了这个克里奥洛人去做不仅无益而且危险的

蠢事，说它危险，首先是指他所爱慕的女人死后的名誉而言的，因为闲得无聊

的公众会控告牺牲者同她丈夫的弟弟私通。我参加了葬礼。除了这个弟弟和

我以外，谁都不明真相。我听到四周的人对这次自杀表示怀疑的低声议论，我

不予理会。但是你面对着眼前这些人的满面愠色和肮脏的猜测，不禁会因这

种舆论而脸上发热。舆论由于人们的不相往来而分歧太大，太无知，也太肮脏

了，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是陌生的，所有的人彼此也是陌生的。②

附带说一下，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给我送来类似这样的揭露材料。同年，

我登记了一起由于父母不同意而以两枪结束生命的恋爱事件。

我同样也记下了一些由于壮年时期阳萎而自杀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恣意

享乐使他们陷入不可自拔的忧郁症。

许多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在有害无益的处方使自

己长期经受无效的折磨之后，他们感到医学无能将他们从病痛中解救出来。

用著名作家的引文和绝望者以铺张的手法来安排自己之死而写的诗歌，

也许能编辑一部出色的文集。在寻死的决心下定之后接着来到的奇妙的冷静

时刻，一股富有感染力的灵感从内心流露出来，跃然纸上，甚至在被剥夺了一

切受教育机会的阶级中也是如此。他们一心只想牺牲，深得牺牲之奥妙，他们

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以便用一种鲜明、独特的表达方法倾吐一番。

这些诗歌有一部分收藏在档案馆，都是杰作。一个把自己的心思都用在

自己的生意上、把商业奉为自己的上帝、头脑迟钝的资产者会认为，这一切都

是十分浪漫的，而且也许会对他所无法理解的苦楚冷嘲热讽；不过，他的蔑视

态度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

对那些甚至没有意料到自己每日每时都在一点一点地扼杀自

己，扼杀自己人性的三分利者，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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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那些自以为是虔诚的、有教养的而又不断重复这种可恶行为

的好人能说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极端重要的是使穷苦人忍受这样的生活，尽

管这只对这个世界的特权阶级有利，因为贫民的普遍自杀也许会使它们倾家

荡产；但是，除了凌辱、冷嘲热讽和说几句漂亮话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使这

个阶级的生活勉强过得去吗？此外，大概这类一贫如洗的人具有某种伟大的

灵魂，因为他们一旦下决心去死，就自己毁灭自己，而不是去选择一条经由断

头台来达到自杀的道路。是的，我们的商业时代①越是向前进，穷人的这种高

尚的自杀就越是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有意识的敌对，穷人毫无顾忌地走上盗

窃和谋杀的道路。得到死刑比得到工作要容易得多了。

我在翻阅警察局档案的时候，在自杀事件登记表上仅仅找到一个独一无

二的明显的胆怯事例。问题涉及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威尔弗里德·拉姆赛，他

是为了不与人决斗而自杀的。

对各种不同的自杀原因进行分类，就是对我们社会本身的缺陷进行分

类。有的人自杀，是因为阴谋家盗窃了他们的发明，而发明人由于必须长期从

事学术研究而陷入极端的贫困，甚至连发明专利特许证也买不起。有的人自

杀，是为了躲避巨额开支以及在经济拮据时免遭屈辱性的迫害，而经济拮据

又频频发生，以致受托管理公共利益的人对此都无动于衷了。还有的人自杀，

是因为他们在长期遭受我们中间那些可以任意分派工作的人的凌辱和盘剥

之后，仍然不能找到工作。

有一天，一个医生跟我谈论一起死亡事件，他认为，在促成这个事件上，

自己是有罪的。

一天晚上，他返回住地伯利维尔的时候，在他家门前的一条小街上被一

个头戴面纱的妇女在黑暗中拦住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她诉说。在不远

的地方，有一个人在踱来踱去，这个人的面容他看不清楚。她是被一个男人

监视着的。她对医生说：“先生，我怀孕了，这件事一旦被发觉，我就会名誉

扫地。我的家庭、社会舆论和那些规规矩矩的人是不会原谅我的。被我骗取

了信任的那个女人会发疯的，而且肯定会同她的丈夫离婚。我不为自己的事

情辩护。我是丑事的根子，我只有一死才能不让这件丑事败露。我想一死了

事，但有人要我活下去。他对我说，您是有怜悯心的人，这使我相信，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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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做杀害一个婴儿的同谋者的，尽管这个婴儿还没有出世。您知道，这是

指流产。我不会低三下四到哀求别人掩饰在我看来是最不体面的罪过的地

步。我只是对别人的请求作了让步才来见您的，因为我知道怎么去死。我自

己去死，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我可以造成在花园里浇花取乐的假象：为了

浇水趿拉着木屐，选择一个人们每天都来取水因而容易滑跤的地方，这就为

落入水塘作好安排，然后人们会说，这是‘不幸事件’。先生，我一切都想好

了。我打算这件事就在明天早晨做，我会一心一意地去做。为此一切都准备

好了。有人要我把这事告诉您，我就对您说了。您必须决定，是杀害一个还

是杀害两个。由于我的怯懦，有人让我发誓：我无保留地听从您的决定。请

您决定吧！”

医生继续说：“二者必须择一，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妇女的声音听起来

清晰悦耳；她那被我握住的手纤细柔嫩；她那坦率而坚定绝望的念头显示出

一种超群的气质。但是事情涉及的是确实使我害怕的问题，尽管在许多场合

下，例如碰到难产时，外科医生的问题是救母亲还是救婴儿，这时他总是毫不

踌躇地自己酌情决定，或者随机应变或者坚持人道主义态度。”

我说：“你逃到国外去吧！”她回答说：“不可能，用不着往这上面想啦！”

“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吧！”“我不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我同那个被我背

叛了友谊的女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她是你的亲戚吗？”“恕我不再回答您

了。”

医生继续说：“为了挽救这个女性，使她不自杀或不犯罪，或者使她在没

有我帮助的情况下能避免这场纠纷，我本来可以贡献出最大力量的。我责备

自己残忍，因为我害怕参与谋杀。斗争是激烈的。后来，魔鬼来指点我了：乐意

去死还不等于自杀；只有剥夺了名誉不好的人做坏事的权力，才能迫使他放

弃自己的恶习。根据她袖口上刺绣的花边，我猜出她是奢侈的，根据她风雅的

谈吐，我猜出她是富有的。有人认为，对富人不应当给予同情。我的自尊心使

我反对那种以金钱作诱饵的思想，尽管对方当时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这是多

余的审慎态度，也是尊重我的人格的证明。我作了不同意的回答。女士迅速离

去了，二轮马车的声音使我确信，我已经不可能将做了的事改正过来了。

十五天后，报纸给我解了这个谜。巴黎一个银行家的年轻外甥女在维尔

蒙布勒她监护人的庄园中，失足跌入水塘，淹死了；她年纪不到十八岁，母亲

死后，舅母不忍让她离开自己，便成了她舅母所钟爱的养女。她的监护人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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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这个胆怯的诱奸者只能以舅舅的身分在世人面前表示自己的悲哀。”

我们看到，在缺少一个更好的办法的时候，自杀是逃避私生活纠纷的最

后一着。

我常常见到的自杀原因有：被罢官，被拒绝工作，突然减薪，以致家庭弄

不到必需的生活费用，因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现挣现吃。

在宫廷裁减卫队的时候，有一位正直的人也象其余的人一样被毫不留情

地解职了。他年龄大了，再加上无人保荐，使他不能重新入伍；由于没有知识，

也进不了工业部门。他试图进入民政部门，可是，这里同别处一样，竞争者比

比皆是，他的这条路又被堵死了。他内心苦闷、悲观失望，终于自杀了。在他的

衣袋里，发现有一封陈述自己的遭遇的信。他的妻子是个贫苦的裁缝；他们的

两个女儿，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同她一起做活。塔尔诺，我们的这个自杀

者，在他的遗书中说：“因为他对他的家庭已不再是有用的人，他勉强活着就

成了他妻子和孩子的负担，为了减轻这种额外负担，他认为有义务剥夺自己

的生命；他将自己的孩子委托给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照顾；他希望这位公爵夫

人慈悲为怀，对她们如此不幸予以垂怜。”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警察局长昂格

勒斯，在经过必要的手续之后，公爵夫人给塔尔诺的不幸的家庭寄去六百法

郎。

在遭受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这种赈济无疑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如果全面

考虑，目前整个法国尚且不能把所有不幸者养活，一个家族①对他们又何济

于事呢！即使我们整个民族都信仰宗教，靠富人行善也还是不够的，何况我们

整个民族离全部信教还远着呢！自杀解决最严重的困难，而刑场则解决其余

部分。只有改革我们的整个工农业体系，才可望获得收入的来源和真正的财

富。在羊皮纸上颁布宪法是很容易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工作、首先

是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权利。但是，把这些慷慨的愿望写在纸上并不

等于全部都做到了，真正的任务是把这些自由的思想变为物质的和理智的，

变为社会的②设施。

古代世界，异教把伟大神奇的万物播撒到人间，现代的自由会落后于自

己的对手吗？谁来把力量的这两个强大因素结合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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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歇就写到这里。

在结尾时，我们还想把他做的巴黎年度自杀事件统计表之一

援引于后。

在珀歇提供的另一个统计表中记载着１８１７—１８２４年度（包括

１８２４年）巴黎①发生２８０８起自杀事件。当然，数字实际上要大得

多。特别是溺死者，他们的尸体存放在陈尸所里，只有在很少的情

况下才能知道他们是否是自杀的。

１８２４年间巴黎自杀事件统计表

数量
 

上半年 １９８………………………

下半年 １７３………………………  
共计……３７１

其中自杀未遂 １２５…………………………………………

其中自杀致死 ２４６…………………………………………

男性 ２３９……………………………………………………

女性 １３２……………………………………………………

未婚 ２０７……………………………………………………

已婚 １６４……………………………………………………

死亡类别

跳楼 ４７………………………………………

自缢 ３８………………………………………

自刎 ４０………………………………………

枪杀 ４２………………………………………

服毒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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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中毒 ６１…………………………………

溺水 １１５………………………………………

原  因

恋爱、家庭的争吵和苦恼 ７１…………………

疾病、厌世、精神脆弱 １２８……………………

恶劣行为、赌博、抽彩落空、害怕

 遭到谴责和惩罚 ５３………………………

贫困、饥馑，丧失地位、停止工作 ５９…………

原因不明 ６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５年下半年

载于１８４６年《社会明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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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１６３

［前  言］

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

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

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就被一大

批投机分子视为奇货可居。这些人以为，他们把在法英两国已经

不足为奇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并把这种新的智慧当

作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德国理论”献之于世，以

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

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就算是创造了奇迹。这种永远完备

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有那么一点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味道，

而且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范畴的模式，这种理

论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

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１６４。这种最劣等的

德国理论１６５，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作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

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

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的对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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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

要使德国理论光辉地战胜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

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针对不朽的德国理论的这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

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从研究社会问题以来所有应该感谢外国人的

地方。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现在被吹嘘为真正的、纯

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到目

前为止，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

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

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最近一年

来才终于知道一鳞半爪，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

落在人家后面重新发现了它，却又把它当作崭新的发现，用坏得

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至于说德

国人也有自己的东西，这只能是他们在表达这种思想时所用的讨

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

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

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

规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对社

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真正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毫不介意地抛

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

明的理论家通常都是用轻蔑的口吻提一下，或者干脆就不提他。

我想向这些聪明的先生推荐傅立叶著作中不很长的篇章，他

们可以把它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

此，很遗憾，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

义。的确，由于这个缺点，很遗憾，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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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海水变柠檬

汁、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子改变兽性、行星交配。１６６但是尽管如

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描述，而不相信

那根本没有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

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使人愉快，而德国人的无

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

常尖锐、非常机智和非常幽默的批判，所以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

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是可以谅解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

立叶派在１８４５年初发行的《法郎吉》杂志第１册①。我从中删去了

有关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以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

部分。总之，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抱着一定宗旨写的著作能被不知

道这一宗旨的读者所理解，我这种不受原文拘束的做法是完全必

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也不是他

论述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

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哪怕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提并论的

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那本《法郎吉》杂志，我必

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刊载的傅立叶手

稿，价值很不相同。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先生们已经成了德国

式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深奥的、抽象的、

严肃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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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

在《法郎吉》第１册上所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象中的胜利会使运

用绝对方法的教授欣喜若狂。

我现在就开始介绍《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所发表的一个

题目。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

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
１６７

我们现在接触到文明时代最敏感的部位。发表反对当今的愚蠢行为、反

对正在流行的幻想的议论，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

如今反对商业上的荒谬行为就象在十二世纪反对教皇和领主的专横一

样，意味着要被开除教籍。如果必须对这两个危险的角色进行选择，那么我认

为用严酷的真相去冒犯一个君主，要比触犯现在象暴君一样统治着文明时代

甚至统治着君主们的重商主义精神，危险性要小些。

而且只要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商业制度正在腐蚀和瓦

解着文明时代，并且在商业中也象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一样，我们在不精确的

科学的指导下正日益走入歧途。

关于商业的争论进行了近半个世纪，就已经出版了千百册书籍。可是这

一争论的发起者没有看到商业机构是直接违反一切常识而组织起来的。它使

整个社会从属于一个寄生的和不从事生产的代理人阶级，即商人。社会上①

一切基本的阶级：所有者②、农民、工场主甚至政府，都受治于一个非基本的、

次要的阶级，受治于商人。商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属员，受他们雇用的代理

人，可以更换的而且对他们负责的代理人，可是商人随心所欲地引导和阻碍

流通的一切原动力。

关于与商业无关的其他谬误，舆论界和学术团体就比较容易商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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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不应忘记，傅立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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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几乎一致认为，哲学体系是危险的幻想，经验驳斥了我们有关完善化能力

的高谈阔论，我们的自由学说与文明时代不相容，我们的德行是社会闹剧，我

们的立法是迷宫。他们甚至嘲笑时髦的争论对象——意识形态１６８。但是商业

上的信口雌黄及其关于商业来往、抗衡、平衡和保证的理论成了使一切都为

之拜倒的圣约柜。可见，这才是我们必须打破的幻想。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现在受人盲目崇拜的商业制度是与真理和正义对立

的东西，因而也是与统一对立的东西。

很难向当代人讲清楚，他们认为是一切智慧的典范的行动不过是在他们

全部政策上打上的愚昧无知的印记。我们且看人所共知的后果吧：海上垄断、

国家垄断、国债增加、由纸币引起的接连不断的破产、在一切贸易关系中增长

着的欺诈行为。现在我们可以非难自由商业①即自由欺骗的机构，可以非难

这种真正的工业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上的②可怕力量了。

为什么社会机体中最善于欺骗的阶级最能得到“真理的使徒们”③的庇

护？为什么宣扬蔑视肮脏财富的学者如今一心吹捧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的阶

级，即证券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阶级？过去哲学家异口同声地谴责过某些昧

着良心硬说拿不是偷这种论点的团体。同样是这些哲学家，为什么现在却成

了一个更不道德的阶级的辩护人？这个阶级宣称，做买卖不等于欺骗，蒙骗顾

客同偷盗他是两码事，证券投机和囤积居奇绝不意味着掠夺生产阶级，总而

言之，人只应该为了钱，而绝不应该为了荣誉去工作；——因为商人齐唱的迭

句就是：“我们不为荣誉做生意。”④ 如果现代科学支持那些公开信奉这种原

则的人所干的事，因而走入歧途，那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商业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既然商业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枢

纽，只要存在着社会状态，就有商业。一个民族从它开始进行交换时起就是社

会的，就组成了一个社会。因此，商业在蒙昧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它具有

直接交换的形式。它在宗法时代变成了间接交换。在野蛮时代商业方法的基

础是垄断、规定的最高价格和政府的强行征集，而在文明时代则是个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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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欺骗性的和混乱的斗争。①

关于不知道货币为何物的蒙昧人之间的直接交换，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说

明。一个人打猎碰到了好运气，他就拿一块兽肉去换另外一个人制造的箭，后

者不打猎，但需要食物。这种办法还不是商业，而是交换。

第二种办法即间接交换，是原始的商业，它要通过中介人进行。中介人成

了不是他所生产的而且他也不想消费的物品的所有者。这种方法尽管很不

好，尽管为恣意胡为留下很大的活动余地，它在下述三种情况下毕竟是非常

有用的：

（１）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工业的新开发地区；所有的殖民地在初期都处于

这种状况。

（２）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如在西伯利亚和非洲的沙漠，一个商人不避酷暑

严寒把必需品运到远方去，这个商人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人。

（３）在受压迫和不自由的地区，在那里贝都英人掠夺商队，向商人勒索赎

金，并且经常杀害商人；对于那些置危险于不顾而把用品运到远方去的商人

应给予一切保护。如果这样的商人发了财，那也是他应得的。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商人既不是证券投机商，也不是囤积居奇者。他们不

是把供消费用的货物卖给一个又一个投机商；他们一到当地就在商场或者公

共集市上把货物公开卖给消费者；他们是工业发展的促进者。他们希望赢利，

这在文明世界是再公平不过的了；谁播下了种子，谁就应该收获。但是，商人

很少满足于这样起作用，他们单独或者合伙施展诡计，以便阻碍商品流通，随

即抬高物价。

当中介人由于人数过多而成为社会机休上的②寄生物，当他们取得默

契，将商品囤积起来，借口这种人为的暖乏来抬高商品价格，总之，当他们用

投机手段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充当这两者的简单的、公开的中介人

的时候，商业就腐败了。我们在乡村和城市的小集市上还能看到那种公开的

中介活动。谁要是买一百只牛犊或公羊，他对二十个农民来说就是一个有益

的中间商人，否则这些农民要花费整个整个的劳动日把牛羊送到城里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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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如果这个商人一到市场上就公开摆出他的牲畜来卖，那么他就是为消

费者服务了。可是如果他用天晓得什么鬼花招串通别的“商业朋友”①，把四

分之三的公羊藏起来，对肉商们说，公羊很缺，因而他只能供给少数几位朋

友，在这种借口下把公羊的售价提高一半，使买主感到恐慌，然后把藏起来的

公羊一只一只牵出来，借着事先散布的恐慌情绪，按照抬高了的价格把公羊

卖出去，从而向消费者勒索到一大笔钱——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流通，不再

是公开地、不施诡计地提供商品了。这是复杂的流通，它的变化无穷的手段制

造出我们商业制度的三十六种独特的罪恶，并且同合法的垄断势均力敌。如

果人们施用奸计霸占所有的产品，使产品涨价，那就等于说施展诡计所攫取

的要比垄断以武力手段攫取的还要多。

我不准备多谈野蛮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规定最高价格、强行征集和

垄断，这些现象到了文明时代也还是很普遍的。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讲过，各个

时期的各种行动方式有重迭相同的地方，所以不必对文明时代兼有发展的较

高阶段和较低阶段的个别特征而感到惊奇。可见我们的文明时代的商业机构

是各个时期的特征的混合物，不过在这个混合物中，文明阶段的特征占统治

地位，而这些特征比野蛮时代的特征更令人鄙弃，因为我们的商业无非是在

法律的伪装下有组织的合法的强盗经济，投机商人和中间商人可以因此联合

起来，造成各种生活资料的人为涨价，既掠夺生产者，也掠夺消费者，从而迅

速积累起五千万可耻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占有者还抱怨说，人们不保护商

业，商人无法生存，人们无所事事，假如商人不能再赚到五千万以上，国家就

要衰落了！

这时，一门新的②科学教导我们，应该给予这些人充分的自由。人们告诉

我们，让这些商人去干吧，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本来赚五千万的囤积居奇者或

许只能赚到一百万，他那个体面的家庭就不得不靠五万法郎的年金度日了。

神啊！请防止这种情况吧！③

对商业的蔑视——所有的人生来就有的蔑视，除了几个从商业的勒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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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中得到好处的沿海的经商部族以外，在一切值得尊敬的民族中都是很普

遍的。靠商业获利的雅典人、泰尔人和迦太基人不可能嘲笑商业；任何人都不

会嘲讽自己的生财之道。金融家绝不会嘲笑这种艺术：怎样在账单上加几个

圈儿，或者让敌人把账簿拿走，而自己把钱箱放到保险的地方，虽然还要说是

敌人把钱箱也拿走了。

实际上，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一切可敬的阶级都把商业当作嘲笑

的对象。诚实的土地所有者靠着自己丰富的经验、辛劳和努力来经营自己的

土地，才勉强使自己微薄的收入略有增加，人们怎么能尊敬一种完全为人唾

弃的职业、怎么能尊敬这样一些满口谎言并以这种恶劣的手法赚取百万钱财

的人呢？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一门被称为经济学的新科学把买卖人、证券投机商、

囤积居奇者、高利贷者和破产者、垄断者和商业的寄生虫捧到了荣誉的顶峰。

负债日益加重，总是想方设法借钱的政府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宽容这个

掌管文明时代的钱箱并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幌子下榨取它们全部财富的

商人吸血鬼阶级。商业要搞运输、供给和分配，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它做起

来却象一个仆人那样：他每年提供的实际工作值一千法郎，而他从他的主人

那里偷走一万法郎，相当于他提供的价值的十倍。

一个年轻的败家子每星期都要到犹太人那里去让他剥削自己。败家子内

心里很蔑视这个犹太人，但又总是十分客气地问候他。现代的政府就象这种

败家子一样，满怀明显的蔑视同商业签定了一个停战协定，而商业呢，它越是

善于同被它掠夺的工场主结合在一起，它就越得势。在这种商业混合物中发

现了新教条的苗圃、各种制度的宝库的经济学家，把道德连同他们对真理的

梦想全部抛弃了，以便把他们的宠儿，证券投机商和破产者扶上宝座。接着所

有的学者都争着降格以求；起初科学允许那班“商业朋友”①同它平起平坐

——伏尔泰为一个英国商人写了一部悲剧②。如今，哪位学者想写一部悲剧

献给证券投机商，那就会引起他们哄堂大笑！证券投机摘下了假面具，它不再

需要学者的谄媚，它要秘密地而且很快就要合法地参加政府！我们不是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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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吗，在亚琛会议上，两位银行家１６９不来就什么也决定不了。

任凭经济学的体系怎样赞扬商业的金牛犊，都不能消除各民族对商业的

天生的蔑视。商业仍旧为贵族、僧侣、所有者、官吏、律师、学者所蔑视，为艺术

家、士兵以及任何受人尊重的阶级所蔑视。它徒劳无益地一再通过诡辩向他

们证明：必须尊重从事证券投机的吸血鬼，但是对这类暴发户天生的藐视仍

然很普遍。每个人都屈从于鸿运亨通的教条，但是每个人内心里都照样蔑视

这条商业九头蛇，它对此倒不在意，而且继续搞它的掠夺。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发表的著作揭露了这么多的人的罪行，甚至连那些

仅仅在１８１５年存在了一个月的联邦主义者１７０的罪行也不例外；为什么这个

世纪在它收集的罪行中既不放过国王的也不放过教皇的罪行，却丝毫没有想

到公布商人的罪行？作家们异口同声地抱怨说，他们缺乏材料。为了向他们证

明这种材料多得很，我想只系统地分析一下文明时代商业的罪行（三十六

种）①之一。我们的充满了个人竞争、混战和欺诈的商业具有的这三十六种令

人鄙弃的特征，有如下述：

文明时代商业特征一览表
②

枢纽：中介所有权与农业的解体：

（１）商业的两重性。

（２）价值的任意规定。

（３）欺骗的自由。

（４）不团结，缺乏连带责任③。

（５）资本的侵吞和转移。

（６）工资的降低。

（７）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

（８）引起萧条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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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不合理的干预。

（１０）破坏性的政策。

（１１）停滞或普遍丧失信用（反作用、反应）。

（１２）赝币。

（１３）财政混乱。

（１４）流行性的犯罪。

（１５）蒙昧主义。

（１６）寄生现象。

（１７）囤积居奇（ａｃｃａｐａｒｅｍｅｎｔ）。

（１８）证券投机。

（１９）高利贷。

（２０）无效劳动。

（２１）工业彩票（冒险投机）。

（２２）间接的集团垄断。

（２３）国库垄断，即由于伪造所迫而实行的国家管理。

（２４）异国的或殖民地的垄断。

（２５）海上垄断。

（２６）封建的、等级的垄断。

（２７）无根据的①挑拨离间。

（２８）损失。

（２９）伪造。

（３０）健康的损坏。

（３１）破产。

（３２）走私。

（３３）海盗行为。

（３４）规定最高价格和征集。

（３５）奴隶投机业。

（３６）普遍的利己主义。

在这三十六种特征中，我只准备详细地分析一种特征，即破产。在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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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还要对其他几种特征略作说明。

二

关于流通的经济原则的虚伪性

（用表中第七、第八和第十二这三种特征，即供应源泉的

人为阻塞、引起萧条的过剩以及赝币来证明。）

  我们这个世纪虽然有这么多关于工业运动的理论，但总是不善于区别流

通和阻塞。它把间歇的流通和连续的流通，简单的流通和复杂的流通混为一

谈。还是论我们撇开这些枯燥的差别吧，事实将会说话，并将成为我们的、与

经济学原则截然相反的原则基础。

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认为，应当判处赝币制造者以死刑，不管他伪造的

是货币，还是国家有价证券。对于银行券和硬币的伪造者也应处以死刑。这是

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可是为什么商业事有这种制造赝币的权利，而别人这

样做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呢？

商人签发的每张期票都包含有赝币的萌芽，因为很难确定这张期票是否

真会得到支付。每个行将破产的人都使自己的期票涌进流通，而且根本不打

算支付它们。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制造和推行赝币。

人们会反驳说，任何其他人都享有这样的特权，一个所有者也能象一个

商人那样把期票投入流通。

并不是这样。一个所有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种权利是人们不能

行使的，那么它就是虚幻的权利。人民在宪法上享有主权就是明证，尽管规定

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特权，如果平民的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那他就连一顿午

饭也吃不上。诚然，从对于主权的要求到对于一顿午饭的要求之间相距甚远。

有许多权利就是这样存在于纸上而不存在于实际中，赋予这样的权利就是侮

辱那些连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的人。

让所有者发行期票就是这种情况。他有权发行期票就象平民有权要求主

权一样。但是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所有者签发期

票，他不提供保证就找不到愿意接受他的期票的人；而且人们就会象对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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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行赝币的人一样对待他。人们就会要他用完全没有债务的不动产作抵

押，此外还要加上高额利息。有这些代价，人们才肯接受他的期票，在这种保

证下，他的期票就成了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而不是象旧货商的期票那样的伪

币，旧货商借助于“商业朋友”的称号，想方设法使他在没有百分之一的保证

金，没有一万法郎作为一百万法郎的保证的情况下，把这一百万“可靠的”期

票投入流通。

政府被大大地愚弄了，它自己不去利用这种能力，却保证商人①去利用！

一个拥有一万法郎保证金的商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发行总计为一百万的期

票。他这样做是得到赞助和许可的。他有权把这一大批票据投入流通，而法律

不能过问他的资本是怎样安排的、他拥有多少保证金。就国库来说，如果它拿

出一千万保证金，就肯定能按这个比例发行价值十亿的有价证券。可是，如果

一个政府尝试这样做时不征询公众的意见，不向他们说明动机，那么这个政

府将眼看着自己丧失信用、使国家遭受政治动乱；而政府只不过做了同样的

事，只不过利用了许许多多阴谋家利用过的特权而已。这些阴谋家往往拿不

出这种保证金的百分之一，而且不能经营他们的生意。

有人会回答说，这些阴谋家善于向愚人游说，骗取他们的信任；因此，提

出如下的商业原则：欺骗和掠夺好心人和轻信者的技巧应受到一切保护，而

且这种保护应当只给予商人，政府不得受惠。我并不主张允许商人和政府使

用这种高明的技巧，而是相反，必须禁止商人和执政者这样做。

由此可见，商人具有发行期票形式的伪币（第十二种特征）的能力——这

同制造赝币是同样的罪行，如果其他类型的骗子犯了这种罪就会被送上绞刑

架，——可是文明人的商业制度却使这种欺骗竞赛（第三种特征）合法化并加

以保护。

对于制造赝币的责难也象对于其他罪状的责难一样，有人可能会这样回

答：为了实现流通，就必须有商人；如果给这些代理人戴上脚镣手铐，生意

就没法做了；那时国家就会破坏社会信贷，使它的全部工业受到毁灭性的威

胁。

商业确实具有这样的特性：如果社会机体表示反抗，它就会把我们的枷

锁上得更紧。只要一个行政措施妨碍商业施展阴谋诡计，商业就会紧缩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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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流通瘫痪，而国家本来想消除一种痛疾，结果却染上了新症。这种效果在一

览表中称为反应（第十一种特征）。

人们借口上述危险而奉行这样的原则：让商人去干吧，他们的充分自由

是流通的保证。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原则，因为恰恰是这种充分自由制造了

补种阻碍流通的诡汁，如：证券投机、囤积居奇、破产等等。由此产生两种特

征：

（７）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

（８）引起萧条的过剩。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特征对于流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商业并不满足于把商品从生产者手中交到消费者手中，它阴谋通过囤积

居奇和证券投机人为地造成那些不太充裕的生活资料涨价。１８０７年，由于证

券投机，糖的价格在五月份突然涨到五法郎，而同样的糖在七月份就跌到两

法郎，尽管没有增加一点儿新的供应。人们用假消息挫败了证券投机，就使糖

又回到它的实际价值，并且排除了阴谋诡计和人为的害怕停止供应的恐慌情

绪。这种阴谋诡计和人为的恐慌情绪每天都在某种生活资料上捣鬼，在并不

真正缺货的情况下使它成为稀有物品。１８１２年，当收获有了保障，囤积居奇

者的希望落空时，人们突然看到大量的谷物和面粉从他们的仓库中运出来。

可见，只要把这些粮食加以合理的分配，就根本不会缺粮，根本不会有闹饥荒

的危险。不过商业具有的特性是：早在危险发生以前，在看到有这种危险的可

能性时就停止供应、中断流通、制造恐慌情绪和人为的饥荒。

在过剩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那时商业会人为地造成对过剩的

恐惧，阻塞供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商业积极地活动，囤积和预购粮食；在第二

种情况下，它消极地活动，不进货，把物价压低到使农民连成本都收不回的程

度。这就是第八种特征：引起萧条的过剩。

商业回答说：当它预见到无利可图时，就不需要进货；它不会糊涂到去囤

积根本不可能涨价的谷物，它可以把它的资本更有利地投到那些通过囤积很

容易变得更加稀少从而使自己获利的商品上。

我认为，这就是在只是空谈相互保证的社会制度下推行的方便而惬意的

原则。因此，商业，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摆脱为社会机体服务的义务。商业这样

做就象一支军队，人们允许它在有危险的时候拒绝战斗，在履行职责时可以

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商业政策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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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都规定得如此片面。①

１８２０年，各省的谷物价格下跌到三法郎以下，而在这些省份，谷物价格

只有到四法郎才抵得上成本。如果法国商业象它在适应双方利益的互惠制度

下应当做的那样，为三千万人预先备办六个月的粮食，谷价下跌的情况就不

会发生了。这批从流通中抽出来保存在仓库里的储备粮将维持其余谷物的价

格，农民也不会因为他的产品贬值和滞销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可是我们

的商业制度起着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加重了由于过剩而产生的压力和由于饥

荒所造成的灾难，因而在这两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我选择第八种特征即引起萧条的过剩来表明现存的商业方法本身就具

有消极的罪恶和积极的罪恶，它经常由于不介入，由于玩忽一项对它来说是

很容易履行的职责而犯罪。因为如果在一次饥荒中需用五亿法郎来收购粮

食，那么这笔钱马上就能筹到手。可是如果要把这笔钱用于预防措施：在过剩

的时候增加库存，那就连五百塔勒②也收集不起来。在社会机体和商业机体

之间缔结的契约中，既没有互惠也没有保证。商业机体只为它自己的利益服

务，而不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所以，它所使用的大量资本是从整个生产中偷盗

来的。我在一览表中把这种偷盗列为第五个特征：“资本的转移”。

因此，商业的两个方面对社会机体都没有最起码的义务，社会机体被捆

住手脚，听凭米诺托的摆布，并且保证这个怪物有处置资本和生活资料的专

制权力。是啊，专制权力，人们针对专制主义的高谈阔论如此之多，却一直没

有发现真正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商业专制主义，即这个

文明世界的真正总督！③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明机构保证商人犯了制造赝币罪而完全

不受处罚，其他阶级犯了这种罪就被判处死刑；商人不受处罚是借口他们似

乎帮助了流通，其实他们是积极地利用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消极地利用引

起萧条的过剩来拒绝对流通提供帮助。

除了后果具有这种欺骗性外，还要加上毫无原则。经济学家承认，他们的

科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原则。准许象商人这一类如此腐败的代理人享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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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这可真是登峰造极的无原则。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商业运动断断续续地在各种各样的痉挛状态，意

外现象和越轨行为中进行，正象人们在当今的商业机构中天天可以看到的一

样，这个商业机构只能造成既缺乏有规则的分阶段也没有均衡和保证的时断

时续的流通。

这种混乱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果：人民敢于谴责政府在金融方面滥

用职权，却毫无勇气谴责商业滥用职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１７１双双破产就

是明证。破产不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很早就察觉它们会来临；只要及时作出部

分牺牲就可免受损失。但是尽管有这些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公众还是不予

宽恕。他们理所当然地宣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是赝币、是武力的掠夺。

为什么同一些公众能平心静气地容忍商人发行伪币，却不允许政府这样

做，哪怕政府十分谨慎地通过缓慢的贬值这种使纸币持有者有可能脱身的办

法来准备破产也不允许。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是没有逃脱破产的可能性的。破

产象闪电一样向他们袭来。有些人今天入睡时拥有三十万法郎，明天早晨醒

来时就会因破产而剩下不到十万法郎了。国民公会仿效这种手法实行了三分

之一公债值１７２。人们不厌其烦地谴责国民公会，说它的这种行动是货真价实

的偷盗。可是他们却让每个商人有权进行更令人恼火的掠夺，在一次破产中

窃取他所得的三分之二，而国民公会却侵吞自己从未得到的三分之二款项。

如果把商业的罪行同其他罪行相比，甚至同重大的政治的丑行①相比，前者

是多么令人气愤！

以下的详细论述将证明，现代政治把商业交给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义

务约束的商人，是把狼引入羊圈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偷盗。

现在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破产。

三

破产的等级

当犯罪变得十分频繁时，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并且成为犯罪行为的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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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仁的目击者。１７３在意大利或西班牙，人们极其冷漠地目睹刺客杀死他要谋

刺的受害者而逃进教堂，在那里逍遥法外。在意大利可以看到父亲为了使孩

子的音色完美而阉割和残害自己的孩子，“和平之神”的仆人却鼓励这种残忍

行为，以便得到唱诗班的好歌手。这种罪恶行径如果发生在其他文明民族，就

会引起他们的愤怒，——然而这些民族①同样有其他令人愤慨的习俗，这些

习俗一定会使意大利人情绪激愤。

在文明时代，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在习俗和见解上尚且如此不同，那

么一个社会时代同另一个社会时代在习俗和见解上又该多么不同啊！在文明

时代可以容忍的罪恶，在比较不完善的社会阶段会多么令人憎恶啊！几乎无

法相信，自称秩序井然的国家竟能一度容忍象破产这样可恶的事情。②

破产是前所未有的最巧妙的和最无耻的骗局。它保证每个商人有能力从

公众身上窃取相当于他的财产或信用的一定数额，因此，一个富人能够说：我

从１８０８年开业经商；我打算在１８１０年的某一天窃取不管是谁的数百万钱

财。

让我们把暂时的偶然现象即法兰西新法典１７４及其惩罚破产的意图撇开

不谈。既然人们对这种意图的结果意见不一，并且已经有办法回避新法典，我

们想在这里首先让实践来作出判断，暂时把到目前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

我们论证的基础，并且考察由哲学体系和原则引起的混乱：让商人有充分的

自由，却不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对慎重、正直和支付能力作出任何保证。

由此可见，除了其他舞弊行为外，破产是比拦路抢劫还要可恶得多的抢

劫。可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安之若素，以致只要投机者只偷盗一半，

也会承认这是诚实的破产。

我们来详细地描绘一下这种在古代很少有人知道的英雄行为。这种英雄

行为自那时以来已经发扬光大。它使分析者有可能考察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这些发展阶段将为我们的完善化能力的进步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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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的等级。第三十一种特征。

商业的罪行。由三个等级、九个种和

三十六个类构成的自由系列１７５

右翼或上升翼。——轻松的色调。

Ｉ．无罪的破产

（１）幼稚的破产。

（２）冒险的破产。

（３）悄悄的破产。

（４）死后的破产。

ＩＩ．可尊敬的破产

（５）糊涂人的破产。

（６）狂想的破产。

（７）无原则的破产。

ＩＩＩ．诱惑性的破产

（８）友爱的破产。

（９）体面的破产。

（１０）风流的破产。

（１１）善意的破产。

（１２）有情意的破产。

系列的中心。——宏伟的色调

ＩＶ．战术家的破产

（１３）富裕的破产。

（１４）世界主义的破产。

（１５）充满希望的破产。

（１６）先验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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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渐进的破产。

Ｖ．善于机动者的破产

（１８）连续发射的破产。

（１９）密集队形的破产。

（２０）纵深队形的破产。

（２１）散兵队形的破产。

ＶＩ．捣乱家的破产

（２２）大规模的破产。

（２３）大型的破产。

（２４）阿梯拉式的破产。

左翼或下降翼。——卑鄙的色调

ＶＩＩ．狡猾的骗子手

（２５）有补偿的破产。

（２６）别具一格的破产。

（２７）得寸进尺的破产。

（２８）虔诚的破产。

ＶＩＩＩ．笨伯的破产

（２９）出于幻想的破产。

（３０）衰朽者的破产。

（３１）受压抑的破产。

（３２）蠢猪似的破产。

ＩＸ．伪善的伙伴

（３３）骗子手的破产。

（３４）恶棍的破产。

（３５）溜之大吉的破产。

（３６）令人发笑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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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破产者的上升翼

  在一个十分腐败、十分贪婪的世纪里，如果有人想以教育者的口吻来反

对已被认可的罪恶即反对破产，就会遭到众人的嘲笑。聪明得多的做法是随

声附和流行的论调，观察社会罪恶的有趣的方面。因此，我将证明：破产是骗

局，是比它的帮凶和庇护者所认为的还要可笑得多的骗局，这些人认为破产

这种商业上的掠夺行为无非是可笑的小事。

在恶行中如同在德行中一样，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强盗对于正义和荣

誉也有他们的定义。因此破产者承认在他们之间卑鄙行为有其原则和有程度

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打算把这一点作为我进行分类的依据。按照通常的

规则，我把他们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轻松的优雅的色调；第二部分具有

动人的崇高的性质；第三部分是不太显著的平凡的一类。右翼开始行进。

无罪的破产

（１）幼稚的破产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初次进入商业生涯，不知

深浅，没有准备好策略就轻举妄动，宣告破产。公证人很容易把这种事办妥。

他把这种事说成是青年人的愚蠢行为，而且说：青年人期待着你们宽容，债权

人先生①。丑事变成了公众的笑料，因为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总是

夹杂着有趣的事件，例如受骗的高利贷者，被愚弄的悭吝人②等等。

这类破产者敢于冒险干出大量的卑鄙勾当，侵占商品，不光彩的借贷，盗

窃亲属、朋友、邻人，这一切都被同伙用下述理由洗刷得一干二净，这个同伙

向怒气冲冲的债权人说：“您能怎么样，他是一个不懂行的孩子，对年轻人的

事不必深究了，他会逐渐在行的。”

这些幼稚的破产者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嘲笑。在商业中人们喜欢嘲

笑。人们批评骗子，但更乐于嘲笑受骗者。如果一个破产者有嘲笑者站在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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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他一定会看到他的大多数债权人立即投降，并很快达成协议。

（２）冒险的破产，这是一些凭运气来决定要么债务加倍要么债务勾销的

初试身手者的破产，他们恣意妄为，疯狂地投机经营，挥霍巨款，装扮成大人

物，以便迅速得到临时信贷并巧妙地通过某些暗中的牺牲保全这笔信贷。这

些冒险家一干起来，就连连失策，最后往往是逃之夭夭。人们把事情谅解为草

率从事，并且很容易调解，因为它同前一种破产一样提供笑料。

这些冒险家在法国屡见不鲜，在这里荣膺投机家之名。他们最有把握的

赌博是这样来加速终局的到来，在他们栽跟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事

业刚刚开始，每一个为他们的第一笔生意提供信贷的人还以为：他在第一年

不至于马上垮台呢。

（３）悄悄的破产，暗中破产，是指陷入困境的债务人建议达成“小小的协

议”，或者打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或者把商品提价百分之二十五来抵偿。中

间人向债权人指出，这样做对他们是很有利的，因为如果对某个债务人施加

压力，迫使他破产，那么至少要损失百分之五十。

在商业中人们十分坚持这种比较计算法。有这样一批骗子，他们在窃取

了您百分之三十的钱财之后，还要向您证明，您占了许多便宜，因为他们不是

骗走了百分之五十。另外一些骗子还声称不得不忍受严重的损失，因为他们

在您身上只赚取了百分之四十，本来是应该赚取百分之六十的。这种看来可

笑的计算方法在商业中到处得到承认。它使暗中破产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人

们还证明，这种百分之二十五的小折扣同由于破产所要损失的百分之五十相

比，显然是一笔纯利润。债权人被这种论证的力量所动摇，同意了这个“小小

的协议”。原来应该得到四千法郎的人，现在得到三千法郎，而且这绝不能叫

作破产。

（４）死后的破产是在主人公死后宣布的破产；死亡成了为死者辩解的口

实，说死者希望重振他的事业，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体面地做到这一点。

因此人们称赞他那高尚的品质，深切同情他那可怜的孤儿。债权人哪里还肯

打扰一个泪眼汪汪的寡妇呢！另外，如果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那这样做就是

一种残忍行为！在此期间，这个寡妇依靠几个知己的帮助，在查封前就弄走了

大量财物。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死者身上，说他没有时间来料理他的事业，再

说死者也不能死而复生，揭穿这区区谎言。如果亏空是百分之二十五，很可能

就把它抬高到百分之五十，而要这么干是不费什么事的。此外，既然破产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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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的人还算是诚实的，尤其是这涉及到非常值得尊敬的死者的罪责，而

诋毁死者的名声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只宣告破产百分之二十五该是多么愚

蠢啊！

可尊敬的破产

上述四类破产是虚构的无罪。现在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无罪的破产。如果

因为十分之九的破产者都是无赖，就侮辱所有的破产者，这是不公道的。我将

举出三个真正可以原谅的类型。我们只应该谴责那些罪恶太多的人；因此我

们先从这类同行中找出几个诚实的人，自从革命①以来这伙人已经多得不可

胜数，以致在有些城市人们不再问谁破产了，而是问谁没有破产。

（５）糊涂人的破产是不幸者的破产。他一文钱也没有拿，把一切都交给债

权人，老老实实地任凭债权人处置。其他破产者嘲笑他，说他是傻瓜②，认为

他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实际上，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同我们这个讲求

完善化能力的世纪是不相称的。

（６）狂想的破产是绝望者的破产，他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有时竟开枪自杀

或投水自尽。这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做一个老实人，尤其是在商业上做一个老

实人，简直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我必须愉快地说，在商业界还会遇到这样的人物，但这是非常

少有的，茫茫大海内罕见的游泳者③。谁都能预卜他们的命运，因为谁都知

道，十个搞商业的骗子九个会走运，而十个老实人就有九个会破产。

（７）无原则的破产是头脑简单的人的破产，他听任司法干预，听任它作出

侮辱自己和把自己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裁决，不象许多机灵的人那样善于体面

地有利地摆脱困境。——这三种诚实的骑士根本不能和那些高贵的同行相

提并论，我只是粗略地提一下。我们还是来谈谈更能赢得行家赞赏的那一类

人吧。

诱惑性的破产

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象受到其他许多邪恶者的诱惑那样受到破产者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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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呢？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那些充满魔力和赢得人心的家伙。

（８）友爱的破产，节约的破产是谄媚者的破产，他只希望他的债权人幸

福，如果不得已而使他们破费，就会觉得难过，他迫使他们同意打百分之五十

的折扣，以免吞没一切的司法从中干预。他使债权人明白，他要把他们当朋友

看待，他珍视他们的利益。他深切感谢他们向他表示的好意，他一想到还得让

他们负担诉讼费就心里不安。于是这些花言巧语和其他的阴谋诡计诱惑了一

些人，也使另一些人由于害怕吞没一切的司法而作出让步。

（９）体面的破产是那些在上流社会中深孚众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能够保

住家庭体面的人的破产。因为他们完全是规矩人，所以他们有一大批保护者，

如果他们掠夺的不超过百分之六十，那就很容易达成协议，特别是如果利用

家里的夫人和女儿当恳求者，再加上决心运用桑切斯的办法１７６：当她们去洽

谈重要事务时，让她们披着薄如蝉翼的披肩，那就更容易达成协议。

（１０）风流的破产是漂亮妇女的破产。对此抱怨是不体面的，对女性要有

所照顾。一个漂亮的妇女作买卖，破产了①，窃取了您一千塔勒②；如果您使

她烦恼不安，这只证明您不懂人情世故。她有权痛斥那些倔强的人。我曾听到

这样一位太太谈起一个债权人，她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据说，他还有

怨气，说实在的，我劝他去抱怨自己那五十个金路易吧，我该向他赊取加倍的

钱才好呢！”他和这位太太过从相当亲密，她有权说他忘恩负义。

（１１）善意的破产，这显然是使债权人占便宜的破产。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只要破产者窃取的不多，只窃取百分之四十，并且对余下的作出保证，十分可

靠的保证。这被看成是幸运的事，以致公证人都向聚在一起的债权人祝贺，祝

贺他们做了一桩极好的买卖，赢得了幸福之神的“真正的善意”。一万法郎只

损失四千，收回六千，这是真正的利益。对商业还不习惯的人是不会珍惜这种

善意的，他想全部索回他的一万法郎，并且认为，有人偷了他四千法郎。这是

多么不体面的态度啊！一个人从您那儿只拿走了百分之四十的折扣，而且在

其他方面象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您，却硬说他偷了您的财产！

（１２）有情意的破产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向您说些动人心弦的

话，对债权人大谈其同情心和美德，以致债权人如果不马上让步，如果认为替

这样的好人——这些人十分热爱被他们侵吞了钱财的债权人——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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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幸福，那就成为野蛮人了。这一类人付出的是动听的理由和谄媚的赞

词，他们抓住债权人的同情心，同他只谈论他的和他们的美德。在谈话结束

时，债权人就会感到关系大大改善了，并且发现自己有许多美德，这些美德足

以抵偿被侵吞的钱数。他少了几千法郎，却多了一些美德，这对好心肠的人说

来是一笔纯利润。

有一天，这些演员之一对我说：“我对于这些先生们非常抱歉，他们都是

十分善良、十分可敬的人。”好心的小伙子为了表示他的敬意，在第一次交易

中就利用期票掠夺他们，这是他给他们的礼物和表示欢迎的意思。他提走这

笔钱是为了同他们结识，一个月后他破产了。对这些先生来说，用一万法郎换

取他的尊敬①是何等的快事啊！

我信守诺言；我答应描述一群诱惑者。在所有这一类真正友爱的破产者

中间，看到的不外是友谊、善意、好风度和温情。如果说这一类破产是为了猎

取人心，那么其他类别的破产则引起人们的惊叹，展现出振奋的精神和超凡

的品质，表现自己的英雄。

五

中心。——宏伟的色调

  现在我们来研究商业精神的伟大发展，研究那些能证明本世纪在走向复

兴和完善化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大规模活动。破产在这里施展它的才能，并

且按照广泛的计划进行活动，对于这些计划的叙述将证明下述原则的英明：让

商人去干吧，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靠欺骗和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崇高计划吧。

战术家的破产

（１３）富裕的破产，这是具有商业天才的高级投机家的破产。银行家多朗

特拥有两百万法郎１７７，他希望尽快地不择手段地弄到四百万至五百万法郎的

财产。他倚仗自己那笔尽人皆知的资本，得到了价值八百万法郎的期票、商品

等信贷。因此，他可以用一千万法郎的资金进行投机。他从事高级的投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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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即买卖商品和国家有价证券。到年底时，他也许没有使自己的二百万翻一

番，而是损失了二百万，您以为他破产了——绝对没有，他依然得到四百万，

就好象他买卖做得不错似的，因为他手里有他早先得到的八百万，而且他借

助“诚实的”破产来处理，可以将借贷的半数在几年内付清。这样一来，他在失

去了自己的二百万以后，又重新拥有了从公众那儿掠夺来的四百万。多妙啊，

这样的商业自由！现在您该明白为什么天天都听说某商人自从破产以来过得

很好！

破产者的另一种可能是：多朗特在侵吞了四百万后，不是作为幸运的骗

子，而是作为不幸的商人，完全保持了自己的荣誉和社会的尊敬。我们来说明

一下这种情况。

多朗特在考虑自己的破产时，就已经控制了舆论。他在城里的宴会和乡

间的游乐为自己争取到热情的拥护者。纨袴子弟支持他，漂亮的女子为他的

不幸——在今天不幸是破产的同义语——而惋惜。人们称赞他的高贵的、应

该有更好的命运的品质。按照他的辩护人的说法，他几乎比被他掠夺了财产

的那些人还要倒霉。全部过失都推到政治事件，糟糕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如

善于制止愤怒的债权人进攻的公证人所常用的空洞词句上。在第一次风波过

后，多朗特就派出几个调停人，及时送几笔钱，很快就钳制住舆论，以致谁敢

反对多朗特，就说谁无人性。此外，那些被他窃取了大笔钱财的人都远隔一、

二百英里，在汉堡或阿姆斯特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已经平静下来，这些人

已经无关大局，他们在远方的怨言影响不了巴黎的舆论。再说，多朗特也只是

让他们损失了一半，而习惯认为，只窃取半数的人，与其说他有罪，倒不如说

他不幸，因此，多朗特在公众眼里一开始就是个一清二白的人。一个月以后，

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更为轰动、损失达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破产事

件上。这位只窃取了半数的多朗特又显赫起来了；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人们早

已忘怀。多朗特的家又慢慢开始接待大家，他的厨师又重新施展他那左右人

的食欲的故伎，某些对不幸无动于衷并且对上流社会也不照顾的怒气冲冲的

债权人的叫喊，由于无人重视也销声匿迹了。

这样，多朗特和他的同伙窃取公众数百万钱财的活动不到半年就结束

了，许多家庭破落了，其财产却到了他们手里，诚实的商人遭到了破产，破产

把这些商人化为同样的骗子。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使诚实的人陷入

骗子一样可耻地位的社会犯罪行为。诚实的商人尝够了二十个无赖破产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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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最后也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支付。

由此可见，所有破产的骗子中有十分之九把自己说成是遭遇不幸的诚实

的人，并且同声喊道：与其责备我们，还不如可怜我们。如果听信他们的话，他

们全都成了小小的圣人了，正如那些被罚做苦工的人硬说他们根本没有做过

坏事一样。

为此，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提出采用惩罚性的法律和法庭。真行啊！用法庭

对付那些一下子就盗窃数百万金钱的人！顺便讲一下，俗语说：绞死小偷，放

走大盗①。这在商业中可不适用，因为甚至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的庇护

下逃避司法追究。

（１４）世界主义的破产。这是商业天才和哲学天才的联盟。一个破产者在

掠夺了一个国家后，又在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制造破产，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

世界公民了。这是一种可靠的投机。他初到一个国家时是个陌生人，如有必要

就象犹太人做的那样，改名换姓，他凭借上次破产时积聚的资金马上就得到

了信贷。现代政治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就是把工业产品全盘交给那些和自己

的祖国没有固定联系、没有大地产可依恋的人管理，他们作为世界主义者可

以倚仗准备在巴黎、伦敦、汉堡、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和加迪斯接连制造的

六次破产进行投机。我将在连续发射的破产那一节中描述这种破产，这种破

产以一个世界主义者作为它搞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１５）充满希望的破产。这种破产是在革命②以后才出现的，只有不到半

个世纪的历史。过去，年轻人进入商界没有这样早，他们不到三十岁根本当不

了经理。现在，他们十八岁就经营管理一个商店，二十岁就可以制造第一次破

产，这次破产使他们有理由对继续制造破产抱很大希望。在他们中间有人不

到三十岁就已经制造了三次破产，并且不只一次侵吞了他们同伙的数以百计

的塔勒。当人们看到他们时，会说：“他太年轻，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不过我

们生活在一个年轻人的世纪里。”

（１６）先验的破产需要有广泛的计划，宏伟的精神，三十到四十个伙计的

办事处，大量的船只，在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然后是突然的垮台和可怕的

崩溃，其反响遍及世界各地，出现一片倒闭的混乱现象，商人依靠这种混乱得

到的油水可以维持十年之久。这是商业天才大放异彩的做法。这种做法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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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四分之三的人受到损失，因为在这样巨大的场面中一切都必须是大规模

的。

（１７）渐进的破产是投机者的破产。他机智地布置自己的活动，可以经历

七次到八次连续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走的道路必定不同于只筹划一

两次破产的人所走的道路。

原则是：

（１）第一次破产时只宜适度地掠夺。掠夺百分之五十就够了。不应该一开

始就马上激怒人家，如果初次行动就因大肆掠夺而失去了信用，要搞第二次

破产就很困难了。

（２）第二次破产时只宜掠夺很少很少，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便证明破产

者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的做法已经比较灵活和比较谨慎，等他从第二次

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商人，一个值得尊敬的“商业朋友”。

（３）在第三次破产时则要大量掠夺，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并且为自己表

白：这不是寻常的亏空，而是由意外事件引起的亏空。借口一些紧急的情况来

为亏空开脱，强调在第二次破产时自己行为良好，以便证明过失全在于意外

事件。

（４）在第四次破产时只掠夺百分之五十，以便证明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如

果不是环境所迫，他知道怎么安分守己。

（５）在第五次破产时可以掠夺到百分之六十了，因为公众对此已经习惯

了；在舆论对此已经习惯的情况下，多百分之十或少百分之十是无损于这类

投机的，因为人们知道，制造了四次破产的人，也会制造第五次和第六次破

产。我就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在第四次破产后，因为戴着象征虔诚和善行的

天主教神父的帽子而被人们取笑；他并不感到困惑，而是准备第五次破产。

至于第六次和第七次破产那就任意而为了。人们制造这类破产只是在接

近老年或者踌躇满志的时候。人们最容易原谅第六次破产，人老了，改也难

了，没有人再感到惊奇了。不过人们对政府却有些议论，说它不想保护商业，

说它是使诚实的商人遭受小小的损失的原因。

如果我在这里举出破产时所用的几个原则，人们是不会惊奇的。

这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就象它所由产生的经济学一样，它还没有固定的

原则，甚至还没有一套系统的术语。因此在渐进的破产中只给前面四个等级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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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一次破产者只称“骑士”①，

第二次破产时称“王子”，

第三次破产时封为“国王”，

第四次破产时则称“皇帝”。

第五、第六和第七级在商业界还没有命名。一个真正的“商业朋友”应该

上升到最高的第八音阶。为了做一个“和谐”的破产者，他必须完成七次平均

损失为百分之五十的“诚实的破产”，然后制造一次加强的，十足的破产作为

一系列破产的中心，同时允许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以补偿其他几次破产由

于只作适度掠夺而遭到的损失。以前各次破产掠夺百分之五十，的确是诚实

的定率，是人们无权非难的一笔微簿的收入，因为这是宣布破产时人们能够

接受的定额，也就是如同买点心和乘马车的价格一样的固定价格。

善于机动者的破产

我们在这一节里要研究一些大规模的机动行动，它们要求不同的破产者

为了商业的利益和崇高真理的胜利而协同动作。这些集体的机动给我们提供

了四个善于机动行动者的类型。

（１８）连续发射的破产。这种破产通常是由反击引起的，由一个波及一个

的、一连串破产引起的。我将描述一个中间类型的、资产阶级型的破产，因为

这种类型是广大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我们将找前面未作解释的那个世界主义

行家来充当连续发射的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犹太人伊斯加里约带着十万法郎②资本来到法国
１７８
，这些钱是他在第一

次破产时赚到的。他在一个城市里开业经商，在那里有六家受人尊敬和有信

用的商号是他的对手。为了夺走他们的主顾和声誉，伊斯加里约马上开始按

成本出售他的商品，这是招徕顾客的可靠手段。不久，他的竞争者就以非常藐

视的态度责备他，他对他们的埋怨付之一笑，并且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按成本

抛售他所有的商品。

于是人们欢呼：竞争万岁！犹太人万岁！哲学和博爱万岁！自从伊斯加里

约到来后一切商品都便宜了，公众对他的对手说：“正是你们，先生们，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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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犹太人，你们赚钱总想多多益善，唯独伊斯加里约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有

适当的利润就满足了，因为他不象你们那样生活挥霍无度。”老商号都说伊斯

加里约是一个伪装的骗子手，他早晚要跳出来的，但是白费力气。公众反而指

责他们忌妒他和诽谤他，并且越来越倒向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强盗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用按成本出售商品的办法，他损失的只是

他的资本的利息，就算每年一万法郎吧，但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销售

市场，在这些海港城市获得了大主顾的称号并且在如期付款的条件下得到了

巨额信贷。这个诡计一直搞了两年，在此期间伊斯加里约虽然大量出售商品，

但分文未赚。他的机动行动无人知道，因为犹太人只使用犹太人当伙计，这些

人是一切国家的暗藏的敌人，他们从来不会泄露“自家人”所策划的欺骗行

为。

当一切都成熟到可以展开活动的时候，伊斯加里约就利用他的全部信贷

在各海港城市发出大批定货单，赊购了总数达五十万至六十万法郎的商品。

他把他的商品运往国外，同时廉价出售他的全部库存货物。当所有商品都被

变成现金时，善良的伊斯加里约就带着他的公事包销声匿迹，回到了德国，在

那里，赊购的商品已经先期运到，他就赶快卖掉商品，结果，他离开法国时比

他刚到法国时富裕了三倍，他拥有四十万法郎，他又前往伦敦或利沃诺，以便

策划第三次破产。

现在面纱一下子掉了下来，在遭到伊斯加里约突然打击的那个城市里，

人们清醒过来了。他们认识到，让犹太人，让那些无所牵挂的流浪汉经营商业

是多么危险啊！不过伊斯加里约的这次破产只是讽刺剧的第一幕。让我们来

研究连续发射的破产。

这个以色列人有六个竞争者。我们称他们为Ａ、Ｂ、Ｃ、Ｄ、Ｅ、Ｆ。

Ａ长期以来陷入困境，他已经没有财产，只靠他的好名声支撑着。但是这

个以色列人的到来夺走了他所有的顾客，这种竞争他只能对付一年。Ａ对于

这种保护流浪汉的新哲学体系还不甚了解，认为自己不得不在伊斯加里约的

策略面前低头并且宣告破产。

Ｂ经受这种打击的时间比较长；他早就看出犹太人的骗局，他期待着这

场风暴赶快过去，以便把骗子手伊斯加里约夺走的顾客再夺回来。但是在这

个期间他受到国外的一个破产的牵连，这就加速了他的垮台。他以为能够支

撑两年，然而在十五个月后却不得不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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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同一家外国商号合伙，这家商号让第二个伊斯加里约（这种人每个城

市都有）弄得破产了；Ｃ由于他的伙伴破产而受到连累，Ｃ为了支持同希伯来

的恶棍竞争而作出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牺牲以后，也认为自己不得不宣告破

产。

Ｄ貌似老实，实际并不老实。他虽然二十个月来身受犹太人竞争之苦，但

还有资金来维持。不过，由于犹太人加到他头上的损失使他很恼火，他只好跟

着干起那不乏先例的罪恶勾当。他看到，他的同行中有三个人已经开步走了，

他将作为一个同盟的第四个人在真不幸或假不幸的借口下加入他们的行列。

因此，对二十个月来反对伊斯加里约的斗争感到厌倦的Ｄ，除了宣告破产就

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Ｅ贷给他的四个相继破产的伙伴巨额款项。他相信他们都有支付能力，

而在伊斯加里约的机动行动毁掉他们的事业之前，他们确实也是有支付能力

的。Ｅ被这四家商号的破产搞得精光，另外，他自己再也没有主顾了，所有的

公众都跑到按成本价格抛售商品的伊斯加里约那里去了。Ｅ看到他的资金完

了，他的信用毁了，人们向他逼债，而且他已经无力清偿债务，终于宣告破产。

Ｆ拥有充足的资金，但是由于上述五个人的破产使人们推断他即将成为

后继者，于是他在各海港城市便失去了信用。此外，还有几个达成了协议的破

产者现在削价出售商品，以便能够在最初的支付期限还款。为了加速销售，他

们削价十分之一，仍能赚回十分之四，因为他们是按损失百分之五十达成协议

的。这可把Ｆ完全压垮了，他走投无路，只有象他的竞争者一样，宣告破产。

由此可见，一个流浪汉或一个犹太人的开业足以使一个大城市的整个商

业界解体，使最诚实的人去犯罪；因为任何破产或多或少总是一种犯罪行为，

虽然往往还用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我所描述的上述六种破产的借口来加以

辩解，而所有这些借口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事情的真相是每一个人都贪婪

地抓住不受惩罚的盗窃机会。

有时连续发射的破产还会以跳射的形式在远方发生作用，同时在不同的

国家席卷十二家商号。这些商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一家主要的商号破产就

会引起所有同它有利害关系的附属商号垮台，就象一列铅制的小兵①在为首

的一个受到打击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这是在一些大的机动行动中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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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配合，这种在远方发作的跳射无论如何应当在比较精确的分类中构成

一个特别的种类。

（１９）密集队形的破产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来进行辩解以及使大多数商

人敢于作决定命运的跳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相互支持，以多取胜，就象一个

团那样，组成密集队形，以便用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样，当有利时机一到，

破产者就集合起队伍，每天在交易所宣布几起破产，他们这样迅速地接连宣

告破产，以致舆论被弄得晕头转向，而鉴于事态严重也就容易达成协议。在伦

敦可以定期看到这类破产，巴黎在１８００年也对密集队形的破产作了一次十

分漂亮的尝试，它使很多“商业朋友”十分幸运地获得了成功。

（２０）纵深队形的破产是指彼此相关的一系列破产，但是每隔三个月才爆

发一次。纵深队形的破产同天天相继宣告破产的密集队形的破产不同，它必

须在内部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便轮番宣告破产，即在前一个破产者刚刚达

成协议时宣告破产。例如，Ａ破产后三个月达成了协议，这时Ｂ必须立即宣

告破产，因为调停人现在认为公众思想上有准备并且会说：“这件事同Ａ的

事是一样的，前者必定引出后者，因此应该作出同样的安排”。同样，Ｃ在三个

月后宣告破产，然后是Ｄ，Ｅ，Ｆ，Ｇ；如果他们的行动配合得好并且保持一定的

间隔，那么他们全都可以达成同样的协议。如果指挥得当，纵深队形是一种十

分可靠的机动行动，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唯独破产的天才能

够确定什么时机采取这种机动行动。

（２１）散兵队形的破产是由一些小骗子开始的，他们发起一场大运动，而

且就在自己的小商业中到处制造小型破产。由此可见，经营将是困难的，运动

将白热化，过了不久人们就确实听到重炮轰鸣，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注意的数

以百万计的破产爆发了。最后，运动以后卫散兵即小城市零售商、食品杂货商

的破产而告结束。

捣乱家的破产

什么！这样恼人的事情还不够，那你们能给我们举出比上述一连串的情

形更糟糕的事吗？

我举出的只是最诚实的人。现在我们来研究下降的即可恶的①一翼，在

７４３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① “可恶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里我们列举的破产者都按远大的计划行动，但是忽视道德方法，从而损害

了高贵的同业公会的声带。

（２２）大规模的破产波及社会上的一切阶级直到十足的小人物、仆人以及

把自己有限的积蓄存放在伪善者那里的其他人。破产迅速地掠夺数以百计的

地主、小资产阶级和善良的人们。整个城市都卷进去了。一般说来，这类破产

对社会上不从事商业的阶层打击特别大，而且严重伤害同业公会，因为这类

破产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一些对行为规矩的商界人士不以为然的

看法。

（２３）大型的破产是某个不知名的暴发户制造的破产，他既无资金又无信

用，却成功地投身于大事业，并且在那里制造了象身居高位和实力雄厚的银

行家们所制造的那样巨大的破产。人们普遍要问：这么一个无赖怎么能够建

立那样多的联系并且搞出这样有油水的破产。

这种人同前一种人不同，他是从另一条道路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即唤起

舆论来反对商人的阴谋诡计，反对给这些买卖人以充分自由的荒谬法律。

（２４）阿梯拉式的破产把破产者的荣誉捧上了天，使一个国家被蹂躏得象

遭到汪达尔人的整个军队洗劫一样。在这种类型的破产中可以举出１８１０年

奥尔良城一个名叫Ｔ的外行人所搞的一次高明的破产。这个家伙以一千六

百万的亏空宣告破产，这笔钱如此巧妙地分摊给不幸的奥尔良城，以致这个

城市一下子就垮了。市民的各阶层都遭到洗劫。难民一直逃到里昂，传出消息

说：奥尔良完了，我们全都被毁了，Ｔ把一切都推入了深渊。他根据详细的报

告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诱骗掠夺各阶级，从富有的资本家直到贫穷的仆人，后

者一辈子就攒了几个塔勒①存在商人那里，却让这个商人在漂亮原则的掩护

下拐骗了。这个原则就是：让商人去干吧，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是什么样的强盗行为啊！仅仅在商业的英雄业绩这一个方面就有多少

罪行啊！说仅仅这一个方面，是因为应当看到破产只不过是这种欺骗性商业

的第三十一种特征。科学借口商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而要求给商业以充

分的自由。的确，商人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然而他们对国家和工业的利益

所在却太不清楚了。因此，科学是用它那给商人以绝对自由的理论来愚弄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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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降翼。——肮脏的色调

  现在我们由叙述伟大的英雄业绩转入叙述比较一般的成绩。破产并不象

中心的三个种类一样全都是伟大的。不过我们在左翼也还可以举出一批值得

注意的色调温和的破产者，这些富有资产阶级的优点和缺点的人将使我们在

看了这么多光采夺目的丰功伟绩之后一饱眼福。我们还将看到一些能使读者

兴奋的种类，特别是最后一类即败坏破产者团体声誉的伪善的伙伴。让我们

从比较严肃的色调开始。

狡猾的骗子手

（２５）有补偿的破产。实行这种破产，是为了使自己在一次不幸事件中的

损失得到补偿。例如，一个投机者今天由于诉讼失败，花掉了十万法郎，于是

他第二天宣告破产，而这却给他带来了二十万法郎。这样，他非但没有损失掉

诉讼费，反而赚了钱。商业的这种使自己在不利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的能

力，是它的绝妙的特性之一。他懂得利用任何陆上和海上的①灾难来为自己

谋利益的艺术。一个船主如果遇到船只失事，他第二天就可以利用一次成功

的破产使他的境况再次好转。这样的破产会无可非议地达到目的，因为公证

人会说：这不是他的过错，事情迫使他这样干的，与其指责他，不如可怜他。

一个同样被夺去了存款的地主对此反驳说：如果冰雹、洪水毁了我的庄

稼，而我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就得不到补偿。——真是妙论！难道地主不

知道，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是一个依赖他人的阶级即依赖于非生产者、依赖于

被称为商人的阶级吗？这些商人用自己的魔爪攫取了所有的工业品，靠大众

的花费来赚钱，就象一支雇佣军，在没有敌人可掠夺时，便搜刮自己的朋友和

善良的人们。商人就是这样，他是真正的工业哥萨克，他的座右铭是：我不是

为了荣誉去工作，我必须多少捞一点。每个商人都想捞一把，如果有人以为借

助诉讼或其他办法可以从他身上捞一把，那么他自有对策，这就是利用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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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破产从别人身上捞回来。

（２６）别具一格的破产。这是聪明人的破产，他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

况，拿出一部分钱应付风暴和制服难对付的人。如果他想在破产中赚二十万

法郎，他就窃取三十万法郎，拿出三分之一来派用场，即送礼等等，他懂得如

何安抚大喊大叫的人并使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儿送一笔钱，那儿送一笔钱，

自己的事情也就畅行无阻。结果破产给他招来了许多朋友，这些人都尝过一

点甜头，都说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规矩人。

（２７）得寸进尺的破产。这种破产表演的是剧情发展越来越有趣的多幕滑

稽戏。起初把事情说成是小小的困难，即资金周转不灵，因此要求打百分之三

十的折扣，以免垮台。债权人有点坐立不安了，就悄悄地进行交涉，因为有人

提醒他们事情也许还会恶化，必须支持某某人。但是过了三个月这个人又不

行了。他再一次到债权人那里去，弄得债权人又为他的破产担心；他承认事情

比预想的更坏，必须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有几个债权人发火了，事情纠

缠不清了，于是便宣告破产，而条件却如此之好，不是损失百分之五十，而是

损失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并且余款可以过几年才还清。而所以能这样容易地

达成协议，是因为债权人受人巧妙地摆布，逐渐习惯了最初是百分之三十，后

来是百分之五十，最后是百分之七十的损失，他们已疲于争斗，只好签字了

事，在这件可恶的事情上彻底认输，虽然最初言明只损失百分之三十。这种方

法并不是最坏的，可以推荐给那些恪守原则的投机家。

（２８）虔诚的破产。这是从事各种宗教慈善事业、在举行宗教游行时手持

华盖饰带１７９的圣徒的破产。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信贷和存款人，并能秘密地

组织大规模的破产。我见过这一类破产，损失达百分之九十。这种破产的优点

在于破产者能得到相当多的人原谅：咳，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要说他在商

业上不走运，那是因为他不关心尘世的财富。——这种虔诚被用来促成妥

协，虔诚的使徒通过妥协保住了一大笔尘世的财富，再加上对另一个世界的

财富的希望。

笨伯的破产

在每一种职业中都可以发现一些无知的人，他们不按规章办事，用最好

的材料做出最差的活。破产者当中也有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只会把黄金变成

铜，在别人能进行出色交易的地方，他们却非常愚蠢地陷入破产。这里略述四

０５３ 弗·恩 格 斯



种破产，因为这一类真正诚实的破产没什么意思。我举这一类例子只是为了

保持分析的完整性。

（２９）出于幻想的破产。这是上当受骗者的破产，这些人受花言巧语的引

诱去从事商业，他们不懂商业的狡猾奸诈，当然象扑灯蛾一样，落得个自取灭

亡的下场。１７８９年以来，可以看到许多根本不必卷进这场混战的大财主，怎

样在混战中白白地丢掉了一大笔遗产，以丧失财产和荣誉的破产而告终。关

于这一点必须指出：只有诚实的人才会在破产中失去荣誉，而懂得商业的伟

大原则的骗子手则善于利用自己的破产来获得财产和荣誉。但是处于商业这

个马蜂窝里的大人先生们还想按照诚实的方法办事，他们遭到阴谋家的包围

和戏弄，必然以出于幻想的破产而告终。许多小财主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

受商业狂的引诱，抛弃了自己的田园，卖掉了自己的小片地产，到城里去开一

家小店铺，走向他们的不可避免的破产。

（３０）衰朽者的破产。这是至死还想手持武器的不可救药者的破产。有不

少本应退休的人，他们因年龄所累，办事糊涂，不了解最新成果，在衰朽之年

失去了慢慢积累起来的财产，并且顽固地坚持干下去直到不断重复的失败造

成无法避免的破产。一个人年已八旬，独身，拥有二百万法郎，这对一个老光

棍来说真是绰绰有余，但是他在应该退休思过之年还要顽固地继续从事商业

这一行。应该怎样称呼这个人呢？如果这样一个人破产了并且在八十高龄时

失去了自己的富足的财产，那可真是一个商业狂。这样的人就是衰朽的破产

者，他是这一节的典型人物，对每一类破产我都举了一个典型人物①，以免人

们说我夸大其词。此外，在每一个城市里都能发现许多这样的高龄狂人，因为

他们坚持继续搞商业，应当落得不光彩的下场。现在，一切都是精挑细选的，

在商业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需要的是对新战术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如果破

产在年轻人看来不过是逢场作戏，那么对在二十年以前就应该考虑退休的富

裕的老年人说来，就无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了。

（３１）受压抑的破产。这是激烈的竞争者的破产，他们故意走向破产，他们

破产是为了从对手身上争夺一点利润。可以看到他们中间许多人常常作亏本

生意，希望对手先于他们而破产，于是自己便成为战场上的获胜者。特别是在

运输公司和象波克城１８０那样的纺织品集市上充满着这种混战，其结果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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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者”被迫宣告破产。

（３２）蠢猪似的破产。这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不按原则进行活

动，使妻子儿女和自己一起破产，而且还落入司法机关的魔爪，遭到“商业朋

友”的歧视，因为他们只尊重遵守原则的富裕的破产者。对于使妻子儿女同自

己一起破产的人，商业上有一句行话：“这是一头十足的蠢猪。”假如他制造了

一次有油水的破产，那么人们将称他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头脑聪明的人。

伪善的伙伴

我把那些使可尊敬的破产者团体遭到公众歧视的人称为伪善的伙伴。这

种人有的令人愤慨，有的则令人发笑。我没有把那些盗窃数百万钱财的先验

的破产者归入这一类，因为他们始终受人尊敬，不会损害团体的名声。在文明

时代，大盗从来不受人歧视，而小偷倒是真正要处以绞刑的。既然他们激起舆

论反对欺诈行为和小的破产，他们就不配加入团体，而只配得到伪善的伙伴

的称号。

（３３）骗子手的破产。这是一些小无赖制造的破产，他们在破产时尽干一

些令人十分讨厌的小偷小摸行为，以致邻人说应该对他们判处绞刑。如果掠

夺十万塔勒，人们倒不会这样说了，可是偷窃一百塔勒就会使人想到绞刑，不

过这种想法对骗子手来说并不危险，因为破产者团体是不允许触动自己的同

伙的。否则，司法机关会很快认为自己有权从追究小偷到追究大盗，而这对于

那些按照伟大原则办事并且在一次“诚实”的破产以后在上流社会已占有地

位的人将会是很麻烦的事。

（３４）恶棍的破产。这是除了使用卑鄙的无赖手腕还使用巧妙诡计者的破

产，例如他先自盗，然后再运用动之以情的策略。

小商人斯嘉本１８１制造了一次只有四万法郎①的可怜的破产；他占有了三

万法郎作为这一行动的利润，然后把余下的一万法郎交给债权人。如果有人

问他为何亏空三万法郎，他就会说：他不善于象大商人那样记账，说他遭到了

“不幸”。你们也许以为斯嘉本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一个只盗窃三万法郎的

小偷。——债权人难道不知道，如果司法机关插手，他会把其余的一万法郎

当作一顿早餐吃掉？所以即使丢掉这一万法郎，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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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斯嘉本判处绞刑，那也许得再拿出一万法郎，而且还不知道行不行。因此收

下这不多的一万法郎，总比损失一万法郎，甚至还得花费这么多的钱要好些。

斯嘉本通过他的公证人提出这种理由，这样一来，破产者就以司法机关来威

胁他的债权人。而债权人又何必对斯嘉本发火呢？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学习他

的崇高榜样，另一些人的经历已经超过了他。正象狼不会互相残杀一样，斯嘉

本不久就找到了一批人签字同意他的建议，另外一些人由于害怕司法机关干

涉也签了字，还有一些人是死硬派，他们说：哪怕牺牲一切也要把坏蛋送去做

苦工。于是斯嘉本就指使自己的妻子儿女以他们所擅长的哭诉去博得这些人

的怜悯。这样斯嘉本和他的公证人在几天之内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签字，那

些拒绝签字、现在已用不着的人却受到了揶揄。人们拿这些人的愤怒来取乐，

斯嘉本则报之以讨好话和深鞠躬，而且在第一次破产顺利结束后已经考虑新

的破产了。

（３５）溜之大吉的破产。这种破产多为大城市的一些小租赁人所采用，他

们在付款期临近时就在夜幕的掩护下携带着自己的可怜的家当悄悄地溜走

了。这种形式的破产在里昂的丝织工中极为常见。此外还必须把那些追逐时

髦的男女计算在内，他们在餐厅、服装店和鞋店订购最好的物品，价钱在所不

计，因为一旦债权人开始变得使他们烦恼，他们就存心以花言巧语相报，并且

溜走了事。

这种形式的破产是很可笑的，使团体遭受不良影响。人们在指责这种人

欺骗了二十个小店主时，也容易习惯于指责那种由于宣告破产而使二十个家

庭遭殃的规矩人。为了不损害诚实破产的“商业朋友”应有的尊严，必须压制

这种批评的自由。

（３６）令人发笑的破产。这是小零售商的破产，这种人也象那些地位高势

力大的银行家一样以最合适的形式来制造破产，而付给自己的债权人的数额

不超过百分之五。里昂就有一个因扮演滑稽角色非常出色而深受观众喜爱的

演员制造了这样的破产，他按照通例愿给自己的债权人提供百分之三的数

额。有些债权人很愤怒，要法警去找他，但是他却象在舞台上演《律师巴特兰》

一剧时所做的那样愚弄司法机关，而所有的公众都站在他一边。他的破产是

一出非常滑稽的、有许多精彩场面的喜剧。债权人很想破口大骂，而公众却象

嘲笑《律师巴特兰》中的吉约姆那样嘲笑他们。

我已经约略阐述了所有这些破产的定义。但是我列举的也是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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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把它看作一个轮廓，每个人都可以对遗漏的特征加以补充①。其中有许

多是值得注意的。前几天巴黎报纸还报道了一个名叫Ｙ的人所搞的一次十

分出色的破产，他只用一万法郎就办起了一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机构。它好

象是叫商业振兴所或者别的什么响亮的名称，他利用这块招牌从几个呆头呆

脑的人那儿弄来了百万法郎，这笔钱他照例以一次成功的破产相报。总之，可

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所收集的破产种类的数目增加一倍。

七

结  论
②

  如果考虑到破产仅仅是商业的三十六种特征之一，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

在这样一个毫不留情地对待社会一切阶级的罪行甚至还公布国王和教皇的

罪行的世纪里，这个如此可怕的罪恶之源即商业机构还未得到剖析。

人们在阅读这本有关商人的劣迹恶行录时，立刻就会问道：这个自称为

崇高真理之友的世纪怎么能借口商业是必不可少的而真心诚意地热衷于骗

人的商业呢？因此人们似乎只得忍受我们就商业的罪行之一即破产所列举的

那些欺骗盗窃行为了。

不过我们还是把有关破产的话说完吧。

俗语说：司法机关只绞死小偷，这在商业上已被证明是谎话。破产，哪怕

是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自己的庇护下逃脱司法追究。这在最后一类（伪

善的伙伴）③即小破产者中可以看到。

要想举出几个狡猾的破产者受惩罚的例子，那是枉费心机；一百人中有

九十九个人都成功，如果第一百个人失败，那这个人一定是个不善于玩弄阴

谋的傻瓜；因为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保险，以致老一套的谨慎的措施早就

被人遗忘了。从前破产者都逃往特里扬，列日或卡鲁日，但是自１７８９年复兴

时期以来这种习惯已经被抛弃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制造破产。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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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动声色地策划，而当破产发生时，他们就到乡间亲友家里去呆上一个

月，在这期间公证人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几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露面，公众

对这些事情早就习以为常，视同儿戏，称之为“分娩”，并且若无其事地说：“某

某刚生完孩子，又抛头露面了。”

我曾经指出，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硬把诚实的人拉上无赖汉道

路的社会犯罪行为。如果除破产之外再加上证券交易和许多其他罪恶行径，

那就会发现我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文明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象他们从事商业

以来那样干过这么多政治上的蠢事。只梦想平衡和保证的哲学家从来没想到

要为社会机体争取到象政府——颇有预见地——要求其国库代理人所提出

的那种保证！君主采用缴纳保证金和坚决惩罚胆敢挥霍或盗用公款者的办法

来保证收税官的忠诚可靠。因此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收税官把税款攫为己

有，却上书政府说什么“由于时世艰难，境况险恶，种种不幸事件，等等，一句

话，我已破产，没有偿债能力，或者随便怎样说都行。您的金库应有一千万，我

付给您一半，五百万，五年内付清。望您对可怜的税收员遭遇的不幸给予同

情；请继续信用我，为您掌管金库，否则我现在要付给您的那一半也无力支

付。如果您保留我的职务和收入，我将尽力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也就是说，

当金库再度充实时，我将以第二次破产来报答您”。

所有破产者上书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这样。收税官之所以不效法这个榜

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任何哲学学说都不能使他们免受惩罚，而破产者却能

在下列原则的庇护下逃避惩罚：给商人以充分自由，不要求他们保证不搞阴

谋诡计。

［结 束 语］

傅立叶写的就是这些。《法郎吉》第２册刊载的这篇文章的续

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ａｃｃａｐａｒｅｍｅｎｔ）和寄生现象等三章，这

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１８２一书中发表。由于

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前面摘录的片断已经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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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我的摘录也就到此为止。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①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而且

首先致力于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一学店

员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

的，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在这方面谈了许多

问题，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注意。不

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同样是“抽象的”，他靠自己的谢利叶

方法构思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傅

立叶的毕竟是天才的奇想不能用来为干瘪的德国理论的枯燥无味

的所谓发展进行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

才有了对未来的构思，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整理一下过去

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指点未来应该走向何方。例如，可以把傅立

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代（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

文明时代）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作一番比较。黑格尔的绝

对观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

终于不顾有四个世界帝国１８３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

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构思，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

构思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被颠倒了的，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

系的发明家的构思就没有任何内容了。

现在该是德国人真正停止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

他们非但可以从几份贫乏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

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最初从

第三手材料中得到的事实向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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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就是这样。在德国，哪一个论

述社会问题的人不对傅立叶评论几句从而最彻底地暴露了德国人

做事切实认真啊！其中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１８４，他立刻利用“罗·

施泰因的杰作”搞起世界史的构思，这种构思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

是它所依据的全部事实都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

已经有二十次确定了他在“绝对观念发展中的地位”——每一次确

定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德国的理论每一次实质上都以施泰因先

生或其他不太可靠的文件为根据。也正因为这样，德国的“绝对的

社会主义”内容贫乏透顶。稍微谈谈近来大家称为“人性”的东西，

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不如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

——而这是来自第三手或第四手材料——稍微谈谈财产，稍微为

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谈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

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１８５，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

会却茫然无知，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主义

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党性、“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

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有人却想用这些无聊的东西使德国走

向革命、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那些半共产主义的和十足共产主义的讲师们花

功夫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倒是和任何一本德文书

一样容易买到），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构思并达

到其他目的！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少新思想——即使在目前对

德国来说也还是新的思想！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

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当前的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是

无产阶级的处境，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

是主要问题，但是对当今社会的批判就仅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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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后期著作以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他提供了这样的证

明，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现存社会完全应该受

到谴责，一个人仅仅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也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内部

的相互关系而不涉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

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只有傅立叶一人。

傅立叶毫不容情地揭穿上流社会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

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无聊；他嘲笑他们的哲学，嘲笑他

们为使日趋完善的完善化能力臻于完善和为追求最高真理而作的

努力。傅立叶嘲笑他们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

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遭到他的精辟批判的和气的商业，把他们

的并非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被他们当作婚姻关系的组成部分的

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

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存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人们有时谈论恋爱

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

空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家庭不

和抱怨几句——连个杂种都没生出来！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这个运动的实践

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

国的革命都属于这个运动的实践，——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

和文献方面做出象他们的邻国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

后，才可以提出象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

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

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很拙劣。这种

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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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弄到，有一部分

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

并且在１８４５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兴趣的材料。这些著作的宝贵

内容即使在今天对德国也还是新鲜的，为了使它们容易理解起见，

我们必须象法国人那样从事编选工作，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一

切材料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国外重要的社会主义

文献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流

畅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

工作１８６。可以预期，这一工作将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们的

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拉芒什海峡的彼岸，这些问题

早已争出一个孰是孰非来了。他们只有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

过些什么，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５年下半年

载于《１８４６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

１８４６年曼海姆版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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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费 尔 巴 哈
１８７

  （ａ）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归结为（１）自然哲学——消极地崇拜

自然，如醉如痴地膜拜自然的壮丽和万能，——（２）人类学，即（α）

生理学，——这里所讲的，没有任何新东西，全是唯物主义者已经

说过的有关肉体和灵魂的统一，只是讲得不那么死板，而是多少有

点夸张，（β）心理学，归结为把爱捧上了天的颂歌，类似自然崇拜，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新东西，（３）道德，要求——符合“人”的概念；

生效的无力１８８。参看 ５４，第８１页：“人对于胃的道德的和理性

的态度，在于不把胃当作一种兽性的东西看待，而是当作人性的东

西看待。”—— ６１：“人……作为道德存在物”以及在《基督教的本

质》中对道德问题大发议论。

（ｂ）人们在今天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在社会内部满足自己的需

要，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

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

往，——所有这一切，费尔巴哈是这样来表述的：

“单个的人本身并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性中，包含

在人和人的统一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之间的差别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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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本身就是人（在一般意义上），和人结合起来的人，自我和你的统

一，则是上帝”（即超出一般意义的人）（ ６１、６２，第８３页）。

哲学竟到了这种地步：它提出人们之间必须交往这样一个平

凡的事实——一个不予以承认就决不会产生曾经存在过的第二代

人的事实，在性的区别中就已经存在的事实——作为自己的全部

经历终结时的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还采用了“自我和你的统一”这

样一种神秘的形式。如果费尔巴哈指的主要不是性行为、种的延续

的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这句话是根本不能成立的。① 既然费

尔巴哈的共同性成了实际的，它也就局限于性行为以及对哲学思

想和问题的谅解、“真正的辩证法”（ ６４）、对话、“精神的人和肉体

的人的产生”（第６７页）。这个“产生出来的”人除了又在“精神上”

和“肉体上”“产生人”以外，以后再做什么，——关于这一点，只字

未提。费尔巴哈知道的也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

“是这样一个真理：任何存在物本身都不是真正的、完善的、绝对的存在

物，真理和完善只是两个本质相同的存在物的结合和统一”（第８３、８４页）。

（ｃ）《未来哲学》一开头就表明我们同他之间的区别：

１：“新时代的任务，是把上帝现实化和人化，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和溶

解为人类学。”参见：“否定神学，是新时代的本质。”（《未来哲学》第２３页）

（ｄ）费尔巴哈在 ２对天主教和新教加以区别——天主教：

“神学”，“关心什么是上帝自身”，具有“思辨的和直观的倾向”，而

１６３费 尔 巴 哈

① 正是因为人＝头＋心，为了创造人而需要两个人，——在他们的交往中一个作

为头，另一个作为心——男人和女人。否则就不可想象，为什么两个人比一个

人更人性一些。圣西门主义的个体。



新教只是基督学，把上帝留给上帝自身，把思辨和直观留给哲

学，——这种区别不外是由与不发达的科学相适应的需要所产生

的分工。费尔巴哈只从神学内部的这个需要来解释新教，而独立的

哲学历史后来也自愿附和这种解释。

（ｅ）“存在并不是一种可以同事物分离开来的普遍概念。存在和存在的东

西是一回事…… 存在是本质的肯定。我的本质是怎样的，我的存在也就是

怎样的。鱼在水中，但是你不能把鱼的本质同这种存在分离开来。语言已经把

存在和本质等同起来。只有在人的生活中，而且只有在反常的、不幸的情况

下，存在才会同本质分离；这里会出现这种情形，即并不是在有了一个人的存

在的时候也就有了他的本质，但是正因为这种分离，当人的肉体实际存在的

时候，他的灵魂并不就真正存在。只有你的心存在的时候，你才存在。但是，一

切事物——违反自然的情况除外——都乐意在事物所存在的地方，都乐意是

事物所存在的样子。”（第４７页）

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除了违反自然的情况，除了个别反

常的情况，你乐意在七岁时成为矿井的守门人，每天单独一人在昏

暗之中度过十四个小时，既然你的存在是这样，你的本质也就是这

样。走锭精纺机的拈接工也是一样。你的“本质”就在于，你应当服

从某一个劳动部门。参见《信仰的本质》１８９第１１页，“得不到满足

的饥饿”……

（ｆ） ４８，第７３页：“只有时间是把对立的或矛盾的规定以不矛盾的方式

联结在同一个存在物中的中介。至少对于生物来说，是这样的。例如在人中间

就表现出这样的矛盾：时而是这种规定、这种企图支配着我，充实着我，时而

又是完全另一种甚至直接对立的规定、企图支配着我，充实着我。”

费尔巴哈把这叫作（１）矛盾，（２）矛盾的联结，并且认为（３）这

２６３ 弗·恩 格 斯



是由时间来实现的。当然，是“充实了的”时间，但终究是时间，而不

是在时间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论点＝只有在时间中才可能有变

化。

弗·恩格斯约写于１８４５年秋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５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６３费 尔 巴 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
１９０

  布鲁塞尔，１１月２０日。布鲁诺·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３

卷第１３８页及以下各页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

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１８４５》作了几句结结巴巴的回答。首先布

·鲍威尔宣称恩格斯和马克思对他不理解，他极其天真地重弹他

那些自命不凡的早已变成毫无价值的空话的老调，并且抱怨这两

位作者不知道他的那些警句，如“批判的无尽的斗争和胜利，破坏

和建设”，批判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只有批判家才摧毁了整个宗

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批判家过去工作而且现在还工作”，

以及诸如此类的响亮的誓言和感人的表露。鲍威尔的回答本身就

直接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

的新的令人信服的样板。就是说，“勤劳的”批判家认为，不以恩格

斯和马克思的著作，而以《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５月号第２０８页及

以下各页）所载的对这本书的平庸而混乱的评论１９１作为他感叹和

引证的对象才更符合他的目的——这是他抱着批判的谨慎态度不

让他的读者知道的一种把戏。

鲍威尔在抄写《汽船》杂志时，只是用默默地然而意味深长的

耸肩来中断抄写的“艰巨的工作”。一当批判的批判没有什么好说

了，它就耸耸肩。它求救于两片肩胛骨，尽管它憎恨感性，它只知道

４６３



把感性想象成一种“棍子”（见《维干德季刊》第１３０页），一种对它

的神学的贫乏进行惩罚的工具。

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

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勤劳的”批判家把评论员编造

的东西抄下来，强加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然后对非批判的群众——

他用一种眼色置他们于死地，又用另一种眼色向他们卖弄风情

——得意扬扬地喊道：“请看，我的反对者就是这个样！”

现在我们逐字逐句比较一下记录下来的这些材料。

这位评论员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写道：

“为了杀害犹太人，他〈布·鲍威尔〉把他们变成神学家，把政治解放的问

题变成人类解放的问题；为了消灭黑格尔，他把黑格尔变成辛利克斯先生；为

了摆脱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费尔巴哈，他就叫嚷‘群众，群众，群众！’并且一

再叫嚷‘群众，群众，群众！’为了赞美精神，他把群众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精

神就是批判，就是绝对观念在沙洛顿堡的布鲁诺身上的真实体现。”（《威斯特

伐里亚汽船》，同上，第２１２页）

“勤劳的批判家”写道：

“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的人最后”变得“幼稚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

小丑”，并且“想使我们相信”，“他十分严肃地断言，为了杀害犹太人，布鲁诺

·鲍威尔，云云”——后面是一整段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逐字逐句抄来

的、在《神圣家族》中根本找不到的话。（《维干德季刊》第１４２页）

请拿这些和下面的论述相比较：在《神圣家族》中关于批判的

批判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和对政治解放的态度，主要是第１６３—

１８５页；关于它对法国革命的态度，第１８５—１９５页；关于它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第２２—７４页，第２１１页及以下各页，第

２４３—２４４页和关于盖罗尔斯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一整章，第２５８—３３３页。１９２关于批判的批判对黑格尔的态度，见

５６３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



“思辨结构”的秘密和以下的叙述，第７９页和以下各页以及第１２１

和１２２、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６—１３７、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５—２２７和３０４—３０８页，

关于批判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态度，见１３８—１４１页，最后，关于对

法国革命、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斗争的结果和趋向，见第

２１４—２１５页。

从这些引证中可以看出，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给这些论述

作了一个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概括，这个概括是

“纯粹的”和“勤劳的”批判家用“建设和破坏”的巧妙手法强加于原

著的。

不仅如此！

这位评论员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写道：

“他〈即布·鲍威尔〉打算用庸俗的自我礼赞来证明，凡是在他过去受群

众的偏见束缚的地方，这种束缚都只不过是批判所必需的外表。对他的庸俗

的自我礼赞，马克思答应写以下的烦琐的论文《为什么正是必须由布鲁诺·

鲍威尔先生来证明圣母马利亚怀了孕》来予以回答，云云。”（《汽船》第２１３

页）

“勤劳的批判家”写道：

“他〈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的人〉‘要向我们证明’，并且最后他自己也

‘相信’自己的欺骗：凡是在鲍威尔过去受群众的偏见束缚的地方，鲍威尔都

想把这种束缚说成只不过是批判所必需的外表，而不是相反地说成批判的必

然发展的结果，因此，他愿写以下的烦琐的论文《为什么圣母马利亚怀了孕

……》来回答这种‘庸俗的自我礼赞’。”（《维干德季刊》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在《神圣家族》第１５０—１６３页
１９３
读者可以找到专门论布鲁诺

·鲍威尔的自我申辩的一节，遗憾的是在那里烦琐的论文连影子

都没有，因此根本谈不上象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所臆想的那样，

用它去回答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申辩，而甘愿效劳的布鲁诺·

６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鲍威尔却把这些当作引文从《神圣家族》抄下来，甚至把有些话加

上了引号。实际上这一论文在另外一节中而且是在联系到别的问

题时提到的。（见《神圣家族》第１６４和１６５页１９４）至于在那里是什

么意思，读者可以自己去研究，并且会再次对“勤劳的批判家”的

“纯粹的”狡猾感到惊讶。

最后“勤劳的批判家”大叫道：

“这些东西〈指布鲁诺·鲍威尔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摘抄下来并强加

于《神圣家族》的作者的那些引证〉当然驳得布鲁诺·鲍威尔哑口无言，并使

批判恢复了理智。相反，马克思却为我们演了一出戏。他自己最后扮演了滑稽

的喜剧演员。”（《维干德季刊》第１４３页）

要理解这个“相反”，就必须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在威斯特伐

里亚评论员那里是当抄写员的，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向他的批

判的和勤劳的抄写员口述如下：

“世界历史性的戏剧〈指鲍威尔的批判反对群众的斗争〉不需要许多技巧

就变成了最滑稽的喜剧。”（《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第２１３页）

在这里不幸的抄写员跳起来了：去抄写他自己的判决，那他可

力不胜任。“相反！”——他打断了正在口述的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

员，——“相反…… 马克思……是最滑稽的喜剧演员！”他擦了擦

额上的冷汗。

布鲁诺·鲍威尔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

却最终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

决。

写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４６年《社会明镜》杂志

第２卷第７期，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７６３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
１９５
 

第一章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

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片断

［１］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哲学家懂得：如果

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其余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

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

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①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

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

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

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

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

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②［２］其次还

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消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

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消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

８６３

①

② 本页手稿下端残缺，少了一行字。——编者注

这里马克思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个人。”“地

质学的、水文学的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编者注



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就再次消除这些无稽之谈。①当然，

在象德国这样一个只有很可怜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这些思想发

展，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作用的废物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

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但这是具有地方性意义

的斗争。②

［２９］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

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

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

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

“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

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

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

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

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

了。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

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

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

只要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

再是鱼的“本质”了，它已经成为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把所有

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

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施蒂纳说，这种矛盾是他们

自己的矛盾，这种恶劣环境是他们自己的恶劣环境，而且他们可

９６３《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

①

② 这里马克思加了边注：“语言是现实性的语言。”——编者注

这里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和现实的运动。词句对德国的意义。”——编者注



以或者安于这种环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满，或者以幻想的方式

去反抗这种环境。同样，这同圣布鲁诺的责难也没有区别，布鲁

诺说，这些不幸情况的发生是由于那些遭到不幸的人陷入“实

体”这堆粪便之中，他们没有达到“绝对自我意识”，也没有认清

这些恶劣关系产生于自己精神的精神。

第三章 《圣麦克斯》的片断

……①［资产者……表示……所有者的统治……如今所有者多半

成了资产阶级②］

［……］“７月８日奥顿主教③和巴莱尔所作的声明已经摧毁了关于每个

人、单个人在立法中似乎有作用的假象；声明指出选民完全无能为力；代表的

多数成了局势的主宰。”

“奥顿主教和巴莱尔所作的声明”是前者在７月４日（不是８

日）提出的提案，巴莱尔同提案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在７月８日

同其他许多人一起支持过它。１９６提案在７月９日通过，因此十分令

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圣麦克斯说是７月８日。这个提案决没有“摧

毁关于每个人、单个人似乎有作用的假象”等等，而是摧毁了交给

代表们的委托书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它没有摧毁“每个人、单个

人”的影响和“作用”，而是摧毁了１７７个封建的司法区和４３１个按

等级划分的单位１９７的影响和“作用”；由于这个提案的通过，议会便

０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指达来朗，他从１７８８年到１７９１年在奥顿当主教。——编者注

这一行引文残缺不全。——编者注

这个片断前面的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２１７页（前两

段）。——编者注



失去了陈旧的封建的三级会议的性质。此外，当时所说的并不是人

民代议制的正确理论，而是十分现实的迫切的问题。布洛利的军队

长期威胁着巴黎，并且日益向它逼近，首都极为动荡不安；网球厅

的集会和御临法院的会议１９８过后还不到两个星期；宫廷同一批贵

族和僧侣阴谋反对国民议会；最后，在大多数省，由于那里还存在

封建的关税，并且由于整个农业带有封建性质，到处发生饥荒而且

感到资金严重不足。达来朗亲自宣布，在这个时刻必须有特别有效

的议会，而贵族和其他反动派的委托书则使宫廷有可能以选民为

借口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议会通过达来朗的提案后，就宣告自己

是独立的，并夺取了它所需要的权力，当然，在政治领域中，这种事

情只有在政治形式的范围内，并且只有在运用卢梭等人的现有理

论时才能发生。（参看巴莱尔 德维约扎克出版的《黎明报》１７８９年

第１５和１７号）国民议会迫不得已采取了这个步骤，因为拥护它的

广大群众推它向前。可见，由于这一点，它决不会成为“脱离了脐带

的、不讲情面的完全利己的议会”，相反，它第一个成为法国人民大

众的真正的机构，否则它就会被人民大众打倒，就象后来“脱离了

脐带的”、“完全利己的”代表被打倒一样。但是圣麦克斯通过自己

的历史事务经纪人①说这只是解决了一个理论问题；他竟把攻占

巴士底狱前六天召开的制宪议会看作教父们对教条中的某个地方

进行争论的宗教会议！不过，关于“每个人，单个人的作用”的问题

只有在民主选出的代议机构中才会发生，而且在革命时期根据相

同的经验原因，这个问题也象目前关于委托书的问题一样，只在国

民公会中提出。制宪议会还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

１７３《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

① 暗指布·鲍威尔。——编者注



代议机构和统治等级的代议机构之间的区别，资产阶级的这种政

治统治受每个单个人的地位的制约，因而也受当时的生产关系的

制约。代议机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十分特殊的产物，很难把它

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开，就象很难把单独的个人同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分开一样。

如同圣麦克斯认为１７７个司法区和４３１个按等级划分的单位

是“单个人”一样，他随后也把专制君主制及其ｃａｒｔｅｌｅｓｔｎｏｔｒｅ

ｐｌａｉｓｉｒ①看作与君主立宪制，与“怪影的统治”相对立的“单个人”的

统治（第１４１页），而把贵族、行会的成员再一次看作与国家的公民

相对立的“单个人”（第１３７页）。

“革命的目的不是反对现存的东西，而是反对这个现存的东西，反对这个

特定的状况。”（第１４５页）１９９

可见，不是反对现存的土地所有制、税收制、到处阻碍交易的

关税制和……

写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和１８４６年初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载于１９６２年《社会历史

国际评论》杂志第７卷第１部分

原文是德文

２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因为这是我们的意愿”——法国国王敕令的结尾的格式。——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２００

第 一 个 问 题：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答：是的。

第 二 个 问 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

    答：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

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第 三 个 问 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呢？

    答：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

第 四 个 问 题：他们的财产公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答：第一、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

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

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

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

础之上。

第二、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一个人的

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

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

加以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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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个 问 题：这是一些什么原理呢？

    答：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

幸福是不可分割的，等等。

第 六 个 问 题：你们打算用什么方法为实现你们的财产公有作

好准备呢？

    答：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

第 七 个 问 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２０１而不是靠某一

种资本的利润为生的社会阶级；因而这一阶级

的祸福和存亡取决于生意的好坏，一句话，取决

于竞争的波动。

第 八 个 问 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

有；并且劳动者几乎一向都是穷人。但无产者却

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的

一样。

第 九 个 问 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这些机器

发明于上个世纪中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蒸汽机、

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富人

才买得起的机器，挤掉了当时的工人，因为用机

器生产商品比原来的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

布机生产商品又便宜又快。这样一来，机器就使

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

的一点薄产，主要是他们的工具、织布机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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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钱不值，以致资本家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

一无所有。从此就实行了工厂制度。当资本家看

出这样做对他们是何等有利时，他们就力图把

工厂制度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劳动部门。他们使

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多了；结果，从前完成整

件工作的每个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

分了。这种简化的劳动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

也更便宜。这时人们才发现：几乎在一切劳动部

门都可以使用机器。一个劳动部门只要照工厂

的方式进行生产，它就象纺纱业和织布业一样

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

后的一点独立性。

我们逐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

都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了。于是，从前的中间

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劳动者早

先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

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

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先进国家里

几乎独占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

段（机器、工厂、工场等）。这是资产者阶级或

资产阶级。

二、无财产者阶级，他们仅仅为了换得生活

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第一个阶级，

即资产者。由于在这种劳动交易中买卖双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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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等的，而是资产者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无

财产者就不得不接受资产者提出的苛刻条件。

这个依赖于资产者的阶级叫作无产者阶级或无

产阶级。

第 十 个 问 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

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奴隶是某一个主

人的财产，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生活不

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无产者可以说是

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是某一个主人的奴

隶，如果没有人需要他的劳动，就没有人购买

它，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奴隶被看作

物，不算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

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

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奴隶

通过成为无产者，并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

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就能解放自己。无产者却只

有废除一切所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十一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使用一块土地，也就是使用一种生产工具，

为此，他要交出或多或少的一部分收入。无产者

用属于他人的生产工具做工，这个他人把由竞

争所决定的一份产品让给无产者，作为对他的

劳动的报酬。在农奴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

是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的，因而也是由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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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在无产者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

由竞争决定的，因而首先是由资产者决定的。农

奴的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农奴

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把他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

成财产所有者，从而进入竞争领域并暂时加入

有产阶级的队伍，即特权阶级的队伍。无产者则

通过消灭财产、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而获得解

放。

第十二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答：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

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

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

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

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

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

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

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

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

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

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

（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

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

动。

第十三个问题：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

产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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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是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

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

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共产主

义是关于奴隶、农奴或手工业者不可能实现而

只有无产者才可能实现的那种解放的学说，因

此它必然属于十九世纪，而以往任何时候是不

可能有的。

第十四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第六个问题吧。如果他们打算用启

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为公有制作准备，

你们是否因此就拒绝革命呢？

     答：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

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

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

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

必然结果。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

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

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

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

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

事业，正象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五个问题：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

会制度吗？

     答：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

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

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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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个问题：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

财产公有的过渡呢？

     答：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

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第十七个问题：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

什么？

     答：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第十八个问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答：一、限制私有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

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

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

国营农场工作。

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第十九个问题：你们在过渡时期怎样实施这种教育呢？

     答：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

在国家设立的机构中受教育和学习。

第二十个问题：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答：绝不会。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

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

关系和家庭。此外，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历史

的进程中，家庭关系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

期而经历过变动，因此，私有制的废除也将对家

庭关系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十一个问题：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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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

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

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

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

失一样。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排斥现有的各种宗教吗？

      答：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

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

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①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秘书    主席

            海 德②  卡尔·席尔③

１８４７年６月９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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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保 护 关 税 派
２０２

  （１）他们从来没有保护过小工业，只是保护机器工业。例子，

德国的李斯特学派。居利希。

（２）如果相信保护关税派说的话，他们最多是维持现状。保

护关税制度任何时候也不能使受到保护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出

售。因此它是反动的。

（３）保护关税派的最后的安慰就是：国家不是受外国资本家

剥削，而是受本国资本家剥削。

（４）而且他们说，在设想自由贸易以前，必须先实行国内的

改革。保护关税制度本身没有被授予改革各阶级状况的权力。但

是，他们说，在改革国内关系以前去改革国际关系，是愚蠢的。但

是，什么是保护制度呢？证明：实行这一制度的阶级手中有统治

权力。因此，只要保护制度有效，资本家就不会作任何让步。此

外，先生们，重大的社会改革和历史改革绝不是通过让步、通过

统治阶级的乐善好施来实行，而只能是由于客观必要性。必须强

迫实行这些改革。因此，认为在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甚至

通过对进口商品课税的形式，就能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方面

作一些改革，那是无知。我将不再谈论保护关税派。

卡·马克思约写于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８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６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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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需   求
２０３

  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几乎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需

求。需求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它的普遍推广——首先取决于世

界各国相互间对产品的了解。如果说，在发展过程中，需求创造

贸易，那么，最初的贸易又是由需求创造的。需求是贸易的物质

内容——交换对象的总和，用来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商品的总和。战

争、为了有所发现等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

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

需求的增长，直接和首先以各国现有的产品相互进行交换为保证。

需求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性等等，而带有广泛扩展的性质。这

样，各国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一或那一国家居民的消费。

例如，使东方产品更出名的十字军征讨，大大增加了西欧对

东方产品的需求。（见Ｊ第ＩＩＩ本笔记第１０６页）凡是这些产品汇

集以便进行交换的地方，都变成了世界市场的城市；在发现美洲

大陆以前，世界市场主要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在十四世纪和十

五世纪，这就是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各城市、布鲁治和伦敦。直

到现在，这些地方还有某种类似集市的东西，就是说，它们还是

商队汇集的地方。到十九世纪，集市就只具有次要意义了。（见Ｊ

第ＩＩＩ本笔记第１６６页）这些市场很少依靠本身的工业，一般说来，

２８３



它们的繁荣正是由于它们是普遍的贸易场所才形成的，——这种

情况可以由下面这一点得到证明：１４９８年以后，从里斯本逐渐成

为印度纺织品和香料的主要市场时起，意大利各城市的贸易就衰

落了。安特卫普在十六世纪也保持着从前布鲁治等城市所保持的

那种局限性。

贸易方面的领导地位。第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民族是荷兰

人（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在这个时期以前，只有大的商业

城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形成从商业城市占优势到商业民族占

优势的过渡。但是，商船航运和渔业仍然是荷兰领导地位的决定

性的组成部分。

东北欧和它作为农业地区对西欧的关系。随着这里手工业和

造船业的发展，对东北欧的原料的需求增加了，同时，它的原料

的生产也增长了。

荷兰，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的第一个工商业民族，也是

本国的农业不能满足需要、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国内农业生产发

展的第一个民族。因此，它是第一个开始大量购买谷物的国家。阿

姆斯特丹成了西欧的主要粮仓。（见Ｊ第ＩＩＩ本笔记第１６７页）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

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１９６８年 ［在巴

黎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著

作第二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８３需   求



卡·马 克 思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
２０４
 

（１） 批判 ①。批判的空想的体系。（共产主义的。）

（２）

（１）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宗教的，小资产阶级的。

（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３）德国的哲学的社会主义。

（４）批判的空想的文献。欧文、卡贝、魏特林、傅立叶、圣西门、

巴贝夫的体系。

（５）直接的党的文献。

（６）共产主义的文献。２０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底—

１８４８年１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６卷

原文是德文

４８３

① 双斜线  中的话在手稿中已经划掉。——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
２０６
 

……无产者，有利于十小时工作日法，不赞同他们对这一措施产

生的结果所抱的幻想。①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

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新的私有制理论。他们只是肯定这样一

个历史事实： 生产资料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而资产阶级所

有制关系，不再 适应 社会生产力的 最发达的社会…… 发

展，因此不再 适应工业本身的发展 ，……

既然你们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等等的观念来衡量

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 对抗 。你

们的观念本身 仅仅是适应于 是 现存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

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

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

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 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

所有制关系从 仅仅是 历史的、暂时的、仅仅适应于生产力发

展的一定 成熟性 程度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

５８３

① 这两行是马克思夫人的手笔。——编者注



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过去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和已经灭亡了

的阶级所共有的！

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

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而你们终究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在资产阶级 工业发展

过程中 ，单方面的……

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新的所有制理论。他们只是肯定事实。你

们否认最明显的事实，你们不得不否认。你们是求助于过去的空

想派。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８４８

年１月

第一次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１９０８年

３月１７日《诚实的雅科布》杂志第５６５

（６）期

原文是德文

６８３ 卡·马 克 思



弗·恩 格 斯

改革派的利尔宴会。——

赖德律 洛兰先生的演说２０７

  对“为工人们，——为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他们至今未

被承认的神圣利益”的祝酒致答词。

“公民们！是的，为工人们干杯！为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他们至今未

被承认的神圣利益干杯。为人的不容转让的权利干杯，这些权利是由两次光

荣的革命①从原则上宣布的，但是由于种种欺诈而未付诸实行，并且被人逐

渐地又从人民手中夺走了，现在只成了一个光荣而又痛苦的回忆！给人民以

政治权利，据说这是发疯。在人民处于无能、无知和道德沦丧的状态下，怎

么能把这些权利交给他们？给人民以政治自由，这是纵容盲目的和危险的力

量；这是革命——流血——无政府状态——混乱！先生们，你们了解人民；你

们生活在这个既如此富裕又如此贫穷的工业城市，你们怎能相信这样的描

绘！啊！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某些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事物的重

要方面在他们看来是琐碎庸俗的，他们追求的是滑稽可笑、想入非非、离奇

古怪的效果，——人民就是这样的！他们把某一地方的情况当作我们城市的

正常生活，在这里逃脱法网的罪犯找到庇护所，在这里有社会渣滓的生活方

式，他们说，‘人民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唯利是图的作家的话，当

然人民也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些作家为了吓唬富人，大叫野蛮人入侵了！野

蛮人！他们把这个称号加在人民头上，这是极其不能令人容忍的侮辱。嘿！如

果野蛮人这个词始终是指那些单纯质朴、强壮有力、和蔼可亲、充满青春活

７８３

① 显然是指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和１８３０年的革命。——编者注



力的人，那么也只有这些野蛮人才能挽救我们那个在衰败腐化中迅速走向崩

溃的老朽不堪的官方世界。不，一千个不！人民不是这样。不是到罪恶和荒

淫的舞台上去寻找他们。要认识他们，我们必须转入工业城市，在那里工厂

主正同挤垮他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搏斗，正处于资本的无情压力和雇佣工人的

反抗这两股吞噬着他的力量中间，他不得不降低工资，以免破产和名誉扫地。

啊！不要以为通情达理的人民总是控诉主人造成了这一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状

态。他们哪能不知道我们的工业由于产品滞销而凋敝，世界的大多数市场拒

我们于门外，在我们的旗帜遭到践踏的地方我们的贸易一落千丈呢？可是，在

这命运多舛、动荡不定、工资恐慌的状况下，工人面临的是什么呢？父亲的

劳动已经不能养家活口，女儿为了饭碗而出卖肉体，孩子不得不去照看庞大

的机器，耗尽他的尚未发育好的体力；在漂亮的织物——我们的工业产品旁

边，看到的是佝偻的男孩，憔悴的女孩和被过早的劳动压弯了腰的精疲力尽

的男人。而体力虚弱的人中间，凡是幸免于衰竭、疾病，长到正常高度的人，

将为他们的国家走上战场，准备在它的旗帜下高尚地死去！这就是城市的人

民，他们和蔼、善良、忍耐着每天的折磨，此外，他们从自身吸取如此吝啬

地分给他们的知识之光，他们读书，有时写诗抒发自己的苦难和希望，他们

出版报刊阐明有关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准备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被

某些只凭自己的皮相之见来审度事物的作家称为野蛮人的城市人民！……在

这简略而不充分的描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每天的斗争；

但是，如果发生一场从未见过的天灾，来势凶猛、席卷一切的特大洪水，熊

熊大火，或者突然发生严重的霍乱，那么是谁会首当其冲去解救人类呢？是

谁会忘却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忘却卧病在床、明天就可能死去的孩子呢？是

谁会无代价地贡献生命，尽了义务就悄然离去，甚至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呢？——人民！因此，就智慧和忠诚，理智和良心来说，人民应当行使他们

所要求的权利。而谁能比公民们更了解这一点呢？他们依靠人民的超凡的努

力战胜了贵族和僧侣的双重暴政。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在１６１４年的三级会

议上曾对这些僧侣，对这些贵族说：‘你们，是我们的老兄，你们，是我们的

老弟，因为我们都是兄弟，我们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僧侣和贵族企图封住这

位勇敢的第三等级代表的口，嗾使其爪牙叱骂他，说平民属于被征服的劣等

种族…… 人民不仅应当代表他们自己，而且说句公道话，也只能由他们自

己来有效地代表人民。那么，现在是谁在立法议会里最了解他们的利益、他

８８３ 弗·恩 格 斯



们的要求并且敢于为他们辩护呢？…… 先生们，许多人都会赞同我们的改

革原则，因为改革的必要性现在已很清楚。但是他们仍然惧怕民主主义的进

展；而在人类前进的进程中，任何重大的运动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好预兆！让

我们迅速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吧。一个高踞于一切人之上的

人，他的预言已经深入人心。拿破仑说过，‘不出五十年，欧洲不是哥萨克人

的，就是共和党人的’……在这个爱国的城市，有权这样说，欧洲不会是哥

萨克人的。如果说有人在这方面可能发生怀疑，那么肯定不是出自那些人，他

们对民族独立和１７９２年革命的热爱使每个公民都成了英雄！至于说欧洲是

共和党人的，——那么，先生们，我在这里要停一下，——九月法令２０８是有

效的，为了变得强大有力，我们在武装起来捍卫正义事业时一定要懂得怎样

保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所以我只须挑选少数几个为国争光的人的名字作为我

的思想的表达者就可以了。例如，那个为正统主义高唱赞歌，试图恢复往日

陈迹而卓著声名的人，沙多勃利昂，由于为人诚实，也不能不正视目前世界

正走向民主…… 贝朗热，他的爱国主义的赞歌将万古流传，只要还没有为

滑铁卢的惨败雪耻，我们这些和他同时代的人就应当用他的赞歌作为祈祷文

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贝朗热相信人民将当家作主。又如焕发着诗人和雄辩家

才华的拉马丁，已经越过了正统主义，——穿越平原的沼泽地，为的是更靠

拢我们。尽管他是吉伦特派的热情仰慕者，但是他秉性高尚率直，使他作出

有利于激进派的结论。不过，还是有某种东西把他同纯粹的民主主义分隔开

来了；至于我自己，我看见的只是他每天朝着我们迅速迈动的巨大步伐。著

作界的情况就是这样，先生们，这些例证的一致表明支持我们的党，应当足

以增强党的希望。再看一下科学界的情况。请看那位出类拔萃的、两个大陆

都想同我们争夺的人——阿拉戈吧！要不是有紧急任务，他已经来到这里，来

到你们中间了。他会向你们讲民权问题，比我讲的要好得多；因为在另一个

集会上他是第一个起来为他们的事业辩护的人，在那里要这样做需要不小的

勇气。可见，阿拉戈不是完全赞成民主吗？再看看艺术界，是谁用他那有力

的凿刀给最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人雕刻大理石雕像？是谁把伟大的革命人物

铸成不朽的铜像，供后代景仰？大卫·丹热！他不是也支持人民的事业吗？好，

既然这样多的杰出人物都说赞成民主或者为实现民主而斗争，那么除了认为

正义和上帝都同我们一起战斗并为我们而战斗以外，又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

呢？这些是有识之士的教导。而人民的教导不是也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吗？请

９８３改革派的利尔宴会。——赖德律 洛兰先生的演说



看波兰——英雄的波兰——她的心脏的最后一跳仍然是为自由而搏动——

它再也没有军队了；每天都有新的烈士为她的事业献身。再看意大利；她也

在渴望统一。她从曾经是她的光荣的废墟中崛起，以便赢得新的荣誉。但愿

她不要轻信自己的觉醒；她要记住马赞尼洛。再看瑞士；我感到在这庄严的

时刻，我应当很好地斟酌自己所说的话。先生们，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

我们通过回忆、通过思考能够立刻同那些和我们情同手足的人团结在一起，

但愿胜利属于他们，犹如正义和理智一直属于他们一样！瑞士的事业就是我

们的事业，先生们；激进派正在那里同两种人即我们时代的瘟神——贵族和

无用的僧侣——作斗争。尊重我们的信条，但是要和那些在宗教的幌子下为

专横暴虐效劳的人作战。目光短浅的人呵，他们看不出天才和人民这两者的

联合正意味着平等的弥赛亚即将降临！所以，我愿为之献出全部忠诚和力量

的人民呵，希望吧、相信吧。在这旧的信念已经破灭、新的启示尚未倾注到

你身上的时期，请你每夜在简陋的住处虔诚地反复吟诵这不朽的信条——
·
自

·
由、
·
平
·
等、
·
博
·
爱！是的，一切都要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交往自由；因

为人不和他人交往就不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而为了更好地压制人，腐败的

制度就力图孤立人。他们知道，一捆柴是折不断的。同样，一切都要平等，民

法面前平等，政治上平等，教育上平等，以便除了在道德上或者情操上谁也

超不过谁！博爱是产生高尚的和为人称颂的风尚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团结的

源泉，力量的源泉。①到那时劳动再也不是权利，它将是义务。但愿除了劳动

所得的和给予劳动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收入了。的确，这是拯救的办法。

呵，伟大的不朽的象征，你快来临了！人民，让我们把你的恭顺的讲解员获

得的掌声回敬给你，掌声同时也给你带来安慰和希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北极 星 报》

第５３０号，编辑部注：本报巴黎通讯员

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０９３ 弗·恩 格 斯

① 在赖德律 洛兰的演说中是：“伟大的风尚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信任、联合、

团结的源泉。”——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
２０９

  科多尔省民主派的这次聚会无可争辩地是改革派举行的一系

列宴会中最盛大的一次。出席宴会的有一千三百人。几乎所有邻

近的城市都派代表团前来参加，甚至还有由纽沙特尔、日内瓦和

琉森等地的公民组成的瑞士代表团。从主讲人的姓名——路易·

勃朗先生、弗洛孔先生、赖德律 洛兰先生、埃蒂耶纳·阿拉戈先

生——就可以很清楚地判明聚会的性质，他们都属于以《改革

报》为代表的极端民主派。不消说在这次宴会上没有为路易 菲力

浦干杯。

从邻近一座城市格雷前来的西尼亚尔先生，为“利尔的民主

派”祝酒，说他们在该市最近举行的宴会上坚决拒绝同假自由派妥

协，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智慧保全了民主主义的声誉①。

接着埃蒂耶纳·阿拉戈先生——巴黎著作界的知名人士，他

的喜剧《贵族》不久前在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就——发表了题为

《文学、科学和美术的发展》的祝词；他在自己卓越的演说中指出，

文学和科学在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一定会获得迅速的发展。

在为“法国未来的进步”②干杯时，主席请受到与会者极其热

１９３

①

② 在路易·勃朗的演说中是：“法国的未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８７—３９０页。——编者注



烈欢迎的路易·勃朗先生发言。他发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说，就法

国过去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有关未来的结论、革命给予法国民主

运动特有的不可磨灭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醒人耳目的意

见。他的演说理所当然地一再被掌声打断。这不愧为法国当今第

一流历史著作家的演说。不过，我们想对其中某一点提出一些意

见，希望人们也能以善意对待我们抱着善意写下的这些意见。

勃朗先生说道：

“我们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希望大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

思想，我们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法国，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因为法国的未来

就是全人类的未来。其实，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优越的地位，我们一方面始

终是属于本民族的，一方面却又必然是世界主义者，而且我们身上世界主义

的成分要比民族的成分强。任何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同时又想做一

个英国人，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英国所起的作用一向就是为了利

己主义而反对友爱。同样，法国人如果不想同时做一个世界主义者，那就会

否定他本国的作用①，因为法国永远不会让任何一种思想占上风，除非这种

思想有利于全世界。先生们！在十字军征讨，欧洲进军夺取圣墓的时候，是

法国卫护了这一进军。以后，当天主教神甫打算强迫我们套上教皇最高权力

的枷锁的时候，是教皇权限制派的主教们捍卫了信仰自由。是谁在旧君主制

的末日支持了年轻的共和政体的美国？２１０是法国，就是这个法国！如果我所说

的话对君主政体的法国来说都是正确的，那么对共和政体的法国来说又怎么

能不对呢？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在本国的疆土上和刑场上流尽了鲜血，但为

了巴达维亚弟兄们，仍然不惜流血牺牲，历史上哪里能找到哪怕有一点类似

这种惊人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的例子啊！２１１无论在失败的时候或是

胜利的时候，法国甚至以自己的天才的光芒照耀着自己的敌人！让欧洲开拔

十六个集团军来进攻我们吧，我们将以自由来回答欧洲。”

我们完全不想抹煞法国革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意义，也不

想抹掉全世界对共和国伟大活动家的深厚谢意，但是我们认为，上

２９３ 弗·恩 格 斯

① 在路易·勃朗的演说中是：“历史”。——编者注



述引文以世界主义
２１２
的观点来比较法国和英国的地位，那是完全

错误的。我们根本否认强加在革命前的法国身上的世界主义的性

质，路易十一和黎塞留的时代就是明证。但是勃朗先生强加在法

国身上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法国永远不会让任何一种思想占上风，

除非这种思想有利于全世界。但是我们认为，路易·勃朗先生无

法向我们举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不同于他所说的法

国。就以勃朗先生用来直接和法国对比的英国为例吧。英国发明

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我们认为，却抵得

上一大堆思想。可是英国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

界呢？法国人自吹他们到处传播文明，尤其是在阿尔及尔。那么，

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２１３不是英国，又是谁呢？法

国曾经为解放一个共和国而出了一点力，可是为这个共和国奠定

基础的是谁呢？是英国，就是这个英国！如果说，法国支援过美

利坚共和国摆脱英国暴政的解放斗争，那么早在二百年前，英国

就已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过荷兰共和国２１４。如果说，法国在上世

纪末给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那么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一

事实：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已做出了这个榜样２１５，而那时法

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学习这个榜样呢。至于讲到思想，那么十八世纪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其他人大力阐明的

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们决不能因

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

和舍夫茨别利有了更为出色的法国继承者便忘记了他们。

勃朗先生说，如果英国人“自称为民主主义者……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

历史”。

而我们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主要的证明就是应当否定本

３９３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



国的历史，应当拒绝对充满贫困、暴政、阶级压迫和迷信的过去

负任何责任。法国人还是不要在其他各国的民主主义者中间标新

立异吧；不要为他们过去的国王和贵族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吧。因

此，勃朗先生认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缺点的，我们倒认为

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大优点，那就是他们应当抛弃过去而只展

望未来。

“法国人必然是世界主义者”。是的，在法国的影响，法国的

道德、风尚、思想和政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就是这样。在

每个民族都习染了法国民族性的特征的世界里，就是这样。然而，

其他民族的民主主义者所不赞成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已决心抛弃

本民族的粗鲁的一面，同时希望法国人也能这样做。他们不满意

法国人自称是世界主义者的论断；这样的论断等于强求所有别的

人都成为法国人。

我们拿德国来做比较吧。德国是许多发明——例如印刷机

——的诞生地。德国产生的卓越思想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比法国和

英国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这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实际上，德

国却总是受到侮辱，总是陷于失望。德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能

说明，法国的世界主义究竟是什么。法国可以埋怨——这完全正

当——英国政策的背信弃义，可是德国也同样领略过法国从路易

十一到路易 菲力浦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如果我们采用路易·勃朗

先生的衡量标准，那么德国人就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然而，他

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奢望。

关于这一点就谈这么多吧。我们所以希望就这一点展开讨论，

因为这只会导致英法两国民主主义的相互了解，导致它们的稳固

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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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勃朗先生之后，弗洛孔先生为“欧洲的民主派”祝酒。

弗洛孔先生说道：

“请你环顾四周，听一听来自别的国家的声音；不是抱怨就是威吓；不是

叹息就是希望；它们都说些什么呢？它们诉诸法国革命的原则；它们在一切

专制制度面前宣布法国革命的不朽的座右铭：自由、平等、博爱！是的，正

是那些由于受奴役，由于愚昧而被引入歧途的人民对革命进行了不光彩的进

攻；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举起它的旗帜，并且保证要成为他们过去所不理解

的光荣原则的最热忱的捍卫者。这一明显的事实就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而我

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使我们的敌人害怕，更能有效地使我们想起我们的责任

了。在英国，在原有的派别之外，在世界上最富有最专横的贵族面前，人民

正组织起来。由富有经验的领导人领导的庞大组织，每天都吸收许许多多将

为人类雪耻的工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人权在英国不是新的口号。还在过去的

国内①战争时期，许多党派已经从宗教狂热和政治热情中清楚地看到了伟大

的社会真理：

亚当耕地，夏娃纺纱，

老爷们那时在哪里？２１６

这种情况差不多在三百年前就由圣约同盟派
２１７
公诸于世了。现在同一问

题又被提出来了；棉织业的巨头们就象过去的地主一样不屑于倾听劳苦人的

怨言。所以，仅仅问什么是权利，那是不够的，人民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来

夺取权利，而英国人民是知道这一点的。眼下在比利时正在组织一个联合各

国民主派的团体，正在筹备召开民主派代表大会２１８。在德国，虽然各邦君主

在玩弄恩赐宪法的把戏，人民却在设法自救。”

讲演人接着简略地回顾了波兰、意大利和瑞士的运动，并以

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

“是的，革命的种子正在发芽，土壤是肥沃的，绚丽的希望之花点缀着未

来的原野。但是冬日漫漫，我们应该赶快拿起镰刀，收割我们的庄稼。让我

们接过我们父辈留下的革命工作。让我们抓紧时机，不然我们还得从他们开

始的地方做起。”（热烈鼓掌）

５９３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

① “国内”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接着是议员赖德律 洛兰先生“为人民的主权”祝酒。

宣读了弗朗斯瓦·阿拉戈，拉梅耐和杜邦·德·累尔几位先

生写来的道歉信，随后散会。

这次示威证明，地方上的民主派正越来越脱离《国民报》派，

以便团结在《改革报》派的周围。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北极 星 报》

第５３０号，编辑部注：本报巴黎通讯员

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６９３ 弗·恩 格 斯



弗·恩 格 斯

宪 章 运 动
２１９

［“民主派兄弟协会”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

“民主派兄弟协会”在它的最近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告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工人书。告工人书由《北极星报》编辑部哈尼先生起草，

发表在该报最近一号上。２２０

告工人书在对目前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情景作了如此简练而

又如此明确的描绘之后，号召两岛工人补充自己党组织的队伍。

资产阶级到处为你们设置圈套。它为了诱使你们放弃人民宪章２２１——这

是你们应该达到的唯一目的——炮制了各种各样表面改革的计划。可是，就

在这么几年内，你们已经两次得到严重的教训，这就使你们能够深信：资产

阶级提出的任何改革计划，对你们来说，就象传说中长在死海边上的果子：外

表好看又新鲜，但里面已经全烂了。要记住为改革法案２２２进行的鼓动和争取

废除谷物法１３８的运动！

……但是，全国消除舞弊行为同盟，反国教会协会，根除贪污、改革金

融制度、废除某些捐税等等各种各样的协会，还要求你们支持。所有这些计

划的作者的唯一目的就是巩固和扩大已经在不列颠帝国执政的资产阶级的

影响。他们全都联合起来了，为的是拒绝批准你们的公民权；可见，他们是



你们的公开的敌人。如果他们真的想改善你们的命运，他们就会帮助你们掌

握最高权力了。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当你们能够选出立法机关的议员，他

们所力求达到的一切改革以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都将实现。他们既然拒绝你

们的选举权又怎能自称是你们的朋友呢？

但愿每一个工人都充分懂得这样的伟大真理：复兴工人阶级和拯救整个

社会是出生在茅屋里和阁楼上的人的事业。你们要友好地接纳每一个不承认

阶级差别并寻求与你们联合的出身于特权阶级的人；但是，千万别期待这个

或那个高踞于你们之上的阶级来解放你们…… 特权阶级使你们得不到法

律保护，你们应该在自己文明的头脑、无畏的心灵和有力的双手中寻找复兴

自己的手段。

……你们必须注意一切改革的敌人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为反对你

们的利益而制造的最卑鄙的阴谋。这些阴谋家力图重新挑起目前几乎已经平

息的旧的民族纠纷。这种纠纷曾一度激起一个国家的工人遵照自己的统治者

的示意去屠杀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以法国人民似乎想侵占和奴役英国为借

口，竭力在我岛人民中燃起对法国人民的极端仇恨。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们！你们的国家已经被敌人侵占和奴役，但这

是内部的敌人，他们既从政治方面也从社会方面把你们贬低到赫罗泰①的地

位。你们不能在增加这些敌人的武装力量的同时又从他们那里获得解放。我

们深信：真正的法国人民即无产者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他们的敌人，和我

们的敌人一样，不是在国外，而是在本国。在法国也象在英国一样，大资产

阶级独霸天下，蹂躏着劳动的子孙。法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一样，正进行战

斗，反对这个敌人并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

暂且假定，国家遭到敌人侵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人民已

经得到解放，那么英国就不用担忧了。真正保卫国家的决不是军队、舰队和

堡垒；唯一的卫国者是真正自由的人民……

但愿特权阶级篡夺的权利被剥夺，但愿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得到确立

——那时，英国也将不怕全世界的军队了。反之，只要英国的实力用于捍卫

全人类的自由和社会解放，各国人民就会兴高采烈地欢迎英国实力的增长。

８９３ 弗·恩 格 斯

① 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们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须向斯巴达地主缴

纳一定的贡赋。赫罗奉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毫无区别。——译者注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们！你们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你们为什么要

为维护你们参加不了的机构而战斗呢？为什么要为维护那些不是保护而是压

制你们的法律而战斗呢？为什么要为维护财产——你们只能把它看成是从你

们这里夺走的劳动果实的积累——而战斗呢？你们的手工业产品被抢走了，

然后你们的贫穷却成了剥夺你们的公民权的借口！你们受尽了所有者的奴

役、抢劫和侮辱，可是还要求你们为保护这些所有者而流血！让享有特权的

人，让所有者自己去为自己的利益、特权和财产斗争吧！如果他们自己力不

能及，那就让他们把人民应有的东西给人民吧！但愿他们学会服从人民的意

志；到那时整个民族就将在不列颠群岛周围筑起一道任何外国侵略者在任何

时候都攻不破的城墙！

你们首先要取得为你们的社会解放所必需的政治权力。在没有获得这种

权力时，你们要公开声明：没有投票权，就不拿武器！给我们选举权，否则

我们不打仗！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们！…… 阴谋家力图用不同国家的人都是天

生的仇敌这种可耻的和伪造的借口，挑拨一国人民去反对另一国人民，你们

要给以反击！在写着人人皆兄弟的民主旗帜周围团结起来！

代表“民主派兄弟协会”签名的有：乔治·朱利安·哈尼，厄

内斯特·琼斯，托马斯·克拉克，查理·基恩（大不列颠）；米歇

洛，贝尔纳（法国）；卡尔·沙佩尔，约·莫尔（德国）；雅·沙

贝利茨，克雷尔（瑞士）；彼得·霍尔姆，隆特贝格（斯堪的那维

亚）；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波兰）；波泽，勃鲁姆（俄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０日《改革报》，

未署名

原文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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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 国 的 局 势
２２３

  政府在干什么？什么也没有干。

议会的正式反对派在干什么？什么也没有干。

法国能期待现在的议院干点什么？什么也干不了。

基佐想干什么？继续当大臣。

梯也尔、摩莱一伙想干什么？重新当大臣。

法国靠这样一伙“你滚开，让我来干”的人能得到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也得不到。

可见，政府和反对派都注定是无所作为的。

只有谁能完成未来的法国革命？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为此能干些什么？什么也干不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和

１４日之间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６日《德意志—布鲁

塞尔报》第５号和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９日

《改革报》，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００４



弗·恩 格 斯

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

——基佐的外交政策

  刚刚公布了一份有趣的材料２２４，它就象是送给众议院的一份

新年礼物。这是用事实来说明一位伯蒂先生怎样获得巴黎附近的

科尔贝收税官职位的声明书，而且是由伯蒂先生本人公布的。伯

蒂先生所以被迫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他和他妻子的离婚案以及

审案时硬说他靠他的妻子卖身给一位和基佐先生有密切关系的绅

士先生才买到了官职。他在他公布的材料中说道：

“是的，我的官职是买来的，正如当今一切官职都是买来的一样；不过它

不是靠卖淫，而只是用现金买的。”

他接着详细地叙述了他最初怎样追求审计院副审计官的职

位；部里如何许诺他这个官职，只要他能够设法弄到一位副审计

官的辞呈；大臣①的秘书如何向他暗示，哪一位副审计官比较愿意

出卖自己的职位；他后来如何以一万五千法郎弄到了想要的这份

辞呈；以后又如何告诉他，必须设法弄到一份不是二等而是一等

副审计官的辞呈，因为政府需要这样一份辞呈来实践它在上台时

许下的诺言；如何经过讨价还价，才补上了两份辞呈的差价；如

１０４

① 指财政大臣拉卡弗－拉普拉涅。——编者注



何在最后才弄到了这份辞呈；然后内阁又表示不仅需要这份已经

提出的辞呈，而且还要一份更高的，即审计官的辞呈；这份新的

辞呈又是如何设法付了“现金”才弄到的；最后又如何建议伯蒂

先生接受科尔贝收税官职位而不再谋求审计院的职位；伯蒂先生

怎样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怎样在不同的辞呈上签了字并按预先

讲妥的金额相交换；两天以后如何发布了所有敕令，接受辞呈，并

按成交的条件提升和任命若干有关人员。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主要事实。还有其他一些次要情节证明伯

蒂先生如何一旦上了钩，付出第一笔钱，就势必要越付越多。不

过这些姑且略而不谈。我只指出，在伯蒂先生公布的材料中，所

有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巴黎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

的。所有报纸都整版刊登它的消息，而当亲自策划上述交易的财

政大臣（审计院受财政部管辖）在众议院受到吕诺先生质询时竟

公开否认发生过这一类事情，报纸更是大登特登了。吕诺先生当

时声称该部出卖职位是人所共知的丑闻。议会的多数派知道这件

事，反对派也知道这件事。简言之，人人都知道，看来，唯独大

臣本人除外。拉卡弗先生对此矢口否认２２５。现在事情已经弄得无法

暗中了结了。虽然整个巴黎几乎有一个星期闹得满城风雨，但是

政府一直保持缄默。

我们只把大杜班先生当吕诺先生将这件事提交众议院时所讲

的话重述一遍：

“如果容忍这可耻的制度重新抬头，那就根本不值得搞一次革命来消除

卖官鬻爵。”

占据报纸的另一个题目，是阿卜杜尔－卡迪尔的被俘和政府

２０４ 弗·恩 格 斯



行将作出的关于他未来的放逐地的决定。
２２６
毫无疑问，政府将承认

和实现奥马尔公爵的约言，将这位酋长送到埃及去。２２７奇怪的是，

几乎所有反对派的报纸，从《国民报》到《立宪主义者报》，都要求毁

约。无疑，约言是有条件的，承认与否由政府自行决定。拒绝承认，

在《太阳报》看来，不能说就是无耻行径。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其他

任何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干出这样的事，就会被这些报纸认为是

最无耻的背信弃义。十分明显，既然事情无法恢复到阿卜杜尔－卡

迪尔有条件地投降时的状态，那么拒绝承认他的投降条件就未免

太不宽大了。但是对于这种问题这些国民的报纸一概视而不见，它

们谴责别人的所作所为，它们也同样会这么干。主张承认同阿卜杜

尔－卡迪尔所签订的条约的，只有《新闻报》和《改革报》这两家报

纸。前者是一家保皇派的报纸，它所以要求承认是因为政府不能否

定国王的儿子①，法兰西的儿子所说的话；这样它就为王公们恢复

了革命前的老称号。《改革报》声称，不，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事关

我国的信用；在这类问题上，最好是宽大为怀，不要斤斤计较，所

以，应当承认说过的话，即便是王公说过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又是

唯独《改革报》意见正确。

我们认为，这位阿拉伯领袖的被俘，总的说来是很值得庆幸

的。贝都英人的斗争是无望之举，虽然象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

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

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柏柏尔国家的海盗

行径——英国政府从来不予干涉，只要他们不骚扰英国的船只

——，只有靠征服其中的一个国家才能被制止。而征服阿尔及利

３０４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

① 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奥马尔公爵。——编者注



亚就已经迫使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两个海湾，甚至迫使摩洛哥的

国王①踏上了文明的道路。他们只好放弃海盗行径，为人民另谋生

路，并且不靠欧洲小国的进贡而用其他手段来充实他们的国库。如

果我们会因沙漠中的贝都英人的自由被摧毁而感到遗憾，那么不

应当忘记正是这些贝都英人是强盗民族，他们的主要生存手段不

是相互袭击，就是袭击定居的村民，他们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杀

掉所有的反抗者，并把剩下的俘虏当作奴隶卖掉。远远望去，所

有这些自由柏柏尔人的民族好象很骄傲、高贵和荣耀，但是走近

一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和比较文明的民族一样，被贪欲所支配，而

且只会采取更粗暴和更残酷的手段。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

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

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

基佐先生向众议院提交了一部分涉及瑞士和意大利的外交信

函。前者再次证明他总是为帕麦斯顿勋爵所愚弄，而两者都证明

法国已开始和奥地利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是路易－菲力浦的法国

迄今还未蒙受过的最大的耻辱。以最无耻的手段实现的专制和压

迫的化身，停滞和反动的国家，竟成了经过两次革命改造的法国

的盟友！它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不过这也很好。资产阶级使这个

国家堕落得越深，算账的日子就越近。而且这一天不等资产阶级

想到就会到来。有一部分人他们未加考虑，这就是高尚的、慷慨

的、勇敢的法国人民。

《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论，已交由双方选出的评审

委员会去研究。所有的敌对活动暂时停止。本月底将作出结论。不

４０４ 弗·恩 格 斯

① 阿卜杜尔·拉曼。——编者注



管结论如何，我们希望《改革报》今后继续执行这条唯一能够拯

救法国民主的路线。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０—１３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２日《北 极 星 报》

第５３５号，编辑部注：本报巴黎通讯员

来稿

原文是英文

５０４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



弗·恩 格 斯

宪 章 运 动

［支持全民请愿书群众大会］
２２８

  宪章派委员会上星期二①在伦敦为通过全民请愿书召开了第

四次群众大会。朱利安·哈尼先生任主席。代表宪章派中央委员

会２２９的克拉克先生和狄克逊先生，麦克尔士菲尔德区的威斯特，斯

克尔顿、基恩和富塞尔先后发言。但是，这天晚上的主要发言人

是哈尼和琼斯。下面是他们的讲话摘录：

厄内斯特·琼斯先生。——我们在这里集会，为的是敦促通过一项反政

府的非常法，为的是施加外部压力，这种压力甚至会把可怜的小约翰·罗素

勋爵压成一个国家活动家。我们需要这种外部压力，②因为目前这个议会无

疑是我们过去的所有议会中最仇视工人的。（有个人喊：不是，不是！）有人

说“不是”。但是我再说一遍，从来还没有一个特权阶级象我们的资产阶级那

样，如此敌视工人。（赞同声）它从左边击溃贵族，从右边击溃民主派，并在

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宝座。我决不是想使贵族复兴。不！不要去碰被

压伤的蛇，它会咬伤想把它治好的人的手…… 在贵族的统治下，劳动阶级

是尚能吃饱的奴隶；而维护资产阶级的先生，在你们的统治下，他们是快要

饿死的奴隶。③（掌声如雷）

６０４

①

②

③ 在琼斯的发言中，这句话的措词如下：“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尚能吃饱的奴

隶；先生，在你们的统治下，他们是瘦弱的奴隶。”——编者注

这句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１日。——编者注



因为我们的议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是资产阶级的，从而比任何时候都更是

敌视我们，组织反抗的时候到来了。而且人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也

增加我们的军队；宪章运动的老近卫军又踏上光荣的战场。我们也征集自己

的民军——几百万赫罗泰。我们也加强我们的“国防”：心中的大无畏精神，

自己队伍中的纪律，行动中的一致！（热烈鼓掌）

但是，到会的也有这样一些先生，他们对这一切感到不满足，他们声称，

几百万坚决的、组织良好的和完全自觉的人，还不足以争得宪章…… 这些

先生号召人民致富，硬说到那时人民就自由了。而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必须

争得自由，那时你们才会富裕！（鼓掌）

……要你们富裕起来！不过，怎样致富？是在习艺所，还是在监狱？或

者，你们能在贵族狩猎的禁苑内致富？或者，每周拿六先令（八法郎）就能

富裕？或者，在饥饿的爱尔兰的墓地上？（鼓掌）把这个告诉被抛在街头的曼

彻斯特工人或两万失业的布莱德弗德人吧！把这个告诉倒在自己那间被地

主①焚毁了的茅屋旁就要饿死的爱尔兰农民吧！试把这个告诉站在格罗夫纳

广场贵族大门口的乞丐吧！你们干脆对他说：他应当继续做奴隶；但是在要

他致富时别侮辱他穷！我知道，你们将引用我们光荣的土地共用社２３０来证明

人民可以富裕起来…… 莫非你们真的以为政府会让你们自由行动吗？……

这个共用社拯救了五万户，使之免于破产，但你们要相信，如果你们不争得

政治权力，议会就要阻挠你们建立其他这样的共用社！…… 但愿共用社的

成员回想一下自己的祖先即曾经拥有土地的英国自耕农的命运。他们是怎样

失去土地的？捐税把他们压垮了。

……好吧！聚钱吧，养活民军需要钱，扩充军队需要钱！你们的钱！②建

筑新的宫殿，建立新的主教管区，养活未来的王室子孙，需要你们的钱！聚

钱吧，把自己变成资产者，瞧吧，那时资产阶级就不再在你们面前发抖了！③

聚钱——这种不能实现的事似乎就是你们唯一的拯救手段！可是为什么不谈

选举，不谈我们在诺定昂的有重要意义的胜利２３１，不谈我们的组织，不谈我

们的全民请愿……和全国公会的筹备工作？

７０４宪 章 运 动

①

②

③ 这句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你们的钱！”这句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地主”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不，我的朋友们，首先我们需要选举权…… 而你们，伦敦人，为

争取选举权能够比你们地方上的兄弟做得更多…… 我们勇敢的北方人离

这里很远；他们的呼声早在到达议会以前就已消失，况且无数的军营和军事

哨所把他们同议会隔开了。而你们，伦敦的居民，有可能亲自敲打圣斯蒂凡２３２

的大门，一直敲到你们的享有特权的债务人心惊胆战地把几个世纪以来欠你

们的债还清为止！使劲地敲，正义不胜，决不停止！（掌声如雷）

朱利安·哈尼先生。——我们在这里集会，为的是通过递交议会的请愿

书…… 但是，我们既不要求怜悯，也不要求发慈悲。即使我们能低首下心

地这样做，那我们也会知道，对于我们的压迫者的慈悲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

…… 我们的祖先不就是没有央求暴君发慈悲而从查理一世这个背叛者的

压制下获得解放了吗？美国人也是没有央求慈悲就抛掉了自己的桎梏。法国

人民也是没有哀求慈悲就推翻了封建主义、教会和君主专制的暴虐统治。（热

烈鼓掌）

不，如果我们去恳求资本的恩典，这是徒劳的。我们的一切请愿如果没

有其他措施配合，将会一无所获。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要求恩典，我们要求正

义。我们不仅用自己的请愿，而且用自己的鼓动，自己的已经开始使议会中

的资产者惶惶不安的组织来要求正义。可见，在国内不要停止鼓动，因为你

们一停止鼓动，你们的一切请愿都将成为空话。

……的确，为这一斗争的目的而奋斗是值得的。看看你们祖先用双手的

力量建立并用他们的鲜血巩固起来的这个大帝国；……看看这个拥有一亿六

千万居民、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帝国，太阳不落２３３的帝国。你们这些千百

万平方英里的占领者和所有者居然没有一英尺自己的土地？这个美丽帝国的

千百万继承者居然饿得要死？它的成千上万的居民居然没有能够躲避冬季严

寒的栖身之处？不列颠帝国境内生产各种各样的财富，有天然产品，也有工

业品…… 我们的工厂引起了全世界的惊讶和忌妒。我们的手工业者、我们

的农民、我们的水手以灵巧、勤奋、大胆而驰名天下。宏伟事业和繁荣昌盛

的一切因素都具备，可是你们却为贫穷所困。这个帝国按理说是全体人民的

财产，而不是一小撮游手好闲者、投机分子和享有特权者的财产。难道它不

值得花费力量去夺取吗？你们通过宪章去夺取它吧！（鼓掌）如果僭位者要你

们拿起武器去保卫国家，只要你们没有得到你们那份所得利益，你们就拒绝

他们…… 如果你们武装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你们呢？请记

８０４ 弗·恩 格 斯



住不久前因拒绝服从而在印度被枪决的那个可怜的士兵，这就是你们应得的

份额。请拿这个同威灵顿公爵从国库中取得的二百五十万镑（六千万法郎）巨

款比一比，这就是贵族应得的份额。

好吧！如果贵族担心自己的领地，那就让他们为保卫自己的领地去厮杀

吧！如果教会害怕失去自己的大宗收入，那就让牧师和主教拿起武器吧！如

果交易所街２３４的高利贷者和掠夺者为自己的资本担忧，那就让他们去保护资

本吧！如果工厂主、商人害怕抢劫，那就让他们拿起武器并为自己的财产战

斗吧！…… 可是你们，来自人民的人，工作繁重而且工资菲薄的劳动儿女，

无家可归的受特权支配的人，你们没有土地，没有收入，不收租，不收什一

税，没有国家有价证券，没有股票，没有利润，没有高利贷利息，没有选举

权，君主既不保证你们安全，又不让你们受保护法的保护——你们应当为另

一种事业战斗或者根本不战斗！（高呼“好极了”）如果你们必须战斗，那就

为自己而战斗。（鼓掌）当贵族、牧师或资产者要求你们去打仗，你们就回答

他们：没有投票权就不拿武器！某些骗子和蠢人在侈谈国防；对于宪章派来

说，国防的唯一意思就是：土地归全体人民，给每个人住房，给每个人投票

权，给每个人枪！（掌声如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６—

１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９日《改革报》，

未署名

原文是法文

９０４宪 章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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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明镜》杂志的

读者和撰稿人２３５

  目前到处表现出一种赶快援助多灾多难的人类的高尚意愿，

这是十九世纪的光荣。但是这种意愿在德国还缺少一个中央的机

关刊物，这样的刊物既能报道应予消除的灾难，又能公布为了消

除灾难而希望实行或已经实行的办法，并且能较详细地阐明这些

办法的成败得失。现在我们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个刊物的创刊号，同

时希望每个仁爱之士把支持《社会明镜》当作自己的义务，为它

写一些合适的报道。

为了找出并采用一些办法来切实而彻底地消除我们社会生活

中各式各样的而且还被人为地掩盖着的罪恶，首先必须查明这些

罪恶。因此《社会明镜》打算把社会机体的所有弊病提交自己的读

者裁判；它将刊登一般评论、专题文章、统计简讯和关于某些典型

事例——这些事例将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说明一切阶级的社会关系

并将有助于为消除社会罪恶而成立的团体１８５——的记叙文；杂志

将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

由这样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实。

我们首先要注意工人阶级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在现代文明

社会的所有罪恶中是最突出的。我们特别欢迎记叙文、统计材料

和来自德国各地、首先是来自那些灾难深重的地方的各种有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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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事实，也欢迎关于需要救济的人即一般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

之间的数量比例的报道；关于赤贫现象增长情况的报道，等等。

我们把工人的精神状况、智力状况、道德状况以及他们的身

体状况列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并乐意收到关于无产者的健康情况

——只指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的报道，关于他们的教育和道德

情况的报道。对犯罪行为、卖淫行为的统计，特别是附有关于在

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生活条件下的对比材料的这类统计，也将受

到重视。

在这方面对于《社会明镜》的宗旨来说最能获得成果的调查

范围是：

（１）大城市。离开人数众多的拥挤在狭小地区的无产阶级，它

们就不能存在。在这里我们除了要注意贫困到处引起的通常后果，

还将注意，人口如此集中对劳动阶级的身体情况、智力和道德情

况的影响。记叙文、统计、医疗和其他方面的报道，以及能揭露

我们的大小城市中那些多半被掩盖起来的“贫民窟”的各种事实，

都将受到欢迎。

（２）工业区和工厂区。它们的存在同样取决于人数众多的无

产阶级的存在。这里我们希望我们的撰稿人尤其要注意以下因素：

ａ．劳动的性质本身；按劳动性质来说或者由于在这一生产中

劳动条件不合适和劳动时间过长而对健康有害的各个工种；工厂

里的儿童劳动和妇女劳动及其后果；对无产者的已经工作和没有

工作的妻子儿女的漠不关心态度，家庭的离散，成年男子的劳动被

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所排挤，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等等。

ｂ．工人对其雇主的依赖关系。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自己的

责任是支持没有保护的工人阶级去反对权力，也就是说，反对资本

４１４ 附  录



家令人遗憾地不断滥用权力的行为。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

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责，而且将对我们的撰稿人就这类事件撰

写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的最确切的报道，表示特别的感谢。

如果工厂劳动时间延长太久，甚至延长到黑夜，如果还要工人在工

余时间擦洗机器，如果工厂主粗野地或残暴地对待自己的工人，订

出苛刻的劳动条例，用商品而不用货币付工资，——对这种昧心的

“实物工资制”，我们特别要加以追究，而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和用什

么形式实行，——如果工人在有碍健康的地方劳动，并且被迫住宿

在归工厂主所有的破旧房屋里，总而言之，资本家不管在什么地方

对待工人有任何不公正的行为，我们都要请每一个能够向我们报

道这类消息的人，尽快地寄来确实的报道。我们打算把一切违反为

保护穷人不受富人欺压而制定的法律的行为，以及每一个这样的

违法行为的卑鄙无耻的情节都公诸于众。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目

前还只是一纸空文的法律真正有效。

ｃ．一般说来，当工人由于竞争、更完善的机器的采用、妇女劳

动和儿童劳动的使用、商业的波动、外国的竞争等而失去工作，或

者由于疾病、重伤和年老而丧失工作能力以及由于工资降低而使

他们的状况日益恶化的时候，社会对工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们不仅将描写无产阶级的而且也将描写有产阶级的内部状

况和外部状况。我们将以事实证明：私人企业主自由竞争而没有劳

动和交换的组织，这将使中等阶级贫困化，将使财产集中到少数人

手中，从而间接地恢复垄断；大地产的分割使小土地所有者破产并

间接地恢复大地产；把我们全都卷进去的竞争毁坏着社会的基础，

并用贪婪的自私自利使整个社会道德败坏。

《社会明镜》将不仅记述物质贫乏和精神道德贫乏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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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而且还打算描绘一切形式的贫乏，因此也将描绘高高在上

的阶级的贫乏。在这种描绘中它将不限于写统计简讯和对生活中

的真实事件的记述，还将用一些篇幅刊登散文和诗歌等文艺作品，

当然只刊登那些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文艺作品。它欢迎来自生活本

身的特写，同样也欢迎以生活为基础的特写。

如此无情地揭露我们的工业居民、农业居民和其他居民的状

况，——这种状况迄今多半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或掩盖着，——象

《社会明镜》杂志所计划的那样公开地描述我们整个社会的秩序，

将使一些人大为头痛心烦，这些人是不会友善地对待我们这个创

举的。但愿他们仔细想一想：正视罪恶所需的勇气和由于了解了情

况而产生的沉着镇定对心灵和感情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要比胆

怯的理想化的伤感主义好得多，伤感主义只是从建立在幻想上因

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虚构理想中寻求安慰，以逃避悲惨的现实。

一当人类的苦难成为政治丑闻的对象，——如同我们在西里西亚

发生骚乱２３６时看到的，当时所有报纸和杂志突然谈起所谓的社会

主义来了，——这种理想化的伤感主义就伪善地装出一副悲天悯

人的样子，但是骚乱一停止，又重新让穷人无声无息地饿死。

最后，《社会明镜》感兴趣的还有为消除社会灾难和社会动乱

所作的努力——一方面是指目前正在创建的协会的活动，另一方

面是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一些灾难但又招致另一些灾难的强

制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永远把罪犯屏弃于社会之外的侮辱名誉的

判决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对普通监狱中惯犯的待遇，宾夕法尼亚式

监狱中的单独监禁，偷猎惩办法令所引起的大量杀人，济贫法和卫

生警察法的情况和实施，典型的刑事罪，等等。

我们向一切有可能就上述各点或类似于《社会明镜》纲领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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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各点给我们写报道的人呼吁友好的帮助，特别是向牧师先生、

教员、医生和官吏呼吁友好的帮助，如果需要，我们保证在任何情

况下为作者姓名保守秘密，我们只要求我们的撰稿人对他们所报

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至于发表的责任由编辑部承担。

写于１８４５年１月底

载于１８４５年《社会明镜》杂志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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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卡·马克思

作出的不在比利时发表

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的保证２３７

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２日

为获准在比利时居住，我同意保证自己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

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载于１９２４年《欧洲新闻》杂志

第３４６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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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２３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 同盟

第一条 同盟的目的：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

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

第二条 同盟分为支部和区部，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作为

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委员会；

第三条 对每个志愿入盟者的要求：

（ａ）行为正当；

（ｂ）决不做可耻的事；

（ｃ）承认同盟的各项原则；

（ｄ）有公认的谋生手段；

（ｅ）不属于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

（ｆ）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

（ｇ）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保守机密。

第四条 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

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五条 盟员皆有盟内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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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支部

第六条 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十二人，超过十二人时须

另立支部。

第七条 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

会议；副主席管理盟员缴纳的盟费。

第八条 支部成员应满腔热忱地努力吸收能干的人入盟，以

壮大同盟的队伍，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

那个人为准绳。

第九条 接收新盟员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十条 各支部互不相识，须有各自选定的特别名称。

第三章 区部

第十一条 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二条 区部委员会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

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

第十三条 区部委员会是区部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四条 各独立的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委员会，或同其

他单个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 中央委员会

第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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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中央委员会所

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五章 代表大会

第十七条 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

第十八条 每个区部派遣一名代表。

第十九条 代表大会于每年八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

会有权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二十条 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

第二十一条 代表大会的一切立法性决议须提交各支部通过

或否决。

第二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作为同盟的权力执行机关，有义务

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因此应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六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三条 凡行为不正当或违反同盟原则者，视情节轻重

或令其离盟或开除出盟。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二十四条 犯有罪行的盟员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

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二十五条 各支部必须对被令离盟者和被开除出盟者进行

最严密的监视，同时还应密切监视该地区的可疑分子，如发现他们

有危害同盟的活动，必须立即报告区部委员会，然后由区部委员会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同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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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

开会一次。

第二十七条 支部每周或每月缴纳盟费，数额由各区部委员

会规定，盟费将用于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和支付邮费。

第二十八条 区部委员会每六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

况。

第二十九条 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由选举产生，

任期一年。一年后必须重新当选，方可连任，否则由他人替换。

第三十条 每年九月进行选举。选举人如认为自己的担任公

职的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可随时召回。

第三十一条 区部委员会应关心其所属支部有可供进行有益

而必要的讨论的材料。中央委员会有义务将所有对我们的原则有

重要意义因而应予讨论的问题交给各区部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 每个区部委员会、尚未成立区部委员会的支部

以及单独活动的盟员，必须同中央委员会或某个区部委员会保持

定期的通信联系。

第三十三条 任何一个盟员改变住址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

的主席。

第三十四条 每个区部委员会可以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措施，

以保证区部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但这些措施不得违反总章程。

第三十五条 有关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必须送交中央委员

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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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接收盟员

第三十六条 在宣读章程后，由第九条中规定的两位盟员向

被接收入盟的人提出下列五个问题。如果后者对这些问题回答：

“愿意”，那么就要他许下诺言，然后宣布他为盟员。

这五个问题是：

（ａ）你相信财产公有的原则是真理吗？

（ｂ）你认为要尽快地实现这些原则，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同盟

是必要的吗？你愿意加入这样一个同盟吗？

（ｃ）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

并促其实现吗？

（ｄ）你保证对同盟的存在及其一切事情保守机密吗？

（ｅ）你保证服从同盟的决议吗？

那么请向我们许下你的诺言作证！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秘书    主席

          海 德①  卡尔·席尔②

１８４７年６月９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３２４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①

② 卡·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威·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

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１８４７年６月

  代表大会致
①

同盟

亲爱的兄弟们：

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事会）于今年２月２３９宣布召集，并于今年

６月２日在伦敦这里开幕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自

己的工作。鉴于我们同盟的整个处境，大会的各次会议未能公开举

行２４０。

然而，我们代表大会的成员有责任事后把会议的情况向你们

公开，至少向你们提供我们讨论的概况。

我们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前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作过总结

报告，而我们现在应向你们声明，代表大会对这个总结报告是满意

的。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还因为我们在新章程中加了一条：代

表大会的一切立法性决议须经各支部表决２４１；因此，至少就我们决

议的这一部分来说，我们已经出于双重原因要向你们说明我们的

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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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了代表资格证以后，前议事会首先向代表大会作了关

于它的领导工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同盟情况的报告。代表们对议

事会维护同盟利益和着手改组同盟的活动深表满意。于是这一项

就完成了。我们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呈交代表大会的书信原件

中引用了一些材料，现概述如下。

在伦敦，我们同盟最坚强有力。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极其便于

宣传，并且使许多能干的盟员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以利

于同盟及其事业。为此目的，同盟利用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２４２

和它的怀特柴泊分会。此外，盟员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法

国共产主义讨论会２４３等组织。

巴黎的前议事会自己认识到，伦敦的同盟比它更有能力担任

对同盟事务的中央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的妥善保管和中

央委员会成员本身的安全，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里有保障。代表

大会在会议期间有充分的机会看到，伦敦各支部拥有足够数量的

有才干的人，可以把同盟的最高执行权托付给他们。因此，代表大

会决定，中央委员会仍然设在伦敦。

在巴黎，同盟最近几年来大大地堕落了。２４４区部委员会成员和

议事会成员长期以来只进行关于形式的争论和关于所谓的违反章

程的争论，而不注意整个同盟的或同盟各区部的事务。在各支部

内，也是讨论这样一些浪费时间的、多余的而且会引起分裂的琐

事。至多也不过是讨论那些自魏特林的《保证》２４５发表以来就反复

讨论而且讨论得厌烦了的老问题。巴黎同盟本身丝毫没有进步，丝

毫没有参加阐明原则的工作，没有投入无产阶级的运动，而这一

切在其他地方的同盟组织中，以及在同盟之外都做到了。结果是，

所有那些对在同盟内得到的东西感到不满的人，就在同盟外寻求

５２４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寻求解释的需要被一个文坛上的骗子和工人

的剥削者——德国著作家卡尔·格律恩利用了。这家伙看到共产

主义的著作能赚钱时，就附和共产主义。过了不久，他看到今后

充当共产主义者会招致危险，于是就在新近由他译成德文的蒲鲁

东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一书２４６中，为自己的退却找到了借口。上

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把这本一般说来毫无意义的书中提出的国民

经济学推论作为自己在巴黎向盟员讲演的基础。听他讲演的有两

种人：第一种人对共产主义已经感到十分厌烦；第二种人也许希

望在这个格律恩那里找到支部会议上未能解决的一大堆疑问和问

题的解答。后一种人数相当多，他们是巴黎各支部的最有才干和

最有发展前途的成员。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用自己的空话和徒

有虚名的博学曾在一段时间内迷惑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因此，同

盟分裂了。一方是在人民议事会和区部中完全占优势的一派，即

魏特林派，另一方是那些仍然认为还可以向格律恩学点东西的人。

可是这些人也很快就看到格律恩发表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恶毒言

论；看到他的全部学说根本不能够代替共产主义。激烈的辩论发

生了，在辩论中表明，几乎所有的盟员都仍然忠于共产主义，只

有两三个盟员为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和他的蒲鲁东体系辩护。

同时查明，就是这同一个格律恩惯于欺骗工人，把他们为波兰起

义者募集的总共三十法郎的捐款２４７用于他的私人目的，并且为了

出版论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这本毫无价值的小册子２４８，向工人骗取

了大概数百法郎。结果是，格律恩以前的听众多数不到场了，他

们另外组成了一派，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阐述共产主

义原则的所有结论以及这个原则与社会状况的联系。由于这次分

裂，巴黎的同盟组织瓦解了。中央委员会在去年冬天派去了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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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使①，他尽了最大努力把组织恢复了起来。但是不久争论又出现

了；三个不同的派别和三种不同的原则是不可调和的。进步派借

助于魏特林派让三四个顽固的、直接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格律恩

分子离盟。可是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两派在区部委员会的会

议上又互相争吵起来。分裂已不可避免；至少是为了进行选举，进

步派力量最强的三个支部作出决定：同作为魏特林派的主要支柱

的两个支部分开，并且在自己的全体会议上选举一名大会代表。这

些都实现了。这样，魏特林派被暂令离盟，盟员的人数减少了三

分之一。代表大会研究了两派提出的辩护之后，声明同意这三个

支部的做法，因为魏特林派到处阻碍同盟的发展，这种情况在伦

敦和瑞士都是经历过的。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让巴黎的魏特林派离

盟，并让巴黎多数派的代表②出席代表大会。

这样，巴黎的盟员的人数固然大为减少，可是起阻碍作用的分

子被清除了，并且由于这场斗争人们振奋起来从事新的活动。一种

新的精神、一种崭新的毅力出现了。警察的搜捕看来已经停止，而

且一般地说，搜捕并不是针对现在取得了胜利并且只有一个成员

被驱逐的那一派，而几乎只是针对格律恩派的，这证明，整个搜捕

是以普鲁士政府的情报为根据的，这一点马上就会看到。如果说政

府驱散了城门附近的几次公开集会，那么这主要也是与在那里大

放厥词并激烈地攻讦共产主义的格律恩分子——因为在这里共产

主义者当然不可能自由地还击他们——有关的。这样一来，现在在

巴黎的同盟的情况比它同意让人民议事会迁走时好得多。现在我

们的人数少了一些，但是我们是团结的，而且我们在那里有一些有

７２４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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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干的人。

在里昂，同盟有了有组织的成员，看来他们是在尽力地参加工

作。

在马赛，我们同样建立了组织。关于那里的盟员，有人写信告

诉我们：“马赛同盟的情况不很好。通过信件来鼓励未必会有什么

帮助。”我们将设法在今年秋天从我们中间派几个人到那里去，把

同盟重新组织起来。

在比利时，同盟也站稳了脚跟。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干练的支

部，它的成员是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列日，他们已经在瓦龙族

的工厂工人中建立了第二个支部。在这个国家里，同盟的前途非

常令人鼓舞，我们希望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利时有一些代表出

席。

在德国，我们曾经有几个支部在柏林，今年春天这些支部突然

被警察强行解散。盟员们可能已经从报纸上得知，警察驱散了由盟

员主持的一次工人集会，进行了追查，结果有好几个领导成员被逮

捕。在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门特尔的人，是个裁缝，

出生在波茨坦，大约二十七岁，身材中等，长得很结实，等等。他以

前在伦敦和巴黎呆过，在巴黎时属于格律恩派，是一个伤感主义的

惯会说关于爱的呓语的人，此外，他在历次旅行中，对同盟情况了

解得相当详细；这个人没有经受住这次小小的考验。这一事件再次

表明，这种低能、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的人最终只能在宗教中得到

满足。就是这个门特尔在几天之内就完全被一个牧师感化了，并在

监禁期间两次参加圣餐礼这种滑稽剧。一个柏林的盟员给我们来

信说：“……他在法庭上讲了巴黎、伦敦、汉堡和基尔的支部（这些

支部他全都亲自访问过）的情况，并且供出了海尔曼·克利盖往柏

８２４ 附  录



林邮寄自己的《人民论坛报》时使用的地址。他同另一个被告当面

对质：难道我没有把这些书卖给你吗？难道我们没有在某处和某处

集会吗？难道你不是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吗？当所有这些问题得到

的回答都是‘不’时，门特尔说：你能为此对全能全知的上帝负责

吗？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蠢话。”幸好这个门特尔的卑鄙行为没有能

够使其余的被告上当，这样，政府别无办法，只好把被捕者暂时释

放。这个门特尔的告密显然是与在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受到迫

害一事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格律恩分子门特尔

错把格律恩分子当作同盟的真正领导人来告发了。因此，真正的共

产主义者一般没有受到迫害。当然，由于这个事件，整个柏林区部

在组织上就乱了。可是，由于那里的盟员具有我们所熟悉的毅力，

我们希望，很快就会着手同盟的改组工作。

在汉堡，也建立了组织。诚然，柏林的迫害事件使那里的盟员

有些害怕了。不过联系却一直也没有中断。

此外同盟在阿尔托纳、不来梅、美因兹、慕尼黑、莱比锡、科尼

斯堡①、托恩②、基尔、马格德堡、斯图加特、曼海姆和巴登－巴登也

建立了组织。在斯堪的那维亚，同盟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组

织。

在瑞士，同盟的情况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令人高兴。在这里

魏特林派一开始就占优势。瑞士各支部在发展上的缺点特别表现

在：一方面，它们没有能够把过去同青年德意志派的斗争进行到

底，另一方面它们只是以宗教精神来反对青年德意志派，并且听任

例如象霍尔施坦的傲慢的格奥尔格·库尔曼那样一些最卑鄙的骗

９２４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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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任意愚弄自己。由于警察的迫害，瑞士的同盟在组织上遭到很大

破坏，以致大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重建组织。不言而喻，关于这

些措施的结果和性质，支部只有以后才能得知。

关于美国，首先必须等待中央委员会所派去的特使的详细消

息，然后才能对那里的同盟的活动情况提出确切的报告。①

从这个报告和交来的同盟信件本身，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

先，当伦敦的人民议事会担负起领导职责时，同盟的处境无疑是很

困难的，前中央委员会２４９一点也不重视它所承担的义务；它完全忽

视了同盟的团结，除了同盟这次遭到的组织上的破坏外，在个别支

部中还逐渐产生了敌对分子。在这种威胁到同盟生存的情况下，伦

敦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派遣特使，让危害整个组织

的生存的个别盟员离盟，重新建立联系，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和拟定

须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同时，它采取步骤，吸收其他从事共产主

义运动而一直在盟外的人士加入同盟，２５０这些步骤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

代表大会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便对章程进行审议。这次讨

论的结果是章程的所有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大会建议把新章程提

交各支部最后通过。为了陈述进行修改的理由，我们特作如下说

明：

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事被通过了，因为：第

一，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个门特尔的无耻叛变，旧的名称已被政府知

道，因此改变名称是适宜的。第二，而且也是主要的一点，因为旧的

名称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并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才采用的，这些

０３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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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同盟的当前目的不再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个名称已不合时

宜，丝毫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愿。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

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

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

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

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一

个能表明我们实际是什么人的名称，于是我们选用了这个名称。按

照同样的精神，我们换掉了从政治联合遗留下来的名称：“区”和

“议事会”，这些名称带有德意志特性，这种特性会对我们同盟的已

向各国人民公开的反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把这

些名称换成另一些真正能表达所应表达的意思的词。采用这样简

单明确的名称，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带宣传性质的同盟去掉敌人竭

力想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密谋性质。

大会没有任何争议就一致认为：必须重复召开现在在这里首

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定期地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并且在保留各支

部批准权的条件下把同盟的全部立法权移交给代表大会。——我

们希望，在这里作出的决定中会找到一些重要的条文来保证代表

大会为整体利益进行有效的活动。

一些条款被删去了，其中属于盟章规定的，用明确的盟章条款

来代替，而其中属于一般共产主义原理的，则用共产主义信条来代

替；这样，章程就具有更简单和更划一的格式，同时更准确地规定

了每个领导机构的作用。

在章程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转入讨论由中央委员会准备的或

者由各代表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首先讨论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六个月后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

１３４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会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届大会是在同盟的组织被削弱的时候

宣布召集和举行的，它作为第一次代表大会，首先应当把自己看作

是组织建设的大会。它认为，为了彻底解决当前的重要问题，召开

一次新的代表大会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新的章程规定例行代表大

会应在八月份召开，这样只有两个来月的间隔时间，又由于不能把

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１８４８年８月，于是就决定，今年１１月２９

日（星期一）在伦敦这里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不管是恶劣的

季节还是又要增加费用都挡不住我们。——同盟已经经受了一次

危机，在当前的情况下决不应当害怕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

新的同盟章程包括关于选举代表的必要规定，因此我们希望，将有

许多区部派遣代表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

同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拨出一定的基金用来派遣特使的建

议，也获得了全体的赞同。——大家认为，我们的同盟要派遣两种

特使。第一种是用同盟的费用派到一定地方去执行特殊的使命：或

者在同盟还不存在的地区建立同盟，或者在同盟已经瓦解的地方

重建同盟。这种特使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第二种是要

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要到其他地方去的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是很能

干的人，只要同盟补偿他们为同盟而花费的额外开支，就可利用他

们去访问一些距离他们旅居之处不远的支部，这将对同盟有很大

的益处。这样的临时特使当然只能受区部委员会的直接监督，只是

在特殊情况下才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代表大会决定：

委托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向每个区部委员会收取一定的经费，并

用这笔钱来建立派遣第一种特使的基金。此外，委托各区部委员会

比过去更经常地以上述方式利用外出旅行的能干盟员作为临时特

使，并从区部委员会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给他们额外的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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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况下，区部委员会可以请求从中央委员会的基金中拨给

这笔费用；至于是否满足这类金钱要求，当然要由中央委员会来决

定。每个特使应对给他提供经费的委员会负责并向它汇报工作。

你们大家都将看到，通过特使来组织宣传并使宣传服从集中

的领导是多么需要。——我们希望，我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

出的决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并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良好的效果。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大家没有任何争议

地认为，这样的刊物极端需要。大家还同样没有争议地认为，这个

刊物只能在伦敦出版，最多每星期出一期，最少每月出一期。——

刊物名称、题词、开本已经确定，你们将通过在７月出版的试刊看

到。有一个委员会负责编辑工作，直到杂志出版为止；然后将由一

个编辑—— 已经任命①—— 在委员会的协助下担任领导工

作。——这一点讨论完以后，代表大会就转到开支问题。首先为了

使印刷所完善，还需要很多东西，特别需要一台铁制印刷机，为此

中央委员会受托向各区部收取一笔费用。然后对开支进行了估

算。——结果是：如果一个印张的周刊每期售价２便士＝４苏＝２

银格罗申＝６克利泽，那么为了弥补开支就需要有相当多的订户，

可是目前还不可能精确估计到是否有这么多订户。——如果出月

刊，没有编辑，也许订户少些就能维持，可是月刊满足不了同盟的

要求。——但是，如上所述，我们能否为周刊征求到必要数量的订

户，是没有把握的，以致我们无法为此承担必需的义务。——因此

我们决定如下：在７月份暂时免费发行一期试刊。然后各个支部通

过它们的区部将自己有多少盟员呈报上来，因为大会决定，至少在

３３４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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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每月发行一期的时期内，每个盟员要付一本杂志的钱，而每个

支部只能得到一本，剩余的免费分发。——此外，盟员必须调查清

楚在自己的地区里肯定可以推销多少份，必须征求订户，并汇报这

方面的情况。——然后代表大会将在１１月根据中央委员会提供

的情况作下一步的决定，而且，尽可能在新年前出版杂志。目前伦

敦印刷所将用于印刷传单２５１。

最后是关于共产主义信条的问题。——代表大会认识到：公

开宣布同盟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步骤；一种信条，过几年，也许

过几个月，就不再合乎时宜，不再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了，这种信

条一定会起有害的作用，而一个有用的信条将会带来益处，因此，

对待这一步骤必须特别慎重，不应操之过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如同在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上一样，大会深深感到，它不应拿出

最终的方案，而只应提出建设性的倡议，以便通过对信条提纲的

讨论给正在复苏的同盟生活提供新的养料。因此，代表大会决定

草拟这个提纲，把它发给各支部讨论、编写，各支部要把修改建

议与补充意见寄给中央委员会。提纲①随信附上。——我们把它

推荐给各支部进行严肃的、仔细的考虑。——我们一方面想离一

切粗制滥造体系的行为和庸俗的共产主义远一点，另一方面又想

避开多愁善感的共产主义者关于爱的粗俗无聊的呓语。相反，我

们力求通过对共产主义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考察，永远保

持一块稳固的基地。我们希望，中央委员会将从你们那里收到很

多的补充意见和修改建议，并且再次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特

别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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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概况，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①我们很

乐意以最终决定的形式解决向我们提出的各项问题，很乐意创办

同盟机关刊物，很乐意以信条形式宣布共产主义原理。但是为了同

盟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应当在这里限制自己，

应当再次向大多数人呼吁并把我们准备好的东西留待第二次代表

大会去通过。

亲爱的兄弟们！现在你们应当来证实你们对同盟的事业、对共

产主义事业的关心。同盟胜利地度过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时期。优

柔寡断和萎靡不振已经克服，同盟自身中出现的敌对分子已被清

洗。新的成员已加入了。同盟的前途有了保证。可是，亲爱的兄弟

们！我们的处境不允许我们有片刻放松我们的努力：还不是所有的

创伤都已治好，还不是所有的漏洞都已填补，我们所进行的斗争的

某些痛苦后果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同盟的利益和共产主义的事

业还要求你们在一个短时期内进行紧张的活动；因此，在几个月之

内，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能有片刻厌倦。特殊的情况要求特殊的精

力。我们的同盟经历过这样的危机时刻：在此期间，我们首先必须

同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察迫害的沉重压力，更多地是由于迅

速改善社会状况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引起的沮丧作斗争；在此期

间，我们不仅必须同我们的敌人，即受资产阶级控制或者与资产阶

级勾结在一起反对我们的各国政府的迫害作斗争，而且要同我们

自己内部的敌人作斗争；我们考虑到同盟的危险处境，考虑到讲德

语的整个共产党有瓦解之虞，还必须不顾情面地战胜这些内部敌

人并使之不能为害。——兄弟们！这样的危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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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克服的。尽管同盟存在，尽管组织的力量又得到加强，但也还需

要几个月的连续工作，然后才能说：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同

盟盟员尽了自己的责任。

兄弟们！我们坚信，你们象我们一样，也会感到这些情况的重

要性；坚信你们也完全能对付这种困难的情况，现在我们满怀信任

地向你们呼吁，向你们对共同事业的热忱呼吁！我们知道，资产阶

级的无耻的利欲使你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去为我们的事业工作；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把你们靠艰苦劳动换取的微薄工资压到最低

限度；我们知道，现在正处于饥荒和商业萧条时期，你们的负担特

别沉重；我们知道，一当你们终于找到时间和拿出钱来为共同事业

进行活动时，资产阶级就会迫害你们，逮捕你们，损害你们的健康，

威胁你们的生命；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毫不犹豫地要求你们再捐献一些钱，号召你们加倍努力。因为，

如果我们不知道，为谋求整体福利作出决定而把我们选举出来的

人，也准备努力和毫不犹豫地执行我们的决定；如果我们不知道，

在我们同盟内，没有人不把共产党的利益，把推翻资产阶级以及把

公有制的胜利视为他自己切身的、最宝贵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知

道，有足够决心参加同盟，不怕因此而招致巨大危险的人，也有足

够的决心和毅力甘冒这种危险，使同盟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强大

组织；最后，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遇到的障碍越大，他们就越勇

敢、越积极、越受到激励；如果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就该

羞得面红耳赤，退出整个运动。

兄弟们！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

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

来说在世界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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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享受这次变革的成果。可是我们知道，这次变革来势迅猛，日

益临近；我们看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愤怒的无

产阶级群众投入运动，并且用一种有时还是嘈杂的但越来越响亮

和清楚的声音，要求从金钱的统治下、从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我们看到，资产者阶级越来越富，中间等级则日益破产，这样，

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人民的苦难和富人

的骄横，这场革命有朝一日终将爆发。兄弟们！我们大家都希望活

到那一天。即使革命没有象议事会的信件２５２中所预料的那样在今

年春天发生，即使我们未能有机会拿起武器，那么你们也不要因此

而迷惘！这一天必将到来，那时人民群众将集结自己的队伍，打垮

资本家的雇佣军，——那时将显示出，我们的同盟是什么样的组

织，它是怎样工作的！即使我们享受不到这场伟大斗争的所有成

果，即使我们有千百人牺牲在资产阶级的霰弹之下，但是我们所有

的人，甚至包括牺牲者，终究是经历了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和这

一胜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

就此结束。祝一切顺利！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

           秘书     主席

          海 德①  卡尔·席尔②

１８４７年６月９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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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致汉堡同盟支部２５３

１８４７年６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兄弟们：

你们本月１８日的来信及柏林的附件我们都按时收到了。你们

准备一如既往地用言论和行动来争取我们的权利，这使我们感到

高兴。

现在我们把代表大会致同盟的通告信以及新的章程和共产主

义信条草案寄给你们，并且请你们对下面六个问题尽速作出答复，

以便我们现在就能开始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１．你们是否满意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否同意代表大会所作出

的决议；

２．你们对新章程是赞成还是反对；

３．你们能否每一季度或每半年为我们提供一次用于代表大会

通告信中规定的目的所需的经费，以及能提供多少；

４．你们是否已经组成区部，如果尚未组成，那么你们在什么地

方能最容易和最妥善地将它组成。——见章程第十四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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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你们那里能否发行将在八月份出版的同盟机关刊物，以

及能发行多少册；

６．社会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否在你们那里的居民中间得到

传播，是以什么方式传播的，它们在居民中间有什么反应。

其次，我们请你们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

并且尽快地把你们认为适当的补充和修改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

我们能够加以整理和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从而由大会确定信

条的最后文本。

你们是否单独地或者同另一地方一起派一名代表出席下次代

表大会。此事现在如已商妥，把情况告诉我们，那也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你们尽一切努力巩固和组织阿尔托纳、马格德堡、柏

林等地的同盟，因此，请你们一有机会就把章程、信条草案以及代

表大会的通告信转交上述地方的盟员。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因为现在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章

程，所以你们应当简单地表明，你们对章程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

你们认为必须修改和补充，请把你们在这方面的建议寄给我们，然

后由我们把这些建议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和作出决定。

兄弟们，再见！我们希望不久将得到你们的好消息，衷心地问

候你们。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秘书      主席

         约瑟夫·莫尔  卡尔·沙佩尔

既然威·马尔在汉堡，你们或许还认识他本人，那么请问，吸

收他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是不可能和不恰当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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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伦敦肯宁顿路切斯特街４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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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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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１８４７年９月

中央委员会致同盟２５４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兄弟们！

自从代表大会结束和把大会的通告信①发给你们以来，已经

三个月过去了。因此，我们向你们再作一次关于过去这段时期的工

作总结，并且向你们概述一下同盟的当前状况。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告诉你们十分令人高兴的消息，可是我们

决定把一切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们，而不管它是令人高兴还是令人

忧虑。有些人大概会认为，始终应该强调情况的最好方面，以便使

人们不致失去勇气。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应当让大家知道我们必

须与之斗争的那些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困难。——谁是一个真正

的人，谁就不会被困难吓倒，相反，却会受到激励而采取新的行动。

当我们的同盟还没有强大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当它还没有积

极地参与时事的时候，我们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的确，我们

现在有一个新的基础，而且某些地方似乎也在以新的热情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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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是总的说来，离我们早就应该做到的还很远。——在代表大

会的通告信发出之后，我们就希望能从各地得到对这封信的令人

满意的和明确的回答。——中央委员会随通告信发出了一封附

信①，在附信中再次强调了必须答复的问题，并请求迅速而明确地

作答。

直到现在，我们只收到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明确答复②，其

他地方则通知我们已经收到通告信，对我们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并发表了一些一般性的意见，这就是全部情况。

这种懈怠是从哪儿产生的？它要把我们引向何方？——许多

德国无产者希望获得解放，可是，如果他们不比以前更努力地工

作，那么他们的确将不会有所进展。——烤鸽子不会自动飞入我

们口中。——他们精神上的怠惰妨碍着许多人去行动；另一些人

虽然说得很多，但是一旦要求捐款，他们就满脸的不高兴，提出各

种各样的借口，一文钱也不给；还有一些人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怯

懦；只看到巡警和宪兵，并且总是认为，行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看

到这一切，真是气得肚子痛。西里西亚、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威斯

特伐里亚、黑森等地的绝大多数无产者，而且是最有活动能力的

人，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领导，至少没有共产主义者的领导。

因此，我们再次要求我们的盟员能最终从睡梦中觉醒，着手工

作，并要求首先对代表大会的通告信作出明确的回答，以便至少使

我们知道，我们能指靠谁。

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我们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新章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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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信条和中央委员会的附信寄往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

瑞典的十个建有支部的城市。——此外，我们还从伦敦派出了全

权特使，两个到美国，一个到挪威，一个到德国，一个到荷

兰①。——所有的特使向中央委员会保证尽力工作，并且在他们

将要逗留的地方立刻建立新的支部，使这些支部与我们取得联系。

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新的同盟机关刊物②必须在八月份出

版，大家答应为这个刊物投稿，并给予财力支援。此外，要求所有的

盟员尽力予以帮助。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绝大部分诺言又停留在口

头上了。除布鲁塞尔区部目前每月为报刊提供一镑，为宣传提供五

法郎以及海德兄弟寄给我们一篇文章以外，直到现在我们什么也

没有收到。——有人答应给编辑委员会送必需的稿件来，可是，一

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最后编辑委员会还是不得不亲自动手，

包办一切，以便至少能出版一个试刊。如果我们今后得不到比以往

更多的支援，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无法前进。要使我们的印刷所设备

齐全，除了印刷同盟机关刊物之外还能印刷传单和小册子，我们还

缺少六百法郎。这笔钱如单独在伦敦筹集，我们是办不到的。

自从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发出以来，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地方

的消息：

瑞典③。我们收到从这里派出的一位特使④——他经过赫尔辛

格到达瑞典并且徒步走遍了这个国家——的信，信上注明：５月２３

日于乌普萨拉。这位特使在伦敦这里别无长物，就在他的小手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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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装满了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顺利地越过边界把传单带到瑞

典。——他给我们写道，在所有有德国工人的城市中，他就在作坊

里访问这些工人，在他们中间散发我们的传单，他的宣传得到工人

们的巨大响应。遗憾的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不能在一个

地方逗留那么长的时间去建立支部。——在斯德哥尔摩他把中央

委员会最初的两份告同盟书２５５转交给地方支部（我们在北方的共

产主义前哨），他带去的消息给那里的兄弟们增添了新的勇

气。——他从斯德哥尔摩到乌普萨拉，又从乌普萨拉到耶夫勒，在

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去乌默欧和托尼欧的路上。这真

是拉普人中的一位共产主义特使！

从卡尔斯克伦纳到伦敦来的一个盟员告诉我们说：以前在巴

黎和伦敦的Ｃ兄弟在Ｗ 建立了支部，并且那里的盟员已经超过一

百名。从卡尔斯克伦纳来的兄弟给了我们Ｃ的地址，我们把这个

告同盟书连同新章程、以及给那里的盟员的一封专函一起寄给了

他。——我们收到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一封注明日期是７月８日

的信。我们那里的兄弟们满腔热情地赞同我们的原则。盟员福尔

塞尔兄弟在他用瑞典语写的一本小册子２５６中反驳了一个公开攻击

共产主义的教士，同时也在这本小册子中向人民阐明了我们的原

则。——瑞典最大的报纸《晚报》也捍卫共产主义，反对僧侣主义。

此外，他们给我们写道：“我们以前把斯德哥尔摩这里的教育协会

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可惜现在它已落入市侩的手中。然

而，在这里的斯堪的那维亚协会２５７内部大半是真正的民主分子，我

们大家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而且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人是这个协

会的主席，我们正从这个协会中召募我们的盟员。”在收到这封信

之后，我们立刻用拉丁字体抄写了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共产主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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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和章程，因为多数瑞典人不认识哥特字体，我们通过邮局把所有

这些文件寄给了他们。——我们等待着对最近这次信件的答复。

德国。约在六个星期以前，一位特使从这里到柏林去，他给那

里的兄弟们带去了我们的信，他一定会鼓励那里的兄弟们坚持下

去。——他想在那里只逗留大约一个星期，然后到莱比锡去，并从

那里给我们写报告。我们希望不久就得到消息。

在Ｂｒ．①的兄弟们通知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寄件，并且答应在最

近给予详细的答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兑现。

汉堡的兄弟们确认已经收到我们的寄件，并对改变正义者同

盟这个名称表示遗憾，他们希望恢复这个名称；其次，他们声明，象

在代表大会的通告信中所说的那样，如此激烈地攻击威·魏特林

的追随者和格律恩的追随者，这使他们深为不满。他们主张温和、

团结，并且说：“一个人在原则方面不管是站得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我们不应当因此而攻击他和分裂自己的队伍，因为，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表现得如此片面，我们能够行动吗？我们要把所有进步力

量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并设法通过说服的方法逐渐促使他们接受

我们的思想。”

我们必须答复汉堡的兄弟们，在代表大会通告信中陈述的关

于改变同盟名称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如果提不出重要的反对理

由，中央委员会将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坚持保留共产主义者同盟这

个名称。——这个名称恰恰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要求什么，

而老的名称却反映不出这个情况。正义者同盟这个名称是模糊不

清的，然而我们必须是明确的。——因此，但愿汉堡的兄弟们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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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代表大会通告信中提出的理由。如果他们能驳倒这些理由，那

么我们就同意他们，如果相反，光是感情用事，我们将不予理睬。

关于第二点，我们想指出，我们决不是攻击魏特林分子和格律

恩分子，而只是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觉醒的时候到了，因此

我们不能再同失去所有活力的梦幻者和贩卖体系者打交道了，我

们不愿意拖着尸体走。格律恩分子是这样的人：他们喋喋不休地空

谈平等，但并不懂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批评一切，唯独不批

评自己，一句话，他们是说得很多而什么也没有做的自命不凡的

人。我们不是圆滑的资产者，因此我们说话不是拐弯抹角，而是直

截了当，也就是直言不讳。

十余年来，有人在同盟内鼓吹温和、宽容和团结，尽管进行了

这些说教，尽管宣传兄弟友爱，可是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而且

在最近一年来濒于瓦解。——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做法，如果要

求我们一辈子庸庸碌碌，耽于空想，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

看法是：一千个盟员，其中有一半不坚定和不热心，还不如一百个

能干的盟员。——我们不是停下来，去扶助那些裹足不前的人，而

是勇敢地向前进，这样，也许能使其他人快一点行动起来。——此

外，汉堡的兄弟们尽管提倡温和，可是看来收效甚微，因为关于为

宣传和办刊物寄钱来的事，他们只字未提；关于同盟机关刊物的

事，他们说，由于失业增加，只能购买很少几期刊物。

我们在这里必须说清楚，每个盟员必须购买一本杂志，如果盟

员付不起钱，就让他所在的支部代付。

再说一遍，兄弟们，不要为了不合时宜的温和，为了互相对立

的力量的凑合而消耗掉我们的全部力量，从而使我们成为其他党

派嘲笑的对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工作。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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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愿意，我们不要别的，要的只是：勇气！勇气！勇气！如果人们不

能或者不愿象我们那样走得那么远，——好吧！只要他们心怀诚

意，我们就不会不尊重他们，可是要我们为了同他们联合而倒退，

那我们声明：永远办不到！

不久以前，我们莱比锡的兄弟们来信说，一些盟员被中央委员

会的措词有点激烈的书信吓倒，从而退出了同盟。其余的盟员答应

同心同德，尽力工作。——我们只能祝贺莱比锡的兄弟们，因为他

们摆脱了那些没有勇气成为真正的人的人。昨天我们收到了莱比

锡的来信，这已经是以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更为坚强有力的语

调写成的信。——可以看出，那里的支部摆脱了犹豫不决的状态。

首先，莱比锡支部认为，必须把信条制订得更科学，更适合于

社会各阶级。——它建议对信条进行差不多是全面的修改，并为

此申述了理由。我们将把这些建议修改的地方提交下次代表大会

讨论。中央委员会同意信中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其次，莱比锡支部

声明，为了推销我们的杂志，它除了为盟员购买的份数外准备还购

买十二份。如果所有的支部都学习莱比锡支部的榜样，那么同盟的

机关刊物就可以每个星期出版而且半价出售了。——我们要求把

为宣传和办刊物而收集起来的捐款尽快地寄来。——我们估计，

在莱比锡很快会成立第二个支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第一个支部

就可能并入Ｂｌ．①的支部；我们将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没有从Ｍｎ．②得到一点消息，也不知道那里的通讯地址，

因为我们在那里的通讯员想必是到巴黎去了。——我们将设法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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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同那里的支部恢复联系。

我们不可能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由邮局寄往美因兹。——这

里的一个盟员刚刚在一个月之前动身前往，我们已把所有的东西

都交给他随身带去。——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到那里的答复。

不久以前我们收到美因兹的盟员的一封来信，信中告诉我们说，那

里正打算成立第二个支部，从而组成一个区部。——我们的美因

兹的兄弟们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然而这只能更加促使他们为我

们的事业努力地工作。——光荣属于勇敢的美因兹的无产者；如

果在德国到处都象那里一样行动，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了。

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教育协会同我们保持着联系，协会

中有些能干的人。——三个星期以前我们派去一个全权特使①，

打算成立一个支部。２５８

美国。今年春天从这里前往纽约去的特使，给我们描绘了一幅

关于同盟在新大陆的状况的可悲图景。——当魏特林到达那里②

并在同盟内播下不和的火种的时候，纽约的同盟已经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在各次会议上都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吵，结果是整

个组织瓦解。——纽约的支部以前经常劝告我们要温和，固请我

们同魏特林和解；可是，现在，在魏特林到达后十四天，这些支部自

己就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通讯员情绪低落，以致为了避

免把那里的同盟的可悲情况揭露出来而不想再给我们写信

了。——这些情况是在那里的特使写信告诉我们的；在这样的情

况下，他在纽约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于是就到威斯康星州去，他答

应在那里为我们的事业尽力工作。

８４４ 附  录

①

② 在１８４７年初。——编者注

约·多尔。——编者注



在菲拉得尔菲亚还有好多盟员，我们坚决要求他们在那里重

新建立支部。——我们委托几个星期以前从这里前往纽约和菲拉

得尔菲亚去的两个特使，要他们尽最大努力按照修改了的章程在

这两个地方把同盟恢复起来。

法国。马赛的情况还是和以前一样。有几个盟员从里昂往那

里去了，他们答应尽他们的最大可能使那里的同盟获得新生。

里昂来信说，那里的盟员在尽力地工作，并在讨论信条。——

除关于接收新盟员问题的第七章以外，里昂区部同意全部新章

程。——里昂的盟员认为，没有必要要求被接收者宣誓，因为有许

多例子证明，有的人什么事都满口答应，结果一点也不履行；主要

应该看一个人的品行怎样。——我们向里昂人指出，我们要求的

决不是誓言，而是诺言。此外，里昂人写道：

“因为我们在九月又处于危急状态，所以我们请求你们征询巴

黎人的意见，他们能否派出一些愿意为共同的事业牺牲、愿意在里

昂居住一些时候的能干盟员。老的盟员都想离开，因此缺少能够担

任领导的人。

因此你们要设法防止可能发生的瓦解。

关于即将在你们那里出版的杂志，我们还不能确定能要多少

份，因为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关于为办刊物和宣传而寄钱来的问题，他们在信中没有提到。

我们坚决要求巴黎的兄弟们尽快地派一些能干的盟员到里昂

去。

巴黎来信告诉我们说，章程在那里获得一致通过，各支部正在

讨论信条，盟员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我们还没有获悉讨论的结

果，也没得到关于他们是否为办刊物和宣传而筹集经费的消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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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必须说，巴黎人值得赞扬的是：他们最近捐了不少钱，用于

派遣一个代表①出席代表大会和一个特使②到瑞士。

很遗憾，从一位在巴黎的盟员写给中央委员会的私人信件③

中，可以看出，在巴黎的各支部中还有许多人尚未摆脱格律恩的谬

论和蒲鲁东的稀奇古怪的观念。奇怪的是，这些身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的人，似乎在屏弃共产主义；他们只要平等，此外什么也不

要。——看来这些内部纠纷也是我们很少从巴黎得到消息的原

因。蒲鲁东成了这样的真正德国的哲学家，以致连他自己也不再知

道他想要做什么；格律恩把蒲鲁东的观点弄得更含糊了，因此，当

然不能要求这两个人物的学说的追随者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求

蒲鲁东的信徒和格律恩的信徒读一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我们听说，这本书也译成了德文２５９。他们将会明白，他们噜噜苏苏

和拐弯抹角地要求的平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现代的国家。——

可见，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思想圈子里打转，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地

方。

我们要求巴黎的共产主义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使错误思

想在各支部中消失。如果格律恩的信徒和蒲鲁东的信徒坚持他们

的原则，那么只要他们还是正直的人，他们就应该退出同盟而单独

行动。——在我们同盟中只能有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的支

部中有格律恩的信徒，那就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不能进行有效

的宣传；力量将会分散，年轻人会泄气。——可见，分裂要比内部

纠纷好２６０。

０５４ 附  录

①

②

③ 可能是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斯·波尔恩。——编者注

弗·恩格斯。——编者注



被清除的魏特林分子又给我们写来一封冗长的信，在信中攻

击我们和巴黎的支部并硬说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

在信的结尾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可靠的通讯地址，因为他们大概

还有事要委托我们办。——但是，他们丝毫没有谈到：他们虽然是

少数，却把巴黎各支部的全部储金扣留，掌握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

手中。——这样的行为同他们的领导者的盗窃理论２６１无疑是一致

的。

我们很客气地给他们回信说，我们是根据义务和信念行动的，

我们也将坚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诽谤不能损害

我们。——我们把他们索取的地址寄去了，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

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瑞士。中央委员会把一个特使①即将到达的消息告诉了在拉

绍德封的兄弟们，并要求他们尽力协助他改组瑞士的同盟。

伯尔尼支部从前些时候起就已经表现得模棱两可。那里来信

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出版一个共产主义的刊物《漫游者》，并请求我

们予以支持。

我们给洛桑和拉绍德封寄去二十五法郎和一张五十法郎的支

票。但是，这笔钱却被伯尔尼人用于印刷当时已经表明自己是共产

主义者的最凶恶敌人的卡尔·海因岑的小册子。——６月２９日，

我们又收到伯尔尼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们，青年德意志派２６２用尽一

切手段来反对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地创办一

个同盟机关刊物。同时给我们寄来了一本小册子《德国的饥饿和德

国的君主们》，并请求我们为了使《战争条例》、《准备》等２６３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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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而自愿捐款。信中写道：“共和派中的某某人，也就是勇敢的海

因岑，的确怀有高尚的意向，但是他的双手被缚住了，他不是德国

共和运动的灵魂，现在他是得力助手，等等。”

海因岑极端疯狂地反对共产主义者，但是伯尔尼支部却印刷

和传播他的小册子，看来是同他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对这一点过

去和现在都有怀疑。——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每一个正直的人今天都应当亮出自己的旗帜。因此，我们给伯尔尼

支部写了一封严肃的信，请它立即作出解释，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

得到答复。

我们的特使从日内瓦来信说，在那里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十分

可喜的进展。——今年春天，有两个盟员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支

部；当特使在那里逗留时，成立了第二个支部，而且第三个支部

也可望成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公开的协会，正被用来培

训能干的共产主义者。因此，看来我们的党在日内瓦又站稳了脚

跟，如果我们的兄弟们在那里继续象以前那样努力工作，那么瑞

士的共产主义者不久就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正如

特使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已经往拉绍德封写

了许多信，这些信充满着对一些盟员的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并要

求那里的盟员加入他们一伙。但是，拉绍德封各支部没有接受这

些人的要求，而是等待我们的特使到达，再给予明确的答复。我

们的特使在日内瓦同洛桑的彼得逊取得了联系，后者对瑞士的共

产主义者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愿我们的特使能够争取他参加

我们的运动。

巴黎的魏特林分子用从我们的同盟那里强占去的钱把一个叫

霍恩舒的人作为特使派往瑞士，他的任务是把那里的支部拉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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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边去。这个霍恩舒现在在洛桑。他以前在伦敦呆过，因此我们

对他很熟悉，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宣传。——他是

一个非常无聊的空谈家，根本没有多大用处。他在离开伦敦的时候

请求他的支部垫付一小笔旅费，答应在最短期间内归还。支部同意

给他二十五法郎。——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尽管时常提醒他，但

他还是分文未还。象霍恩舒这类以迎合自己好逸恶劳和傲慢自负

的脾气为唯一目的的人，至今还有机会糟蹋无产者辛辛苦苦挣得

的钱，这确实是可悲的。

我们的特使现在正在日内瓦湖周围的各城市旅行，然后将到

拉绍德封等地去。——为了能完成这次旅行，他请求我们继续提

供经费；我们立即给他寄去五十法郎，但这些钱是我们借来的，因

为我们的储金已经用光了。

比利时。在比利时，我们的事业很顺利。——自代表大会以

来，在这个国家已成立了两个区部。其中一个在列日，我们与它尚

无直接联系，但是，每天都在等那里的来信。

布鲁塞尔区部同莱茵普鲁士建立了联系，工作很努力。２６４它已

建立了歌咏团和教育协会。２６５这两个团体都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领导，它们是入盟者的预备学校。

章程在布鲁塞尔获得通过；不过提出两处修改意见交下次代

表大会讨论。——第一处修改涉及第一章第三条的“ｅ”，第二处涉

及第五章第二十一条。２６６布鲁塞尔人说：“我们认为，禁止盟员加入

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组织是不策略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

丧失能影响这些组织的一切机会。”其次，关于第二十一条，“如果

处于革命高潮时期，那么这种限制就会束缚代表大会的全部活动

能力。我们记得，１７９４年贵族们在国民公会上曾提出过同样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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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想使它的所有活动瘫痪。”

我们要求各支部仔细审查上述建议，并向自己的大会代表发

出与这两项建议有关的指示。

关于共产主义信条，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我们将把它们提

交代表大会讨论。

上面提到，布鲁塞尔区部同意为办刊物捐款二十五法郎，目前

每月为宣传捐款五法郎。——我们请其他区部尽快地仿效这个范

例。

伦敦。在伦敦，新的章程一致通过了。所有的支部都在热烈地

讨论共产主义信条。——讨论一结束，这里的区部委员会便会把

所有的修改和补充意见送交我们。——最近两个月，有一大批盟

员离开这里，但是，我们一定会在近期内把这个已经形成的空额重

新补上。教育协会是我们的预备学校，它们的巨大效果正日益明

显。

伦敦区部十分团结，而且有为我们的事业尽力工作的良好意

愿。——最近半年，我们在这里支出了一千多法郎用于书刊，用于

杂志①、邮费、印刷费、与代表大会有关的各项开支和派遣特使等

等。——其次，每个盟员每周须向教育协会储金会交纳三便士，此

外，几乎没有一次晚间会议不为急需救济者进行私人募捐。——

我们的盟员一半以上没有工作，生活贫困。因此，我们不能再象以

前那样单独承担所有的费用。——因此，为了使同盟的印刷所能

有齐全的设备，为了继续发行我们的杂志以及为了宣传，我们不得

不恳切请求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尽力和尽快地给予我们以金钱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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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目前，我们的钱已全部告罄。以前一当别人需要钱时，我们

总是把钱寄去，因此，现在我们也可以料想到，人们不会把我们抛

开不管。

我们同盟的杂志的试刊在伦敦销路很好，并且引起居住在这

里的外国人的重视。——我们把它陈列在许多书店和报亭里销

售。杂志已按所有地址寄去，而且还存有一千份，以便能寄到还需

要它的地方去。

关于同盟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就到此结束；现在

你们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我们的事业的情况怎样，中央委员会作为

同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在最近三个月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你们将会看到，如同我们已在告同盟书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虽

然到处都在积极地工作，但是，整个说来，我们离早就应该达到的

目标还很远。因此，兄弟们，我们希望你们现在贡献出你们的全部

力量，使我们能迅速前进，并能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比以往更为令人

兴奋的消息。

然而在结束这个报告之前，我们还要求你们认真考虑以下各

点。我们坚决要求：

１．所有的区部和独立支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选举一名代表出

席下次代表大会，并设法使代表能于今年１１月２９日抵达伦

敦。——你们知道，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未能作出最终决

定，因此，认为有必要在今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２６７——第二次

代表大会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大会不仅要拟定共产

主义信条，而且还要作出关于同盟及其机关刊物的最终组织以及

将来如何进行宣传的决定。——因此，有尽可能多的代表出席这

次代表大会是完全必要的。——兄弟们！我们希望你们要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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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职责而不惜牺牲。

２．凡是还没有为办刊物和宣传募集捐款的区部和支部必须毫

不迟延地做到。——如果大家都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

工作。——没有钱我们就不能进行宣传。——我们要求那些已经

募集了捐款的区部和支部尽快把款寄来。

３．凡是还没有对代表大会通告信作出明确答复的区部和支部

必须迅速地作出答复。

４．凡是还没有说明自己需要多少份我们的杂志的区部和支

部，必须立即告知所需之数。其次，务必把能够最迅速、最安全地将

杂志投递到各有关地点的路线通知我们。

５．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必须向我们报告：在他们所在的地区是

否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以及宣传的方式是怎样的。

６．欢迎所有盟员给我们的杂志编辑部投寄文章和诗歌。我们

已经说过，不少盟员曾答应为第一期撰稿，但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

的诺言；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我们显然不应有的懈怠。

希望不久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和明确的消息。向

你们致敬。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卡尔·沙佩尔  亨利希·鲍威尔

约瑟夫·莫尔

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４日于伦敦

又及。正当告同盟书要付印时，我们收到德国和瑞士特使的来

信。

德国的来信说：我们在柏林的兄弟们，特别是在那里发生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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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知的事件
２６８
之后，热情空前高涨。——政府正好帮了我们的

忙。——由于围绕着共产主义者掀起的喧哗，我们的原理已为大

家所熟知，人民对我们的原理不但不畏惧，反而受到鼓舞。特使在

他的信的结尾写道：兄弟们，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到处

都有捍卫正义事业的能干的人。

来自瑞士的消息最为可喜。——同盟在那里已组成，并且在

十个以上的不同地区已经有了组织。——彼得逊被争取过来了。

特使写道：在拉绍德封和勒－洛克尔，我们有在我看来是最好

和最热心的盟员。——他们的斗志不可动摇。——好啊，兄弟们，

前进吧！——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到处碰壁。——与伯尔尼支部

的误会消除了。——我们现在声明：我们对那里的兄弟们采取了

不公正的态度，他们是坚定地遵循我们的原理的。——我们为能

作这样的声明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其余的在下次报告中再谈。

中央委员会

卡尔·沙佩尔  约瑟夫·莫尔

亨利希·鲍威尔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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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报》关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

在伦敦举行的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

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的报道２６９

  １１月２９日，上星期一，在德鲁里街德意志协会大厅召开了群

众大会，纪念１８３０年的波兰起义。

大会是由“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复兴波兰民主委员会联合召开

的。大厅挤满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波兰

的代表。

约翰·阿诺特先生当选为主席。他在说明了会议的目的以后，

请斯托尔伍德先生宣读第一项决议案。

斯托尔伍德先生叙述了勇敢的波兰人在华沙的英雄行为和他

们对于自由事业的无限忠诚，并且称赞《克拉科夫宣言》２７０是民主

纲领的典范，然后宣读了下述第一项决议案：

“我们认为肢解波兰是应当永远遭到人类唾骂的滔天罪行。我

们以敬佩的心情缅怀波兰人民在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为恢复自己国家

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尊敬地悼念那些在使本国人民摆

脱奴役的光荣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并且对目前一切遭监禁、戴镣

铐、被流放的受迫害者寄予同情。”

接着要对决议案表示附议，主席请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发言。

琼斯先生说：“十七年前的今晚，波兰从沉睡中醒过来进行殊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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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十七年前的今晚，她用力活动她那绑在俄国刑具上流着血的

四肢，挣断了她身上的绳索；十七年前的今晚，她从一个省变成了

一个国家！（欢呼声）华沙是一片沉寂。俄国丝毫没有料到起义，可

是起义的烽火突然燃烧起来了。”接着琼斯先生生动地描述华沙起

义的进展和胜利，同时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一情况：在人民武装起来

之前，结局是难以预料的。“随后的实际情况是令人震惊的，几小时

后，康斯坦丁大公就带着他的一万一千名俄国人撤出了莫克斯托

夫哨卡，并且不得不象一个冻得发抖的流浪汉那样在光秃秃的树

下过夜。”（掌声）接着讲演人提到了起义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并表

示相信，“如果起义是人民的起义，而不是贵族的起义，如果它有一

个象光荣的克拉科夫宣言那样的宣言作为根据，那么就一定会成功。

（欢呼声）但是我们也无须沮丧。—— 波兰准备进行新的斗

争。——有许许多多烈士需要我们为他们树碑立传，也会有许许多

多新的英雄涌现出来，欧洲的局势预示着他们胜利的前景”。讲演

人接着指出了欧洲各国已处于国内变革的边缘，分析了列强存在的

隐蔽的弱点，他在对爱尔兰谈了一些有力的鼓舞人心的话以后，号

召他的听众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内外的斗争，从而结束了

他的演说。琼斯先生的讲演极其雄辩有力，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米歇洛先生用法语作了生动的演说表示支持，决议案被一致

通过。

卡尔·沙佩尔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宣读第二个决议案，

他说：“公民们，当人们在伟大的事业中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时

候，虽然他们起初也许不会成功，但是他们最后一定会胜利；而这

样的人应当博得最大的尊敬，因此他表示向英勇的波兰人致敬。

（大声欢呼）向在华沙城下牺牲的人们致敬，向被刽子手屠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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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致敬，向在西伯利亚矿井中遇难的人们致敬，向在克拉科夫阵亡

的人们致敬，向一切为自由捐躯的烈士致敬。（经久不息的掌声）

１８３０年７月法国爆发了革命，后来在１１月，普遍响起了要求自由

的呼声，许多人希望波兰摆脱俄国的羁绊，但是并不希望波兰废除

农奴制；可以确信，如果不是波兰贵族力图使这一奴役群众的制度

永远保持下去，革命就已经成功了，整个斯拉夫民族现在都已经自

由了。（大声欢呼）可是波兰的无产者问道：‘如果波兰摆脱俄国的

统治，而我却还要挨波兰贵族的鞭子，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说得对，说得对！）这样一来，革命失败了，波兰的儿子们被迫流

亡，他们把自由的种子带到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而在

１８４５年又精神焕发地回到波兰的国土上，并以克拉科夫共和国的

名义颁布了他们那具有民主精神的著名的永远光荣的宣言。（经久

不息的掌声）但是啊，努力是徒劳的，１８３０年播下的恶种结出了恶

果，专制君主们得以利用农民来反对爱国者，２７１起义被镇压下去

了，梅特涅的黑心又一次由于看到阵亡的波兰烈士的鲜血而幸灾

乐祸。（说得对，说得对！）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兄弟情谊飞传四方，政

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原则遍布各地。（大声欢呼）请看瑞士２７２。（经

久不息的掌声）不管土伊勒里宫的干瘪的老蜘蛛①怎么样，自由仍

然取得了进展。（一提到“蜘蛛”，全场哗然。）瑞士的激进派战胜了

路易－菲力浦和基佐。接着漂亮的帕麦斯顿勋爵来了，他说道：‘让

我们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吧。’无能为力的巴黎老蜘蛛答道：‘可不

是吗，这正是我所想的。’（笑声）因此连一个团也没有开进瑞士，老

蜘蛛不敢派他们去。（大声欢呼）这也是民主的胜利。现在谁是阴

谋家呢？是梅特涅，是法国的干瘪的老蜘蛛，是帕麦斯顿勋爵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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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会派。（大声欢呼）但是人民将很快识破他们的阴谋。”（经久不息

的欢呼声）讲演人说，他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布鲁塞尔成立了民

主协会，即民主派兄弟协会，该协会派了一名代表即博学的马克思

博士前来出席这次会议。（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沙佩尔公民宣读

了致在伦敦集会的“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这一文件：

“我们，下列签名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为了促进

各民族的团结和兄弟情谊，荣幸地委派本委员会副主席卡尔·马

克思博士为代表前往你处，以便建立两个协会之间的通讯联系和

友好关系。马克思先生将代表本委员会全权处理上述有关事宜。

致兄弟般的敬礼

名誉主席 梅利奈（将军）  

主  席 若特兰

副 主 席 安贝尔

秘  书 皮卡尔

格奥尔格·维尔特

列列韦尔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６日于布鲁塞尔”

这一文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卡·沙佩尔高度赞扬了伟大的

波兰爱国者列列韦尔和鬓发斑白的老战士、“法兰西共和国的儿

子”梅利奈将军，最后提出如下决议案：

“在保证全力支援波兰爱国者的同时，我们坚决不赞同对

１８３０年的斗争有决定性影响的贵族精神。我们认为包含有政治民

主和社会正义的广泛原则的１８４６年①克拉科夫宣言，是波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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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自由和社会幸福。”

鲁卡斯附议这一决议案，他为见到这样多的民主派兄弟表示

满意。他相信：如果英国的民主派（宪章派）获得了自由，他们就能

够对“巴黎的老蜘蛛”以及所有的专制君主说：“站住，不准前进一

步”。（欢呼声）

决议案随即被一致通过。

接着来自布鲁塞尔的代表马克思博士走上讲台，受到极其热

烈的欢迎。他用德语发表了一篇生动的演说，其中心内容是：布

鲁塞尔的民主派委派他前来以他们的名义向伦敦的民主派，并通

过他们向英国的民主派呼吁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

会，以便在全世界争得自由。（大声欢呼）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

已经召开了会议２７３，不过他们的兄弟情谊是单方面的，一旦他们发

觉这样的会议很可能有利于工人，他们的兄弟情谊马上就会中止，

会议马上就会被解散。（说得对，说得对！）比利时的民主派认为

英国的宪章派是真正的民主派，只要他们实现了他们宪章上的六

点，就会为全世界敞开走向自由之路。讲演人说：“英国的工人们，

努力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吧，那时你们将被誉为全人类的救星。”

（热烈欢呼）

朱利安·哈尼宣读了另一个决议案如下：

“本会欣悉布鲁塞尔成立了‘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消息，为响应

该会提出的团结的倡议，与会者怀着深厚的兄弟感情接待了它的

代表马克思博士；本会热烈赞同关于召开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的

建议，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兄弟协会’不论何时召开代表大

会，本会届时保证派代表出席。”

讲演人读完决议案后，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讲到１８３０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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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起义，宪章运动的进展，在英国为实现宪章
２２１
而开展的强大运

动的前景，“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重要意义以及拟议召开的各国民

主派代表大会能够带来的巨大益处。他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呼

斯托尔伍德先生表示附议，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接着向光荣的列列韦尔发出三次雷鸣般的欢呼，向英雄的梅

利奈将军三次欢呼致敬，向布鲁塞尔民主派三次欢呼致敬。

查理·基恩宣读第四个决议案如下：

“我们承认一切人的兄弟情谊，同时认为，为争取民主的原则

在各国的胜利而斗争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相信实现‘人民宪章’将

促使大不列颠人民比英国政府迄今所发表的纸上‘声明’更有效地

支援波兰的事业，我们欢呼英国人民为使他们长期被剥夺的权利

和参政权得到立法机关的承认和议会的批准而进行的巨大努力。”

讲演人说，他们宣传普遍的兄弟情谊，因为他们体会到由于缺

少它而造成的恶果。诚然，礼拜天在教会和教堂里有人告诉他们

说：“我们都是兄弟”，可是如果在他们离开教会或教堂的时候下起

雨来了，他们想搭乘他们那些有钱的兄弟的马车，那会引起什么样

的大吵大闹啊！（大笑）可是，十分钟以前正是这些人还在应答这样

的祝词：“人人皆兄弟。”（说得对，说得对！）尽管这样，兄弟情谊仍

然是一个伟大的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且只有普遍地承认它并且实

践它，才能获得真正持久的和实际的效果。（大声欢呼）他们集会纪

念波兰革命，而问题是他们能做些什么来援助波兰呢？没有权力

——就什么也谈不到。他们争得了宪章，他们也就有了权力。（欢

呼声）

公民恩格斯（来自巴黎）表示附议，他说：公民们，这次纪念波

兰革命不仅对波兰，而且对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使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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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传播得既远且广。（说得对，说得对！）他作为一个德国人，特别

关心波兰的成功，因为它将促进德国的解放，而德国已经下定决心

迟早要争得自由。（大声欢呼）他坚信任何民族不为所有其他民族

谋利益，就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他在英国住过几年，并且为能够

称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宪章派而自豪。（经久不息的欢呼声）现在

谁是他们的主要压迫者呢？不是贵族，而是那些守财奴和吝啬鬼，

即资产阶级。（大声欢呼）因此，各国的工人阶级有义务团结起来争

取大家的自由。（热烈鼓掌）

公民特德斯科（来自布鲁塞尔，他用法语向大会致词，这里引

述的几句话还不能公正地反映他的雄辩的口才）说道，比利时人把

英国的民主派看作是起领导作用的党并且相信他们一定会实现人

民宪章这一伟大措施。他喜欢这里普遍具有的精神。他将回到布

鲁塞尔，并且讲述英国无产者富有美好热烈的感情以及他们决心

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实现他们的宪章，他相信宪章这一措施能做到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说得对，说得对！）而且这

一措施将推动进步事业的发展，使整个欧洲大陆向它学习，从而争

得普遍的自由。（大声欢呼）

波兰流亡者奥博尔斯基上校说，波兰革命爆发时，两百军士牵

制了俄国三个团，当这些团中有人发现他们是在对波兰作战时，他

们就掉转枪口对准他们的压迫者。旧波兰虽然已经死去，可是新波

兰必将兴起，而且必将变得出她的先辈强大得多。（大声欢呼）他还

希望看到波兰是争取自由的最早的战场。他怀着对英国人民的感

激的心情高呼“民主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

公民恩格斯接着说，他最近才从巴黎来，巴黎的真正民主派都

赞成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大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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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案随即被一致通过。

朱利安·哈尼再次走上讲台，宣读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

基的辩护词的摘录，梅洛斯拉夫斯基是１８４６年起义的领导人之

一，现正关押在柏林的监狱并被判处了死刑２７４。宣读上述摘录使与

会者十分激动。朱·哈尼接着说，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发言使他感到

特别满意。他高兴地看到，德国人对波兰人怀有深厚的兄弟情谊。

他相信，德国人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就会立刻采取重大的民族补救

行动，即破坏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帮助叶卡特林娜完成的

事情——毁灭波兰。他知道如果法国人获得自由，如果他们打倒了

使法国蒙受极大耻辱的丑恶的专制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将会

是波兰的解放。（欢呼声）下一次法国向莫斯科进军，就不会由一个

皇帝来担任她的指挥者了。拿破仑有一句格言：“政治错误比政治

罪行更糟糕。”他是既犯了罪，又犯了最大的错误，因为他在向俄国

进军途中抵达华沙时，拒不宣布波兰的复兴。如果他宣布波兰共和

国拥有昔日的全部版图，他就再创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两千万

人民就会成为他的后备军——一支为不可战胜的热情和对自己的

解放者的忠心所激励的军队。但是，不，拿破仑虽然是国王们的威

胁，他却是人民的暴君；虽然是“神权”的死敌，却同样是人民主权

的敌人。他想和北方的专制君主①讲条件，但这是为了自己，而不

是为了波兰和在这个君主的铁蹄下备受蹂躏的其他民族。他的自

私自利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当拿破仑在逃避哥萨克的复仇利剑和

更为可怕的阵阵冰霜风雪以及伴随而来的饥馑和瘟疫时，他在波

兰却找不到一块防御地带来藏身，使他的疲惫不堪的士兵稍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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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便向追兵反攻。他拒绝使波兰得到重生，所以当他需要她助

一臂之力来摆脱莫斯科人的打击时，却无从借用这一力量。不过未

来的共和国一定会补救这位皇帝的政治罪行，而法兰西成为共和

国和英国人民获得自己的宪章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经久不息的掌

声）讲演人最后建议向主席①表示感谢。

卡尔·沙佩尔表示附议，伊萨克·威尔逊先生也表示支持，他

说，同两个星期以前在包令博士主持下于“王冠和锚”举行的那次

会议相比，他刚才亲眼看到的会议经过情形真使他大为高兴，在那

次会上他不得不提出修正案。（欢呼声）

接着鼓掌通过了这一建议，向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对大家的赞许表示谢忱，然后会议向“英雄的受难者梅洛

斯拉夫斯基”三次欢呼致敬，向《改革报》和法国民主派三次欢呼致

敬，向《北极星报》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三次欢呼致敬；三次愤

怒高呼反对《泰晤士报》、《辩论日报》和《奥地利观察家报》。

接着公民莫尔引吭高歌《马赛曲》，这次有意义的会议就此结

束。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４日《北极星报》

第５２８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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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

建立于布鲁塞尔（比利时）、以各国人民的

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致瑞士人民

  我们的瑞士兄弟！

在你们国家中刚刚结束了一场折磨人的斗争２７５。各国人民都

怀着与忧虑交织在一起的不安心情注视着你们国家，在目睹内战

场面时，这种心情总是会在高尚的心灵中产生的。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谈论这次冲突的原因。双方都希望自行解

决，而不需任何调停。

有些人未被邀请而竟想为你们的内部争端充当自愿仲裁人的

角色，让他们的有罪的冒失行为受到谴责吧！

但是，这种冒失行为有变成另一种性质的危险。

自由的所有朋友们即使不是为此警觉不安，那也有权对这种

行为表示愤慨。

至于那些或多或少强烈的、或多或少真诚的愿望，甚至对这方

或那方提供援助，一开始就可以用政治观念或宗教观念领域中的

意见分歧来说明，而用不着去寻求其他的动机。

现在谈的是另一个问题。

君主会议干涉你们的事务２７６，只能理解为或明或暗地攻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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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制度，特别是攻击你们近十五年来在制度上所获得的合法发

展。

被封建篡夺者从欧洲所有其他部分彻底赶走了的自由，你们

保存了将近六百年，你们瑞士人，我们的兄弟，在各国人民准备要

求与你们分享自由这个关键性时刻，你们应该为我们，为你们自己

最后一次保卫这笔宝贵的遗产。

如果你们让人从你们那里夺走这笔遗产，那么，持久警惕的六

百年时光，对于你们以及对于欧洲所有其他部分，就一去不复返

了。由于你们这种持久警惕，我们向你们深致谢意。

你们的民主制度如果被赶到大洋彼岸，赶到新土地上去，就会

在长时期内不再是我们经常学习和可以效法的榜样。

由全民选出的执政者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没有繁重

的苛捐杂税，劳动者不会因支付许多无用官吏的薪金而破产；——

保卫国家，不设常备军；——国家的工商业繁荣，不收关税；——信

仰自由，没有神权政治的统治；——如果瑞士容许国王、银行家、大

臣、雇佣兵、垄断者和空论派等合伙干涉自己的事务，那么，哪里还

能找到这种值得效法的、当前为整个欧洲所向往的制度的典范呢？

他们的干涉只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彻底消灭这个处于欧洲

中心的、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自己管理自己而不用他们帮助的人

民典范。

我们由于最近各种意外的政治事件从欧洲各个角落来此集

会，并且也处于象你们一样自由和几乎照你们那种方式获得自由

的小民族之中；我们对于上述目的是了如指掌的，所以我们认为有

必要向你们瑞士人，我们的兄弟，表示我们一致的希望，希望你们

对蓄意反对你们的外交阴谋予以应有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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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恳求你们不要理睬五国宫廷（我们不是说：五国人民）向

你们提出的阴险的调停建议，它们互相勾结，以便把你们诱入致命

的圈套。你们不应害怕来自他们方面的各种威胁。你们只是应该

当心他们的阴谋。

即使这些宫廷的威胁来势汹汹，你们只要估计到他们有日益

增长的内部困难，是可以同他们实际上拥有的力量较量一番的。

如果他们想以力服人，你们将不乏同盟者。我们的瑞士兄弟，

你们已如此完好地把欧洲的民主自由这笔神圣的遗产保存至今，

并敢于在最近用它来为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服务，我们再一次

向你们建议把它保存下去。

你们将向世界显示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先向你们表示我们

的谢意和我们的真挚同情。

谨代表上述民主协会，并根据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协会全体会

议（同一天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先举行了波兰起义周年纪念活动）通

过的决定，

     协会委员会：

名誉主席 梅利奈将军，１８３０年国民军团领导人

主  席 律·若特兰，律师，１８３０年比利时全

     国代表大会前成员

迈因茨，比利时上诉法院律师

副 主 席 安贝尔，马赛《人民主宰报》前编辑

副 主 席 卡尔·马克思，《莱茵报》前编辑

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国民政府成员

格奥尔格·维尔特

协会秘书 阿·皮卡尔，比利时上诉法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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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皮特霍恩，根特法院律师，１８３０年弗兰德临时

政府首脑

佩列林，制鞋工人

阿·伯恩施太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辑

联合组成布鲁塞尔协会的德国工人同意这一告瑞士人民书。

下列签名的该协会委员会成员可以作证。

主 席——瓦劳

副主席——赫斯

秘 书——沃尔弗

司 库——里德尔   

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５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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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弗·恩格斯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演说记录２７７

  公民们！三百五十年前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

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发现不仅会推翻那时的整个欧洲社会及其制

度，而且也会为各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奠定基础；可是，现在越来越

明显，情况正是这样。由于美洲的发现，找到了通往东印度的新航

线，这就完全改变了欧洲过去的贸易关系；结果，意大利和德国的

贸易关系完全衰落，而其他国家则上升到前列；西方国家掌握了贸

易，因此英国开始起主导作用。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在

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

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

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

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这一切导致大

商业的产生和所谓世界市场的建立。欧洲人从美洲运出的大量财

宝以及总的说来从贸易中取得的利润所带来的后果，是旧贵族的

没落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美洲的发现联系着的，是机器的出现，

从而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无产者反对有

产者的斗争。

在发明机器之前，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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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基本上只限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根本不能生产的产品；一当机

器出现，就开始大量生产，致使许多地方不得不停工，因为有些人

现在开始购买机器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过去这样的

产品是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制造的。以前的工人的地位完全改变

了。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由四至六个不同阶级组成，现在则分成两个

彼此敌对的阶级。

自从英国人霸占海上贸易并把机器生产发展到能够以自己的

产品供应几乎整个文明世界，自从资产阶级获得政治统治，英国人

就在亚洲获得顺利发展，而资产阶级也开始在那里蒸蒸日上。随着

机器的推广，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不断被消灭。我们知道，葡萄牙

人①踏上东印度时发现那里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英国人去那里时是

同一个阶段，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

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

孙子也就怎样做；而发生的许多强制性的变革，只不过是各个部落

之间争权的斗争。当英国人到那里去并开始推销自己的工业品时，

印度人失去了谋生之计，这才开始摆脱自己的一成不变的状况。工

人们已经离开故乡，并和其他民族混杂在一起，第一次接受文明的

薰陶。旧的印度贵族彻底垮台了，在那里人们受到挑唆而互相敌

对，就象我们这里一样。

稍后，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

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

并被卷入文明之中。

奥地利，这个欧洲的中国，这个内部制度没有被法国革命所动

２７４ 附  录

① 在记录中写成：西班牙人。显然是笔误。——编者注



摇，甚至拿破仑对它也毫无办法的独一无二的国家，向蒸汽力让步

了；在机器的影响下，那里一切都突然改变了；保护关税引起机器

在这个国家的出现。结果小资产阶级兴起，推翻了上层贵族；梅特

涅是有点上当了，当然，这是他从未料到的；在波希米亚议会的最

近一次会议上，资产阶级向他表示拒绝批准五万古尔登的税款。社

会阶级发生了变化，小手工业者破产了，不得不转为普通的工人，

因此，出现了对梅特涅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因素。

在意大利，工业生产也增长了，资产阶级处处骑在梅特涅的脖

子上，政府陷入了困境，以致梅特涅不得不同意波希米亚拒绝支付

五万古尔登的税款。

总之，由于美洲的发现，整个社会分为两个阶级，这种情况没

有世界市场的产生是不会发生的。全世界的工人到处都有同样的

利益，中间阶级正在各地消失，而且它们的不同利益开始趋于一

致。因此，革命不管在哪个国家开始，它必将影响其他国家，而且只

有现在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１９年莱比锡版第８年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７４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恩格斯的演说记录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卡·马克思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演说记录

  关于比利时，我可以告诉大家，那里成立了工人协会２７８，目前

有会员１０５人。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过去完全处于分散状态，现在

已经代表一种力量了；过去哪里也不邀请他们，而今年协会的代表

却被请求参加市政当局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波兰革命周年纪念活

动，并被请求代表这个协会发言。万一政府由于协会无疑地对比利

时工人也有影响而企图压制它，它已决定将自己的３００册藏书及

其他财产转交给伦敦协会。

我还想在著述方面发表一点意见。现在路易·勃朗在自己的

一部著作２７９中证明：在法国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攻打巴士底狱这

座城市监狱的关头，资产阶级却作出决定，反对那些用自己的鲜血

保证了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人。革命的所有主要活动家现在都以

其真正的身分出现，许多以无产阶级精神撰写并对社会有显著影

响的传单也出现了。法国人从事活动更多地是为了一个党而不是

为了获利。在七月革命①之前，流传过以资产阶级精神撰写的传

４７４

① １８３０年。——编者注



单，同样，现在流传着以无产阶级精神撰写的传单。

德国哲学界写出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是用来批判宗教的；

不过，这种批判没有以社会发展为出发点。到目前为止为反对基督

教而写的所有著作，只限于证明，基督教是以虚假的原则为基础

的，例如，作者互相抄袭；但是，至今还没有对基督教的实际的祭礼

进行探讨。我们知道，基督教中的最高观念是献人祭。道梅尔在他

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２８０中证明，基督徒确实把人弄死，并且在举行

圣餐礼时吃人肉，喝人血。他以此来说明：为什么罗马人宽容一切

教派而唯独迫害基督徒，为什么后来基督徒销毁一切旨在反对基

督教的异教书籍。使徒保罗本人强烈反对让那些不得圣餐礼奥秘

的人参加圣餐礼。现在这样的问题也很容易解释了，例如，一万一

千个处女的圣骨是从哪里来的等等；有一个关于中世纪的文件曾

谈到法国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们同女修道院长之间订立的一个公

约：未经全体同意不得再让任何发现圣骨之事发生。促使订立这个

公约的原因是，某个修道士经常往来于科伦和巴黎，而且每次都留

下某某的圣骨。凡是与这种事联系着的，通常都被看成是神父们的

欺骗，但同时他们又被赋予远远超出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灵巧和智

慧。献人祭被认为是神圣的事，而且也确实存在。新教只是把它转

到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并且使事情稍有缓和罢了。因此，在新教徒中

碰到的疯子比任何其他教派都多。正如道梅尔的著作中所描绘的，

这种事情将给基督教以决定性的打击；现在问题是，这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意义。这给了我们信心：旧社会必将崩溃，这座欺骗和偏见

的大厦必将全部倒塌。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１９年莱比锡版第８年卷

原文是德文

５７４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马克思的演说记录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７日弗·恩格斯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演说记录

  公民恩格斯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证明：商业危机仅仅是由生产

过剩引起的；交易所是制造无产者的主要场所。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１９年莱比锡版第８年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７４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举行

新年晚会的报道２８１

  ……然后，卡尔·马克思发言，并用法语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２１８祝酒；他在清楚和确切的分析中强调了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

比利时自由派的使命，正确评价了国家的自由主义宪法的良好作

用，宪法允许自由争论、结社权利和为整个欧洲的利益撒播人道主

义的种子。①（热烈鼓掌）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６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２号

原文是德文

７７４

① 该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以下注释：“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前几次举行的会议中，

卡尔·马克思有一次在会上就‘什么是工资’这个重要问题作了报告；他讲得

清楚、实事求是和容易了解，他引用实际的证据十分尖锐地批判了现存的状

况，因此我们打算在最近把报告介绍给我们的读者。”２８２——编者注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马克思在

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２８３

  参加会议的人从来没有这样多。许多听众站在大厅深处。接

收了七名新会员。

由于卡尔·马克思作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协

会过去召集的会议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马克思用法语作的报告长

达一个多小时，但是听众的注意力并没有松懈。

根据一个会员的建议，一致决定——不，有一票反对——由协

会出钱刊印这个演说。

我们只指出，布赖埃尔医生的演说的结束语，即认为生产资料

（机器等等）应当属于全社会而不应当属于社会的单个成员，博得

全体的赞同。

现在我们对马克思的演说作一简短分析：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伟大成果。一般地

说，企业主所理解的自由贸易首先是原料的自由贸易，特别是谷物

的自由贸易。反谷物法同盟的鼓动只追求博爱主义的目的：为人民

提供较便宜的生活资料，就象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般只渴望改善

劳动阶级的状况一样。”

马克思先生提到，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民，对这些自我牺牲的

人毫不领情。他说，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

８７４



府”一样，都信誉扫地。然后他评论了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最典型的

观点。嘲笑他们向各阶层人民——工厂工人、小企业主、租佃者、农

业工人——所说的那些相互矛盾和口是心非的话。详细地评述了

受到反谷物法同盟奖赏、目的在于证明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有

良好影响的三篇文章。

为了指明自由贸易派的博爱主义词句纯粹是空话，马克思先

生简单扼要地描述了英国工人对自己的厂主的态度。

他接着说，在英国废除谷物法的斗争不过是工业资本家和地

主之间的斗争。就废除谷物法来说，工人阶级只能遭到直接的损

失。马克思先生在说明这一情况之后，指出那种促使英国工人去支

持资本家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工人希望肃清英国封建主义的最后

残余。

随后，马克思先生详细地驳斥了自由贸易派的以下论断：工人

阶级会从一切商品的跌价中，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生产资本的增

长中得到好处。他指出，相反，随着所谓的国民财富的增长，工资必

定越来越降低。他说：“其实，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已经

是确定无疑的了。”所有经济学家在表述经济规律时都是从自由贸

易已经完全实现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自由贸易越是充分实现，

那些在每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的有关确定工资的

规律就越是能丝毫不差地被运用。但是，决定着工资水平的基本规

律即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宣布的规律却在于，正常工

资是使工人能作为工人生存下去并且延续自己的后嗣的工资；因

此，这就是说，最低工资也就是工资的正常水平。

自由贸易就是资本摆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束缚它发展的民族

桎梏。这是资本对劳动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并没有消除资本和

９７４关于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



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反而使它更加尖锐了。马克思先生大声说，

难道我的敌人由于他扯断了束缚他同我斗争的绳索就不再是我的

敌人了吗？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制度，才能

对工人有帮助。

马克思先生继续说道，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级之间

建立的友爱，也正在地球上各国之间建立起来。只有在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的头脑里才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把摆脱了民族桎梏的剥削

即被提升到世界主义高度的剥削称为普遍友爱。

马克思先生接着回答了自由贸易派的一些诡辩，例如，自由贸

易会实现国际分工，在这种分工下，每个国家将根据自己的天然使

命进行生产，而且都能在每个生产部门中为自己选择一定的专业，

等等。“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不懂得一国如何靠牺牲别国而致

富，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先生本来就不懂得，在每一个国家

内一个阶级是如何靠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马克思先生简单地谈了一下保护关税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处

于落后状态下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的手段，是消灭封建主义、建立

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是使在工业方面不发达的民族依赖于世界

市场，即依赖于其他民族的自由贸易的手段。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时说：

“先生们，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

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它加速了社会革命，而在这

个意义上民主派可以赞成自由贸易。”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６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５号

原文是德文

０８４ 附  录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１８４６年

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的报道

  ２月２２日晚，布鲁塞尔黑衣修女街“古宫”的大厅象过节一

样，灯火辉煌，装饰着波兰和比利时的旗帜，许多人在这里隆重举

行了克拉科夫革命两周年纪念会。讲演者有：列列韦尔、卡尔·马

克思、弗·恩格斯、瓦劳、律师卢布林纳等人；他们热情洋溢地论述

了克拉科夫起义的纯民主主义性质。本报将在下一号详细报道这

次纪念会２８４，现在只提一下，在公开的会议以后举行了宴会。有将

近一百人参加，比利时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频频举杯祝贺。即席歌

唱者也不乏其人。

载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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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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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德法年鉴》杂志刊载的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译《政治经济

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一

文摘要，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九本经济学札记（《巴黎笔记》）的第五本。

这本札记中的材料大约是在１８４４年上半年摘记的。

这篇摘要是恩格斯的早期经济学著作博得马克思高度评价的证明

之一。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的性

质，它（连同其他原因）激励了马克思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他

毕生都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当马克思已经是一位

成熟的经济学家时，他仍称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并且在

《资本论》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它。——第３页。

２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恩格斯文章中谈到有关私有制消灭以后的劳动

条件那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０５页）。——

第３页。

３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显然是卡·马克思于１８４４

年上半年根据帕里佐的法译本（《政治经济学原理》，雅·德·帕里佐译

自英文，１８２３年巴黎版）作的。这个摘要是马克思从１８４３年１０月到

１８４５年１月底在巴黎所作的九本经济学札记中的第四本和第五本。在

这次发表的文献中，所有摘自穆勒著作的引文都放在引号内，而马克思

对所摘原文的自由阐述，则不论在马克思本人的手稿中有没有引号，一

律不用引号。

与马克思文稿中许多类似的材料（札记、摘要）不同，在这个文献

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占了相当大部分，这些议论按其内容来说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衔接，而且先于这个手稿。方括号（编者加

５８４



的）内的罗马数字指的是马克思的札记本（包括这次发表的摘要）的页

码。引文中的着重号照例是由马克思加的。——第５页。

４ 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的国民经济学是指大·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其中包括

詹·穆勒的学说，显然，还指其他经济学家即李嘉图的同时代人的学

说。——第１８、１０５页。

５ 马克思在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这些定义中，再现了费尔巴哈在《基督

教的本质》一书中，特别是在第二章《宗教的一般本质》和第三章《作为

理智本质的上帝》中所表述的思想。——第１９页。

６ 货币主义是重商主义的早期形式；它的拥护者认为，所有财富都包含在

货币中，包含在贵金属的积累中，由此而禁止从国内出口金银，力图在

别国少买多卖，并制定货币顺差的政策（并见注５０）。——第２０页。

７ 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是以下著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

理》第四册和第五册。论意志和它的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６８、７８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加尔涅的新译本，

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６页。——第２５、１４６页。

８ 这里使用行“Ｓｃｈａｃｈｅｒ”（直译是做买卖）一词而不用德语中通用的

“Ｈａｎｄｅｌ”一词来表达贸易的意思，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沙·

傅立叶对贸易所抱的极端否定的态度（见本卷第３２１—３５５页），也反映

了当时德国社会批判文献的传统，这种文献千方百计地强调——其中

包括使用一些具有明显贬义的术语——自己对那种同“有组织的交换”

相对立的、私有财产制度下的自发集市交换的谴责。——第２９页。

９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来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政治和政治

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草稿。我们看到的这部著作是写在３０×４０厘米纸

上的三个手稿。每个手稿都有自己的页码（用罗马数字编号）。在第一手

稿（共三十六页）中，每页都分成并列的三栏或两栏，各栏分别加上标

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从第ＸＶＩＩ页起只是《地租》这一栏

有正文，而从第ＸＩＩＸ页起到第一手稿的末尾，马克思不管原先加的标

题，在所有三栏都写了正文。从第ＸＩＩＸ页到第ＸＸＶＩＩ页这六页原文由

本卷编者加上《异化劳动》这一标题。第二手稿只保存下来四页。第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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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是用白线钉上的十七大张纸（对折三十四张）。第三手稿的末尾（在第

ＸＸＸＩＸ—ＸＬ页）是《序言》，本卷和前几版一样，把它放在开头。按照马

克思在《序言》中所表示的意思，把手稿中标明（６）的那一部分（批判黑

格尔哲学的部分）放在全书的末尾。

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现在所用的名称，以及放在方括号里的各个部

分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第４３页。

１０ 这里以及下面的罗马数字都是作者编的手稿页码。——第４５页。

１１ 这一批判的开头是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５２—４６７页）。——第４５页。

１２ 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马克思没有写这些小册子，可能不是因为各种外部

情况，而是因为他确信，在他还没有对各种社会（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

会）的基础——生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

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

的。——第４５页。

１３ 指布·鲍威尔，他在《文学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

针对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图书、论文和小册子发表了两篇长篇评论。马克

思在这里所引用的词句大部分是从《文学总汇报》第１期（１８４３年１２

月）和第４期（１８４４年３月）刊载的这两篇评论中摘来的。“乌托邦的词

句”和“密集的群众”这些用语见《文学总汇报》第８期（１８４４年７月）布

·鲍威尔的论文《什么是现在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卷）中对这个月刊展开了全面的批判。——第４６页。

１４ 这时，马克思除德文以外还掌握了法文，对法国的文献十分熟悉。他读

了孔西得朗、列鲁、蒲鲁东、卡贝、德萨米、邦纳罗蒂、傅立叶、劳蒂埃尔、

维尔加尔德尔和其他作者的著作，而且还经常做摘要。在四十年代前半

期，马克思还没有掌握英文，因此他只能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来利用英

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例如，欧文的作品，他就是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

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文和其他文

献资料都还没有表明，马克思这时已具有了他后来例如在《哲学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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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写于１８４７年）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渊

博知识。——第４６页。

１５ 除了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１８４２）以外，马克思大概

还指魏特林在他本人于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年出版的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以

及他为正义者同盟写的纲领性著作《人类的现状和未来》。

在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Ｅｉｎ

ｕｎｄｚｗａｎｚｉｇＢｏｇｅｎａｕｓｄ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文

集中，匿名发表了赫斯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

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第４６页。

１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第４６页。

１７ 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以及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文章，至少探讨了《经济学哲学手稿》——

《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所包含的如下一些要点：要求无

情地批判现存的世界，是建立新世界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号召对政治

进行批判，号召在政治上采取一定的党性立场，从而把理论同现实斗争

生动地结合起来；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货币拜物教的本性，揭示了货

币的本质即同人相异化的、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本质；提出了资本主

义条件下人同自身和同自然界相异化的问题；对卡贝、德萨米、魏特林

等人所鼓吹的那种空想的（“当时的”）共产主义形式作了批判的评价；

强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全人类的解放”）的主要

目的和内容；扼要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负有消灭私有制的使命的、定将

成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心脏”即基本动力的阶级，将随着资本主

义的发展而形成和提高。——第４６页。

１８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刊载在《现代德

国哲学和政论轶文集》第２卷上。这个两卷本的文集，除了其他作者的

著作以外，还收入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在这

个文集上发表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不久前

一直认为是马克思写的，实际上却是路·费尔巴哈写的。——第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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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这里马克思指的是费尔巴哈的整个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自己把这

种观点称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或“人类学”。它发挥了这样一个

思想：新哲学即费尔巴哈的哲学，使人这一自然界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成为自己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认为，这样的哲学即人类学

包含着生理学，并将成为全面的科学；他断言，新时代的本质是把现实

的、物质地存在着的东西神化；新哲学的本质则在于否定神学，确立唯

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第４６页。

２０ 马克思的这个想法在他写了这篇《序言》以后不久，就在他和恩格斯合

写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卷）一书中实现了。——第４８页。

２１ 马克思把第一手稿的各页都分成并列的三栏，分别加上《工资》、《资本

利润》和《地租》这样的标题。每一栏都有按上述题目写的正文。但这样

分三部分的论述没有贯彻到底，而到手稿的结尾实质上失去了任何意

义。马克思所加的三个标题相当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范畴，而

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这三个范畴则是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基

本阶级——工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的三种收入形

式。——第４９页。

２２“普通人”（“ｓｉｍｐｌｅｈｕｍａｎｉｔé”）一词引自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卷（第８章）。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的

所有引文都引自热尔门·加尔涅所译的、１８０２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

本。“普通人”一词见该书第１卷第１３８页。——第４９页。

２３ 引自斯密的著作第２卷（第１篇第１１章）第１６２页。——第５１页。

２４ 引自斯密的著作第１卷（第１篇第９章）第１９３页。——第５３页。

２５ 复利是一种不仅按照本金，而且按照本金定期的增加量来连续计算的

利息。因此，本金是象几何级数的项那样增长的，例如：２×２＝４×２＝８

×２＝１６等等。——第５４、６６页。

２６ 在第一手稿第ＶＩＩ页上，同以前各页不同，马克思在所有的三栏里都论

述《工资》这个题目。在第ＶＩＩＩ页上，论述了两个题目：在左面的第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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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论述《工资》，而在右面第二栏里论述《资本的利润》。——第５４页。

２７ 威·舒耳茨《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

方面的论文》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５７页。

２８ 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

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５９、７１页。

２９ 查·劳顿《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１８４２年巴黎版。—— 第５９

页。

３０ 欧·毕莱《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５９

页。

３１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１—２卷。——第

６２页。

３２ 这一整段不是属于亚当·斯密的，而是属于《国富论》一书的法译者热

尔门·加尔涅的。——第６３页。

３３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亚·斯密在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中讲过的关于

竞争具有良好作用的思想。斯密认为，假如资本分散在二十个商人中

间，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而这将给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带来直

接的利益，因为这时各个商人都不得不比整个部门由一两个人垄断时

卖得贱些和买得贵些。按照斯密的意见，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将

促进劳动报酬的提高，而且不降低利润。在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和

资本家之间进行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必然要破坏关于不得提高工资

的“天然协议”。——第６７页。

３４ 这一整段，包括引自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和西斯蒙

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引文，是从欧·毕莱的《论英法工人阶

级的贫困》（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６—７页）中摘录来的。——第７２

页。

３５ 指斯密关于决定工作者的成败和工资的大小的因素的议论。在这些因

素中包括“成功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例如，斯密说道：“送子去学鞋

匠，无疑他能学会制鞋技术；但是送他去学法律，那么精通法律并靠这

个职业过活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对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说，中彩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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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职业说，这

成功的一人应得到不成功者二十人应得而未得的全部。”——第７４页。

３６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亚·斯密的这样一个论点：居民对某种大众消

费品如马铃薯的需求的增长，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即使这种

产品是从中等土地上收获的，也将使租地农场主在补偿基本开支和维

持劳动力的开支以后仍有巨额赢余。而这种赢余的一大部分则将归于

土地所有者。因此得出结论说：随着人口数目的增长，地租也将提

高。——第７８页。

３７ 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是从所谓现代国民经济学的代表（首先是李嘉图）

的全部议论得出的关于土地所有者（他根据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

的所有权，可以不劳动而获得地租）和农产品生产者（即在资本主义的

工场手工业时代和工厂生产初期是占英国大部分人口的租地农场主）

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至于亚·斯密，则追随重农学派，还证明土地所有

者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的所谓一致性。——第８０、１０６页。

３８ 这句话很可能说的是西斯蒙第的那种把宗法制私有地产关系理想化的

小资产阶级观点。——第８３页。

３９“买卖”这个术语的原文是个难译的词：“Ｖｅｒｓｃｈａｃｈｅｒｕｎｇ”。当时的社会

批判性著作，按照傅立叶的传统，把私人商业和一切市场交易一概蔑视

为卑鄙丑恶的勾当。在这里以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其他地方，可以

看出马克思的先驱者在论述商业方面对马克思的某种至少是术语上的

影响（见注８）。——第８３页。

４０ 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社会批判性著作中相当流行。例如，魏特林在他的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就曾写道：“正象在筑堤时要产生土坑一

样，在积累财富时也要产生贫穷。”——第９０页。

４１ 马克思在本手稿中往往并列使用两个术语“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异化）和

“Ｅｎｔａｕβｅｒｕｎｇ”（外化）来表示异化这一概念。但是有时把“Ｅｎｔａｕβｅ

ｒｕｎｇ”这个术语用于另一种意义，例如，用于表示交换活动、从一种状

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获得，也就是说，用于表示那些并不意味着敌对

性和异己性的关系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除了“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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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马克思还使用“Ｓｅｌｂｓｔ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直译是“自我异化”）这个术语。

他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工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活动、劳动是回过来

反对工人自己的、不以工人为转移的和不属于工人的活动。——第９１

页。

４２ 马克思在这里以改造过的形式转述了费尔巴哈哲学把宗教看作人的本

质的异化这样一个论点。费尔巴哈在他的《基督教的本质》这一著作中

曾经证明，因为在神的本质的观点中肯定的东西仅仅是人的东西，所以

作为意识对象的人的观点就只能是否定的。费尔巴哈说，为了使上帝富

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成为乌有。人在自身

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加以肯定的东西。——第９１页。

４３ 这里所表述的思想是跟费尔巴哈的论点呼应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和

唯心主义哲学是人的存在及其精神活动的异化。费尔巴哈写道，上帝作

为对人说来某种至高的、非人的东西，是理性的客观本质；上帝和宗教

就是幻想的客观本质。他还写道，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主体的活动，

是主体的被窃走的思维，而绝对哲学则使人自身的本质、人的活动在人

那里异化。——第９４页。

４４ 马克思在本段和下一段利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

他的思想：人把他的“类本质”、他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

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

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象动物那样是单个

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第９５页。

４５ 类、类生活、类本质——都是费尔巴哈的术语，表示人的概念、真正人的

生活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以友谊和善良的关系，即以爱为前提，这些

都是类的自我感觉或关于个人属于人群这种能动意识。费尔巴哈认为，

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自己。费尔

巴哈也承认人们之间真实存在着利益的相互敌对和对立关系，但是他

认为这种关系不是来自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条件，即资产阶级社会

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是来自人的真正的即类的本质的异化，来自人的人

为的、绝非不可避免的同大自然本身所预先决定了的和谐的类生活的

脱离。——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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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这里讲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名著《什么是财产？》中所论述的资

本主义关系基础上的“平等”观念时所持的基本论点。蒲鲁东的空想的、

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药方规定，私有财产要由“公有财产”代替，

而这种“公有财产”将以平等的小占有的形式，在“平等”交换产品的条

件下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这实际上指的是均分私有财产。蒲鲁东是

这样设想交换的“平等”的，即“联合的工人”始终得到同等的工资，因为

在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时，即使产品实际上不同等，但每个人得到的仍

然是相同的，而一个人的产品多于另一个人的产品的余额将处于交换

之外，不会成为社会的财产，这样就完全不会破坏工资的平等。马克思

说，在蒲鲁东的理论中，社会是作为抽象的资本家出现的。他指出蒲鲁

东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小（“平等”）占有制度下也仍然起作用的商品生产

的现实矛盾。不久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述了这样一个结论：蒲

鲁东在经济异化范围内克服经济异化，也就是说，实际上根本没有克服

它。——第１０１页。

４７ 马克思的第二手稿的第ＸＬ页是从这几个字开始的。这句话的开头，以

及第二手稿的前三十九页都没有保存下来。——第１０４页。

４８ 指１８３４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新济贫法。这个法律只允许一种救济贫民的

方式——把他们安置在采用监狱制度的习艺所中。济贫法的主要目的

之一就是为企业主雇用劳动力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这一著作中对济贫法和根据济贫法建立的习艺所作了详细

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７６—５８３页）。——

第１０５页。

４９ 这一节文字看来是对未保存下来的一页的补充，正象下面一节可能是

对第二手稿的第ＸＸＸＩＸ页的补充一样。——第１１２页。

５０“启蒙国民经济学”首先是同亚·斯密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继恩格斯之

后，马克思也把亚·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改革者、“路德”。马克思正

确地认为，“启蒙国民经济学”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上是比货币主义和重

商主义（两种较早的经济学说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形式）更高的阶段。这

两种体系（更确切地说，是实质上同一个体系的两个分支）的目标是追

求货币顺差（货币主义）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两者都不外是为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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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而积累货币；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货币，积存货币实际上被宣布为最

高目的和目的本身。重商主义者象偶像崇拜者和拜物教徒那样对待货

币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

“只能以外在的方法加以保存和确立”。同时，这两种体系的信奉者不注

意生产本身，不认为生产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基础。只有“启蒙国民经

济学”才承认生产、劳动是自己的主要原则或基本原理。——第１１２

页。

５１ 见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第１１２页。

５２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对立”和“矛盾”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

对立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为另一个方面所

规定，因此都只是一个环节，但同时每一个方面也为自身所规定，这就

使它具有独立性；相反，在矛盾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一个方

面都在自己的独立性中包含着另一个方面，因此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

是被排斥了的。——第１１７页。

５３ 沙利·傅立叶在他关于未来世界、所谓协作制度的空想中，违反经济发

展的现实趋向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对政治经济学抱着极端否

定的态度，认为它是一门错误的科学），断言在“合理制度”的条件下，工

业生产只能被当作对农业的补充，当作在漫长的冬闲季节和倾盆大雨

时期“避免情欲消沉的一种手段”。他还断言，上帝和大自然本身确定，

协作制度下的人只能为工业劳动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工业劳动只是

辅助性的、使农业多样化的作业。——第１１７页。

５４ 圣西门在《实业家问答》（１８２４年巴黎版）这一著作中发挥了这些论

点。——第１１７页。

５５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法国的巴贝夫、卡贝、德萨米，英

国的欧文和德国的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马克思只是

在《神圣家族》中才第一次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来表示自己的观

点。——第１１７页。

５６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式，大概首先是指１７８９—１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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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关于“完全平等”

的社会以及在排挤私人经济的“国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社会的空

想主义观点。虽然这种观点也表现了当时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整个说来

这种观点还带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性质。——第１１７页。

５７ 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完全可能是针对着卢梭的，因为卢梭及其信徒认为

没有受过教育、文化和文明触动的状态对人来说才是自然的，而马克思

则认为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论人间不平等

的起源和原因》等著作中阐发了他的上述论点。——第１１８页。

５８ 马克思在这里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共产主

义观点，这种观点提供了“历史之谜的解答”，换句话说，也就是从建立

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

论。——第１２０页。

５９ 指欧文对一切宗教的批判言论。用欧文的话来说，宗教给人以危险的和

可悲的前提，在社会中培植人为的敌对；欧文指出，宗教的偏狭性是达

到普遍的和谐和快乐的直接障碍；欧文认为任何宗教观念都是极端谬

误的。——第１２１页。

６０ 拥有（“Ｈａｂｅｎ”）这个范畴见莫·赫斯的一些著作，特别是发表在《来自

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的《行动的哲学》一文（见注１５）。——第１２４

页。

６１ 费尔巴哈把自己的认识论叫作心理学。看来这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

用这个术语的。——第１２７页。

６２ 地球构造学是十八和十九世纪对记载地质学的通称。—— 第１３０

页。

６３ 马克思把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ａｅｑｕｉｖｏｃａ这一用语当作法文ｇéｎ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ｎ

ｔａｎéｅ的同义词来使用，照字面直译就是自然发生的意思。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也曾谈到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ａｅｑｕｉｖｏｃａ——生命通过自然发生

而产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６４０—６４１页）。——

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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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这里是马克思对穆勒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观点的批判（见本卷第

７—１３页）。——第１３８页。

６５ 引自斯密的著作，第１卷第２９—４６页；第２卷第１９１—１９５页（见注

７）。——第１４６页。

６６ 引自萨伊的著作，第１卷第３００、７６—７７页和第２卷第６、４６５页（见注

３１）。——第１４６页。

６７ 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１８３９年巴黎第２叛第１卷第２５—

２７、７５、１２１—１３１页。——第１４６页。

６８ 马克思引自詹·穆勒的著作第７、１１—１２页（见注３）。——第１４７页。

６９ 指布·鲍威尔的三卷本著作《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在宗教史

著作中，把收入《新约》的前三部内容相近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

福音》和《路加福音》）称为复类福音。这三部福音书——复类福音——

内容相近，这表现在它们叙述的顺序是一致的，彼此互相抄袭，许多史

料是共同的，用词和术语也一样。——第１５６页。

７０ 布·鲍威尔《基督教真相》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１５６

页。

７１ 布·鲍威尔《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１８４２年苏黎世和温特

图尔版。——第１５６页。

７２ 指青年黑格尔分子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言论。——第１５７页。

７３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费尔巴哈在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第２９—３０

节中针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意见（见注１８）。——第１５９页。

７４ 有关“意识的对象的克服”的这八点说明几乎是逐字逐句从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摘录下来的。——第１６６页。

７５ 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观点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却总是回避

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这显然表明他不同意先前的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

的某些原则，特别是不同意抽象性，不同意把感性视为知识的基础和唯

一源泉的感觉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在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哲

学形式；他也象费尔巴哈那样对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形式感到不满，认为

６９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不是旧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

义、人道主义——才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秘密。——第１６７页。

７６ 马克思所论述的关于人是直接的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论点，基本上

是以费尔巴哈反对宗教唯心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所阐发的原则为依据

的：把人看成自然界的特殊的、有意识的存在物；本质由外在对象的性

质规定；任何存在物、任何本质必定具有对象的性质；在感性存在物之

外的其他物是感性存在物的生存所必需的（如空气供呼吸，水供饮用，

光供照明，动植物产品供食用，等等）。——第１６７页。

７７“受动的”（“ＬｅｉｄｅｎｄＳｅｉｎ”）这个术语来自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和马克思

一样，把这个术语解释为周围环境、外部世界对人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

和方式。费尔巴哈说，只有受动的和需要的存在物才是必然的存在物；

没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只有受动的东西才值得存在。马克思跟

费尔巴哈不同，他对“受动的”这一经验原则做了极其重要的加工和扩

充，把社会实践即人为了掌握和改造外部世界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和有

目的的活动也包括进去了。——第１６９页。

７８ 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并利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批判黑格尔的论点。例

如，费尔巴哈在他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写道：在黑格尔看

来，思想就是存在、主词，而存在同时又是宾词；逻辑学是他所特有的那

种形式的思维，是作为无宾词的主词的思想，或者是同时兼为主词和宾

词的思想；黑格尔将客体仅仅看作能思维的思想的宾词。“在自身内部

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这个说法，看来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

“全神贯注于自身的圆圈”、“圆圈的圆圈”等说法的代用词。—— 第

１７６页。

７９ 这里和下文均引自乔·威·弗·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纲要》，１８３０年海

得尔堡第３版。——第１７７页。

８０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在《前进报》（１８４４年１月至１２月在巴黎出版的德

文报纸）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为该报撰稿是从１８４４年夏天即

该报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６８—４８９页）时开始的。从１８４４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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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马克思进入编辑部，开始直接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并在编辑部的

组织事务方面发挥作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也被邀请为该报

撰稿。为该报撰稿的还有海涅、海尔维格，艾韦贝克、巴枯宁及其他人。

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报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

喉舌。它尖锐地批评了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以及温和的德国自

由主义。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１８４５年１月下令把马克

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 第

１８２页。

８１ 这里引用的是１８４４年８月９日刊登在《普鲁士国家总汇报》上的弗里德

里希 威廉四世的诏书。１８４４年７月２６日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

在柏林对国王行刺未遂是这篇诏书出笼的原因。——第１８２页。

８２ 指普鲁士外交官本生于１８４４年春天和夏天以备忘录形式向弗里德里

希 威廉四世提出的关于普鲁士国家体制改革的建议。本生建议仿照英

国议会建立有贵族的上议院和按等级原则选出的下议院这种两院制的

普鲁士议会。——第１８５页。

８３ 恩格斯以这篇通讯开始为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撰稿，撰稿持续到

１８４８年，在此期间略有中断。以前该报转载了（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１１日和２５

日）以恩格斯署名发表于《新道德世界》周刊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

进展》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７５—５９３页），并

在文章前加了编者前言：“这篇由弗·恩格斯执笔的有趣的文章采用上

述标题发表于１１月４日《新道德世界》。我们从中作了如下摘要，因为

对我们的报纸来说文章的篇幅太大了。”编辑部在发表该文第二部分即

有关德国和瑞士部分的摘要时，一再用一些插话指出恩格斯这篇文章

的重要意义。从１８４４年５月起，恩格斯就开始经常向该报投寄关于欧

洲大陆各国事件的报道，首先是关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报道（见本

卷第１９３页所载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这篇通讯载于该报

“德国”栏。——第１８９页。

８４ 指德意志联邦，它是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于１８１５年成立的，最初包

括３４个德意志邦和４个自由市，它们各自保持封建专制制度。联邦加

剧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向前发展；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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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成了整个德

国反动势力的支柱。——第１８９页。

８５１８３４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德意志联邦各邦大臣的会议所通过的最后议

定书规定对德国的民主运动和自由派运动采取镇压措施。这个议定书

以及本文引用的１８３２年６—７月联邦议会的决议，都是德国统治集团

对１８３０年的法国革命在德国引起的动荡的回答。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是

这些警察措施的主谋。

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和德意志联邦的其它秘密文件曾由德国自由

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卡·泰·韦尔凯尔在１８４４年在曼海姆出版的《关

于德意志国民法律状况的重要文件》（《ＷｉｃｈｔｉｇｅＵｒｋｕｎｄｅｎｆüｒｄ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ｚｕｓｔａｎｄ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１８４４）一书中予以发

表。可能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民主派已经知道有这个议定书了。１８４４年

１月《前进报》发表了这个议定书。——第１８９页。

８６ 指１８４４年１—２月对领导爱尔兰民族运动的自由派活动家、为取消

１８０１年的英爱合并而进行鼓动的组织者奥康奈尔的审判案。合并剥夺

了爱尔兰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起，取消合并（ＲｅｐｅａｌｏｆＵｎｉｏｎ）的要求成了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

１８４０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１８４３年该协会在广大的爱尔兰人民群

众中展开了为取消合并而进行鼓动的工作。奥康奈尔和这个协会的其

他自由派领导人一面依赖群众运动的支持，一面却力图把运动控制在

宪法范围内，把它引上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的道路。被爱尔兰民族解

放运动的规模吓坏了的托利党政府，向奥康奈尔提出司法追究，决心给

运动以坚决的打击。１８４４年２月，奥康奈尔及其拥护者分别被判监禁达

十二个月。但是，在群众的抗议下，上院取消了判决。——第１８９页。

８７ 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这封信是不完整的，现在保存下来的片

断，就是１８４４年５月４日该报发表的题为《国内和国外的运动》的编辑

部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想把该报办成国际

性的报纸，请“有关人士协助”撰稿。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

进展》一文（见注８３）被认为是这种协助的范例，但是编辑部没有提及

作者的名字，只称这篇文章是该报过去刊载的“关于大陆共产主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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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很有趣的评论，执笔者是这个问题的行家”。

编辑部在援引了恩格斯这封信的片断后写道：“我们同他一样相

信，大陆上很快就要发生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欣然接受我们

这位朋友的建议。”从这时起，恩格斯为宪章派报纸正式撰稿。他提供的

材料，由编辑部标明所报道的国家的名称（“德国”、“普鲁士”、“巴伐利

亚”、“波兰”、“俄国”、“瑞士”、“法国”等）刊登在“大陆上的运动”专栏

内，并注明为“本报通讯员来稿”。从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授权编

辑部自行处理他提供的材料。有时候，恩格斯的某些简讯被冠以不同的

标题刊载在同一号报纸上。——第１９３页。

８８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建立一个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共和国，是符合始终不渝地为消灭国家

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中世纪分立主义残余而斗争的任务的。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即

联邦主义原则的拥护者相反，坚持要求把德国转变为统一的民主共和

国。——第１９３页。

８９ 这篇简讯载于《北极星报》的“普鲁士”栏。简讯描述１８４４年２—３月柏

林大学生起来反对强化反动秩序。德国报刊特别是恩格斯关注的《科伦

日报》对此作了报道。根据该报１８４４年２月１５日第４６号的报道，首先

在柏林发动的大学生运动已经扩大到德国其他几个大学城（波恩、哈

勒、海得尔堡、耶拿）。——第１９４页。

９０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德国”栏。——第１９６页。

９１ 恩格斯指的是弗·阿·施泰因曼的著作：《十九世纪的漫画和剪影》

１８４３年科斯非尔德版。——第１９６页。

９２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杜宾根版第１—２卷；这本

书从黑格尔左派的立场批判了宗教。

文章中提到的施特劳斯《使徒行传》一书并未出版。——第１９６

页。

９３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波兰”栏。——第１９８页。

９４ 指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的波兰起义。——第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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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显然，恩格斯指的是亚·古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的和波兰各省起义

的实情》１８３４年巴黎版，书中充满了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观点。１８４１

年还出版了他的两本书：《文明和俄国》（莱比锡）和《论未来的波兰》（柏

林）。——第１９８页。

９６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巴伐利亚”栏。——第２００页。

９７ 指“瓦哈拉群贤堂”——１８４１年按照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构

思，在雷根斯堡附近修建的宏伟建筑物，其中搜集了几乎所有的德国贤

明人士的雕像。

《瓦哈拉群贤录，瓦哈拉群贤堂的创建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一世编》１８４２年慕尼黑版（《Ｗａｌｈａｌｌａ’ｓＧｅｎｏｓｓ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ｌｄｅｒｔｄｕｒｃｈＫ

ｏｎｉｇＬｕｄｗｉｇｄｅｎＥｒｓｔｅｎｖｏｎＢａｙｅｒｎ，ｄｅｎＧｒüｎｄｅｒＷａｌｈａｌｌａ’ｓ》．

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４２）。这本旅游指南包括德国活动家的传略。瓦哈拉群贤堂

搜集了活动家的雕像。

巴伐里亚的路德维希的诗是空洞无物和矫柔造作的诗的典型，诗

作于１８４２年出版。——第２０１页。

９８ 这则简讯载于“北极星报”的《普鲁士》栏。——第２０２页。

９９《北极星报》的“俄国”栏刊载的这篇通讯，谈的是大臣委员会——沙皇

俄国最高行政机构（１８０２年至１９０６年）的人事变动。——第２０３页。

１００ 指沙皇政府对争取独立的北高加索各民族所进行的战争。十九世纪二

十年代，沙米尔（于１８３４年被立为达格斯坦的伊玛目）领导北高加索山

民为反对沙皇政府殖民政策和地方封建主专横肆虐而进行的解放运

动。沙米尔领导的运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达到最高潮，只是在１８５９

年才被镇压下去。——第２０３页。

１０１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法国”栏。它报道了１８４４年４—５月在里夫 德

纪埃发生的法国矿工的罢工。——第２０４页。

１０２ １８４４年５月３０日在巴黎举行的雅·拉菲特的葬礼；这次葬礼变成法

国共和党力量的大示威。——第２０４页。

１０３ 在导致波旁王朝垮台的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期间，金融资产阶级的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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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代表之一、在巴黎掌权的内阁的成员之一雅克·拉菲特帮助路

易 菲力浦即奥尔良公爵登上王位。——第２０４页。

１０４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卜杜尔 卡迪尔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法国征服者的

民族解放斗争，从１８３２年持续到１８４７年，中间略有停顿。在１８３９—

１８４４年期间，法国人拥有相当大的军事优势，征服了阿卜杜尔 卡迪尔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国家，但是阿尔及利亚人的这位领袖利用摩洛哥

苏丹的援助，组织了游击斗争。当苏丹的军队在１８４４年法国和摩洛哥

的战争中失败以后，阿卜杜尔 卡迪尔就在撒哈拉绿洲区隐蔽下来。

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在阿尔及利亚西部举行的起义，是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斗

争的最后阶段，这次起义被法国殖民者镇压下去（并见注２２６）。——

第２０５页。

１０５ 载于《北极星报》的“瑞士”栏的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论述瑞士历史问题

著作的第一篇。文章反映的是１８４３年联合起来成为分离的同盟——分

离派同盟的落后的天主教州同主张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的

自由激进派力量之间斗争的初期阶段。本文同恩格斯论１８４７年瑞士的

内战这篇著作有密切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３８５—３９３页）。——第２０７页。

１０６ “青年瑞士”—— 三十年代中建立的瑞士民主派和革命派的组织；

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出版了法文报纸（《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ｕｉｓｓｅ》）和德文报纸（《Ｄｉｅ

ＪｕｎｇｅＳｃｈｗｅｉｚ》）。它和政治流亡者的其他民族组织（“青年德意志”、“青

年意大利”、“青年波兰”等等）同时加入了在马志尼倡议下于１８３４年在

瑞士建立的“青年欧洲”，其宗旨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

和制度。——第２０８页。

１０７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普鲁士”栏。离婚法草案是１８４２年由反动的法

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萨维尼（１８４２—１８４８年任普鲁士修订法律大

臣）拟定的；本文考察了这个草案的拟定过程。——第２０９页。

１０８ 尽管离婚法草案的准备工作是在政府范围内秘密进行的，马克思主编

的《莱茵报》却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公布了这个草案，从而引起了德国

报刊对草案进行广泛的讨论。１２月１９日，《莱茵报》刊载了马克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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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法草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１８２—１８５

页），文章对草案进行了批判。《莱茵报》公布草案以及编辑部坚决拒绝

提供草案投稿人的姓名，是该报于１８４３年３月被查封的原因之

一。——第２０９页。

１０９ 议会——１８２３年在普鲁士成立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主要由贵族代

表组成；其中城市和村镇的代表非常少；会议由国王召集，会议的职权

通常仅限于讨论法案以及地方经济和省的管理问题。——第２０９页。

１１０ 《北极星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篇文章补充了下面这段话：

“现将摘自《太阳报》的一段话作为上述文章的补充：‘据本月９日

布勒斯劳消息，织工们在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以后就开始上工了。在斗

争期间，他们闯入某些林区管理员的家里，拿走了猎枪和子弹，对其他

任何东西均未触动。’”——第２１０页。

１１１ 恩格斯叙述１８４４年夏天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的文章，载于《北极星报》

的《普鲁士》栏。——第２１１页。

１１２ 恩格斯指的是在西里西亚织工中间广泛流传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

杀》。——第２１１页。

１１３ 《大陆社会主义》一文是以给《新道德世界》报的一封信的形式书写的，

信的前后都附有给编者的话，看来这也是恩格斯写的。——第２１７页。

１１４ 恩格斯指的是他于１８４４年８月底至９月初曾在巴黎逗留，在那里，他

同马克思会面，这次会面为他们的友谊和创造性的合作奠定了基

础。——第２１７页。

１１５ 指１８４２年在罕考门（伦敦近郊）建立“康考尔鸠姆”移民区的一批英国

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为英国神秘主义者詹·皮·格里夫斯的信徒，罕考

门派社会主义者曾经宣扬道德修身和禁欲的生活方式；这一移民区存

在的时间不长，很快就瓦解了。——第２１７页。

１１６ 暗指法国在非洲北部进行的侵略战争。１８４４年８月，法国谴责摩洛哥

苏丹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领袖阿卜杜尔 卡迪尔（见注１０４），并对摩洛

哥也开始采取军事行动。苏丹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停止援助阿卜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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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尔，并于１８４５年签订了对法国有利的条约。——第２１８页。

１１７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为回答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不

能实现的反对意见而写的。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他

在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初就着手写一本小册子，以便通俗地叙述“共产主义在

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８

页）。主要材料是英国旅行家 欧文主义者约翰·芬奇的一组信，共二十

九封，这组信以《美国旅游札记》为标题刊登在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０

月１９日《新道德世界》上。引自芬奇信中的某些话，是恩格斯自己用德

文意译的。这篇文章没有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而是在１８４４年１２月出

版的《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恩格斯

在他关于共产主义在德国的成就所写的一组文章中简评共产主义文献

时提到过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９９

页）。——第２２１页。

１１８ 引自１８４４年２月１０日《新道德世界》第３３号所载芬奇的第五封

信。——第２２５页。

１１９ 这段话引自１８４３年５月６日《北极星报》第２８６号发表的劳·皮特基

思利的通讯《何处着手和如何着手。震教徒移民区记述》（《Ｗｈｅｒｅｔｏ，

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ｃｅ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ａｋｅ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第

２２５页。

１２０ 引自１８４４年２月１７日和２４日《新道德世界》第３４和３５号所载芬奇

的第六和第七封信。——第２２８页。

１２１ 在这里和下面记述分离派的移民区时，利用了１８４４年３月２日和９日

《新道德世界》第３６和３７号上所载芬奇的第八和第九封信。——第

２２９页。

１２２ 一神论派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的代

表。这一宗教派别产生于十六世纪，是人民群众和激进资产阶级对封建

教会的一种抗议。一神论派于十七世纪传入英国和美国。它的教义反对

宗教的表面仪式，而把宗教的道德伦理方面提到首位。——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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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恩格斯在记述欧文的门徒于１８４１年在汉普郡建立并一直存在到１８４６

年初的“协和”共产主义移民区时，利用了索麦维尔的一篇短评，这篇文

章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３日《纪事晨报》，署名“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

人”。——第２３３页。

１２４ 马克思冠以《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标题的这一笔记，收在他１８４４—

１８４７年的笔记本中（我们所找到的马克思笔记本中的第一本笔记）。笔

记中包括的四点基本思想，已经由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特别

是在《“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一节中予以发挥（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１０４—１０５、２４３—２４６页）。——第２３７页。

１２５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作者未加标题，收在马克思１８４４—

１８４７年的笔记本中。草稿的基本点同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夏天为自己在

世界史（包括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史）方面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

名目索引的要点是一致的。同年秋天，马克思抵达巴黎以后，重新研究

了这些问题，他打算写一本《国民公会史》。为此他作了雅各宾党人勒瓦

瑟尔回忆录的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０卷）。他所收集

的材料（大部分我们没有找到），有一部分用于《神圣家族》。可能是由于

想写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他拟了现在这个草稿。马克思在草稿中

不是简单地重述他为《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而是在第９

点中作了重要的补充：“为消灭［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也就是说，为废除剥削者国家和整个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系而斗

争。——第２３８页。

１２６ 马克思的这篇手稿是他为评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李斯特于

１８４１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１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

和德国关税同盟》一书而写的文章的草稿。李斯特在这本书中吹嘘自

己要对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理论的错误的实

质和原因进行研究。该书问世时在德国被大肆宣传，俨然成了追求财富、

渴望统治的年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宣言书，成了在政治经济上推动德国的

“福利、文化和力量”的良方。恩格斯在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给马克思的

信中提到他打算写一本小册子批判这本书，而在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给马

克思的信中则赞同马克思准备批判李斯特的理论观点的计划。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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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写出一本专门评论李斯特的小册子，不过他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

有一篇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１９—６２１页）却批

判了李斯特把德国资本家对保护关税的渴望变成了体系。

马克思评论李斯特的文章也没有付印。现在保存的马克思的这篇

手稿是不完整的：缺少第一张，显然上面有作者所拟的标题；第１０—２１

张以及第２３张也未找到。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和援引了李斯特这本书

的第一卷。他把从法译本援用的引文都改译为德文。引文中的着重号

照例都是马克思加的。在每一张的开头他用阿拉伯数字标明的手稿页

码，本卷都放在方括号内。手稿中明显的笔误在这次准备发表时作了

订正。编者给个别章节所加的标题放在方括号内。

这篇评论李斯特的文章的草稿，是在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龙格的

孙子长期保存的马克思遗稿中发现的。——第２３９页。

１２７ 扬扬扬格 是古体诗中由三个长音节组成的韵脚。马克思用这个术语讽

刺地说明李斯特的呆滞的文风。——第２４１页。

１２８ 关于塞拉的著作，李斯特写道：“意大利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那不

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的著作：《论“王国”获得丰富的金银的方法》”

（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１卷第４５６页）。——第２４４

页。

１２９ 谘议院 是拿破仑第一任执政和称帝时期法国的立法机关；１７９９年建

立，１８０７年撤销。——第２４４页。

１３０ 指亚·斯密及其追随者。——第２５１页。

１３１ 李斯特在他这本书第２０８页用两个家长的例子说明他关于生产力和交

换价值的理论。这两个家长各有五个儿子，每年各有一笔除了维持家庭

生活之外还带来一千塔勒收入的地产。一个家长把一千塔勒存入银行

生息，强迫他的儿子从事繁重而又不熟练的劳动。另一个家长则用这一

千塔勒让他的儿子受高等教育，使他们成为农学家和工程师。用李斯特

的话来说，第一个家长关心的是增加交换价值，第二个家长关心的是增

加生产力。李斯特在第２０９页谈到基督教和一夫一妻制是“生产力的丰

富源泉”。——第２５３页。

６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３２ “售卖”一词的德文原文是“Ｖｅｒｓｃｈａｃｈｅｒｕｎｇ”；“让渡”一词的德文原文

是“Ｖｅｒａｕβｅｒｕｎｇ”。——第２５４页。

１３３ “买卖”一词的德文原文是“Ｓｃｈａｃｈｅｒ”。——第２５５页。

１３４ 马克思的这些提法，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工

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一论点有所设想。——

第２５６页。

１３５ 李斯特把“工业力”理解为工厂工业的生产力，但是他使用这个术语常

常只指工厂工业。——第２６０页。

１３６ 暗指李斯特的这一说法：他的“生产力理论”应该与“斯密—萨伊学派”

所阐发的“交换价值”理论并行地科学地加以研究（见李斯特《政治经济

学的国民体系》第１８７页）。——第２６０页。

１３７ 马克思指的是约·弗·布雷的著作《劳动方面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

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理时代》１８３９年里子版。——第２６５页。

１３８ 英国的谷物法（最早于十五世纪通过）规定对农产品要征收高额进口

税，目的是使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保持高价。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实行的

几种谷物法（１８１５年和１８２２年），略微改变了谷物进口的条件，而在

１８２８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进口税，

反之，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进口税。

在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着谷物法展开了尖锐的斗

争。废除谷物法的运动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１８３８

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提出了贸易完全自由的口号，从

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时也降低了工人工资。１８４６年，

谷物法被废除。——第２６６、２８１、３９７页。

１３９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美国曾掀起土地改革、无偿分配土地给每个劳动

者以及其他民主改革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全国改革协会。——第

２６７页。

１４０ 大陆体系，也称 大陆封锁。１８０６年拿破仑第一颁布特别命令：对英国实

行经济封锁，以确保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这项命令是英法资产阶级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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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之一，它禁止和英伦诸岛有贸易、邮务以及其他的联系；禁止英

国及其殖民地船只进入欧洲大陆各港口。在命令施行期间封锁并未收

到很大成效，１８１４年命令被正式废止。——第２６８页。

１４１ 麦特温条约是英国外交官麦特温于１７０３年１２月２７日签订的英葡商

约；根据该商约，英国毛织品可以大量运入葡萄牙，而葡萄牙的酒以优

惠的条件输入英国。李斯特在自己的著作第ＬＸＩ、２８、１０９—１１７页论述

了麦特温条约给葡萄牙带来的害处。——第２７１页。

１４２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收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马克思的笔

记本中，即１８４５年３月所作的笔记。从恩格斯在１８４５年２—３月给马

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是经过他们多次讨论的。但是，由于找

不到出版者，预定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唯一完成的著作是由恩格斯

翻译并附有他的前言和结束语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见本卷第

３１８—３５９页）。——第２７２页。

１４３ 社会小组（Ｃ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巴黎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

的组织，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的最初年代进行过活动。这个小组的

思想家克·福适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限制大产业以及对一切有劳动

能力的公民给予工作等要求。福适及其拥护者对法国革命文献中所宣

布的形式上的平等的批判，使激进平民派“疯人派”的代表雅克·卢、勒

克莱尔克和其他人更加勇敢地起来捍卫贫穷的人。——第２７２页。

１４４ 无法确定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或出处。但是这并不排斥手稿中有笔

误。马克思可能指的是拉波尔德（拉兰德和拉波尔德这两个姓的外文

写法相似）。在马克思笔记本中接下去有一页能看到拉兰德《论协作》

一书的书名，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拉波尔德的一本

书：《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１８１８年巴黎版。——第２７２

页。

１４５ 马克思指的是德·德萨米、茹·盖伊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他在《神圣家

族》第六章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１６７—１６８页）描

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德萨米思想影响下在四十年代建立的巴

贝夫派的秘密团体——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平均主义工人社”（该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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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平等论者》杂志），聚集在《人类卫护者报》周围的人道派，都属于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中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派别。早在１８４３年恩格斯就

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卷第５８０—５８１页）记述了这些团体的代表们对资产阶级婚姻和

家庭关系的批判。——第２７２页。

１４６ 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的笔记本中，马克思的这些札记收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前面。——第２７３页。

１４７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之后于１８４５年下半年

（大约在夏末）写成的。从标题，标号“Ｉ”的小标题以及正文来看，恩格斯

本想写一组文章，用具体、真实的材料来补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

书。这篇文章的主要材料来源是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８４５年１月载于《北

极星报》的关于建筑工人罢工的报道。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

了罢工的过程。

这篇文章载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１８４６年一月号和二月号。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份杂志“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

者的状况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９９页）。恩

格斯计划要写的这组文章的其他部分没有继续写下去。这篇文章在第

一次发表之后，作者没有把它收进他生前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的任何一种版本。——第２７７页。

１４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１４—５１５页。

凡迪门岛——欧洲人原来称它为塔斯马尼亚岛，是流放地。——

第２７８页。

１４９ 道勃雷（Ｄｏｇｂｅｒｒｉｅｓ）——在英国，人们借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一剧中

的人物的名字来称呼治安法官。——第２８０页。

１５０ 引自１８４２年５月９日埃士顿 安德莱恩的工人大会决议，这个大会通

过了在１８４２年起义期间向曼彻斯特进发的决定（关于起义可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２０页）。——第２８１页。

１５１ 显然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１８４５年１月１８日《北极星报》第３７５号上的

《曼彻斯特建筑业协会的联合大会》一文。该文指出，１８４５年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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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讨论波林和亨弗莱公司建筑工人停止罢工的条件而召开的大会进行

得很热烈。关于这次罢工，《北极星报》没有进一步报道。根据《曼彻斯特

卫报》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２４日的报道，罢工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结束。雇主

不得不遵守其他建筑工地上通行的劳动规章。——第２９１页。

１５２ 这篇通讯是恩格斯于１８４５年９月重新为宪章派报纸撰稿以后给《北极

星报》投寄的一组文章的第二篇。恩格斯由于在１８４４年８月底离开英

国并从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曾暂时停止向该报投寄通

讯稿。１８４５年夏天（７月１２日至８月２６日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布

鲁塞尔前往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在伦敦逗留期间，他们会见了《北极

星报》编辑哈尼（８月中）。恩格斯返回伦敦以后，又不断为《北极星报》

撰稿，第一篇文章是《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２７—６３０页），这篇文章也同

这第二篇通讯一样，在该报发表时按惯例注明为“本报通讯员来

稿”。——第２９２页。

１５３ 恩格斯所指的巴黎木工的罢工于１８４５年６月开始，持续了三个多月；

历史上称作“６月９日罢工”。罢工者要求企业主建立固定的工资标准，

并同工人签订合同。《改革报》广泛报道了罢工以及后来对罢工参加者

的审判的情况，表达了法国民主力量对罢工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第２９３页。

１５４ 这篇通讯评论了１８４５年９月１１日瑞士君主立宪主义报纸《纽沙特尔

立宪主义者》第１０９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为警察迫害居住瑞士的德

国流亡者提供了口实。

恩格斯节译了《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的这篇文章；引文中的着重

号是恩格斯加的。——第２９４页。

１５５ “青年德意志”——三十年代初在瑞士建立（１８３４年成立）的德国流亡

者的秘密革命协会；它同“青年欧洲”（见注１０６）这个组织有联系。最初

在“青年德意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大学生、政

论家及其他人），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密谋的途径在德国建立共和制度。

不久，它的活动日益受到主张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联合会和

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会员的影响。在三十年代中，由于德国流亡者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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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驱逐出瑞士，“青年德意志”的活动就停止了。它在瑞士的民主州（日

内瓦、窝州）有几个继续进行活动的小组，它们在四十年代又把“青年德

意志”恢复起来。“青年德意志”在不主张采取密谋策略的共产主义俱

乐部成员的影响下，开始日益注意社会问题。——第２９４、２９８页。

１５６ “德国天主教徒”运动是１８４４年在德国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

级广大阶层参加，教士约·隆格是它的领导人之一；“德国天主教徒”反

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和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

适应于发展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光明之友”是１８４１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

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

式。１８４６年，“光明之友”运动促成了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所

谓“自由公理会”的成立。——第２９６页。

１５７ 恩格斯援引他自己的文章《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

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２７—６３０页）。——第

２９７页。

１５８ 魏特林及其拥护者于１８４３年６月被苏黎世当局逮捕，同年９月出庭受

审。检察机关无法证实被告犯有叛国和谋反的罪行，遂以教唆反对所有

制和亵渎宗教的罪名将魏特林判处徒刑，驱逐出瑞士；并将他的追随者

驱逐出苏黎世州。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７５—５９３页）一文中叙述了魏特林的案

件。——第２９８页。

１５９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民主派的月刊《社会明镜》杂志撰写的。恩格斯曾

参与该杂志的组织工作及其纲领的编写工作（参看本卷第４１３—４１７页

和注２３５）。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对１８３８年在巴黎出版的珀歇的四卷本

《回忆录》所作的摘要（摘要由他自己译成德文）。马克思以文章的引言

部分和个别插入的段落对这些摘要作了评注；他所引用的是第一卷中

《论自杀及其原因》这一章。马克思在引用原文时作了压缩和意译，而不

使用删节号，有些地方则自己措词，使它们的批判倾向更加尖锐。马克

思在引言部分提到的有关作者的情况引自《回忆录》出版者勒瓦瑟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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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本卷中，马克思自己的话用老五号字刊印，珀歇一书的摘要则用

小五号字刊印。马克思在文章中所写的比较重要的套用的句子和在援

引时插入的其他字句以及他对句子的重新编排都作了脚注。引文中的

着重号照例都是马克思加的。这篇文章载于这本杂志的一月号，并有马

克思的署名。——第３００页。

１６０ 指《商业地理大辞典》，雅·珀歇编，１７９９—１８００年巴黎版。——第３０３

页。

１６１ 百日是指拿破仑第一的第二次统治时期，从１８１５年３月２０日他恢复

皇位起（他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以后）到同年６月２２日即滑铁卢失败

后四天重新退位为止。——第３０３页。

１６２ 雅·珀歇《法国统计学原理》１８０５年巴黎版。显然，引文中误写或误印

成１８０７年。——第３０３页。

１６３ 这是恩格斯根据他和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５年初拟定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

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对沙·傅立叶的《论商业》手稿所作的摘

译。马克思草拟的计划提纲表明，他们本来打算出版一套范围广泛的法

英作者的著作文丛（见本卷第２７２页）。看来恩格斯是１８４５年夏天在布

鲁塞尔开始翻译手稿的。前言和结束语多半是写于１８４５年秋天，因为

它们是对当时出版的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答复。

恩格斯选译了沙·傅立叶未完成的文稿《论三种外在统一》前七章

的若干片断。傅立叶逝世后，在傅立叶派杂志《法郎吉》的前两期（１８４５

年１—２月号和３—４月号）上第一次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这部著作

中同傅立叶１８０８年匿名发表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

书相同的地方，编辑部用删节号代替，并标明了它们在该书中的页码。恩

格斯在自己的译文中按照该书１８４１年版本恢复了那些相同的地方。

恩格斯节译了这七章，省略之处并没有全用删节号标明，在个别地

方则用自己的话把译出的片断衔接起来。恩格斯的译文有些地方是节

译或意译，而有的地方是用自己的话转述。

恩格斯对傅立叶原文的重要插话均用脚注说明。恩格斯的前言和

结束语用老五号字刊印，傅立叶原文的译文用小五号字刊印。引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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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号照例都是恩格斯加的。——第３１８页。

１６４ 恩格斯指的是罗·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现代史随笔》１８４２年莱比锡版。——第３１８页。

１６５ 恩格斯说的“最劣等的德国理论”是指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是

存在于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并在德国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中传播的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流派，是费尔巴哈学说的唯心主义方面和被阉割了的法

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特殊混合物。“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的观点庸俗化，对它们采取高傲轻视的态度，这在格律恩的《法

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ｕｎｄ

Ｂｅｌｇｉｅｎ》）一书（１８４５年８月在达姆施塔德出版）中格外明显。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反映出他和马克思准备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公

开划清界线并批判它的代表人物的考虑，这时已经成熟。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中对

“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详尽的批判。——第３１８页。

１６６ 这里指的是傅立叶著作中关于幻想自然界将来所要发生的变化而作的

描写：海水的怪味将会改变，南北极上空将会出现放热的灵光，野兽将

会变成有利于人类的牲畜，等等。

谢利叶方法是傅立叶在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所用的独

特的分类法。特别是他想借助这种方法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他把关于

社会心理因素——情欲的引力和斥力——的学说这一在他看来是社会

发展的主要原则作为这门科学的基础。傅立叶在这种方法中以及在运

用这种方法时把不科学的幻想的因素同合理的观察和辩证法的自发表

现混在一起了。——第３２０页。

１６７ 恩格斯把傅立叶手稿中的导言（《问题的提法》）和第一章《商业方法的

顺序》的材料并入第一部分。开头引的几个片断，从“我们现在接触到文

明时代最敏感的部位”起到“阻碍流通的一切原动力”止，摘自《关于四

种运动的理论》—书第３３１—３３２页。——第３２１页。

１６８ 傅立叶所说的“意识形态”、“思想家”是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一批模

仿者，为首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安都昂·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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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德·特拉西，即１８０４年出版的五卷本著作《意识形态原理》的作

者。——第３２２页。

１６９ 在神圣同盟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举行的亚琛会议（１８１８

年）上曾邀请欧洲最大银行的首脑参与拟定法国在拿破仑战败后的赔

款条件。会上决定，法国赔款的信贷手续由英国的伯林银行和荷兰 英

国的霍普银行办理。傅立叶这里指的显然是伯林和霍普这两个银行

家。——第３２６页。

１７０ １８１５年的联邦主义者，指拿破仑第一１８１５年从厄尔巴岛回来直到滑

铁卢失败这一短暂统治期间自愿支持他的人。——第３２６页。

１７１ 指逃离英国的投机家约翰·罗所开设的专门银行经政府许可后于

１７１６年在法国发行的银行券。１７２０年银行破产，罗逃之夭夭。因为事

前罗已经把这个银行转为国家财产，所以他的破产是国家破产的隐蔽

形式。

阿西涅币是法国革命时期从１７８９年１２月起发行的有价证券。这

种有价证券以出售被没收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即国有财产）所

得的收入作为保证金。阿西涅币是作为纸币流通的。由于１７９４年７月

（热月９日）反革命政变后证券的发行和投机激增，阿西涅币迅速贬

值。１７９６年１２月阿西涅币停止发行。——第３３２页。

１７２ 傅立叶错误地认为这次行动是国民公会干的。这是督政府于１７９７年

９月３０日采取的行动，当时督政府已经取代国民公会的统治成为最高

政府机构。督政府削减了全部国家债券的三分之二，认为只有三分之

一是必须由财政部偿还的，因此称之为三分之一公债值。——第３３２

页。

１７３ 从“当犯罪变得十分频繁时，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并且成为犯罪行为的

麻木不仁的目击者”起到“只要投机者只偷盗一半，也会承认这是诚实

的破产”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３４１—３４３页。其

余的段落，则按照《法郎吉》杂志发表的文字。——第３３３页。

１７４ 傅立叶所谓的法兰西新法典是指１８０４年颁布的拿破仑第一民法典

（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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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 傅立叶在手稿中列举不同种类的破产时曾指出破产者的真实姓名。但

是《法郎吉》杂志在发表这一著作时，这些名字被删去了，而代之以虚构

的、从文学作品中借用的名字。恩格斯自己在脚注中指出了这一点（见

本卷第３５１页）。——第３３４页。

１７６ 暗指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耶稣会教徒、神学家托马斯·桑

切斯的著作《论神圣的婚姻秘密》，这部著作以精细的诡辩和近似淫诲

的大胆描写著称。——第３３９页。

１７７ 从“银行家多朗特拥有两百万法郎”起到第１３条最后一段（“用法庭对

付那些一下子就盗窃数百万金钱的人！”）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

动的理论》一书第３４３—３４６页。——第３４０页。

１７８ 从“犹太人伊斯加里约带着十万法郎资本来到法国”起到“每一个人都

贪婪地抓住不受惩罚的盗窃机会”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

论》一书第３４８—３５１页。——第３４４页。

１７９ 天主教举行祈祷仪式时在华盖下隆重地抬着所谓的圣餐。——第３５０

页。

１８０ 波克为法国南部的小城，以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闻名。——第３５１页。

１８１ 从“小商人斯嘉本”到第３４条末尾，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

一书第３４６—３４７页。——第３５２页。

１８２ 在《法郎吉》杂志３—４月号除载有恩格斯提到的《论三种外在统一》手

稿的三章（第八一十章）以外，还载有手稿第十一—十八章，其中和《关

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相同的章节均删去。——第３５５页。

１８３ 恩格斯把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情景同中世

纪基督教封建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法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这种分期法把

世界史划分为四个帝国：亚述巴比伦帝国、米太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

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又包括了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等不

同形式，罗马帝国似乎是存在到世纪末）。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以绝对观

念或世界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为基础的世界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即小亚细亚和古埃及的历史、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日耳曼民族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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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至于那些历史不能纳入三分法模式的民族，黑格尔把它们称为非历

史的民族。——第３５６页。

１８４ 恩格斯指亨·威·凯泽尔的著作《财产的个性》１８４３年不来梅

版。——第３５７页。

１８５ 指普鲁士许多城市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根据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倡议而

成立的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团体，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工人放弃争

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尽管统治阶级竭力给这些团体涂上无害的

人道主义色彩，这些团体的出现还是唤醒了城市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

起了德国广大社会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普鲁士政府慑于这些团体

的活动具有它所意料不到的倾向，遂于１８４５年春以不批准它们的章

程、禁止它们继续活动为理由匆匆予以取缔。——第３５７、４１３页。

１８６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出版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见注

１４２）。他们准备吸收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参加《文丛》的出版工

作，其中就有赫斯。但是由于赫斯的思想立场不坚定，成了“真正的社

会主义”的鼓吹者之一，使马克思、恩格斯无法同他以及一些德国刊物

的其他许多出版者和编者合作，而且这也是《文丛》未能出版的原因之

一。——第３５９页。

１８７ 恩格斯的这些札记手稿显然是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作的准备，大约写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札记中引用了路·费尔巴哈的著作

《未来哲学原理》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３６０页。

１８８ 沙·傅立叶的著作中的用语，见《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

１２章，结束语。——第３６０页。

１８９ 路·费尔巴哈《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

１８４４年莱比锡版。——第３６２页。

１９０ 这篇匿名发表的短评是《神圣家族》的作者针对布·鲍威尔对该书的批

评所作的回答，鲍威尔的批评包括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

布·鲍威尔的文章发表在《维干德季刊》１８４５年第３卷。短评的文字同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二章中的一处文字部分相同（见《马克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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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０９—１１１页）。——第３６４页。

１９１ 对《神圣家族》的这篇评论匿名载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１８４５年

５月号。——第３６４页。

１９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７—６７、１３５—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９、

１６９—１７０页及以下各页。——第３６５页。

１９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１２６—１３６页。——第３６６页。

１９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１３６—１３８页。——第３６７页。

１９５ 本卷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发现于１９６２年，并用原

文载于《社会历史国际评论》杂志１９６２年第７卷第１部分。第三章的片

断写在两页手稿上，本卷第一次予以发表。这个片断的上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２１７页（前两段）。——第３６８页。

１９６ 这里谈到的奥顿主教（达来朗）于１７８９年７月４日提出的提案，目的在

于扩大国民议会的权限。根据这个提案，议会中的辩论不应限于每个等

级的选民在三级会议召开时交给自己代表的所谓委托书（ｃａｈｉｅｒｓｄｅ

ｄｏｌèａｎｃｅｓ）中所包含的问题；应当承认代表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决

定任何问题。——第３７０页。

１９７ 司法区（Ｂａｉｌｌｉａｇｅｓ）——革命前法国的司法区，这些区在三级会议的选

举期间也是选区。

按等级划分的单位（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ｄｅｓｏｒｄｒｅｓ）——按贵族、僧侣和第三

等级来划分的单位，每个司法区都划成这三个单位。文中提到的４３１这

个数字，看来不确切，应当是５３１个按等级划分的单位。——第３７０

页。

１９８ 网球厅（Ｊｅｕｄｅｐａｕｍｅ）——凡尔赛的一个球场。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０日第三

等级的代表（他们在６月１７日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在这个厅集会，并

且庄严宣誓，不通过法国宪法决不解散。

御临法院（Ｌｉｔｄｅｊｕｓｔｉｃｅ）——有国王出席的最高法院（革命前法

国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的会议，它使得国王的命令必须注册才能具有

法 律效力。这里所说的是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３日的三级会议的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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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会上宣布，第三等级于６月１７日通过的决议无效，并要求代表

们立即解散。但是代表们拒绝离开会场，继续进行辩论。——第３７１

页。

１９９ 引自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莱比锡奥托·维干

德出版公司版第１４５页。——第３７２页。

２００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１８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是同章程草案和第

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见本卷第４１９—４３７页）于１９６８年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的

文稿中发现的。找到的手稿，除了添写的几个字、最后一句话和代表大

会主席及秘书的签名，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恩格斯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马克思未能去伦敦），这一点从代表

大会的工作和各项决议中可以看出。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正义

者同盟原来的口号“人人皆兄弟”改为具有阶级性的新口号“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１８４７年６月９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会肯定了同盟

章程草案和这一纲领草案。

共产主义者信条草案同章程草案一起被分发到同盟各支部去进行

讨论，讨论结果则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纲领和章程时给以考虑。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底恩格斯在信条原文的基础上拟定了另一个更加完善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卷第３５７—３７４页）。恩格斯利用信条原文这一点可直接从下述

情况得到证明：信条和《原理》有许多地方车行文上是一致的；对《原理》

中某些问题的回答，恩格斯决定保留信条中的原有答案。——第３７３

页。

２０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在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

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

概念，正如１８９１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

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的：“从后来一些著作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是不

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自从马克思确定了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

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以后，这些概念的使用就精确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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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格”、

“出卖劳动力”等概念。——第３７４页。

２０２ 这个文件显然是马克思打算于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８日在布鲁塞尔的经济学

家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的部分草稿。马克思在会上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会议闭幕以后，他就把演说整理一下准备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８２—２８４页）。草稿是马克思以摘记的形式写在第１０

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的，基本上完成于１８４５年下半年和１８４６年初。

手稿中有几处由于墨渍而无法辨认。在文件的下边以及页边有恩格斯

画的几幅像，显然画的是经济学家会议的参加者。——第３８１页。

２０３ 这份手稿片断保存在马克思的一本包括有《工资》手稿并注明日期为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３５—６６０页）

的笔记本中。在保存下来的手稿和书信中没有确切资料谈到这个片断

同马克思其他著作的联系。可以这样推测：这个片断或者是马克思为

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做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

说》准备的纲要（见本卷第４７８—４８０页），或者是他为１８４７年１２月在

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中的几次政治经济学讲演准备的纲要（见注

２６５）。

文中马克思援用的几处引文引自他于１８４７年夏天摘抄的一本笔

记。这本笔记的内容是对古·居利希的著作《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

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１８３０—１８４５年耶拿版第１—５卷所作

的摘要。上述引文见该书第１卷。手稿中把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Ｇ

写成Ｊ（马克思往往把Ｇüｌｉｃｈ写成Ｊüｌｉｃｈ）。马克思在写《共产党宣言》时

曾使用过这些材料；在第一章中曾对个别思想和概括有所探讨。——

第３８２页。

２０４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是马克思写在《工资》的手稿（见上注）这

本笔记本的封页上的；笔记本上还注有“１８４７年１２月于布鲁塞

尔”。——第３８４页。

２０５ 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文本中没有反映第５、６点的内容。——第３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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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 这份手稿是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页《共产党宣言》草稿。１８４８年１月底

送到伦敦付印的誊清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这一页手稿部分是谈《宣

言》第一章的内容，而主要是谈第二章的内容。——第３８５页。

２０７ 恩格斯的这篇通讯是赖德律 洛兰在法国选举改革派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７

日在利尔宴会上发表的演说的译文。译文译自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０日《改

革报》的报道，略有删节。——第３８７页。

２０８ １８３５年的九月法令颁布于七月王朝时期，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

动，加强了对进步报刊的镇压措施。——第３８９页。

２０９ 《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一文，是把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德

意志—布鲁塞尔报》所载恩格斯的通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

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２３—４２６页）加以扩充而

成的文稿。文中记述的宴会举行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１日，有关这次宴会

的报道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４和２５日的《改革报》。——第３９１页。

２１０ 指路易十六的政府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同美国于１７７８

年缔结的军事同盟，以及法国远征军和海上舰队参与反对英国——法

国在贸易和开拓殖民地方面的竞争者——的军事行动。——第３９２

页。

２１１ 暗指法兰西共和国部队于１７９５年１月开入尼德兰领土，支持当地反对

威廉五世总督的贵族制度的起义。总督被推翻以后，成立了巴达维亚共

和国（１７９５—１８０６），不久该共和国沦为拿破仑法国的附庸。—— 第

３９２页。

２１２ 恩格斯使用“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这两个词是指“摆脱民族狭隘性

和民族偏见的”意思。——第３９３页。

２１３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集中批判路易·勃朗所说的似乎法国是独一

无二的文化传播者这一民族主义的论点，并没有打算在同勃朗的论战

中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传播的资产阶级“文明”的实

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论述印度、爱尔兰、中国、伊朗等的书信和文

章中指出，这些国家被拖入资本主义关系之中，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

它们进行殖民奴役，由于它们变成了殖民地所属国的农业原料附属地，

０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殖民者无耻地掠夺它们的天然财富并残酷地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群

众。——第３９３页。

２１４ 英国同西班牙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殖民竞争，是和１５６６—１６０９年的尼

德兰革命事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１５８８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

以及英国人打败西班牙人等其他胜利，使荷兰共和国（联合省共和国）

便于对西班牙专制主义在尼德兰这一地区恢复其统治的企图进行抵

制。在和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这一时期经常作为盟友共

同作战。——第３９３页。

２１５ 指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它导致在英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制

度。——第３９３页。

２１６ 在英国１３８１年农民起义（瓦特·泰勒起义）的参加者中流行的两行诗，

这次起义的一位思想家约翰·博尔在向起义农民进行宣传鼓动时曾广

泛加以引用。它显然是套用了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汉波尔的理查·罗尔

的一首诗。——第３９５页。

２１７ 圣约同盟派即十六和十七世纪苏格兰的喀尔文教派，他们为了保护自

己的宗教不受倾向天主教的贵族集团的侵害，缔结了特别的协议和盟

约（圣约同盟）。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前夕，圣约同盟成了组织苏格兰

人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制度、争取自己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的

政治形式和思想形式。——第３９５页。

２１８ 指１８４７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民主协会。该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主

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的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先进

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

作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马克思被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

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

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协会组成后不久就开始讨论

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问题，以便在革命事件迫近的情势下加强欧

洲革命力量的国际团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

的筹备工作。马克思在伦敦逗留期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

会上，与宪章派领导人以及流亡在伦敦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代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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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代表会议问题顺利地进行了磋商。显然，恩格斯和法国的社会主义

者以及民主派也进行了类似的磋商。１８４８年初达成了协议，预定于

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５日比利时革命十八周年时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会议。

但是由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在欧洲开始的革命事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在

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得以武

装比利时工人，并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马克思于１８４８

年３月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

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未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

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带有更狭窄的纯地方性质，到１８４９年它

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３９５、４７７页。

２１９ 这一篇和后面一篇（见本卷第４０６—４０９页）关于宪章运动的通讯是恩

格斯为法国民主派《改革报》写的。他于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为该报撰稿，竭

力利用它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团结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和民主派的

力量。首先，恩格斯打算在法国广泛传播宪章运动以及宪章派刊物特别

是《北极星报》的资料。恩格斯的通讯或他从该报选用并译成法文的报

告，曾以《宪章运动》、《宪章派的鼓动》等标题刊登在《改革报》上，通常

还附有“伦敦来信”这样的编辑部开场白。在为《改革报》撰稿期间（从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到１８４８年１月），共发表了七篇恩格斯的通讯（其中五篇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并且还在他的协助下转载了其

他报纸上刊登的马克思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的文章，他所宣传的宪章运

动的经验，促使法国的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了民族闭关主义，并对这一报纸的读者——法国工人阶级

的代表和具有激进倾向的中间阶层——发生了革命化的影响。——第

３９７页。

２２０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告工人书是在１８４８年１月３日协会会议上通过

的，并发表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８日《北极星报》第５３３号。恩格斯在下面引

用时做了一些删节。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和革命流亡者（正义

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联系而于１８４５年

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１８４５年夏天正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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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参加了将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２日召开的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离开

伦敦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

系，竭力从思想上影响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这个核心在１８４７年参加

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过协会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的精神来影响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协会的活动持续到１８５３年。——第

３９７页。

２２１ 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各项要求，是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交议

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以下六点：普选权（赋予年满二十

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选举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

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１８３９年和１８４２年宪章派要

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宪章派重新展

开了争取通过宪章的群众运动。——第３９７、４６３页。

２２２ 指的是英国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根据１８３２年通过的

改革法案，城市中年收入不少于１０英镑的房产所有者和承租人，都得

到投票权。争取改革斗争中的主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没有得到

选举权。——第３９７页。

２２３ 第一次在本卷发表的《法国的局势》这篇短文曾经未加署名载于１８４８

年１月１６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从文章的内容能证明作者是马克

思，因为文章中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写照以及对无产阶级这个在法国实

行革命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唯一阶级的作用的评价，都同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观点相一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采用问答形式来写自己的政论

文章，特别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９日《改革

报》发表的这篇短文的法译文来看，也能断定作者是马克思，因为当时

正在巴黎的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密切的接触（见注２２０）。——第

４００页。

２２４ 恩格斯援引并叙述的是一本小册子：《前科尔贝收税官伯蒂先生驳有关

他的离婚案的流言蜚语》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４０１页。

２２５ 吕诺在众议院对财政部卖官鬻爵提出质询以及当时的财政大臣拉卡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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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拉涅给予否定答复一事发生于１８４６年６月１３日。由于伯蒂的小

册子（见前注）的发表和社会舆论对它的强烈反响，１８４８年１月７日的

《改革报》登载了上述吕诺和财政大臣之间的辩论的摘要，以及恩格斯

在后面引用的反对派议员安·玛·杜班对这个问题的讲话。——第

４０２页。

２２６ 恩格斯在本文中分析阿尔及利亚人的领袖阿卜杜尔 卡迪尔被俘（见注

１０４）的报道时，对这一运动的评价不同于他在比较早的文章（见本卷第

２０５—２０６页）中所持的看法。恩格斯一面谴责资产阶级的法国采用野

蛮的方法占领阿尔及利亚，同时又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关系取代比较

落后的封建宗法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而反抗这一进程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来，恩格斯更深入地研究了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历史和被压迫群众对

殖民统治的反抗的历史，指出被压迫民族反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的斗

争具有解放的和进步的性质，这一斗争客观上促进了工人阶级完成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比如说，恩格斯在１８５７年为《美国新百科全

书》写的《阿尔及利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９９—

１１０页）这一条目就是用这一观点阐述了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运

动。——第４０３页。

２２７ 《北极星报》编辑部在这里作了如下说明：“这封信本来应该在上星期送

给本报，但直到本星期二才由一位友人从巴黎带给我们。那时本报通讯

员曾一度幻想，路易 菲力浦或他手下的人可能会采取公正的或宽大的

行动。阿卜杜尔 卡迪尔将不是送往埃及，他将被禁锢在法国。国王守信

用的又一个样板！无耻的菲力浦守信用的样板！”

阿卜杜尔 卡迪尔在法国被囚禁近五年；到１８５２年才获准移居叙

利亚的大马士革。——第４０３页。

２２８ 恩格斯在这篇通讯中记述了宪章派为通过全民请愿书而召开的群众大

会。文章所引的哈尼和琼斯的讲话摘录，引自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５日《北极

星报》第５３４号发表的报告，恩格斯在引用时作了一些删节，在不少地

方自己作了转述。看来，《改革报》编辑部把恩格斯所提供的文章删去了

一部分，并在下面三段中使用了该文所包含的事实和观点：

“我们已经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宪章派的鼓动。《改革报》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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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对这个广泛的组织表示关切的法国报纸。这个组织的力量和

毅力与日俱增，它必不可免地将在一定的时机推翻英国寡头政治的

怪异大厦。

今天我们刊登了宪章派两位主要发言人厄·琼斯先生和乔·哈尼

先生的讲话。读了这两篇讲话，便可确信群众的愤怒已达到何等程度，

便可理解群众那种迫使罗伯特·皮尔呈请辞职的失望情绪，虽然他为

减轻人民负担做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届内阁连想都没有想做的事。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所引用的两篇讲话的意义和作用，应当想起特

权阶级妄图用最近可能有人入侵的谣言来诱使人民走上歧途。他们不

是提出在伦敦周围构筑碉堡，而是想大量扩充常备军。这还是老一套。

他们想用对付巴黎人的方法来对付英国人。现在我们看到，人民是怎样

回答这些暗示的。我们让通讯员来说吧！”——第４０６页。

２２９ 指１８４０年７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

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

达到五万人。协会是许多政治运动和召开宪章主义公会的倡议者。但

是，在它的活动中缺乏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性，组织上相当涣散。

１８４８年宪章派失败和协会队伍分裂后，它丧失了群众组织的性质，但

是它在革命的宪章派的领导之下进行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复兴宪章运

动的斗争。协会于１８５８年完全停止活动。——第４０６页。

２３０ 土地共用社是１８４５年根据奥康瑙尔的倡议创办的，一直存在到１８４８

年。共用社的宗旨是用征集的资金购买土地，并把土地分成小块以优惠

的条件出租给工人股东。土地共用社的活动的积极方面是表示——在

请愿书和印刷的宣传品上——反对贵族对土地占有的垄断。但是，关于

通过让工人回到土地上去的办法可以使工人不受剥削，减少失业等等

的思想，具有空想的性质。共用社的活动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第

４０７页。

２３１ 指宪章派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和许多激进的活动家于１８４７年８

月５日在诺定昂进行的选举中被选进议会。——第４０７页。

２３２ 指圣斯蒂凡教堂（Ｓｔ．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Ｃｈａｐｅｌ），从１５４７年起，下院的会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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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行。——第４０８页。

２３３ 在哈尼的讲话中使用了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一些同时代

人关于国王的领地的用语：“太阳不落”的领地。——第４０８页。

２３４ 交易所街（ＣｈａｎｇｅＡｌｌｅｙ）是伦敦的一条街道，南海商业金融公司管理

机关的所在地。它是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主要场所之

一。——第４０９页。

２３５ 致爱北斐特《社会明镜》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的公开信是弗·恩格斯和

莫·赫斯写的。从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１７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参加了该杂

志的出版筹备工作，以及它的纲领的起草工作，纲领以这封公开信的形

式刊登在创刊号上。最初恩格斯曾打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部，他在自己

的一篇通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卷第５８８—６０１页）中谈到这一点。恩格斯所制定的调查工人

状况的计划，在很多方面是同他当时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

作者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在这个纲领中也有一些带

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抽象伤感主义和博爱主义的幻想，这些幻

想来自赫斯。对赫斯观点的不满，显然是恩格斯拒绝参加编辑部的原因

之一。赫斯主编的《社会明镜》很快就离开了恩格斯在纲领中制定的路

线，并且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和伤感主义思想的传

播者。——第４１３页。

２３６ 指１８４４年６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见本卷第２０９—２１３页）。——第

４１６页。

２３７ 这一文件证明，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后，比利时当局使他处于困难的境

地。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２日他被召到布鲁塞尔警察局，并被迫向它递交了这

份书面保证。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４日给海涅的信中曾提到这件事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４５８页）。——第４１８页。

２３８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通过，并分送各区部和支部讨论。草案反映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所进行的改组工作。１８４７年初，马克思和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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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同意在同盟按民主的原则进行改组并清除同盟的结构和活动中所存

在的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的因素的条件下加入同盟。恩格斯参加了代

表大会的工作，对章程的制定起了直接的作用（见注２００）。由地方区部

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代替了以前的领导机构——狭隘的人民议事

会，成为同盟的最高机关，而中央委员会则成为执行机关。同盟所有的

组织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同时，草案的某些条款也

表明了改组的不彻底，还有以前的宗派观念的影响。这些条款后来按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下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建议而表达得

确切了（见注２６６）。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８４７年１２月）通过了这个用科学

共产主义原则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结构的章程（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７２—５７７页）。

这个章程草案是１９６８年在汉堡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尔

滕斯的文稿中发现的，同时还发现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其他在本卷

中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４１９页。

２３９ 领导正义者同盟的人民议事会（它的所在地于１８４６年１１月由巴黎迁

往伦敦）在１８４７年２月写信给同盟的地方组织，要求选举代表，出席定

于６月１日在伦敦开幕的代表大会。在人民议事会的信中还确定了代

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代表大会决定同盟的执行领导机关仍设在伦敦，这

个机关按照通过的章程草案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称为中央委员会。——

第４２４页。

２４０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秘密组织不能公开举行自己代表大会的会议和公

布会议的材料。——第４２４页。

２４１ 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第２１条（见本卷第４２１页）。——第

４２４页。

２４２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

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

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协会在自己的不同活动时期都有分会

设在伦敦工人区。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

了协会的活动。可是，由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引起分裂的维利希

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在协会中势力的暂时增强，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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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

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在颇大程

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第一国际纲领中的确立。协会作为国际

俱乐部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４２５页。

２４３ 指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秘密的工人团体，在其成员中广泛传播

着空想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卡贝、德萨米

和其他人）。——第４２５页。

２４４ 在这个总结报告中描述的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情

况，同自从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５日起旅居巴黎的恩格斯寄给在布鲁塞尔的

马克思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报道是相符合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所载恩格斯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２

月的信）。总结报告的这一部分看来是根据恩格斯的报道写成的。恩格

斯在克服同盟巴黎各支部内部的思想混乱，在划清它们的革命一翼同

倾向于庸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小资

产阶级分子的界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排斥，这一部分可能

是恩格斯自己写的。——第４２５页。

２４５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１８４２年斐维版。——第４２５页。

２４６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由卡·格律恩

译成德文，于１８４７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４２６页。

２４７ 大概指的是正义者同盟的巴黎盟员为１８４６年克拉科夫起义（见注

２７０）的参加者募集的捐款。——第４２６页。

２４８ 指的是卡·格律恩的小册子《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

１８４６年比尔文肯版。——第４２６页。

２４９ 指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它在其所在地从巴黎迁到伦敦（１８４６年１１

月）以前主要是由魏特林分子组成。——第４３０页。

２５０ 显然是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面晤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他们加入同盟

和参加同盟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改组工作。１８４７年１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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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初，约·莫尔代表人民议事会同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在巴黎

的恩格斯进行了谈判。——第４３０页。

２５１ 伦敦中央委员会计划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定期机关刊物（报纸或者

杂志），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成功。只是于１８４７年９月初在伦敦出版了

一期《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它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印刷所

中印刷的。从这期的内容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刊登的

（威·沃尔弗、卡·沙佩尔和其他人的）文章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

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其他派别，回击了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攻讦，

叙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原理。在杂志的试刊中，第一次在刊物里作

为题词出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从１８４７年９月起，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事实上固定的机关报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当

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并把报纸的编辑事务集中在

自己的手中。——第４３４页。

２５２ 指的是《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１８４７年２月》（见注

２３９）。——第４３７页。

２５３ １８４７年６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给同盟的各国支部寄去第

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时，也给它们寄去了类似的附信。——第４３８页。

２５４ 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４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第一次代表

大会（１８４７年６月）以后同盟工作的季度总结。它象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其他文件一样是在汉堡的同盟盟员马尔滕斯的文稿中发现的。在最后

一页上卡·沙佩尔给他的附言证明，这份文件是指定供汉堡各支部使

用的。——第４４１页。

２５５ 指的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于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和１８４７年２月，即在它

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发出的两份告同盟书（见注２５２）。——第

４４４页。

２５６ 指的是福尔塞尔的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基督教》１８４７年斯德哥尔摩

版。——第４４４页。

２５７ 斯堪的那维亚协会是存在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激进民主派的

协会。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有联系。参加这个协会的主要是工人和手工

９２５注  释



业者。该协会的主席是同盟盟员、翻译家、出版商和书商佩尔·约特雷

克，秘书是埃克斯特廖姆。——第４４４页。

２５８ １８４７年８月被派往阿姆斯特丹的约翰·多尔在１０月把由八人组成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成立的消息告诉了中央委员会。

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于１８４７年２月１４日。在它的组织

和活动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８４８年３月，伦敦的

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给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教育协会送去一百册《共产党

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由于

组织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４日的阿姆斯特丹人民群众大会以支持法国革命、

和德国革命，遭到警察的残酷迫害。——第４４８页。

２５９ 马克思准备出版《哲学的贫困》德译本的计划没有实现，在马克思生前

只用德文发表了这部著作的第二章的一些片断。这部经恩格斯校订过

的著作的第一个德文本于１８８５年出版。——第４５０页。

２６０ １８４７年初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中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被

第一次代表大会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同格律恩的拥护者联合起来了。１０

月发生分裂，有一个支部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央委员会决定将

它开除出盟。当时在巴黎的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写信给马

克思说：“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整一个支部）

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总共只有三十个人。

我立即建立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跑，指点这指点那。我立即被选进

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二十到三十个人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

会更加壮大起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１１３—

１１４页）——第４５０页。

２６１ 暗指１８４５年在伯尔尼出版的威·魏特林的著作《一个贫苦罪人的福

音》，作者在这本书中为盗窃辩护，认为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手

段。——第４５１页。

２６２ 指的是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的秘密革命组织“青年德意志”的前成员，

这个组织在１８４５年被警察破坏（见注１５５）。——第４５１页。

２６３ 提到的是下述印刷品：匿名小册子《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君主们》、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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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岑的小册子《为专制国家官兵制定的近代战争条例三十条》（纽施

塔特版）。——第４５１页。

２６４ 指科伦、威斯特伐里亚、爱北斐特的共产主义者小组。这些小组早期曾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有联系，并在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建立同盟支部。——第４５３

页。

２６５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工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１８４７年８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

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在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实行公开联合的中

心。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协会对比利时工人运动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见注

２１８）。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在１８４８年法国二月革命之后

不久，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而终止。—— 第

４５３页。

２６６ 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的修改意见，反映了

马克思为使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完善化，为在党的结构中克服正

义者同盟所固有的宗派主义关门倾向的残余而进行的斗争。共产主义

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些修改意见。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要

经过支部批准的条款取消了，而关于禁止盟员参加其他政治组织，则只

限于那些目标与同盟背道而驰的组织。——第４５３页。

２６７ 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文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和章程——是初步方案，必须在地方上讨论，经过修订并由共产主义者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８４７年１２月）最后批准。——第４５５页。

２６８ 指１８４７年春在柏林被捕的正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判案。由于盟员的出卖

者、主要证人门特耳否认了自己以前的口供，法庭不得不对许多被捕者

判处很轻的惩罚，并宣告一些被捕者无罪。——第４５７页。

２６９ 关于“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２２０和２４２）

所在地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报道，以《波兰革命。——重要的群众集会》

为题载于《北极星报》。在这篇报道中摘要转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

１３５注  释



说（这两篇经过作者审阅的演说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４卷第４０９—４１２页）。报道提供了这次会议的一些详情细节，这是对

《改革报》所发表的恩格斯关于这次会议的简短通讯（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１３—４１５页）的补充。——第４５８页。

２７０ 指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２日在克拉科夫共和国举行的民族解放起义过程中建

立的波兰共和国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宣言号召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

独立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宣布了民主权利，废除了封建义务，并将农民

的份地转归农民所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民主派（邓波夫斯基

等人）。克拉科夫的起义在１８４６年３月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武力镇

压下去，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一项将“克拉科夫

自由市”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４５８页。

２７１ 在１８４６年２月克拉科夫民族解放起义期间（见注２７０），奥地利当局在

加里西亚挑起了乌克兰农民同小贵族起义部队之间的冲突。——第

４６０页。

２７２ 指在瑞士１８４７年内战中进步力量的胜利和分离派同盟为了它的利益

勾结欧洲列强武装干涉的企图的失败（见本卷第２０７—２０８页和注

２７６）。——第４６０页。

２７３ 马克思把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建议同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６—１８日在

布鲁塞尔举行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７６—２８１页）作了对比。——第４６２页。

２７４ 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作为“中央”（波兰民主协会的领导机关）的

成员被派往波兹南，组织波兰境内的起义；他在起义前不久（１８４６年２

月）被普鲁士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由于１８４８年

３月德国开始了革命，他才被释放。——第４６５页。

２７５ 指瑞士内战（见注２７２和２７６）。——第４６７页。

２７６ 指欧洲五强（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有利于分离派同

盟而企图组织对瑞士内战的外交干涉和武装干涉，它的倡议者是得到

法国基佐政府支持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梅特涅和基佐的计划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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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关于瑞士问题的五大强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把媾和条件强加

于瑞士的交战双方。由于分离派同盟的军队被迅速击溃，这些反动计划

破产了。——第４６７页。

２７７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底—１２月初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

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伦敦逗留期间，也参加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见注２４２）的会议。他们对协会会员做了许多报告。保存下来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演说的记录非常简略和不全。在本卷中，演说是按照协

会记录簿所记的次序发表的。记录本没有找到。——第４７１页。

２７８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创建的德意志工人协

会（见注２６５）。——第４７４页。

２７９ 指１８４７年在巴黎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第４７４

页。

２８０ 指１８４７年在汉堡出版的道梅尔《基督教古代的圣礼》一书。——第

４７５页。

２８１ １８４８年１月６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２号刊登的报道中说，１８４７

年１２月３１日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举办的新年晚会有将近１３０人

出席。他们当中有各国（比利时、德国、波兰、法国等）革命运动和民主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除了马克思以外，发言的还有德国革命家、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威·沃尔弗，他为“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愿望的表达者”《德

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繁荣举杯祝贺。波兰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

列列韦尔以波兰民主派的名义向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致

敬，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燕妮·马克思在晚会结束时朗诵了诗。报道

指出，新年晚会是国际民主力量增长和团结的重要显示。——第４７７

页。

２８２ 在以后的几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没有找到有关马克思的《什么

是工资》这一报告的报道。１８４７年１２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协

会作了一系列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除了为讲演准备的其他材

料以外，马克思还拟定了《工资》的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６３５—６６０页）。——第４７７页。

３３５注  释



２８３ 这一叙述马克思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的报道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６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５号，标题是《上星期日（１月９日）民主协会

的会议》。民主协会曾经两次（６日和９日）通过这家报纸发出即将举行

公开会议的通告，邀请自己的拥护者来听取“卡尔·马克思关于政治经

济学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协会出钱刊印马克思的演说。伯恩施太

德执笔的关于１月９日马克思讲演的简讯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９日《改

革报》。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４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１８４８年２月初在布鲁塞尔出版。——第４７８页。

２８４ 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１８４６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会的报道，在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没有见到，因为该报的最后一号即第１７号是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７日出版的。——第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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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贝尔，雅克·勒奈（Ｈé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ｅｎé１７５７—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

的领袖。——第２７２页。

阿卜杜尔 卡迪尔（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１８０８—

１８８３）——１８３２—１８４７年阿尔及利亚人

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

领袖。１８４７年被法国人俘获。１８５２年被

允许迁往叙利亚。—— 第２０５、２０６、

４０２、４０３页。

阿卜杜尔 拉曼（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１７７８—

１８５９）——摩洛哥的苏丹。——第２０５、

４０４页。

阿尔伯特（Ａｌｂｅｒｔ，ｐｒｉｎｚｖｏｎＳａｃｈｓｅｎ

ＣｏｂｕｒｇＧｏｔｈａ１８１９—１８６１）—— 萨克

森 科堡 哥达亲王，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的丈夫。——第２９３页。

阿尔塞兰（Ａｒｃｅｌｉｎ）——驻阿尔及利亚的

法国军队的军医。——第２０６页。

阿拉戈，埃蒂耶纳（Ａｒａｇｏ，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０３—

１８９２）——法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员，

在那里属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多米尼克

·弗朗斯瓦的弟弟。——第３９１页。

阿拉戈，多米尼克·弗朗斯瓦（Ａｒａｇｏ，Ｄｏ

ｍｉｎｉｑｕ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

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

期为众议院议员，是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员，积极支持镇压巴

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第３８９、

３９６页。

阿诺特，约翰（Ａｒｎｏｔｔ，Ｊｏｈｎ）——宪章运

动的活动家。——第４５８、４６６页。

阿梯拉（Ａｔｔｉｌａ死于公元４５３年）——匈奴

帝国国王（４３３—４５３）。——第３４８页。

埃斯库罗斯（Ａｉｓｃｈｙｌｏｓ公元前５２５—

４５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作家。——第１３３页。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

里 希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Ｊｏｈａｎｎ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５６）——普鲁士国家

活动家，曾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

卫生大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８）。—— 第１９４

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Ａｄｒｉｅｎ１７１５—１７７１）—— 杰出

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

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

思想家之一。——第２７２页。

安贝尔，雅克（Ｉｍ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９３—

１８５１）——法国社会主义者，１８３４年里

昂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３３—１８３４年是马赛

《人民主权》报的编辑。四十年代流亡比

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

席。——第４６１、４６９页。

５３５



安德斯，奥古斯特（Ａｎｄｅｒｓ，Ａｕｇｕｓｔ）（拉普

人）——德国政论家，侨居伦敦，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８年底起为伦敦东头

区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的

领导人之一。——第４４３页。

昂格勒斯，茹尔（Ａｎｇｌèｓ，Ｊｕｌｅｓ１７７８—

１８２８）——伯爵，巴黎警察厅长。——

第３１５页。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玛丽 泰莉莎 夏绿蒂

（Ａｎｇｏｕｌêｍｅ，ＭａｒｉｅＴｈéｒéｓａＣｈａｒｌｏｔ

ｔａ，ｄｕｃｈｅｓｓｅｄ’１７７８—１８５１）——路易

十六的女儿，昂古莱姆公爵的妻

子。——第３１５页。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Ｏｂｏｒ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ｋ

１７８７—１８７３）——伦敦的波兰政治流亡

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 第

３９９、４６４页。

奥顿主教——见达来朗 贝里戈尔。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èａｎｓ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法国王朝（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２０５

页。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

浦 · 路 易（Ａｕｍａｌｅ，ＨｅｎｒｉＥｕｇèｎ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 ｄ’ｏｒｌèａｎｓ，ｄｕｃ ｄ’

１８２２—１８９７）——法国国王路易 菲力

浦之子。——第２０６、４０３页。

Ｂ

巴贝夫，格拉古（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ｃｈｕｓ１７６０—

１７９７）（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Ｆｒａｎ 

ｏｉｓＮｏｅｌ）——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

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

谋的组织者。——第２７２、３８４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革命家，政论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后来

是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的思想家之

一。——第２１７页。

巴莱尔 德维约扎克，倍尔特兰（Ｂａｒèｒｅｄｅ

Ｖｉｅｕｚａｃ，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７５５—１８４１）—— 法

国法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活

动家，议会议员，雅各宾党人；后来是热

月反革命政变的积极参加者。——第

３７０、３７１页。

白金汉，詹姆斯·西尔克（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ＪａｍｅｓＳｉｌｋ１７８６—１８５５）——英国作家

和旅行家，议会议员。——第２３０页。

邦钠罗蒂，菲力浦（Ｂｕｏｎａｒｒｏｔｉ，Ｆｉｌｉｐｐｏ

１７６１—１８３７）——意大利革命家，十八

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

著名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

的战友。——第２７２页。

包 令，约 翰（Ｂｏｗｒｉｎｇ，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２）——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语言学家和作家，自由贸易派。——第

４６６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１８２０—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 第

２１８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了许

多关于基督教史的著作。——第４５—

４７、１５６、３６４—３６７、３７０、３７１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

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流亡澳

大利亚。——第４５６、４５７页。

贝尔纳（Ｂｅｒｎａｒｄ，Ｇ．）——在伦敦的法国

流亡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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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９９页。

贝尔加斯，尼古拉（Ｂｅｒｇａｓｓｅ，Ｎｉｃｏｌａｌ７５０—

１８３２）——法国保皇派的政论家，重农

学派，职业是律师。——第１０８页。

贝克尔，奥古斯特（Ｂｅｃｋ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４—

１８７１）——德国政论家，四十年代是瑞

士的魏特林派的领导者之一。——第

２９９页。

贝魁尔，康斯坦丁（Ｐｅｃｑｕｅｕｒ，Ｃｏｎｓｔａｎ—

ｔｉｎ１８０１—１８８７）——法国经济学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第５９、７１页。

贝朗热，比埃尔·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诗人，民主主义

者，讽刺歌曲作家。——第３８９页。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

（Ｂｕｎｓ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ＫａｒｌＪｏｓｉａｓ１７９１—

１８６０）——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

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曾任驻伦敦大

使（１８４２—１８５４）。——第１８５页。

彼得逊，尼古拉（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Ｎｉｋｏｌａｉ１８１４—

１８９４）——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四十

年代是魏特林派，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第４５２页。

毕 莱，欧 仁 （Ｂｕｒｅｔ，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０—

１８４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第５９、６０、７２页。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

（ＢｕｇｅａｕｄｄｅｌａＰｉｃｏｎｎｅｒｉｅ，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４—１８４９）——法国将军，奥

尔良派；曾参加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

争，指挥部队镇压１８３４年巴黎共和派

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战

争组织者之一；写有许多军事著

作。——第４０３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２７２页。

本肯多夫，亚历山大·克里斯扎弗罗维奇

（ ，

１７８３—１８４４）——伯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尼古拉一世的亲信；二十年代是宪

兵首领和第三支队的队长。——第２０３

页。

波尔恩，斯蒂凡（Ｂｏｒ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１８２４—

１８９８）（真名为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ＳｉｍｏｎＢｕｔｔｅｒｍｉｌｃｈ）——德国排字工

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在《新莱茵报》当编辑

并领导《工人兄弟报》，是德国工人运

动中改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革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４５０、

４５１页。

波林（Ｐａｕｌｉｎｇ）——曼彻斯特建筑业承包

商。——第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２—２９１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 旁 王 朝（Ｂｏｕｒｂｏｎ）—— 法 国 王 朝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 和 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３０３、３０９页。

波泽（Ｐｏｈｓｅ，Ｋ．）——伦敦“民主派兄弟

协会”会员，俄国的代表。——第３９９

页。

勃 朗，路 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历史学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活

动家，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

场。——第３９１—３９５、４７４页。

勃鲁姆（Ｂｌｕｈｍ，Ｐ．）——伦敦“民主派兄

弟协会”会员。——第３９９页。

伯蒂（Ｐｅｔｉｔ）——科尔贝的收税官。——

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Ｂｏｒｎｓｔｅｄｔ，

Ａ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８—１８５１）—— 德国政论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７—

７３５人 名 索 引



１８４８），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

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曾为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被开除出同

盟。——第４７０。

博林布罗克，亨利·圣约翰（Ｂｏｌｉｎｇｂｒｏ

ｋｅ， Ｈｅｎｒｙ ＳａｉｎｔＪｏｈｎ， １６７８—

１７５１）——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托利

党领袖之一。——第３９３页。

博伊姆勒，约瑟夫·米哈伊尔（Ｂａüｍｌｅｒ，

约１７７８—１８５３）——德国传教士，１８１７

年侨居美国，在那里的佐阿城（俄亥俄

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第２２８、

２２９页。

布赖埃尔，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Ｂｒｅｙ

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２—１８７６）——

德国自由派，四十年代布鲁塞尔的医

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第

４７８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０９—１８９７）——英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

印刷工人。——第２６５页。

布鲁姆，亨利·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ｅｒ１７７８—１８６８）——英国法学家和

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

名活动家，大法官（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第５８页。

布洛利，维克多·弗朗斯瓦（Ｂｒｏｇｌｉｅ，

ＶｉｃｔｏｒＦｒａｎ ｏｉｓ１７１８—１８０４）——

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初期指挥反革命联军。—— 第

３７１页。

Ｃ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Ｉ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

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４０８

页。

茨万齐格尔（Ｚｗａｎｚｉｇｅｒ）——西里西亚的

德国厂主。——第２１１页。

Ｄ

达来朗 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Ｔａｌ

ｌｅｙｒａｎｄＰéｒｉｇｏ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外交大臣（１７９１—１７９９、１７９９—

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也纳会

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的代表；以政治上极端

无原则和贪婪著称。——第３７０页。

达兰贝尔，让（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Ｊｅａｎ１７１７—

１７８３）——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十八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最著名的代

表之一。——第３９３页。

大卫·丹热，比埃尔·让（Ｄａｖｉｄｄ’Ａｎ

ｇｅｒｓ，ＰｉｅｒｒｅＪｅａｎ１７８８—１８５６）—— 法

国雕塑家，四十年代是选举改革运动的

参加者。——第３８９页。

道梅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Ｄａｕ

ｍｅｒ，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７５）——

德国作家，写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

作。——第４７５页。

德莱克，海尔曼（Ｄｏｌｅｋｅ，Ｈｅｒｍａｎｎ）——

德国三十至四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

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

成员。——第２９４页。

德 穆兰，卡米尔（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７６０—１７９４）——法国政论家，十八世

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

宾党人。——第１０８页。

德 萨 米，德 奥 多（Ｄèｚａｍｙ，Ｔｈéｏｄｏｒｅ

１８０３—１８５０）——法国政论家，空想共

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第２７２

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都昂·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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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ｔｏｉｎｅ

ＬｏｕｉｓＣｌａｕｄｅ１７５４—１８３６）—— 伯爵，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君

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２５、１１０、

１４６页。

狄德 罗，德 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

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３９３页。

狄克逊，威廉（Ｄｉｘ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宪章运

动的积极参加者，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

委员会委员。——第４０６页。

迪里希（Ｄｉｅｒｉｇ）——兰根比劳（西里西亚）

棉纺织厂厂主。——第２１２页。

迪 韦 里 埃，沙 尔（Ｄｕｖｅｙ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３—１８６６）——法国文学家和律师，

圣西门主义者。——第２５９页。

杜班，安得列·玛丽·让·雅克（Ｄｕｐｉｎ，

ＡｎｄｒéＭａｒｉｅ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５）——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第４０２页。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Ｄｕｐｏｎｔｄｅ

ｌ’ Ｅｕｒ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７—

１８５５）——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十

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８３０年革命

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接近温和的资产阶

级共和派；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主

席。——第３９６页。

杜诺瓦耶，沙尔（Ｄｕｎｏｙ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８６—１８６２）——法国庸俗的经

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第２５９页。

多尔，约翰·巴尔塔扎尔（Ｄｏｈｌ，Ｊｏｈｎ）——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７年是同盟在

荷兰的特使。——第４４３、４４８页。

Ｅ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

Ｆ

法伊恩，格奥尔格（Ｆｅｉ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０３—

１８６９）——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革命运

动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

德意志”的成员。——第２９４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

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４６—４８、

１２８、１５７—１５９、１７１、２１７、２３７、２９６、３１８、

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６、３６８、３６９页。

费里埃，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Ｆｅｒｒｉｅｒ，Ｆｒａｎ  ｏｉ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６１）——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模仿者。——第

２４３、２６８—２７１页。

芬克，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威廉·冯

（Ｖｉｎｃｋ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１７７４—１８４４）——男爵，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论土地所有制》一书的作

者。——第１０８页。

芬奇，约翰（Ｆｉｎｃｈ，Ｊｏｈｎ）——英国旅行家

和记者，欧文的信徒。——第２２３、２２７、

２２９页。

丰克，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威廉

（Ｆｕｎｋｅ，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德国神学家，右翼黑格尔分子。——第

１０８页。

弗朗斯瓦·德·讷夫沙托，尼古拉 路易

弗朗斯瓦（Ｆｒａｎ ｏｉｓｄｅＮｅｕｆｃｈａｔｅａｕ，

ＮｉｃｏｌａｓＬｏｕｉｓ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７５０—

１８２８）——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督

政府时期曾领导内务部。——第３０３

９３５人 名 索 引



页。

弗里德里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２１—１８４７）——

奥地利大公。——第２９３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ＩＶ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１８２—１８５、１９４、

１９５、２０９、２９２、２９３页。

弗 洛 孔，斐 迪 南（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

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

员。——第３９１、３９５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 法国自

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

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

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２４２、３２５、３９３页。

福尔塞尔，卡尔·丹尼尔（Ｆｏｒｓｓｅｌｌ，Ｋａｒｌ

Ｄａｎｉｅｌｌ）—— 瑞典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作

者。——第４４４页。

富塞尔，约翰（Ｆｕｓｓｅｌ，Ｊｏｈｎ）——伯明翰宪

章派的领导人之一。——第４０６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 第１１７、２７２、３００、３１９—３２１、

３２３、３２９、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２—３４４、３４８、

３５１—３５８、３８４页。

Ｇ

盖伊，茹尔（Ｇａｙ，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７—１８７６以

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第

２７２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ｓ—

ｔｏｆｏｒｏ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发现美洲的杰

出的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热那亚

人。——第４７１页。

格鲁培，奥托·弗里德里希（Ｇｒｕｐｐｅ，Ｏｔｔ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４—１８７６）——德国政论家

和唯心主义哲学家，１８４２年写了一本反

对布·鲍威尔的小册子。——第１５６

页。

格 律 恩，卡 尔（Ｇｒü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

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第４２６—４２８、４４５、

４５０页。

葛德文，威廉（Ｇｏｄｗ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６—

１８３６）——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

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２７２页。

古利耶，保尔·路易（ＣｏｕｒｉｅｒｄｅＭéｒé，

ＰａｕｌＬｏｕｉｓ１７７２—１８２５）——法国语文

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反对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动势

力。——第１１０页。

古罗 夫 斯 基，亚 当（Ｇｕｒｏｗｓｋｉ，Ａｄａｍ

１８０５—１８６６）—— 波兰政论家，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转向君主专制方

面；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美国，五十年代曾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１９８

页。

Ｈ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Ｈａｌｌｅｒ，ＫａｒｌＬｕｄ

ｗｉｇ１７６８—１８５４）——瑞士法学家和历

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

士。——第１０８页。

哈尼，乔治·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

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人

０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

极星报》以及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

“民主派兄弟协会”委员，同马克思和恩

格斯有友好关系。——第３９７、３９９、

４０６、４０８、４６２、４６５页。

海德——见沃尔弗，威廉。

海 因 岑，卡 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第４５１页。

汉特，托马斯（Ｈｕｎｔ，Ｔｈｏｍａｓ）——英国社

会主义者，在威斯康星州创立共产主义

移民区。——第２３１页。

赫 斯，莫 泽 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

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

人物之一。——第４６、１２４、４７０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

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

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 第 ４６、４７、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５、

１７０—１７８、２３７、３５６、３６５页。

亨弗莱（Ｈｅｎｆｒｅｙ）—— 曼彻斯特建筑业

承包商。—— 第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２—２９１

页。

华 莱 士，威 廉（Ｗａｌｌａｃ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约

１２７０—１３０５）—— 苏格兰人民反对英

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

第２０５页。

霍恩舒（Ｈｏｒｎｓｃｈｕｈ）——正义者同盟盟

员，魏特林派；瑞士特使。——第４５２

页。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Ｈｏｌｂａｃｈ，Ｐａｕｌ

Ｈｅｎｒｉ１７２３—１７８９）——杰出的法国哲

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

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之一；《自然体系》一书的作者。——第

２７２页。

霍尔姆，彼得（Ｈｏｌｍ，Ｐｅｔｅｒ）——丹麦的社

会主义者；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

员。——第３９９页。

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奥古斯特·亨

利希（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ｖｏｎＦａｌｌｅｒｓｌｅｂｅｎ，Ａｕ

ｇｕｓｔ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８—１８７４）——德国资

产阶级诗人和语文学家。——第１９５

页。

霍夫曼，麦克斯（Ｈｏｆｆｍａｎ，Ｍａｘ）——三十

至四十年代德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在

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成

员。——第２９４页。

Ｊ

基卜生（Ｇｉｂｓｏｎ）——曼彻斯特的建筑工

人。——第２８５页。

基恩，查理（Ｋｅ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宪章运动

的参加者，“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领导人

之一，后来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第３９９、４０６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  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至１８４８年二月

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

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４页。

吉纳耳（Ｇｉｎａｌ）——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德

国传教士；曾在宾夕法尼亚建立共产主

义移民区。——第２３１页。

加尔涅，热尔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１７５４—

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摹仿者；亚

·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１４５人 名 索 引



第２６９页。

加尼耳，沙尔（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重商主义的摹仿者。—— 第１１０

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Ｇüｌ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１—

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保护关税的拥护者。—— 第

３８１页。

Ｋ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

记》一书的作者，１８４１—１８４９年是《人民

报》编辑。——第１２０、２７２、３８４页。

凯 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Ｃａｉｕｓ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公元前约１００—

４４）——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第１８３页。

凯泽尔，亨利希·威廉（Ｋａｉｓ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德国作家，《财产的个性》

一书的作者。——第３５７页。

康克林，叶哥尔·弗兰策维奇（ ，

１７７４—１８４５）—— 俄国

国家活动家，伯爵，在德国出生；１８２３—

１８４４年任财政大臣。——第２０３页。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

１７７９—１８３１）—— 俄 国 大

公。——第４５９页。

柯林斯，约翰·安德森（Ｃｏｌｌｉｎｓ，Ｊｏｈｎ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１８１０—１８７９）——英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流亡美国，１８４３年在斯坎尼特

尔斯（纽约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

区。——第２３１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的

创始人之一。——第２８２页。

科瑟加顿，威廉（Ｋｏｓｅｇａｒｔ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德国反动的政论家，

农奴制度的辩护人，曾鼓吹恢复中世纪

秩序。——第１０８页。

克拉克，托马斯（Ｃｌａｒｋ，Ｔｈｏｍａｓ）——宪章

运动的领袖之一，“民主派兄弟协会”会

员，１８４８年后是改良主义者。——第

３９９、４０６页。

克拉维埃尔，埃蒂耶纳（Ｃｌａｖｉè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３５—１７９３）—— 法国国家活动家；

１７８９年—１７９４年革命时期是立法会议

代表；在吉伦特党政府内担任财政部长

的职务。——第２４５页。

克雷尔（Ｋｒｅｌｌ，Ｇ．）——伦敦“民主派兄弟

协会”会员，瑞士代表。——第３９９页。

克利盖，海尔曼（Ｋｒｉｅｇｅ，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０—

１８５０）——德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

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后半期

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集团，《人民论坛报》的编辑。—— 第

４２８页。

克罗沙尔（Ｃｒｏｃｈａｒｄ）——法国驻阿尔及

利亚军队的下级军官。——第２０６页。

克希林（Ｋｏｃｈｌｉｎ）——埃斯林根（维尔腾

堡）的纺纱厂厂主，保护关税派。——

第２６５页。

孔 德，沙 尔（Ｃｏｍｔ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２—

１８３７）——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庸俗

经济学家。——第２４５页。

孔西得朗，维克多（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国政论家，空想社

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追随

者。——第２７２页。

库 尔 曼，格 奥 尔 格 （Ｋｕｈｌｍ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奥地利政府的秘密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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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知者”自命；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

者魏特林派中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

义”思想，使这种思想披上宗教语言的

华丽外衣。——第２９９、４２９页。

魁奈，弗朗斯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 法国最大的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

生。——第１１４、４７９页。

Ｌ

拉菲特，雅克（Ｌａｆｆｉｔｔ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６７—

１８４４）——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分子，金融资产阶级的代

表。——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拉卡弗 拉普拉涅，让·比埃尔·约瑟夫

（ＬａｃａｖｅＬａｐｌａｇｎｅ，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５—１８４９）——法国国家活动家，保

皇 党 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７ 年 任 财 政 大

臣。——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

和党人；１８４８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

府的实际首脑。——第３８９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Ｌａｍｅｎｎａｉｓ，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父，政论家，基

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３９６

页。

拉普，约翰·格奥尔格（Ｒａｐｐ，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１７５７—１８４７）—— 德国鼓动家，

曾在美国创办共产主义移民区。——

第２２５、２２７页。

莱昂（或弥勒），伯恩哈特（Ｌｅｏｎ（Ｍüｌ

ｌｅｒ），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伯爵，在美国的

德国移民，三十年代初在菲力浦堡

创立了《新耶路撒冷》移民区。——

第２２７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

一，《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

成员。——第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１页。

兰齐措勒，卡尔·威廉（Ｌａｎｃｉｚｏｌｌｅ，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６—１８７１）—— 德国法学

家，著有关于德国各邦历史的著

作。——第１０８页。

劳 顿，查 理（Ｌｏｕｄ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１—

１８４４）——英国医生，工厂劳动条件调

查委员会委员。——第５９页。

劳申普拉特，约翰·恩斯特·海尔曼·冯

（Ｒａｕｓｃｈｅｎｐｌａｔｔ，Ｊｏｈａｎｎ Ｅｒｎｓｔ Ｈｅｒ

ｍａｎｎｖｏｎ１８０７—１８６８）——在瑞士的

德国流亡者，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

意志”的成员。——第２９４页。

勒克莱尔克，泰奥菲尔（Ｌｅｃｌｅｒｃ，Ｔｈéｏ

ｐｈｉｌｅ生于１７７１年）——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代表城乡最

贫穷的劳动阶层的利益的“疯人派”的

领袖之一。——第２７２页。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ＡｒｍａｎｄＪｅａｎｄｕＰｌｅｓｓｉｓ，

ｄｕｃｄｅ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专制政体

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

教。——第３９３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第

３、１８、４１、７２、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３、１３６、１３７、

１４８、２４６、２４７、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７、４７９页。

李奇，詹姆斯（Ｌｅａｃｈ，Ｊａｍｅｓ）——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织布工人；１８４２年郎卡

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恩格斯的朋

友。——第２８２页。

３４５人 名 索 引



李斯特，弗 里德 里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

策。—— 第２３９—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２、

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１页。

里德（Ｒｅａｄ）—— 曼彻斯特的建筑工

人。——第２９０页。

里德尔，理查（Ｒｉｅｄｅｌ，Ｒｉｃｈａｒｄ）—— 德国

裱糊工，侨居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

会员；１８４７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４７０页。

里 普 利，乔治（Ｒｉｐｌ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美国一神论派传教士，１８４２

年在布鲁克农场（马萨诸塞州）建立移

民区和学校。——第２３１页。

利 奥，亨 利 希（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

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

１０８页。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Ｌｅｌｅｗｅｌ，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

和革命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

参加者，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

员会委员。——第４６１、４６９、４８１页。

列斯凯，卡尔·威廉（Ｌｅｓｋｅ，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

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２９８页。

隆格，约翰奈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７）——德国传教士，利用天主教为

德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德国天主教徒”

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第２９６页。

隆特贝格（Ｌｕｎｔｂｅｒｇ）——伦敦“民主派兄

弟协会”会员，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代

表。——第３９９页。

卢， 雅 克 （Ｒｏｕｘ，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５２—

１７９４）——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贫苦的劳

动者阶层利益的“疯人派”领袖之

一。——第２７２页。

卢 布 林 纳，路 德 维 克（Ｌｕｂｌｉｎｅｒ，

Ｌｕｄｗｉｋ）——波兰革命者，律师，１８４８

年侨居布鲁塞尔。——第４８１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３０５、３７１、３９３页。

鲁卡斯（Ｌｕｃａｓ，Ｔ．）——民主主义者，曾参

加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为纪念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在伦敦举行

的国际大会。——第４６２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

市民等级思想家。——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路 德 维 希 一 世（ＬｕｄｗｉｇＩ１７８６—

１８６８）—— 巴 伐 利 亚 国 王（１８２５—

１８４８）。——第１９７、２００页。

路 易 菲 力 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 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第７１、２０４、２０５、

２１８、３９１、３９４、４０３、４０４、４６０、４６２页。

路易十一（ＬｏｕｉｓＸＩ１４２３—１４８３）——法

国国王（１４６１—１４８３）。——第３９３、３９４

页。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１６７１—１７２９）——英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法国财

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纸币的投

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第

３３２页。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Ｒｏｂｅｒｔ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ｒｏｗｔｉｎｇ１８０６—１８７１）—— 英国法学

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

系。——第２８４—２８８、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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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戴尔，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５９—１８３９）——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

观点批判亚·斯密的理论。——第１３６

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 第

１９６、４０６页。

吕诺，塞巴斯提安（Ｌｕｎｅａｕ，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１８００—１８８０）—— 法国国家活动家，

１８３１—１８４８年是下议院议员。——第

４０２页。

Ｍ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Ｍａｂｌｙ，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０９—１７８５）—— 著名的法国社会学

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

物。——第２７２页。

马 尔，威 廉（Ｍａｒ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９—

１９０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新

闻工作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

意志”的领导人之一，《现代社会生活

报》的编辑。——第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８、４３９

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宣扬

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１３６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

马莱 迪庞，雅克（ＭａｌｌｅｔＤｕｐ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４９—１８００）——法国政论家，历史回

忆录的作者。——第３０３页。

马提诺，哈里埃特（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Ｈａｒｒｉｅｔ

１８０２—１８７６）—— 英国资产阶级女作

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 第

２３０页。

马歇尔，约翰（Ｍａｒｓｃｈａ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８３—

１８４１）—— 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

家。——第７０页。

马赞尼洛（Ｍａｓａｎｉｅｌｌｏ１６２０—１６４７）（托

马佐·安尼洛ＴｏｍａｓｏＡｎｉｅｌｌｏ的绰

号）——１６４７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

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第

３９０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

ｌｏｃｈ，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

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的狂热辩护

士。——第３、１１０、２４４、２４６、２６４页。

迈因茨，卡尔·古斯达夫（Ｍａｙｎｚ，Ｋ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１２—１８８２）——德国法学家，

布鲁塞尔大学教授，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会员。——第４６９页。

梅利奈，弗朗斯瓦（Ｍｅｌｌｉｎｅｔ，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７６８—１８５２）——比利时将军，法国人，

１８３０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

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名誉主席。——第４６１、４６９

页。

梅 利 什，约 翰（Ｍｅｌｉｓｈ，Ｊｏｈｎ１７７１—

１８２２）——英国作家，地理学家和旅行

家；访问和描写了美国的共产主义移民

区。——第２３０页。

梅洛（Ｍｅｌｌｏｒ）—— 曼彻斯特的建筑工

人。——第２８５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

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ｋ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波兰政治

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

的参加者，曾参加１８４６年波兹南起义

的准备工作，德国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时

从牢中释放。——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５４５人 名 索 引



梅 特 涅，克 雷 门 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

ｍｅｎｓ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奥地利国家活

动 家 和 外 交 家，曾 任 外 交 大 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１８４８），神

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第１８５、

４６０、４７３页。

门特耳，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Ｍｅｎ

ｔｅ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德国裁缝，

正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因同盟

案件被关在普鲁士狱中。——第４２８、

４３０页。

蒙克（Ｍｏｎｋ）—— 英国法学家。—— 第

２８５—２８６页。

弥 勒，威 廉（Ｍüｌｌ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６—

１８７３）（笔名科尼斯文特尔的沃尔弗

干格·弥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üｌｌｅｒｖｏｎＫｏ

ｎｉｇｓｗｉｎｔｅｒ）——德国诗人，四十年代

是杜塞尔多夫的医生。—— 第２１８

页。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Ｈｏｎｏｒé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７４９—１７９１）——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

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利

益的代表者。——第２４５页。

米歇洛（Ｍｉｃｈｅｌｏｔ，Ｊ．Ａ．）——法国民主主

义者，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

员。——第３９９、４５９页。

密 尔 顿，约 翰（Ｍｉｌ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６０８—

１６７４）——杰出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

者。——第３９３页。

摩莱，路易·马蒂约（Ｍｏｌé，ＬｏｕｉｓＭａ

ｔｈｉｅｕ１７８１—１８５５）——伯爵，法国国家

活动家，奥尔良派，曾任首相（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１８３７—１８３９），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期间是

保守 的保 皇派“秩 序 党”领 袖 之

一。——第４００页。

摩莱里（Ｍｏｒｅｌｌｙ）——十八世纪法国空想

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第２７２页。

莫德，丹尼尔（Ｍａｕｄｅ，Ｄａｎｉｅｌｌ）——曼彻斯

特调解法官。—— 第２８０—２８６、２９０

页。

莫 尔，约 瑟 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３—

１８４９）——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的

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委员。——第４２７、４３９、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６

页。

莫尔莱，安德烈（Ｍｏｒｅｌｌｅｔ，Ａｎｄｒé１７２７—

１８１９）——法国神甫，作家和哲学家，写

了许多经济著作。——第３０３页。

默泽尔，尤斯图斯（Ｍｏｓｅｒ，Ｊｕｓｔｕｓ１７２０—

１７９４）——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

国保守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第１０８页。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 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

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也从李嘉

图理论中得出某些激进的结论。——

第３、５、１７、１８、３３、４０、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３、

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６—１４８、２４６、２６４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Ｉ，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 第 ２４３—２４４、２６６、２６８、

３０３、３８９、４６５、４７２页。

瑙威尔克，卡尔（Ｎａｕｗｅｒｃｋ，Ｋａｒｌ１８１０—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柏林大学的教

授，曾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小

组。——第１９４页。

尼古拉一世（ Ｉ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６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１８５、

１９４、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３页。

Ｏ

欧 文，罗 伯 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 第１２１、２２６、２３２、２７２、３００、

３１９、３８４页。

Ｐ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第４０４、４６０页。佩基奥，朱

泽 培 （Ｐｅｃｃｈｉｏ，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７８５—

１８３５）——意大利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写了许多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著

作。——第２４４页。

佩利斯（Ｐｅｌｉｓｓｅ）——法国驻阿尔及利亚

军队的上士。——第２０６页。

佩 列 林，让（Ｐｅｌｌｅｒｉｎｇ，Ｊｅａｎ １８１７—

１８７７）——比利时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

者，布 鲁 塞 尔 民 主 协 会 会 员，鞋

匠。——第４７０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的领袖；首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

法（１８４６）。——第２８１页。

皮卡尔，阿尔伯（Ｐｉｃ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比利

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布鲁塞尔民主协

会会员。——第４６１、４６９页。

皮林，理查（Ｐｉｌｌｉｎｇ，Ｒｉｃｈａｒｄ生于１８００

年）——曼彻斯特工人，宪章派；１８４２年

是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在郎卡郡南

部）罢工的领导人之一。—— 第２８１

页。

皮特基思利，劳伦斯（Ｐｉｔｋｅｔｈｌｅｙ，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英国旅行家；四十年代初访

问和描写了震教徒的共产主义移民区

（纽约州）。——第２２５页。

皮特曼，海 尔 曼（Ｐüｔｔ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１—１８９４）——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

闻工作者，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

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２９８、

２９９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古

希腊抒情诗人，写了许多瑰丽的颂

诗。——第２６２页。

珀蒂冈（Ｐｅｔｉｔｇａｎｄ）——法国驻阿尔及利

亚军队的军官。——第２０６页。

珀 歇，雅 克（Ｐｅｕｃｈｅ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０）——法国作家和经济学家，正统

主义者，复辟时期是巴黎警察局档案保

管员。——第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２、３１３、

３１５、３１６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

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５６、

１００、１１７、１３９、１４３、１４４、２７２、３５７、４２６、

４５０页。

Ｑ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

论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民主派

兄弟协会”会员，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有友好关系。—— 第３９９、４０６、４５８、

７４５人 名 索 引



４５９页。

Ｒ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Ｊｏｔｔｒａｎｄ，Ｌｕ

ｃｉｅｎＬéｏｐｏ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 比利时

法学家和政论家，四十年代是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

席。——第４６１、４６９页。

Ｓ

萨尔蒙（Ｓａｌｍｏｎ）—— 曼彻斯特建筑工

人。——第２８３—２８５页。

萨伊，路易·奥古斯特（Ｓａｙ，ＬｏｕｉｓＡｕ

ｇｕｓｔｅ１７７４—１８４０）——法国经济学家，

让·巴·萨伊的弟弟。——第２４５、２６８

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代表。——第３、６、

７、６２、６６、７４、７５、７７、７８、１０５、１１３、１３６、

１４６—１４９、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８页。

塞拉，安东尼奥（Ｓｅｒｒａ，Ａｎｔｏｎｉｏ十七世纪

最初二十五年）——意大利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第２４４

页。

桑切斯，托马斯（Ｓａｎｃｈｅｚ，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５０—

１６１０）——十六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耶

稣 会 教 徒、神 学 家，婚 约 的 制 定

者。——第３３９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１５１—１５３页。

沙 贝 利 茨，雅 科 布（Ｓｃｈａｂｅｌｉｔｚ，Ｊａｋｏｂ

１８２７—１８９９）——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资产阶级激进派，“民主派兄弟协会”

会员，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住在伦敦，在那里

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３９９

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

（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Ｆｒａｎ  ｏｉｓＲｅｎé，ｖｉ

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６８—１８４８）——著名的法国

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

家。——第３８９页。

沙 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民

主派兄弟协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为“左的”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

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第３８０、３９９、４２３、４３７、４４３、

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１、４６６页。

沙普斯（Ｓｈａｒｐｓ）——波林和亨弗莱建筑

公司的股东。——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

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学说的基

本原理结合在一起。——第２４６、２６４

页。

舍 伐利埃，米歇尔（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Ｍｉｃｈｅｌ

１８０６—１８７９）——法国工程师，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

者，后为自由贸易派。——第１１０、１３７、

２５９页。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

Ａｎｔｈｏｎｙ，Ｅａｒｌｏｆ１６７１—１７１３）—— 英

国哲学家，道德论者，自然神论的著名

代表，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

３９３页。

圣 西 门，昂 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第１１０、１１７、２７２、３１９、

８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８４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卡斯巴尔·施米特 Ｃａｓｐａ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

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３６９—３７２

页。

施米特，西蒙（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ｉｍｏｎ）——德国

制革工人，正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魏特林的拥护者。——第２９９页。

施泰因，罗仑兹（Ｓｔｅｉｎ，Ｌｏｒｅｎｚ１８１５—

１８９０）——德国法学家，国家学家，普鲁

士政府的密探。——第３１８、３１９页。

施泰因曼，弗里德里希·阿尔诺德（Ｓｔｅｉｎ

ｍ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０１—

１８７５）——德国政论家，文学家，《十九

世纪的漫画和剪影》一书的作者。——

第１９６页。

施坦道，尤利乌斯（Ｓｔａｎｄａｕ，Ｊｕｌｉｕｓ）——德

国教师，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

运动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

年德意志”的领导者之一。——第２９４

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

哲学家和政论家，有名的青年黑格尔

派。——第１５６、１９６页。

舒耳茨，威廉（Ｓｃｈｕｌｚ，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７—

１８６０）——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

议员。——第５７、７０、７４页。

斯卡尔贝克，弗雷德里克（Ｓｋａｒｂｅｋ，Ｆｒｙ

ｄｅｒｙｋ１７９２—１８６６）——波兰资产阶级

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亚·斯密的信

徒。——第４０、１４６、１４８、１４９页。

斯克尔顿，约翰（Ｓｋｅｌｔｏｎ，Ｊｏｈｎ）——四十

年代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第４０６

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３、２５、

４９、５３、６２—６９、７２—８２、１０５、１０６、１１２—

１１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８、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６、

２４８、２５３、２６４、２６８—２７１页。

斯皮特霍恩，沙尔·路易（Ｓｐｉｌｔｈｏｏｒ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１８０４—１８７２）——比利时

律师，民主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１８３０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４７０

页。

斯塔尔男爵夫人，安娜·路易莎·热尔门

（Ｓｔａ ｅ ｌ，ＡｎｎｅＬｏｕｉｓｅＧｅｒｍａｉｎｅ，

ｂａｒｏｎｎｅｄｅ１７６６—１８１７）——著名的法

国女作家。——第３０４页。

斯图亚特，杜格尔德（Ｓｔｅｗａｒｄ，Ｄｕｇａｌｄ

１７５３—１８２８）——苏格兰哲学家，哲学

上的唯心主义派：所谓健全理智的哲学

的代表人物。——第２４３页。

斯托尔伍德（Ｓｔａｌｌｗｏｏｄ）——四十年代宪

章运动的参加者；伦敦宪章派的领导人

之一。——第４５８页。

司各脱（Ｓｃｏｔｔ）—— 曼彻斯特建筑工

人。——第２８５页。

索麦维尔，亚历山大（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１８１１—１８８５）——英国新闻工作者，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２３２、２３４

页。

Ｔ

特 德 斯 科，维 克 多（Ｔｅｄｅｓｃｏ，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２１—１８９７）——比利时律师，革命民

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参加

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

９４５人 名 索 引



近。——第４６４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是

制宪议会的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是立法

会议议员，奥尔良派，共和国总统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４００页。

Ｗ

瓦 劳，卡 尔 （Ｗａｌｌａｕ，Ｋａｒｌ １８２３—

１８７７）——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

１８４８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来

是美因兹市长。——第４７０、４８１页。

万桑（Ｖｉｎｃｅｎｔ）——四十年代法国工人运

动的参加者，１８４５年巴黎木工罢工的领

导人之一。——第２９３页。

威尔逊，伊萨克（Ｗｉｌｓｏｎ，Ｉｓａａｃ）——四十

年代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第４６６

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１７８１—１８６４）——维

尔腾堡国王（１８１６—１８６４）。——第２６５

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ｏｆ１７６９—

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曾任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交

大臣（１８３４年１２月—１８３５年）。——

第４０９页。

威斯特，约翰（Ｗｅｓｔ，Ｊｏｈｎ）——麦克尔士

菲尔德宪章派的领导人之一。——第

４０６页。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

Ｋａｒｌ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０—１８６９）——德国法

学家，自由派政论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

翼。——第１９６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 第２９２、２９３

页。

维尔加尔德尔，弗朗斯瓦（Ｖｉｌｌｅｇａｒｄｅｌｌ，

Ｆｒａｎ ｏｉｓ１８１０—１８５６）——法国政论

家，傅立叶主义者，后来是空想共产主

义者。——第１２０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４６１、４６９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３２４、

３３８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

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４６、２９８、３１９、３２０、

３８４、４２５、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１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鲁普斯Ｌｕｐｕｓ）——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

西亚农奴的儿子，三十年代学生运动的

参加者，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

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

３８０、４２３、４３３、４３７、４７０页。

Ｘ

西尼亚尔，尼古拉·弗雷德里克（Ｓｉｇｎａｒｄ，

Ｎｉｃｏｌａｓ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８０３—１８８９）——法国

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医生；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是 制 宪 议 会 的 议

０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员。——第３９１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

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批评 家。—— 第７２、１０８、２４６—２４９

页。

希尔迪奇，理查（Ｈｉｌｄｉｔｃｈ，Ｒｉｃｈａｒｄ）——十

九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２６４页。

希兹比（Ｈｉｚｂｙ）——匹兹堡（俄亥俄州）铁

厂厂主。——第２３１页。

悉尼，艾尔杰楠（Ｓｙｄｎｅｙ，Ａｌｇｅｒｎｏｎ１６２２—

１６８３）——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十

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复

辟时期辉格党反对派领袖之一，君主立

宪制度的拥护者。——第３９３页。

席尔——见沙佩尔，卡尔。

辛利克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７９４—１８６１）—— 德 国 哲 学 教

授，右翼黑格尔分子。—— 第３６５

页。

Ｙ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

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

阶级的思想家。——第１３０页。

亚 历 山 大 一 世（ Ｉ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４６５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ＩＩ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４６５页。

伊丽莎白（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１８０１—１８７３）——弗

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的妻子，普鲁士王

后。——第１８２、１８３、２９３页。

尤 尔，安 得 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派。——第２６２页。

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 曼彻斯特建筑工

人。——第２８７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巴公——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中的

 主人公。——第３３６页。

Ｂ

保罗——据圣经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

信基督之前叫扫罗。——第４７５页。

Ｄ

黛安娜——古代罗马人的月神，相当于希

腊女神阿尔蒂米斯。——第１５２页。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

身。——第２８０页。

多朗特——让·巴·莫里哀的喜剧《醉心

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人物之一。——第

３４１页。

Ｇ

盖罗尔斯坦公爵鲁道夫——欧·苏的小

说《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第３６５

１５５人 名 索 引



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１９、１５７页。

吉约姆——古代法国喜剧《律师巴特兰》

中的人物。——第３５３页。

Ｋ

克伦纳士——古希腊神话中的狄坦神，宙斯

的父亲；后来是时间神。——第５８页。

Ｍ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

亲。——第３６６页。

弥赛亚——在一些宗教教义中（首先在犹

太教和基督教中）是上帝派来的救世

主，其使命是消除罪恶并在人间建立天

国（希腊文译为基督）。——第３９０页。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

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１５１页。

米诺托——古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的

怪物，人们以男女少年祭他。—— 第

３３１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

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

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和吞

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２４０页。

Ｐ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狄坦神之一，

他从神那里盗走了火，带给人们；宙斯

令赫斐斯塔司把他锁缚在悬崖上，让鹰

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第１３３

页。

Ｒ

若克里斯——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

国喜剧中流传的人物，愚蠢和幼稚的人

的化身。——第３３８页。

Ｓ

斯嘉本——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

计》中的人物。——第３５３页。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

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

君主著称。——第２８１、２８３页。

Ｔ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

主要人物。——第１０９页。

Ｘ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

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

第２２页。

夏 娃—— 圣 经 传 说 中 的 第 一 个 女

人。——第３９５页。

Ｙ

亚当——圣经传说中的第一个人。——

第３９５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阿

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

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２９３页。

２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

 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

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ｕｌｉｂｒｅ

è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ｎｏｎｃé à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ｄａｎｓｌａ

Ｓé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ｕ ９ Ｊａｎｖｉｅｒ１８４８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８］．——第４７８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５２—４６７页）。

 —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１８４４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

第１期和第２期（双刊号）。——第

４５页。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

页）。

 —Ｄｉｅ ｈｅｉｌｉｇ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ｏｄｅｒＫｒｉ

ｔｉｋｄｅｒ ｋｒ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ｔｉｋ．Ｇｅｇｅｎ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 ｕｎｄ Ｃｏｎｓｏｒｔ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１８４５．——

第３６４—３６７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à

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４７．——第４５０页。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本卷第３７３—３８０

页）。

 —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ｂｅ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ｓ．

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

（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汉堡

版。——第４３０、４３４、４３５、４３８、４３９、

４４２、４４４、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４、４５５页。

《普鲁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本卷

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Ｐｒｕｓｓｉａ．

载于１８４４年６月２９日《北极星报》第

３４６号。——第２１１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

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

３５５



 —ＤｉｅＬａｇ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Ｋｌａｓｓ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ａｃｈ ｅｉｇｎｅｒ Ａｎ

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ｕ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ｎ

Ｑｕｅｌｌ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 第

２７７、２７８页。

《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密谋反对教会

和国家》（本卷第２９４—２９７页）。

 —“Ｙｏｕｎ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

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ｓｔａｔｅ．

载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７日《北极星报》

第４１１号。——第２９８页。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译《政治经济

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

 —Ｕｍｒｉｓｓｅｚｕｅｉｎ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ｅｋｎｏｍｉｅ．

载于１８４４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

第１期和第２期（双刊号）。——第

３、４、４６、１１２页。

《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

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卷第６２７—６３０页）。

 —ＴｈｅｌａｔｅｂｕｔｃｈｅｒｙａｔＬｅｉｐｓｉｃ．—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载于１８４５年９月１３日《北极星报》第

４０９号。——第２９７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Ｂ

鲍威尔，埃·《批评派同教会和国家的争

 论》１８４３年沙洛顿堡版（Ｂａｕｅｒ，Ｅ．Ｄｅｒ

Ｓｔｒｅｉｔ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ｍｉｔＫｉｒｃｈｅｕｎｄＳｔａａｔ．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１８４３）。—— 第 ２１８

页。

鲍威尔，布·《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

判》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１８４２

年布朗施威克版第３卷（Ｂａｕｅｒ，Ｂ．Ｋｒｉ

ｔｉｋ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Ｓｙｎｏｐｔｉｋｅｒ．Ｂ ａｎｄｅ１—２．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４１； Ｂａｎｄ ３．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４２）。——第１５６页。

鲍威尔，布·《基督教真相》１８４３年苏

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Ｂａｕｅｒ，Ｂ．Ｄａｓ

ｅｎｔｄｅｃｋｔｅ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ｈｕｍ．Ｚüｒｉｃｈ

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３）。—— 第

１５６页。

鲍威尔，布·《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Ｂａｕｅｒ，Ｂ．］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ｔｉｋ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ｅｓ），载于《维干德季刊》１８４５

年莱比锡版第３卷。——第３６４—３６７

页。

鲍威尔，布·《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

的事》１８４２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Ｂａｕｅｒ，Ｂ．ＤｉｅｇｕｔｅＳａｃｈ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ｕｎｄ ｍｅｉｎｅ ｅｉｇｅｎｅ Ａｎ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

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２）。——第

１５６页。

４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凡是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

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贝魁尔，康·《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

 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１８４２年

巴黎版（Ｐｅｃｑｕｅｕｒ，Ｃ．Ｔｈéｏｒｉｅｎｏｕ

ｖｅｌｌ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ｏｕ 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２）。—— 第 ５９、

７１—７２页。

毕莱，欧·《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１８４０

年巴黎版第１卷（Ｂｕｒｅｔ， Ｅ． Ｄｅ 

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 ｌａｂｏｒｉｅｕｓｅｓ

ｅｎ 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  ｅｔ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ｏｍｅ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５９—

６０、７２页。

勃朗，路·《法国革命史》１８４７年巴黎版

第１—２卷。（Ｂｌａｎｃ，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

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ａｎ  ａｉｓｅＴｏｍｅｓ

Ｉ—Ｉ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７）。——第４７４页。

伯蒂《前科尔贝收税官伯蒂先生驳有关他

的离婚案的流言蜚语》１８４７年巴黎版

（Ｐｅｔｉｔ．ＲéｐｏｎｓｅｄｅＭ．Ｐｅｔｉｔ，ｅｘ

ｒｅｃｅｖｅｕｒｄ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à Ｃｏｒｂｅｉｌ，

ａｕｘ ｃａｌｏｍｎｉｅｓ ｒéｐａｎｄｕｅｓ àｌ’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ｄｅｓｏｎ ｐｒｏｃèｓｅｎｓé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７）。——第４０１—

４０２页。

布雷，约·弗·《劳动方面的不公正现象

及其消除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理时

代》１８３９年里子版（Ｂｒａｙ，Ｊ． Ｆ． Ｌａ

ｂｏｕｒ’ｓｗｒｏｎｇ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

ｄｙ；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ｏｆ ｍｉｇｈｔ ａｎｄｔｈｅ 

ａｇ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Ｌｅｅｄｓ，１８３９）。——第２６５

页。

Ｄ

道梅尔，格·弗·《基督教古代的圣礼》

１８４７年汉堡版第１—２卷（Ｄａｕｍｅｒ，Ｇ．

Ｆ．Ｄｉｅ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ｄ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

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Ｂａｎｄｅ１—２．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４７）。——第４７５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

《意识形态原理》第４册和第５册。论意

志 及 其 作 用。１８２６ 年 巴 黎 版

（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 Ａ． Ｌ． Ｃ．

Ｅｌéｍｅｎｓｄ’ｉｄéｏｌｏｇｉｅ．ＩＶｅｅｔＶ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ｒａｉｔé ｄｅ 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ｅｔ

ｄｅｓｅｓｅｆｆｅｆ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

２５、１４６页。

Ｆ

费尔巴哈，路·《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

要》（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ＶｏｒｌａｕｆｉｇｅＴｈｅ

ｓｅｎｚｕ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载于《现代德国哲学和政论轶文集》。由

阿尔诺德·卢格编辑，１８４３年在苏黎世

和温特图尔出版（Ｉｎ∶《Ａｎｅｋｄｏｔａｚｕ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ｓｔｉｋ》．Ｈｇ．ｖ．Ａｒｎｏｌｄ

Ｒｕｇｅ．Ｚüｒｉｃｈ ｕ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３）。—— 第４６、１５７页。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１８４１年

莱比锡版（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ＤａｓＷｅｓｅｎ

ｄｅｓ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ｈｕｍｓ．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４１）。——第１５９、３６０页。

费尔巴哈，路·《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

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１８４４年莱比

锡版（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ＤａｓＷｅｓｅｎ

ｄｅｓ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ｉｍ ＳｉｎｎｅＬｕｔｈｅｒｓ．

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ｍ《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Ｃｈｒｉ

ｓｔｅｎｔｈｕｍ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４）。——

第３６２页。

费尔巴哈，路·《未来哲学原理》１８４３年

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

Ｇｒｕｎｄｓ ａｔｚ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Ｚüｒｉｃｈ ｕ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５５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１８４３）。——第４６、１２８、１５７、３６０—３６３

页。

费里埃，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

相互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Ｆｅｒｒｉｅｒ，Ｆ．

Ｌ． Ａ． 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ｉｄéｒé

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

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５）。——第２４３、２６８—

２７１页。

芬奇，约翰《美国旅游札记》（Ｆｉｎｃｈ，Ｊ．

Ｎｏｔｅ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载于《新道德世界》１８４４年１

月１３日—６月２２日第２９—５２期（第５

卷）；６月２９日—１０月１９日第１—１７期

（第６卷）。——第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６—２３０

页。

福尔塞尔，卡·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

１８４７年斯德哥尔摩版（Ｆｏｒｓｓｅｌｌ，Ｃ．Ｄ．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ｅｎ ｏｃｈ ｋｒｉｓｔｅｎｄｏｍｅ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１８４７）。——第４４４页。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３

卷 （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ｌ’

ｕｎｉｔé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Ｖｏｌ．ＩＩＩ．）载于《傅立

叶全集》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４卷。——第

３２３页。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

的理论》（Ｆｏｕｒｉｅｒ， Ｃｈ． 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ｅｔ ｄｅｓ

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载于《傅立

叶全集》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卷。——第

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１、３３３、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４、

３４５、３５５页。

傅立叶，沙·《论三种外在统一》（Ｆｏｕｒｉｅｒ，

Ｃｈ．Ｓｅｃｔｉｏｎéｂａｕｃｈéｅｄｅｓｔｒｏｉｓｕｎｉｔéｓ

ｅｘｔｅｒｎｅｓ），载于１８４５年在巴黎出版的

《法郎吉》杂志第１卷。——第３１９、

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２、３３３—３４１、３４２—３４５、

３４６—３５６页。

Ｇ

［格律恩，卡·］《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

定。论时局问题》１８４６年比尔文肯版

（［Ｇｒüｎ， Ｋ．］Ｄｉｅ 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Ａｂｓｃｈｉｅｄｅ． Ｅｉｎ Ｗｏｒｔ

ｚｕｒＺｅｉｔ．Ｂｉｒｗｉｎｋｅｎ，１８４６）。——

第４２６页。

古罗夫斯基，亚·《俄国的和波兰各省起

义的实情》１８３４年巴黎版（Ｇｕｒｏｗｓｋｉ，

Ａ．Ｌａｖéｒｉｔéｓｕｒ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ｅｔｓｕｒｌａ

ｒéｖｏｌｔｅｄｅ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Ｐｏｌｏｎａｉｓｅ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４）。——第１９８页。

Ｈ

［海因岑，卡尔］《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君

主们》１８４７年伯尔尼版（［Ｈｅｉｎｚｅｎ，Ｋ．］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Ｈｕｎｇ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Ｆü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ｎ，１８４７］）。—— 第 ４５１

页。

海因岑，卡尔《为专制国家官兵制定的近

代战争条例三十条》１８４６年纽施塔特版

（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ＤｒｅｉβｉｇＫｒｉｅｇｓａｒ

ｔｉｋｅｌｄｅｒｎｅｕｅｎＺｅｉｔｆüｒ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ｅ

ｕｎｄＧｅｍｅｉｎｅｉｎ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

ｔｅｎ．Ｎｅｕ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６］）。—— 第

４５１页。

［赫斯，莫·］（Ｈｅβ，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唯一和完全的自由》（ＤｉｅＥｉｎｅｕｎｄ

ｇａｎｚｅ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行 动 的 哲 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

Ｔｈａｔ），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

印张》，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Ｉｎ：ＥｉｎｕｎｄｚｗａｎｚｉｇＢｏｇｅｎａｕｓｄｅｒ

Ｓｃｈｗｅｉｚ．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６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４３）。——第４６、１２４页。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

（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载于《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２年柏

林版第２卷。——第４６、１５６、１５９、１６１、

１６２—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２页。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Ｈｅｇ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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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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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ａｔｅｎｕｎｓｅｒｅｒＺｅｉｔ．ＢａｎｄｅＩＶ．Ｊｅｎａ，

１８３０）。——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Ｋ

凯泽尔，亨·威·《财产的个性，兼论当今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１８４３年不

来 梅版（Ｋａｉｓｅｒ，Ｈ．Ｗ．ＤｉｅＰｅｒ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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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ｉｎ

ｈｅｕｔｉｇｅ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Ｂｒｅｍｅｎ，

１８４３）。——第３５７页。

Ｌ

劳顿，查理《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

以书信形式向医生提出》１８４２年巴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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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ｓｕｎｅｓéｒｉｅｄｅｌｅｔｔｒｅ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２）。——第５９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弗·索·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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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ｓＩＩＩ．２ｅｍ éｄ，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第７２、２４６、２６４页。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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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 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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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泽尔，尤·《爱国主义的幻想》第四次修

７５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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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第２４４页。

皮特基思利，劳·《流亡。何处着手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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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ｃｅ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ｓ），载于１８４３年５月６

日《北极星报》第２８６号。——第２２５

页。

珀歇，雅·《法国统计学原理》１８０５年巴黎

版（Ｐｅｕｃｈｅｔ，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ｑｕｅéｌé ｍｅｎ

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０５）。——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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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ｅ ｌａ ｐｏｌｉｃ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ＴｏｍｅｓＩＩＶ．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８）。—— 第

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５页。

蒲鲁东，比·约·《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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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１８４７年达姆斯塔德版第１—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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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ｓＥｌｅｎｄ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ｂ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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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萨伊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文

章和书信》，由他的女婿沙尔·孔德在

他死后出版，１８３３年巴黎版（Ｃｏｕｒ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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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Ｓａｙ，ｐｕｂｌｉéｐａｒＣｈ．Ｃｏｍｔｅ，ｓｏｎ

ｇｅｎｄ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３）。——第２４５页。

Ｓ

萨伊，路·奥·《论国民财富并驳政治经

济学的主要谬误》１８３６年巴黎版（Ｓａｙ，

Ｌ．Ａ．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

ｔｉｏｎｓｅｔｒé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ｓ

ｅｒｒｅｕｒｓ ｅｎ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第２４６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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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ＴｏｍｅｓＩＩ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 第

６２、６６、７５、７７、１４６页。

塞拉，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

属矿的王国的手段》（１６１３年），载于《意

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

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 １卷（Ｓｅｒｒａ，Ａ．

Ｂｒｅｖｅｔｒａｔｔａｔｏｄｅｌｌｅｃａｕｓｅｃｈｅｐｏｓ

ｓ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ｂｏｎｄａｒｅｌｉｒｅｇｎｉｄ’ｏｒｏｅ

ｄ’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ｖｅｎｏｎｓｏｎｏｍｉｎｉｅｒｅ

（１６１３）．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

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

ａｎｔｉｃａ 》． Ｔｏｍｏ Ｉ． 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３）。——第２４４页。

《商业地理大辞典》雅·珀歇编，１７９９—

１８００年巴黎版第１—５卷（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

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ｄｅｌａ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ｃｏｍ

ｍｅｒｃａｎｔｅｐａｒＪ．Ｐｅｕｃｈｅｔ．Ｔｏｍｅｓ

１—５．Ｐａｒｉｓ，１７９９—１８００）。—— 第

３０３页。

圣西门《实业家问答》（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

Ｃａｔéｃｈｉｓｍｅｄ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１８２４年巴黎

版。——第１１７页。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

由奥托·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Ｓｔｉｒｎ

ｅｒ，Ｍ ．ＤｅｒＥｉｎｚｉｇ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ｉｇｅｎ

ｔｈ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Ｏｔｔｏ

Ｗｉｇａｎｄ，１８４５）。——第３７２页。

施泰因，罗·冯·《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现代史随笔》１８４２年莱比

锡版（Ｓｔｅｉｎ，Ｌ．ｖｏｎ．Ｄ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ｄｅｓ ｈｅｕｔｉｇｅ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ｓ．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Ｚｅｉｔ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２）。—— 第

３１８、３５７页。

［施泰因曼，弗·阿·］《十九世纪的漫画

和剪影》由靡菲斯特菲勒司的作者画，

１８４３年科斯费耳特版（［Ｓｔｅｉｎｍａｎｎ，

Ｆ．Ａ．］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ｎｕｎｄ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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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ｍ ＶｅｒｆａｓｓｅｒｄｅｓＭｅｆｉｓｔｏｆｅｌｅｓ．

Ｃｏｅｓｆｅｌｄ，１８４３）。——第１９６页。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１８３５—

１８３６年杜宾根版第１—２卷（Ｓｔｒａｕβ，Ｄ．

Ｆ．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Ｂａｎｄｅ１—２Ｔü

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第１９６页。

舒耳茨，威·《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

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

论文》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Ｓｃｈｕｌｚ，Ｗ．Ｄｉ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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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３）。——第５６—５９、７０—７１、７３—７４

页。

斯卡尔贝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并附

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１８３９年巴黎第２

版第１卷（Ｓｋａｒｂｅｋ，Ｆ．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Ｓｕｉｖｉｅ ｄ’ｕｎ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Ｉ．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第１４６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Ｓｍｉｔｈ，

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

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 ｄｅｓ

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Ｇｅｒ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Ｔｏｍｅｓ Ｉ—ＩＩ．Ｐａｒｉｓ，

１８０２）。——第２５、４９、５１、５３、６２—６９、

７２—８２、１４５—１４６页。

［索麦维尔，亚·］（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

的 人）《农 业 区 札 记（十 七）》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Ａ．］（Ｏｎｅｗｈｏｈａｓｗ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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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ｌｅｄ ａｔｔｈｅＰｌｏｕｇｈ）Ｎｏｔ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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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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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林，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１８４２

年斐维版（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ｎ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Ｖｉｖｉｓ，

１８４２）。——第４２５页。

魏特林，威·《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１８４５

年伯尔尼版（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ＤａｓＥｖａｎｇｅｌｉ

ｕｍ ｅｉｎｅｓ ａｒｍｅｎ Ｓüｎｄｅｒｓ．Ｂｅｒｎ，

１８４５）。——第４５１页。

Ｘ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德·

《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

第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

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

ＩＩ．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８）。——第２４８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德·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

关系》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Ｉ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第

７２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德·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

关系》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２卷（Ｓｉｓｍｏｎ

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ａｖｅｃ ｌ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 ＩＩ．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７）。—— 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Ｙ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在

作者的参与下译出，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１

卷（Ｕｒｅ，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ｕ

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ｏｕｓｌｅｓｙｅｕｘｄｅ

ｌａｕｔｅｕｒ． Ｔｏｍｅ Ｉ．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６）。—— 第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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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代表大会告汉堡同盟书，１８４７年６月９

 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

（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汉堡版

（Ｄｅｒ Ｋｏｎｇｅｒβ ａｎ ｄｅｎＢｕｎｄ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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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Ｊｕｎｉｂｉ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４７）．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６９）。——第４３８—

４４６页。

Ｇ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１８４７年６月９

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

（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汉堡版

（Ｓｔａｔｕｔ ｄ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 ｄｅｒＫ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ｅｎ，ｄｅｎ ９ｔｅｎ Ｊｕｎｉ １８４７．Ｉｎ：

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ｓ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 ｄ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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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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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提出》（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

üｂｅｒＥｈｅ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ｖｏｒｇｅｌｅｇｔｖｏｎｄｅｍ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ｆü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ｅ，

ｉｍＪｕｌｅ１８４２），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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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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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ｎｇ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

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Ｉｒｅ

ｌａｎ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３，１８４８），载于１８４８年１

月８日《北极星报》第５３３号。——第

３９７—３９９页。

Ｗ
《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１８３４年６月

１２日）》，载于《德意志民族法律状况重

要文献》１８４４年曼海姆版（ＤａｓＳｃｈｌｕβ

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ｄｅｒＷｉｅｎ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ｖ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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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１８４４）。同时，载于

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４日《前进报》第７号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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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１８４６

年１１月》，载于《１８４８年民主袖珍手册》

１８４７年莱比锡版（Ａ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ｄｅｒＶｏｌｋ

ｓｈａｌｌｅ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ｄｅｒＧｅｒｅｃｈｔｅ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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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７）。——第４４４页。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１８４７

年２月》，载于《１８４８年民主袖珍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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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ｌｌｅ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ｄｅｒＧｅｒｅｃｈｔｅｎａｎ

ｄｅｎ Ｂｕｎｄ，Ｆｅｂｒｕａｒ １８４７．Ｉｎ ∶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 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 ｆüｒ

１８４８》．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７）。——第４３７、４４４

页。

《中央委员会告汉堡同盟书，１８４７年６月

２４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

（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汉堡版

（Ｄｉ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ｅｈｏｒｄｅａｎｄｅｎＢｕｎｄｉｎ

Ｈａｍｂｕｒｇ，ｄｅｎ２４ｔｅｎＪｕｎｉ１８４７．Ｉｎ∶

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ｓ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Ｊｕｎｉ ｂｉ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４７）．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６９）。—— 第４４１、

４４２页。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４

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

（１８４７年６月至９月）》１９６９年汉堡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ｅｈｏｒｄｅａｎｄｅｎＢｕｎｄ，ｄｅｎ

１４ｔｅｎＳｅｐｔ．１８４７．Ｉｎ∶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ｓｄｏｋｕ

ｍｅｎｔｅ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ｄ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

（Ｊｕｎｉｂｉ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７）．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９）。——第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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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伦敦

 出版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３６２号。《曼彻

斯特和索尔福的木工大会》（Ｇｒｅａ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ｎｃｈ

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ｆｏｒｄ）。——第２７９、２８０

页。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３６３号。《曼彻

斯特。——波林公司的木工和细木

工 的 罢 工》（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Ｔｈｅ

ＳｔｒｉｋｅｏｆＭｅｓｓｒｓ：Ｐａｕ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ｓ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ａｎｄ Ｊｏｉｎｅｒｓ）。—— 第

２７９、２８０页。

 —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９日第３６５号。《亨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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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ｏｔｈｅ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ｆｏｒＬａｂｏｕｒ）。——第２８９—

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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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 Ｍａ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ｓ）。——

第２９０页。

 —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５日第５３４号。《人民宪

章。—— 重要的公众大会》（Ｔｈｅ

Ｐｅｕｐｌｅ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ｅｔｉｎｇ）。—— 第 ４０６—

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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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季刊》（《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

Ｓｃｈｒｉｆｔ》），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

１８３８年第３期。《伯明翰和乌尔未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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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ｂｅｒｇｍ ａｎｎｉｓｃ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ｋｔｚｗｉ

ｓｃｈｅｎ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ｕｎｄＷｏｌｖｅｒｈａｍｐ

ｔｏｎ；ｍｉｔ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Ｂｅｚｕｇｎａｈｍｅａｕｆ

ｄｉｅＧｅｗｉｎｎｕｎｇｄｅｓＥｉｓｅｎｓ）。——第７３

页。

Ｇ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巴黎出版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利 尔 宴 会》

（ＢａｎｑｕｅｔｄｅＬｉｌｌｅ）。—— 第３８７—

２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９０页。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４、２５日《第戎宴会》

（ＢａｎｑｕｅｔｄｅＤｉｊｏｎ）。—— 第３９１—

３９６页。

 —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３日《阿卜杜尔 卡迪

尔投降》（Ｓｏｕ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ＡｂｄｅｌＫａｄ

ｅｒ）。——第４０１页。

 —１８４８年１月５日［《关于阿卜杜尔 卡

迪尔纳投降条件》。——第４０３页。

 —１８４８年１月６日《巴黎，１月５日［关

于伯蒂先生的小册子］》。——第４０１

页。

 —１８４８年１月７日［《摘自１８４６年６月

１３ 日 下 议 院 会 议 的 速 记 报

告》］。——第４０２页。

Ｍ

《每季评论》（《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伦敦出版，１８４２年１２月第１４１期。

《反谷物法运动》（ＡｎｔｉＣｏｒｎＬａｗＡｇｉｔａ

ｔｉｏｎ）。——第２８０—２８２页。

《每日辩护者和通告者》（《Ｄａｉｌ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匹兹堡出版，１８４３

年７月１７日。［《对俄亥俄州佐阿的分

离派移民区的描述》］。——第２２９页。

《每周快讯》（《Ｗｅｅｋ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１８４４年

６月１日或８日。［《巴黎共和党的示威

游行》］。——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Ｎ

《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Ｃｎ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Ｎｅｕｃｈａｔｅｌｏｉｓ》），１８４５年９月１１日第

１０９号。［《纽沙特尔通讯》］。—— 第

２９４—２９６页。

Ｗ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

ｓｃｈｅ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出版，１８４５年５月。《对卡·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

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

伙伴〉一书的评论》。——第３６４—３６７

页。

文 学 著 作

Ａ

阿拉戈，埃·《贵族》。——第３９１页。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

 ——第１３３页。

Ｆ

伏尔泰，法·《扎伊拉》。——第３２５页。

Ｇ

歌德，约·沃·《浮士德》。——第１５１页。

Ｌ

《律师巴特兰》。——第３５３页。

Ｓ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１５１—

１５２页。

Ｗ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１—３卷。——

第３２４、３３８页。

３６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期 刊 索 引

Ａ

《奥地利观察家报》（《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ｒ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奥地利的一家日报；

１８１０—１８４８年以此名称在维也纳出

版；奥地利政府的非官方的机关

报。——第４６６页。

Ｂ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

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

报，１８３７年创刊，１８５２年停刊；最初在

里子出版，１８４４年１１月起在伦敦出版。

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

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１８４３年

至１８５０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论文和

短评。——第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９、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３、２８８、２９３、

２９７、２９９、３９０、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５、４５８、４６６

页。

Ｄ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在巴黎出版的德文

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

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

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

作。——第４５、４６页。

《德国公民手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Ｂüｒｇｅｒ

ｂｕｃｈ》）——海·皮特曼于１８４４年１２

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１８４５年年鉴和

１８４６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１８４６年年

鉴。年鉴中刊载有恩格斯的两篇文

章。——第２１９、２３６、３５９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 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由侨居布鲁塞

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１８４７年１月

至１８４８年２月出版。１８４７年９月起，马

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

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

第４００、４６６、４７０、４７７、４８０、４８１页。

《德意志季刊》（《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

Ｓｃｈｒｉｆｔ》）——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７０年在斯图

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７３页。

《地球报》（《ＬｅＧｌｏｂｅ》）——日报，１８２４—

１８３２年在巴黎出版；从１８３１年１月１８

日起成为圣西门派的机关报。——第

２７２页。

Ｆ

《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Ｒé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ｅｔｄｅＢｒａｂａｎｔ》）——法

国的一家周报，１７８９—１７９１年在巴黎

出版，主编是卡·德穆兰。——第１０８

页。

《法兰西报》（《Ｌ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 法国保皇派的日报，１６３１年至

１９１４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０３页。

４６５



《法兰西信使报》（《Ｍｅｒｃｕ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 法国保皇派的杂志，１６７２年至

１８２０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０３页。

《法朗吉。社会科学评论》（《ＬａＰｈａｌａｎｇｅ．

Ｒｅｖｕ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ｅ）——傅立叶

派的刊物，１８３２年至１８４９年在巴黎出

版；曾屡次改变刊物的名称、出版期数、

篇幅和开本。——第３２０、３５５页。

《 芬 尼 杂 志 》（《Ｄａｓ Ｐｆｅｎｎｉ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德国的一家科学普及周

刊；１８３３年至１８５５年在莱比锡出

版。——第２２９页。

Ｇ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法国的一

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的机

关报；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至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

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 第３９１、

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９、４６６、４７０

页。

《共 产 主 义 杂 志》（《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

关报；只在１８４７年９月初出了试

刊。—— 第４３３、４３４、４３８、４４３、４４６、

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４—４５６页。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法国的一

家日报，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

温 和的 资产 阶级 共 和派 的 机关

报。——第３９６、４０３、４０４页。

Ｈ

《和平民主日报》（《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ｐａｃｉ

ｆｉｑｕｅ》）—— 傅立叶派主办的日报，

１８４３—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维

·孔西得朗。——第２１８页。

Ｊ

《纪事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７７０年至

１８６２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

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

守党的机关报。——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Ｌ

《莱 茵 社 会 改 革 年 鉴》（《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ｚｕ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ｅ

ｆｏｒｍ》）——德国的一家杂志，由海·皮

特曼出版，共出版过两卷，第一卷于

１８４５年８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二卷

于１８４６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

小地方别列坞出版。——第２９８、２９９

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

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

１８４２年４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

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 第

４６９页。

《黎明报》（《ＬｅＰｏｉｎｔｄｕｊｏｕｒ》）——法国

的一家日报，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倍尔特兰·巴莱尔在１７８９年

６月１９日至１７９１年出版；它阐明国民

议会的辩论。——第３７１页。

《立 宪 主 义 者 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ｅｌ》）——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１５

年至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

奥尔良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

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

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１８５１年十

二月 政变 后成 了 波拿 巴派 的 报

纸。——第４０３页。

５６５期 刊 索 引



Ｍ

《漫游者》（《Ｄｅｒ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共产主

义者同盟伯尔尼支部打算出版的刊

物。——第４５１页。

《每日辩护者和通告者》（《Ｄａｉｌ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美国资产阶级的

日报，１８３２—１８４３年以此名称在匹兹

堡（美国）出版。——第２２９页。

《每周快讯》（《Ｗｅｅｋ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英

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０１—１９２８年以此名

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

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２０４

页。

Ｎ

《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ｎｅｕｃｈａｔｅｌｏｉｓ》）——瑞士君主立宪派的

报纸，１８３１年至１８４８年２月在纽沙特

尔出版。——第２９４页。

Ｐ

《普罗凡斯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

Ｐｒｏｖｅｎｃｅ）——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８９

年至１７９１年在巴黎出版。——第２４５

页。

Ｑ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德国民主

派的报纸，１８４４年１月至１２月在巴黎

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

为该报撰稿。——第１８２、１８５、２１８页。

Ｒ

《人民论坛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ｕｎ》）——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

的周报；１８４６年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出版；该报编辑是海·克利盖。——第

４２９页。

《人民主宰报》（《Ｐｅｕｐｌ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法

国民主派的月刊；四十年代在马赛出

版。——第４６９页。

Ｓ

《社会辩论报，民主派机关报》（《ＬｅＤéｂ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比利时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和

民主派的机关报；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９年在

布鲁塞尔出版。——第２１８页。

《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

前社会关系的刊物》（《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

ｓｐｉｅｇｅｌ．Ｏｒｇａｎｚｕｒ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ｄｅｒｂｅ

ｓｉｔｚｌｏｓｅｎ Ｖｏｌｋｓｋｌａｓｓｅｎ ｕｎｄ ｚｕｒ

Ｂｅｌｅｕｃｈｔｕｎｇ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ｓｔ

ａｎｄｅ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真正的社

会主义者”的月刊；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在爱

北斐特出版；主编是莫·赫斯，共出版

了十二期。——第３０１、３１７、３６７、４１３—

４１７页。

《生产者》（《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ｕｒ》）——法国的

一家刊物，１８２５—１８２６年在巴黎出版；

是圣西门学派的第一个刊物。——第

２７２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英国最大

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

出版。——第２０５、４６６页。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英国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

敦出版。——第４０３页。

Ｗ

《晚报》（《Ａｆｔｏｎｂｌａｄｅｔ》）——瑞典的一家

６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日报，１８３０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十

九 世纪 是 自由 资产 阶级 的 机 关

报。——第１４４页。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ｉｓｃｈｅ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的月刊；由奥·吕宁负责编辑

出版，１８４５年１月至１８４６年１２月在比

雷菲尔德出版，１８４７年１月至１８４８年

３月在帕德波恩出版。—— 第２９１、

３６４—３６７页。

《维干德季刊》（《Ｗｉｇａｎｄ’ｓ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ｓ

ｃｈｒｉｆｔ》）——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

志；奥·维干德于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在莱

比锡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布·鲍威

尔、麦·施蒂纳、路·费尔巴哈。——

第３６４—３６７页。

Ｘ

《现代社会生活报》（《Ｂｌａｔｔｅｒｄｅｒ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ｆü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Ｌｅｂｅｎ》）—— 德国的

一家月刊，威·马尔于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

在瑞士（洛桑）出版；是秘密社团“青年

德意志”的机关报。—— 第２９４、２９６

页。

《新 道 德 世 界》（《ＴｈｅＮｅｗ Ｍｏ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

罗·欧文创刊于１８３４年，出版到１８４６

年止；开始在里子出版，从１８４１年１０

月起在伦敦出版；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５

年５月弗·恩格斯为该报撰稿。——

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１８３６年起在

巴黎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后成了反波拿巴

的报纸。——第４０３页。

Ｚ

《哲 学、文 艺 和 政 治 旬 刊》（《Ｄéｃａ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法国共和派的报纸，

１７９４年至１８０７年在巴黎出版，每月出

版三次，主编是让·巴·萨伊。——第

２４５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法国

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７８９年创刊于巴黎。

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

资产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

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

１８５１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反

对派的机关报。——第２０５、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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